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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


主人 公 石 破 天 自 小 没 名 没 姓 ， 和 一 个 他 以 为 是 自己 母亲 的 女人 ， 僻 居于 一 座 不 知名 的 荒山 上 。 那 女人 叫 他 做 狗 杂 种 ， 他 便 以 为 这 就 是 他 自 
己 的 名 字 。 那 女人 脾气 古怪 ， 动 驾 打 骂 于 他 ， 他 也 习以为常 。 他 从 小 学 会 了 砍 此 、 做 饭 等 种 种 家 务 ， 却 大 字 不 识 一 个 ， 于 世事 、 人 心 更 是 一 无 
所 知 。 一 天 那 女 人 忽然 不 见 了 ， 他 自 小 相伴 的 那 条 叫 “ 阿 黄 ” 的 狗 也 不 见 了 ， 便 出 去 到 处 寻找 。 结 果 人 和 狗 都 没 找 着 ， 自 己 却 迷 了 路 。 当 他 
来 到 一 个 叫 侯 监 集 的 小 镇 上 时 ， 适 着 许多 武林 人 物 为 一 枚 玄 铁 令 大 动 干 蕊 。 他 是 个 小 乞 儿 的 样子 ， 谁 也 没 注意 ， 却 因为 饥饿 太 甚 ， 捡 了 个 混战 
中 撒 落 在 地 的 烧饼 吃 ， 意 外 地 得 到 了 玄 铁 令 。 正 在 众人 发 现 ， 各 各 威逼 利诱 之 时 ， 玄 铁 令 的 主人 谢 烟 客 适 时 赶 到 。 将 玄 铁 令 夺 回 。 但 这 个 魔 头 
恪 于 诺言 ， 必 须 答 应 为 持 令 者 做 一 件 事 ， 他 怕 众 人 教唆 这 个 小 乞 儿 让 他 干 不 利于 他 的 事 ， 便 连 令 带 人 一 起 携 走 。 不 料 他 想 尽 办 法 也 不 能 让 石 破 
天 求 他 一 件 事 ， 石 破 天 告 诉 他 ， 母 亲 对 他 的 唯一 教诲 ， 便 是 不 管 怎样 也 不 能 求人 。 他 虽然 是 乞 儿 却 从 不 乞讨 ， 别 人 给 他 吃 他 就 吃 ， 别 人 不 给 ， 
他 实在 饿 了 ， 便 拿 了 就 吃 ， 他 也 不 知道 这 叫 偷 ， 也 不 觉得 有 什么 不 对 。 ” 谢 烟 客 无 奈 只 好 带 他 回 自己 隐居 的 摩天 崖 ， 途 中 石 破 天 遇 见 几 个 武林 
人 物 围攻 一 个 叫 大 悲 老人 的 老头 ， 他 挺身 而 出 ， 虽 然 没 救 成 大 悲 老人 ， 却 在 他 临 死 之 前 做 了 他 的 朋友 ， 得 了 他 一 套 载 有 武功 的 泥人 。 到 了 摩天 
崖 ， 谢 烟 客 传授 他 两 种 极 阴 、 极 阳 的 内 功 ， 想 让 他 走火 入 魔 而 死 ， 以 绝 后 患 。 ”不料 正在 石 破 天 阴 阳 交 战 ， 即 将 走火 入 魔 的 时 候 ， 长 乐 帮 来 人 
硬 说 石 破 天 是 他 们 的 帮主 ， 将 他 动 回 帮 中 。 帮 中 的 医道 高 手 贝 海 石 将 石 破 天 救 活 ， 反 而 成 就 了 他 阴阳 合 一 的 无 上 内 功 。 帮 中 人 都 认定 他 就 是 名 
叫 石 破 天 的 帮主 ， 他 怎么 解释 也 无 济 于 事 。 后 来 他 自己 也 怀疑 起 来 ， 等 到 他 结识 了 一 个 名 叫 丁 当 的 女孩 ， 那 女孩 指 给 他 看 ， 她 从 前 在 他 肩头 咬 
伤 的 疤痕 时 ， 他 就 更 懂 懂 了 。 他 喜欢 丁当 又 不 敢 喜 欢 ， 因 为 他 还 不 能 确定 自己 到 底 是 谁 。 幸好 在 他 最 为 难 的 时 候 ， 真 的 石 破 天 被 帮 中 人 损 
回 。 原 来 贝 海 石 等 人 知道 “ 狗 杂 种 ”不 是 真 的 石 破 天 ， 但 因 他 长 相 与 石 破 天 酷 似 ， 因 此 故意 将 错 就 错 ， 让 他 冒名 顶 奉 ， 以 替 他 们 消解 即将 到 来 
的 灾难 ， 而 石 破 天 肩 上 的 伤疤， 也 是 贝 海 石 在 他 昏迷 时 用 手术 弄 上 去 的 。 这 时 石 破 天 已 以 帮主 的 身份 接 了 侠客 岛 的 赏 善 惩 恶 令 ， 而 在 雪山 派 作 
了 恶 又 冒名 石 破 天 逃 出 来 做 了 长 乐 帮 主 ， 后 又 逃走 的 石 中 玉 却 又 冒充 “ 狗 杂 种 ”， 石 破 天 骗 得 了 谢 烟 客 的 信任 。 石 破 天 刚 在 石 中 玉 父 母 那儿 得 
了 一 点 温暖 和 爱 意 ， 石 中 玉 的 到 来 使 他 只 好 又 离开 了 。 ”他 先 和 人 见 人 怕 的 赏 善 惩 恶 使 交 上 了 朋友 ， 结 为 兄弟 ， 后 又 邂逅 雪山 派 祖 师 白 自在 的 
妻子 小 东 和 她 的 孙女 阿 绣 。 开 始 他 被 误 认 为 石 中 玉 ， 差 点 被 杀 ， 但 等 误会 澄清 ， 小 浴 却 收 他 作 了 金 乌 派 的 掌 门 弟子 ， 阿 绣 与 他 也 渐渐 两 情 相 
悦 。 他 们 赶 回 雪 山 派 ， 石 破 天 凭 借 自己 的 盖世 神功 消解 了 雪山 派 的 门户 之 变 ， 治 好 了 白 自在 的 疯 病 。 这 时 谢 烟 客 在 石 中 玉 的 唆使 下 ， 赶 来 向 雪 
山 派 寻 仇 ， 但 石 破 天 的 出 现 终于 使 一 切 真相 大 白 ， 而 丁当 也 彻底 弃 石 破 天 而 去 。 不 久 石 破 天 随 白 自在 等 武林 高 手持 令 前 往 侠客 岛 ， 在 岛 上 经 
历 一 番 惊 险 后 ， 终 于 弄 明白 了 三 十 年 来 许多 武林 高 手 前 往 侠客 岛 一 去 不 返 的 真相 : 岛 上 一 个 山洞 里 的 石壁 上 刻 着 李白 的 那 首 叫做 《侠客 行 》 的 
五 言 古诗 ， 其 中 隐 舍 了 一 项 绝顶 神功 。 侠 客 岛 主 从 中 土 以 赏 善 惩 恶 令 有 逼 来 众多 武林 高 乎 ， 只 是 为 了 一 起 参 详 这 项 神功 ， 但 各 人 见仁见智 ， 谁 也 
破解 不 了 ， 而 对 武 学 的 酷暑， 却 使 这 些 人 面 对 石 壁 神智 痴迷 ， 再 也 不 想 离开 这 个 山洞 。 石 破 天 听 着 众人 的 争论 ， 看 着 他 们 痴迷 的 样子 ， 只 是 感 
到 害怕 ， 却 不 明 所 以 。 众 人 都 在 诗句 分 解 注释 的 各 个 小 山洞 ， 他 因为 不 识字 ， 在 那儿 既 害 怕 又 看 不 出 个 究竟 来 ， 便 来 到 刻 着 整 篇 诗 的 大 洞 。 不 
料 他 往 石壁 上 一 看 ， 目 中 所 见 都 是 一 把 把 形态 、 剑 势 、 剑 意 各 各 不 同 的 利 剑 ， 所 有 的 文字 于 他 毫 无 实际 的 意义 可 言 。 他 顺 着 剑 势 、 剑 意 看 去 ， 
内 息 自 然而 然 随 之 流动 ， 手 舞 足 蹈 ， 待 得 从 头 至 尾 看 完 一 遍 ， 这 项 神功 已 是 被 他 练 成 了 。 ”回归 中 土 后 ， 为 解 一 桩 武林 疑案 ， 他 随 丁 当 的 叔 祖 
丁 不 四 等 去 寻找 他 的 女儿 ， 终 于 又 回 到 了 小 时 候 居住 的 荒山 。 当 他 看 到 那 条 与 他 阔别 已 入 的 狗 “ 阿 黄 ” 时 ， 欣 喜 若 狂 ， 看 来 ， 在 石 破 天 的 心 
中 ， 绝 世 武 功 远 比 不 上 “ 阿 黄 ”， 比 练 成 “侠客 行 ”武功 更 高 兴 万 分 。 然 而 他 的 身世 依然 是 个 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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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 人 纵身 下 马 ， 弯 腰 走 近 ， 伏 在 一 块 大 石 之 后 。 

范 一 飞 等 听 到 马蹄 之 声 ， 早 知 二 人 跟着 来 ， 也 不 过 去 招呼 ， 只 是 凝 目 瞧 着 松林 。 四 个 掌 门 人 站 在 前 面 ， 十 余 名 弟子 隔 着 丈 许 ， 排 成 一 列 ， 
站 在 四 人 之 后 。 松 林 中 静 悄 悄 地 没 半点 声息 。 下 弦 月 不 甚 明亮 ， 映 着 满 野 松林 ， 照 得 人 面 皆 青 。 

过 了 良久 ， 忽 听 得 林 中 一 声 唤 哨 ， 左 侧 和 右 侧 各 有 一 行 黑 衣 汉 子 奔 出 。 每 一 行 都 有 五 六 十 人 ， 百 余人 远 远 绕 到 关东 群 豪 之 后 ， 兜 将 转 来 ， 
将 群 罕 和 石 丁 两 人 都 围 住 了 ， 站 定 身 子 ， 手 按 兵 为 ， 一 声 不 出 。 跟 着 松林 中 又 出 来 十 名 黑 衣 汉子 ， 一 字 排 开 。 石 破 天 轻 哮 一 声 ， 这 十 人 竞 是 长 
乐 帮 内 五 堂 的 正副 香 主 ， 米 横 野 、 陈 冲 之 、 展 飞 等 一 齐 到 了 。 这 十 人 一 站 定 ， 林 中 缓 步 走出 一 人 ， 正 是 “着 手 成 春 ” 贝 海 石 。 他 咳嗽 了 几 声 ， 
ME: “关东 四 大 门派 掌 门人 枉 顾 ， 淫 帮 兄 弟 …… 咳 咳 …… 不 敢 在 总 舵 静 候 ， 特 来 远 迎 。 咳 …… 只 是 各 位 来 得 迟 了 ， 教 散 帮 合 帮 上 下 ， 等 得 十 
分 心 焦 。” 

范 一 飞 听 得 他 说 话 之 间 咳 嗽 连声 ， 便 知 是 武林 中 大 大 有 名 的 贝 海 石 ， 心 想 原来 对 方正 是 自己 此 番 前 来 找寻 的 正 主 儿 ， 虽 见长 乐 帮 声 势 浩 
大 ， 反 放下 了 心事 ， 寻 思 : “既是 长 乐 帮 ， 那 么 生死 荣辱 ， 凭 此 一 战 ， 倒 免 了 跟 毫 不 相干 的 丁 不 四 等 人 纠缠 不 清 。” 一 想到 丁 不 四 ， 忍 不 住 打 
个 寒战 ， 便 抱 拳 道 : “原来 是 贝 先 生 远道 来 迎 ， 何 以 克 当 ? 在 下 卧 虎 沟 范 一 飞 。” 跟 着 给 吕 正 平 、 风 良 、 高 三 娘子 等 三 人 引见 了 。 

石 破 天 见 他 们 客 客气 气 的 断 见 ， 心 道 : “他 们 不 是 来 打架 的 。” 低 声 道 “ê HA. INEA RAE. ” TEWAN, 在 他 耳 辺 
కః “且慢 ， 等 一 等 再 说 。” 

Aria QE: “我 们 约定 来 贵 帮 拜 山 ， 不 料 途 中 遇 到 一 些 耽 搁 ， 是 以 来 得 迟 了 ， 还 请 贝 先生 和 众 位 香 主 海 涵 。” 贝 海 石 道 “好 说 ， 好 
说 。 不 过 沿 帮 石 帮 主 恭 候 多 日 ， 不 见 大 驾 光 临 ， 只 道 各 位 已 将 约会 之 事 作 罢 。 石 帮主 另 有 要 事 ， 便 没 再 等 下 去 了 。” 范 一 飞 一 性， 说 道 : “不 
知 石英 雄 到 了 何 处 ? 不 瞒 贝 先 生 说 ， 我 们 万 里 过 过 的 来 到 中 原 ， 便 是 盼 和 贵 帮 的 石英 雄 会 上 一 会 。 若 是 会 不 到 石英 雄 ， 那 …… 那 …… 未 免 令 我 
们 好 生 失 望 了 。” 贝 海 石 按 住 嘴 咳 嗽 了 几 声 ， 却 不 作答 。 

范 一 飞 又 道 : “我 们 携 得 一 些 关 东 土 产 ， 几 张 狠 皮 ， 几 斤 人 参 ， 奉 赠 石英 雄 、 贝 先生 、 和 众 位 香 主 。 微 礼 不 成 敬意 ， 只 是 千里 送 筷 毛 之 
意 ， 请 各 位 笑 纳 。” 左 手 摆 了 摆 ， 便 有 三 名 弟子 走 到 马 旁 ， 从 马上 解 下 三 个 包 右 ， 躬 身 送 到 贝 海 石 面前 。 

ERR: “这 …… 这 个 实在 太 客气 了 。 承 各 位 赐 以 厚 岗 ， 当 真 …*… 咳 咳 …… 当 真是 却 之 不 菩 ， 受 之 有 愧 了 ， 多 谢 ， 多 谢 ! ” 米 横 野 等 
将 三 个 包 库 接 了 过 去 。 

范 一 飞 从 自己 背 上 解 下 一 个 小 小 包 圳 ， 双 手 托 了 ， 走 上 三 步 ， 朗 声 道 : “ 贵 帮 司 徒 帮主 昔 年 在 关东 之 时 ， 和 在 下 以 及 这 三 位 朋友 甚 是 交 
好 ， 蒙 司徒 帮主 不 弃 ， 跟 我 们 可 说 是 有 过 命 的 交情 。 这 里 是 一 只 成 形 的 千年 人 参 ， 服 之 延年益寿 ， 算 得 是 十 分 稀有 之 物 ， 是 送 给 司徒 大 哥 的 。 
"IAF, BETA, ARAN. 

石破 天 好 生 奇 怪 : “怎么 另外 还 有 一 个 司徒 帮主 ? ” 

只 听 贝 海 石 咳 了 几 声 ， 又 叹 了 口 长 气 ， 说 道 : “ 沿 帮 前 帮主 司徒 大 哥 ， 咳 咳 …… 前 几 年 遇 上 了 一 件 不 快意 事 ， 心 灰 意 懒 ， 不 愿 再 理 帮 务 ， 
因此 上 将 帮 中 大 事 交 给 了 石 帮主 。 司 徒 大 哥 …… 他 老人 家 …… 咳 咳 …… 入 山 隐居 ， 久 已 不 闻 消 息 ， 帮 中 老兄 弟 们 都 率 记 得 紧 。 各 位 这 份 厚礼 ， 


要 交 到 他 老人 家 手 上 , 倒 不 大 容易 了 。”? 

范 一 飞 道 : “不 知 司徒 大 哥 在 何 处 隐居 ? న THEE? ” FEW, Dıla kê کر‎ Z3. 

贝 海 石 微微 一 笑 ， 说 道 : “在 下 只 是 司徒 帮主 的 部 属 ， 于 他 老人 家 的 私事 ， 所 知 实在 不 多 ， 范 兄 等 几 位 既是 司徒 帮主 的 知 交 ， 在 下 正好 请 
教 ， 何 以 正当 长 乐 帮 好 生 兴旺 之 际 ， 司 徒 帮主 突然 将 这 副 重担 交 托 了 给 石 帮主 ? ”这 一 来 反 客 为 主 ， 登 时 将 范 一 飞 的 吊 吊 言辞 项 了 回去 ， 反 令 
他 好 生 难 答 。 范 一 飞 道 ， “这 个 …… 这 个 我 们 怎么 知道 ? ” 

贝 海 石 道 : “ 当 司 徒 帮主 交 钾 重任 之 时 ， 众 兄弟 对 石 帮主 的 人 品 武功 ， 可 说 一 无 所 知 ， 见 他 年 纪 甚 轻 ， 武 林 中 又 无 名 望 ， 由 他 来 率领 群 
雄 ， 老 实说 大 伙 儿 心中 都 有 点 儿 不 服 。 可 是 石 帮 主 接任 之 后 ， 便 为 本 帮 立 了 几 件 大 功 ， 果 然 司徒 帮主 巨 眼 识 英雄 ， 他 老人 家 不 但 武功 高 人 一 
等 ， 见 识 亦 是 非凡 ， 咳 咳 …… 若 非 如 此 ， 他 又 怎 会 和 众 位 辽东 英雄 论 交 ? RR! ” 言 下 之 意 自 是 说 ， 倘 若 你 们 认为 司徒 帮主 眼光 不 对 ， 那 么 你 
们 自己 也 不 是 甚么 好 脚色 了 。 

۲۱۳ PRR OI: “ 贝 大 夫 ， 我 们 在 关东 得 到 的 讯息 ， 却 非 如 此 ， 因 此 上 一 齐 来 到 中 原 ， 要 查 个 明白 。” 

贝 海 石 淡淡 的 道 ， “万 里 之 外 以 论 传 论 ， 也 是 有 的 。 却 不 知 列 位 听 到 了 甚么 谣言 ? ” 

BIEFE: “真相 尚未 大 白 之 前 ， 这 到 底 是 否 谣言 ， 那 也 还 难说 。 我 们 听 一 位 好 朋友 说 道 ， 司 徒 大 哥 是 …… 是 ……” 眼 中 精光 突然 大 盛 ， 
BIJARE: “…… 是 被 长 乐 帮 的 好 人 所 害 ， 死 得 不 明 不 白 。 这 帮主 之 位 ， 却 落 在 一 个 贪 淫 好 色 、 凶 横 残暴 的 少年 浪子 手 里 。 这 位 朋友 言 之 羡 玄 ， 
听 来 似乎 不 是 虚 语 。 我 们 记 着 司徒 大 哥 普 年 的 好 处 ， 虽 然 自 知 武功 名 望 ， 实 在 不 配 来 过 问 贵 帮 的 大 事 ， 但 为 友 心 热 ， 未 免 …… 未 免 冒昧 了 。” 

贝 海 石 嘿嘿 一 声 冷笑 ， 说 道 ; “ 吕 兄 言 之 有 理 ， 这 未 免 冒昧 了 。?” 

吕 正 平 脸 上 一 热 ， 心 道 ; «NÈ “着 手 成 春 ” 贝 海 石 精 干 了 得 ， 果 是 名 不 虚 传 。” 大 声 说 道 : “ 贵 帮 愿 奉 何 人 为 主 ， 局 外 人 何 得 过 问 ? 我 
们 这 些 关 东 武 林道 ， 只 想 请 问 贵 帮 ， 司 徒 大 哥 眼 下 是 死 是 活 ? 他 不 任 贵 帮 帮 主 ， 到 底 是 心 所 甘愿 ， 还 是 为 人 所 迫 ? ” 

NEE: “ 姓 贝 的 虽 不 成 器 ， 在 江湖 上 也 算 薄 有 浮 名 ， 说 过 了 的 话 ， 岂 有 改口 的 ? 净 下 要 是 咬定 贝 某 撒 谎 ， 贝 某 也 只 有 搬 谎 到 底 了 。 嘿 
嘿 ， 列 位 都 是 武林 中 大 有 身分 来 历 之 人 ， 热 心 为 朋友 ， 本 来 令 人 好 生 钦 假 。 但 这 一 件 事 一 却 是 从 通 啊 从 通 ! ” 

高 三 娘子 向 来 只 受 人 戴 高 帽 ， 拍 马 屁 ， 给 贝 海 石 如 此 奚落 ， 不 禁 大 妈 ， 厉 声 说 道 : “ 害 死 司徒 大 哥 的 ， 只 怕 你 姓 贝 的 便 是 主谋 。 我 们 来 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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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 海 石 懒 洋洋 的 道 ， “ 姓 贝 的 生 了 这 许多 年 病 ， 闹 得 死 不 死 ， 活 不 活 的 ， 早 就 觉得 活着 也 没 多 大 味道 。 高 三 娘子 要 杀 ， 不 妨 便 请 动手 。” 

HERTRE: “还 亏 你 是 个 武林 名 宿 ， 却 来 给 老娘 要 这 惫 懒 劲 儿 。 你 不 肯 说 ， 好 ， 你 去 将 那 姓 石 的 小 子 叫 出 来 ， 老 娘 当面 问 他 。” 她 想 
贝 海 石 老 奸 巨 滑 ， 斗 嘴 斗 他 不 过 ， 动 武 也 怕 寡 不 敌 众 ， 那 石 帮主 是 个 后 生 小 子 ， 纵 然 不 肯 吐 实 ， 从 他 神色 之 间 ， 总 也 可 看 到 些 端 倪 。 

站 在 贝 海 石 身 旁 的 陈冲 之 忽然 笑 道 ， “不 瞒 高 三 娘子 说 ， 我 们 石 帮主 喜欢 女 娘 们 ， 那 是 不 错 ， 但 他 只 爱 见 年 轻 狐 美 、 温 柔 斯 文 的 小 妞 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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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 再 在 暗中 偷 笑 ， 低 声 道 ， “其实 高 姐姐 相貌 也 很 好 看 啊 ， 你 又 看 上 了 她 ， 是 不 是 ? ” 石破 天道 : “又 来 胡说 八道 ! 小心 好 放 刀身 
KR! 7 TER: “她 放飞 刀 射 我 ， 你 帮 哪 一 个 ?” 

石 破 天 还 没 回答 ， 高 三 娘子 大 忽 之 下 ， 果 然 放出 了 三 柄 飞 刀 ， 银 光 急 内 ， 向 陈冲 之 射 去 。 

陈冲 之 一 一 躲 开 ， 笑 道 : “你 看 中 我 有 甚么 用 ? ۰ DENTARIA. 

范 一 飞 叫 道 ， “且慢 动手 ! ”但 高 三 娘子 怒气 一 发 ， 便 不 可 收拾 ， 飞 刀 接 连 发 出 ， 越 放 越 快 。 陈 冲 之 避 开 了 六 把 ， 第 七 把 竟 没 能 避 过 ， 号 
的 一 声 ， 正 中 右 腿 ， 登 时 届 腿 跪 倒 。 高 三 娘子 冷笑 道 : “TERRA?” ZA, BAT ER. 

风 良 挥 软 鞭 挡 开 。 

眼见 便 是 一 场 群 殴 之 局 ， 石 破 天 突 然 叫 道 : “不 可 打架 ， 不 可 打架 ! 你 们 要 见 我 ， 不 是 已 经 见 到 了 么 ? ” WERT TALE, MARIA 
了 出 来 ， 几 个 起 落 ， 已 站 在 人 从 之 中 。 

陈冲 之 和 风 良 各 自 向 后 跃 开 。 长 乐 帮 中 群 豪 欢 声 雷 动 ， 一 齐 躬 身 说 道 : “帮主 驾到 ! ” 

范 一 飞 等 都 大 吃 一 惊 ， 眼 见长 乐 帮 众 人 的 神气 绝 非 作伪 ， 转 念 又 想 :“ 恩 公 自称 姓 石 ， 年 纪 甚 轻 ， 武 功 极 高 ， 他 是 长 乐 帮 有 的 帮主 ， 本 来 毫 
不 希奇 ， 只 怪我 们 事先 没 想到 。 他 自称 石 中 玉 ， 我 们 却 听 说 长 乐 帮 帮主 叫 甚么 石 破 天 。 嗯 ， 石 中 玉 ， 字 破 天 ， 那 也 寻常 得 很 啊 。” 

HRM: “ 石 …… 石 恩 公 ， 原 来 你 …… 你 便 是 长 乐 帮 的 帮主 ， 我 们 可 当真 卤 苦 得 紧 。 早 知 如 此 ， 那 还 有 甚么 信 不 过 的 ? ” 

石 破 天 微 微 一 笑 ， 向 贝 海 石 道 : “ 贝 先 生 ， 没 想到 在 这 里 碰 到 大 家 ， 这 几 位 是 我 朋友 ， 大 家 别 伤 和 气 。” 

贝 海 石 见 到 石 破 天 ， 不 胜 之 喜 ， 他 和 关东 群 豪 原 无 嫌隙 ， 略 略 躺 身 ， 说 道 : “帮主 亲 来 主持 大 局 ， 那 是 再 好 也 没有 了 ， 一 切 仗 帮主 作 主 。 


高 三 娘子 道 : “我 们 误 听 人 言 ， 只 道 司徒 大 哥 为 人 所 害 ， 因 此 上 和 贵 帮 订 下 约会 ， 哪 里 知道 新 帮主 竟然 便 是 石 恩 公 。 石 恩 公 义 薄 云 天 ， 自 
不 会 对 司徒 大 哥 作 下 甚么 亏 心 事 ， 定 是 司徒 大 哥 见 石 恩 公 武功 比 他 高 强 ， 年 少 有 为 ， 因 此 上 退位 让 贤 ， 却 不 知 司 徒 大 哥 可 好 ? > 

石 破 天 不 知 如 何 回答 ， 转 头 向 贝 海 石 道 : “这 位 司徒 …… 司 徒 大 哥 ……?” 

贝 海 石 道 : “司徒 前 帮主 眼下 隐居 深山 ， 甚 么 客人 都 不 见 ， 否 则 各 位 如 此 热心 ， 万 里 赶 来 ， 本 该 是 和 他 会 会 的 。” 

HEF: “在 下 适 才 出 言 无 状 ， 得 罪 了 贝 先生 ， 真 是 该 死 之 极 ， 这 里 谢 过 。” 说 着 深 深 一 担 ， 又 道 : “但 司徒 大 哥 和 我 们 交情 非 同 寻 
， 这 番 来 到 中 原 ， 终 须 见 上 他 一 面 ， 万 望 恩 公 和 贝 先生 代为 求 屿 。 司 徒 大 哥 不 见 外 人 人， 我们 可 不 是 外 人 。” 说 着 双 目 注视 石 破 天 。 

石 破 天 向 贝 海 石 道 : “这 位 司徒 前 辈 ， 不 知 住 得 远 不 远 ? 

范 大 哥 他 们 走 了 这 许多 路 来 探访 他 ， 倘 若 见 不 到 ， 沁 非 好 生 失 望 ? ” 

贝 海 石 甚 感 为 难 ， 帮 主 的 说 话 就 是 命令 ， 不 便当 众 违抗 ， 只 得 道 : “其 中 的 种 种 干系 ， 一 时 也 说 不 明白 。 各 位 远道 来 访 ， 长 乐 帮 岂 可 不 稍 
尽 地 主 之 谊 ? 沿 帮 总 舵 离 此 不 远 ， 请 各 位 远 客 驾临 散 帮 ， 喝 一 杯 水 酒 ， 慢 慢 再 说 不 迟 。” 

石破 天 奇 道 : “ 怠 態 高 此 不 近 ? ” 贝 海 石 微 现 诺 异 之 色 ， 说 道 : “HAA ARIE, DIRS, 只 五 十里 路 。” ABKRAW TS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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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 一 飞 等 正 要 追查 司徒 帮主 司徒 横 的 下 落 ， 不 约 而 同 的 都 道 ; “来 到 江南 ， 自 须 到 贵 帮 总 舵 拜 山 。” 

当下 一 行人 径 向 东北 进发 ， 天 明 后 已 到 了 镇 江 长 乐 帮 总 艇 。 帮 中 自 有 管事 人 员 对 辽东 群 豪 庙 勤 招待 。 

石 破 天 和 丁 开 并 肩 走 进 室 内 。 侍 剑 见 帮主 回来 ， 不 由 得 又 惊 又 喜 ， 见 他 带 着 一 个 美貌 少女 ， 那 是 见得 多 了 ， 心 想 : “身子 刚好 了 些 ， 老 毛 
病 又 发 作 了 。 先 前 我 还 道 他 一 场 大 病 之 后 变 了 性 子 ， 哼 ， 他 车 变性 ， 当 真 日 头 从 西方 出 来 呢 。” 

石 破 天 洗 了 脸 ， 刚 喝 得 一 杯 茶 ， 听 得 贝 海 石 在 门 外 说 道 ，“ 侍 剑 姐 姐 ， 请 你 豪 告 帮主 ， 贝 海 石 求 见 。” 石 破 天 不 等 侍 剑 来 豪 ， 便 擎 帷 走 
出 ， 说 道 ，“ 贝 先生 ， 我 正 想 请 问 你 ， 那 位 司徒 帮主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? > 

贝 海 石 道 “请 帮主 移 步 。” 领 着 他 穿 过 花园 ， 来 到 菊 昱 坛 的 一 座 八 角 亭 中 ， 待 石 破 天 坐 下 ， 这 才 就 坐 ， 道 : “帮主 生 了 这 场 病 ， 隔 了 这 
许多 日 子 ， 以 前 的 事 仍然 记 不 得 么 ? > 


ak 


石 破 天 曾 听 父 母 仔细 剖析 ， 说 道 长 乐 帮 群 豪 要 他 出 任 帮主 ， 用 心 险恶 ， 是 要 他 为 长 乐 帮 挡 灾 ， 送 他 一 条 小 命 ， 以 解除 全 帮 人 众 的 危难 。 但 
贝 海 石 一 直 对 他 恭 说 有 礼 ， 自 己 在 摩天 岩 上 寒热 交 攻 ， 幸 得 他 相 救 ， 其 后 连日 发 病 ， 他 又 曾 用 心 诊 治 ， 虽 说 出 于 自私 ， 但 自己 这 条 命 总 是 他 救 
的 ， 此 刻 如 果 直 言 质询 ， 未 免 令 他 脸 上 难堪 ， 再 说 ， 从 前 之 事 确 是 全 然 不 知 ， 也 须 问 个 明白 ， 便 道 : “ 正 是 ， 请 贝 先生 从 头 至 尾 ， 详 述 一 遍 。 
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司徒 前 帮主 名 叫 司徒 横 ， 外 号 八 扑 金龙， 是 帮主 的 师 权 ， 帮 主 这 总 还 记得 罢 ? ” 石 破 天 奇 道 ， CERT, Be REA 
点 也 不 记得 了 ? 那 是 甚么 门派 ?” 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司徒 帮主 向 来 不 说 他 的 师承 来 历 ， 我 们 属 下 也 不 便 多 问 。 三 年 以 前 ， 帮 主 奉 了 师父 之 命 ……” 石 破 天 问 道 : “ 奉 了 师父 之 
命 ， 我 师父 是 谁 ? ” 贝 海 石 揪 了 摇头 ， 道 : “帮主 这 场 病 当真 不 轻 ， 竟 连 师父 也 忘记 了 。 帮 主 的 师承 ， 属 下 却 也 不 知 。 上 次 雪山 派 那 白 万 剑 硬 
说 帮主 是 雪山 派 弟子 ， 属 下 也 是 好 生 疑 惑 ， 瞧 帮主 的 武功 家 数 ， 似 乎 不 像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“我 师父 ? 我 只 拜 过 金 乌 派 的 史 婆 婆 为 师 ， 不 过 那 是 最 近 的 事 。” 伸 指 训 了 敲 脑 伐 ， 只 觉 自己 所 记 的 事 ， 与 旁人 所 说 总 是 不 相 
符合 ， 心 下 好 生 烦 恼 ， 问 道 ， “我 奉 师父 之 命 ， 那 便 如 何 ? ” 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帮主 奉 师父 之 命 ， 前 来 投靠 司徒 帮主 ， 要 他 提携 ， 在 江湖 上 创 名 立 万 。 过 不 多 时 ， 本 帮 便 发 生 了 一 件 大 事 ， 那 是 因 商 议 赏 关 
罚 恶 、 铜 牌 邀 宴 之 事 而 起 。 这 一 会 事 ， 帮 主 可 记得 么 ? 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赏 善 罚 恶 的 铜牌 ， 我 倒 知道 。 当 时 怎么 商议 ， 我 脑子 里 却 是 一 点 影子 也 
WET.” 内海 石道 : “本 帮 每 年 一 度 ， 例 于 三 月 初 三 全 帮 大 聚 ， 总 舵 各 香 主 、 各 地 分 舵 通 主 ， 都 来 镇 江 聚 会 ， 商 讨 帮 中 要 务 。 三 年 前 的 大 聚 
之 中 ， 有 个 何 香 主 忽然 所 到， 本 帮 过 年 来 好 生 兴旺 ， 再 过 得 三 年 ， 邀 宴 铜 牌 便 将 重 现 江湖 ， 那 时 本 帮 势 难 幸免 ， 如 何 应 付 ， 须 得 先行 有 个 打算 
才 好 ， 免 得 事 到 临头 ， 慌 了 手脚 。” 

ARRAS: LM, KETTE, BERKS REBAR, CHL PRA KON هر‎ J 
海 石 心中 一 凉 ， 奇 道 ， “帮主 亲眼 见 到 过 了 ? ” AB: “其 实 我 真 的 不 是 你 们 帮主 。 不 过 这 件 事 我 却 见 到 了 的 ， 那 是 飞鱼 帮 和 铁 又 会 ， 两 
帮 人 众 都 给 杀 得 干 干净 净 。” 心 道 ， “ళు! 大 哥 、 二 哥 可 也 太 羔 手 了 。” 

飞鱼 帮 和 铁 又 会 因 不 接 铜牌 而 惨遭 全 帮 屠 歼 之 事 ， 早 已 传 到 了 长 乐 帮 总 能 。 贝 海 石 叹 了 口气 ， 说 道 ， “我 们 早 料 到 有 这 一 天 ， 因 此 那 位 何 
香 主 当年 提出 这 件 事 来 ， 实 在 也 不 能 说 是 杞 人 忧 天 ， 是 不 是 ? TRAE, న RRA, BI FA 
将 他 扣押 起 来 。 大 伙 儿 纷纷 求情 ， 司 徒 帮主 嘴 上 答 多 ， 半 夜里 却 悄悄 将 他 杀 了 ， 第 二 日 却说 何 香 主 县 罪 自 杀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，“ 那 为 了 甚么 ? 想必 司徒 帮主 和 这 位 何 香 主 有 仇 ， 找 个 因 头 将 他 害 死 了 。” 贝 海 石 摇头 道 ，“ 那 倒 不 是 ， 真 正 原因 是 司徒 帮主 
不 愿 旁人 提 及 这 回 事 。” 

石 破 天 点 了 点 头 。 他 资质 本 甚 聪明 ， 只 是 从 来 少见 人 面 ， 于 人 情 世故 才 一 穿 不 通 ， 近 来 与 石 清 夫妇 及 丁 当 相处 多 日 ， 已 颇 能 揣摩 旁人 心 
思 ， 寻 思 : “司徒 帮主 情 知 倘若 接 了 铜牌 赴 宴 ， 那 便 是 葬身 海岛 ， 有 去 无 回 ， 但 若 不 接 铜牌 ， 却 又 是 要 全 帮 上 下 弟兄 陪 着 自己 一 块 儿 送 命 。 这 
件 事 他 自己 多 半 早 就 日 思 夜 想 ， 盘 算 了 好 几 年 ， 却 不 愿 别人 公然 提起 这 个 难题 。” 

贝 海 石 续 道 ，“ 众 兄弟 自然 都 知道 何 香 主 是 他 杀 的 。 他 杀 何 香 主 不 打 紧 ， 但 由 此 可 想 而 知 ， 当 邀 宴 铜牌 到 来 之 时 ， 他 一 定 不 接 ， 决 不 肯 性 
性 一 己 ， 以 换 得 全 帮 上 下 的 平安 。 众 兄弟 当时 各 怀 心事 ， 默 不 作 声 ， 便 在 那 时 ， 帮 主 你 挺身 而 出 ， 质 问 师 叔 。” 

石 破 天 大 为 奇怪 ， 说 道 ， “是 我 挺身 而 出 ， 质 问 …… 质 问 他 ? ” 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是 啊 ! 当时 帮主 你 倪 侦 陈 辞 ， 说 道 ，“ 师 机 ， 你 既 为 本 帮 之 主 ， 便 当 深 谋 远虑 ， 为 本 帮 图 个 长 久 打 算 。 善 恶 二 使 复出 江湖 之 
„ê BERGER, LENSER ERR. WIDER, ABER,” AGERE RAEI, BE. “大 胆 小 

， 这 长 乐 帮 总 舵 之 中 ， 哪 有 你 说 话 的 地 方 ? 长 乐 帮 自 我 手中 而 创 ， 便 算 自我 手中 而 毁 ， 也 挨 不 上 别人 来 多 嘴 多 舌 。， 司 徒 帮 主 这 几 名 话 ， 更 
HORDE. 帮主 你 却说 道 ，“ 师 叔 ， 你 接 牌 也 是 死 ， 不 接 牌 也 是 死 ， 又 有 甚么 分 别 ? 若 不 接 牌 ， 只 不 过 教 这 许多 忠 肝 义 胆 的 好 兄弟 们 都 陪 
上 一 条 性 命 而 已 ， 于 你 有 甚么 好 处 ? 倒 不 如 更 爽 快 快 的 慷慨 接 牌 ， 教 全 帮 上 下 ， 永 远 记者 你 的 恩德 。” 

ARRAS: “这 番 话 倒 也 不 错 ， 可 是 …… 可 是 …… 贝 先生 ， 我 却 没 这 般 好 口才 ， 没 本 事 说 得 这 般 清楚 明白 。” 贝 海 石 微笑 道 ， “帮主 
何必 过 谦 ? 帮主 只 不 过 大 病 之 后 ， 脑 力 未 曾 全 复 。 日 后 痊愈 ， 自 又 辩 才 无 碍 ， 别 说 本 帮 无 人 能 及 ， 便 是 江湖 上 ， 又 有 谁 及 得 你 上 ? ” 石 破 天 将 
信 将 疑 ， 道 ，“ 是 么 ? 我 …… 我 说 了 这 番 话 后 ， 那 又 如 何 ? > 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司徒 帮主 登 时 脸色 发 青 ， 拍 桌 大 骂 ， 叫 道 ，“ 快 …… 快 给 我 将 这 没 上 没 下 的 小 子 绑 了 起 来 ! ， 可 是 他 连 喝 数 声 ， 众 人 你 看 看 
我 ， 我 看 看 你 ， 况 是 谁 也 不 动 。 司 徒 帮主 更 加 气 恼 ， 大 叫 ，“ 反 了 ， 反 了 ! 你 们 都 跟 这 小 子 勾结 了 起 来 ， 要 造 我 的 反 是 不 是 ? 好 ， 你 们 不 动 
手 ， 我 自己 来 宰 了 这 小 子 ! > 

石 破 天 道 ，“ 众 兄弟 可 劝 住 了 他 没有 ? > 

贝 海 石 道 ，“ 众 兄弟 心中 不 服 ， 仍 是 谁 也 没有 作 声 。 司 徒 帮主 当即 拔 出 八 扑 飞 抓 ， 纵 身 离 座 ， 便 向 帮主 你 抓 了 过 来 。 你 身子 一 晃 ， 登 时 吕 
开 。 司 徒 帮主 连 使 杀 着 ， 却 都 给 你 一 一 避 开 ， 也 始终 没有 还 手 。 你 双手 空空 ， 司 徒 帮主 的 飞 爪 在 武林 中 也 是 一 绝 ， 你 居然 能 避 得 七 八 招 ， 实 是 
十 分 的 难能可贵 。 当 时 米 香 主 便 叫 了 起 来 ，“ 帮 主 ， 你 师 侄 让 了 你 八 招 不 还 手 ， 一 来 尊 你 是 帮主 ， 二 来 敬 你 是 师 权 ， 你 再 下 杀手 ， 天 下 人 可 都 
要 派 你 的 不 是 了 。 司徒 帮 主 怒 喝 ，“ 谁 叫 他 不 还 手 了 ? 反正 你 们 都 已 偏向 了 他 ， 大 伙 儿 齐心 合力 将 我 杀 了 ， 奉 这 小 子 为 帮主 ， 岂 不 送 了 众人 
HAJE? ，“ 他 口中 扰 吕 ， 手 上 丝毫 不 停 ， 去 时 之 间 ， 你 连 遇 邮 险 ， 眼 见 要 命 立 于 他 飞 扑 之 下 。 展 香 主 叫 道 ，“ 石 兄弟 ， 接 剑 ! ， 将 一 柄 长 剑 
抛 过 来 给 你 。 你 伸手 抄 去 ， 又 让 了 三 招 ， 说 道 ，“ 师 叔 ， 我 已 让 了 二 十 招 ， 你 再 不 住 手 ， 我 迫不得已 ， 可 要 得 罪 了 。，” 司徒 帮 主 目 露 邮 光 ， 挥 
钢 爪 向 你 面 门 抓 到 ， 当 时 议事 厅 上 二 十 余人 齐 声 大 呼 : “还 手 ， 还 手 ， 莫 给 他 害 了 ! ， 你 说 道 ， “得罪! ， 这 才 举 剑 挡 开 他 的 飞 爪 。 

“你 二 人 这 一 动手 ， 那 就 斗 得 十 分 激烈 。 斗 了 一 蔓 茶 时 分 ， 人 人 都 已 瞧 出 帮主 你 未 出 全 力 ， 是 在 让 他 ， 但 他 还 是 狠 命 相 扑 ， 终 于 你 使 了 一 
招 犹 似 “ 顺 水 推 舟 ， 那 样 的 招式 ， 剑 尖 刺 中 了 他 右 腕 ， 他 飞 爪 落地 ， 你 立即 收 剑 ， 跃 开 三 步 。 司 徒 帮主 伍 性 而 立 ， 脸 上 已 全 无 血色 ， 眼 光 从 众 
兄弟 的 脸 上 一 个 个 横扫 过 去 。 这 时 议事 厅 上 半点 声息 也 无 ， 只 有 他 手腕 伤口 中 的 鲜血 ， 一 滴 一 滴 的 落 在 地 下 ， 发 出 极 轻微 的 噶 哄 之 声 。 过 了 好 
ea, HERE: * 好 , 好 , 好 ! ， 大 踏步 向 外 走 去 。 厅 上 四 十 余人 目送 他 走出 ， 仍 是 谁 也 没有 出 声 。 

“司徒 帮主 这 么 一 走 ， 谁 都 知道 他 是 再 也 没 面目 回来 了 ， 帮 中 不 可 无 主 ， 大 家 就 推 你 继承 。 当 时 你 慨 然 说 道 ， “小子 无 德 无 能 ， 本 来 决 计 
TRUE, 只 是 再 过 三 年 ， 善 恶 铜牌 便 将 重 现 江湖 。 小 子 暂 居 此 位 ， 那 邀 宴 铜 牌 若是 送 到 本 帮 ， 小 子 便 照 接 不 误 ， 替 各 位 挡 去 一 场 灾难 便 

， 众 兄弟 一 听 ， 齐 声 欢呼 ， 当 即 拜 倒 。 不 眶 帮主 说 ， 你 力战 司徒 帮主， 武功 之 强 ， 众 目 所 暑 ， 大 家 本 已 心服 ,其实 即使 你 武功 平平 ， 只 要 
答 多 为 本 帮 挡 灾 解 难 ， 大 家 出 于 私心 ， 也 都 必 拥 你 为 主 ， 

石 破 天 点 头 道 ，“ 因 此 我 几 秋 出 外， 你 们 都 急 得 甚么 似 的 ， 唯 铠 我 一 去 不 回 。” 

贝 海 石 有 答 上 微微 一 红 ， 说 道 ，“ 帮 主 就 任 之 后 ， 诸 多 措施 ， 大 家 也 无 异 言 ， 虽 说 待 众 兄弟 严峻 了 些 ， 但 大 家 想到 帮主 大 仁 大 义 ， 甘 愿 合生 
以 救 众 人 之 命 ， 甚 么 也 都 不 在 平 了 。” 

石 破 天 沉 吟 道 ，“ 贝 先生 ， 过 去 之 事 ， 我 都 记 不 起 了 ， 请 你 不 必 隐 瞒 ， 我 到 底 做 过 甚么 大 错 事 了 ? ” 贝 海 石 微笑 道 ，“ 说 是 大 错 ， 却 也 未 
必 。 帮 主 方 当年 少 ， 风 流 个 贷 了 些 ， 也 不 足 为 病 。 好 在 这 些 女子 大 都 出 于 自愿 ， 强 迫 之 事 ， 并 不 算 多 。 

长 乐 帮 的 声名 本 来 也 不 如 何 高 明 ， 众 兄弟 听 到 消息 ， 也 不 过 置 之 一 笑 而 已 。” 

石 破 天 只 听 得 额头 小 小 骨 汗 ， 贝 海 石 这 几 句 话 轻描淡写 ， 但 显然 这 几 年 来 自己 的 风流 罪过 定 是 作 下 了 不 少 。 可 是 他 苦 苦 思索 ， 除 了 丁 下 一 
人 之 外 ， 又 和 哪些 女子 有 过 不 清 不 白 的 私 情色 当 ， 实 是 一 个 也 想 不 起 来 ， 突 然 之 间 ， 心 中 转 过 一 个 念头 ，“ 俏 若 阿 乡 听 到 了 这 番 话 ， 只 须 向 我 
i EHE, 我 就 ss 我 就 aê êêê 

贝 海 石 道 ， “帮主 ， 属 下 有 一 名 不知 进退 的 话 ， 不 知 是 否 该 说 ? ” 石 破 天 忙 道 ，“ 正 要 请 贝 先生 教 我 ， 请 你 说 得 越 老实 越 好 。” 贝 海 石 


道 , “咱们 长 乐 帮 做 些 见不得 人 的 买卖 ， 原 是 势 所 难免 ， 否 则 全 帮 二 万 多 兄弟 吃饭 穿 衣 ， 又 从 哪里 生发 得 来 ? 咱们 本 就 不 是 白道 上 的 好 汉 ， 也 
用 不 着 守 他 们 那些 仁义 道德 的 臭 规矩 。 只 不 过 帮 中 自家 兄弟 们 的 妻子 女儿 ， 依 属 下 之 见 ， 帮 主 还 是 …… 还 是 少 理 始 她 们 为 妙 ， 免 得 伤 了 兄弟 间 
的 和 气 。” 

石 破 天 登 时 满 脸 通红 ， 郑 愧 无 地 ， 想 起 那 晚 展 香 主 来 行 籼 ， 说 自己 勾引 他 的 妻子 ， 只 怕 此 事 确 是 有 的 ， 那 便 如 何 是 好 ? 

贝 海 石 又 道 ，“ 丁 不 三 老 先生 行为 古怪 ， 武 功 又 是 极 高 ， 帮 主 和 他 孙女 儿 来 往 ， 将 来 遗弃 了 她 ， 只 怕 丁 老 先生 不 肯 干 休 ， 玫 主 虽 然 也 不 会 
怕 他 ， 但 总 是 多 树 一 个 强 敌 ……” 石 破 天 插 口 道 ， “我 怎 会 遗弃 丁 姑娘 ? ” 贝 海 石 微笑 道 ， “帮主 喜欢 一 个 姑娘 之 时 ， 自 是 当 她 心肝 宝贝 一 
般 ， 只 是 帮主 对 这 些 姑娘 都 没 长 性 。 这 位 丁 姑娘 嘛 ， 帮 主 真 要 跟 她 相好 ， 也 没 甚么 。 

但 拜 堂 成 亲 甚么 的 ， 似 乎 可 以 不 必 了 ， 免 得 中 了 丁 老 儿 的 圈套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可 是 …… 可 是 我 已 经 和 她 拜 堂 成 亲 了 。” 贝 海 石 道 :， “其 
时 帮主 重病 未 愈 ， 多 半 是 病 中 迷 迷 糊糊 的 受 了 丁 老 儿 的 摆布 ， 那 也 不 能 作 得 准 的 。” 石 破 天 争 起 眉头 ， 一 时 难以 回答 。 

贝 海 石 心 想 谈 到 此 处 ， 已 该 适可而止 ， 便 即 扯 开 话题 ， 说 道 ，“ 关 东 四 门派 声势 涝 济 的 找 上 门 来 ， 一 见 帮 主 ， 登 时 便 软 了 下 来 ， 恩 公 长 、 
恩 公 短 的 ， 足 见 帮主 威 德 。 帮 主 武功 增长 奇 速 ， 可 喜 可 贺 ， 但 不 知 是 其 么 缘故 ? ” 石破 天 如何 力 退 丁 不 四 、 救 了 高 三 娘 子 等 人 性 命 之 事 , 途中 
关东 群 豪 早已 加 油 添 次 的 说 与 长 乐 帮 众 人 知晓 。 贝 海 石 万 万 料 不 得 石 破 天 武 功 况 会 如 此 高 强 ， 当 下 想 套 问 原由 ， 但 石 破 天 自 己 也 莫名 其 妙 ， 自 
说 不 出 个 所 以 然 来 。 

贝 海 石 却 以 为 他 不 肯 说 ， 便 道 ，“ 这 些 人 在 武林 中 也 都 算是 颇 有 名 望 的 人 物 。 帮 主 于 他 们 既 有 大 恩 ， 便 可 乘机 笼络 ， 以 为 本 帮 之 用 。 他 们 
若是 问 起 司徒 前 帮主 的 事 ， 帮 主 只 须 说 司徒 前 帮主 已 经 退隐 ， 属 下 适 才 所 说 的 经 过 ， 却 不 必 告 知 他 们 ， 以 免 男 生 枝 节 ， 于 大 家 都 无 好 处 。” 石 
破 天 点 点 头 道 ，“ 贝 先生 说 得 是 。” 

两 人 又 说 了 一 会 闲话 ， 贝 海 石 从 怀 中 摸 出 一 张 清单 ， 襄 告 这 几 个 月 来 各 处 分 能 调换 了 哪些 管事 人 员 ， 甚 么 山寨 送 来 多 少 银 米 ， 在 甚么 码头 
收 了 多 少 月 规 。 石 破 天 不 明 所 以 ， 只 是 唯 唯 而 应 ， 但 听 他 说 来 ， 长 乐 帮 的 作为 ， 有 些 正 是 父母 这 几 日 来 所 说 的 伤 天 害 理 勾当 ， 许 多 地 方 的 绿林 
山寨 向 长 乐 帮 送 金 银 珠玉 、 粮 食 牲口 ， 摆 明了 是 坐 地 分 赃 ， 又 有 甚么 地 方 的 帮会 不 听 号 令 ， 长 乐 帮 便 去 将 之 灭 了 。 他 心中 觉得 不 对 ， 却 不 知 如 
何 向 贝 海 石 说 才 是 。 

ARR. WA TEME TRADE,‏ وی i‏ مد 

酒 过 三 巡 ， 各 人 说 了 些 客气 话 。 范 一 飞 道 ，“ 恩 公 大 才 ， 整 理 得 长 乐 帮 这 般 兴旺 ， 司 徒 大 哥 想来 也 必 十 分 喜欢 。” 贝 海 石 道 ， “司徒 前 莫 
此 刻 钓鱼 种 花 ， 甚 么 人 都 不 见 ， 好 生 清 闲 舒 适 。 散 帮 的 俗 务 ， 我 们 也 不 敢 去 豪 报 他 老人 家 知道 。” 

范 一 飞 正 想 再 设 秤 探 问 ， 忽 见 虎 猛 堂 的 副 香 主 匆匆 走 到 贝 海 石 身 旁 ， 在 他 耳 旁 低语 了 几 句 。 

贝 海 石 笑 着 点 头 ，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。”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笑 道 ; “好 教 帮主 得 知 ， 雪 山 派 群 弟子 给 咱们 擒获 之 后 ， 这 几 天 凌 霄 城 又 派 来 后 
援 ， 意 图 救 人 。 哪 知 偷 鸡 不 着 蚀 把 米 ， 刚 才 又 给 咱们 抓 了 两 个 。” 石 破 天 微 微 一 惊 ， 道 ， “将 雪山 派 的 弟子 都 拿 住 了 ? ” 贝 海 石 笑 道 ，“ 上 次 
帮主 和 白 万 剑 那 夺 一 起 离开 总 能 ， 众 兄弟 好 生 记 挂 ， 只 怕 帮 主 忠厚 待人 ， 着 了 那 所 的 道 儿 ……” 他 当 着 关东 群 豪 之 面 ， 不 便 直 说 石 破 天 为 白 万 
剑 所 擒 ， 是 以 如 此 的 含糊 其 辞 ， 又 道 ， “咱们 全 帮 出 动 ， 探 问 帮 主 的 下 落 ， 在 当 涂 附近 撞 到 一 干 雪山 弟子 ， 略 使 小 计 ， 便 将 他 们 都 擒 了 来 ， 禁 
ER, ATE IMME TE, META. ” 

丁 于 突然 插口 问 道 ，“ 那 个 花 万 紫花 姑娘 昵 ? ” 贝 海 石 笑 道 ，“ 那 是 第 一 批 在 总 舵 擒 住 的 ， 丁 姑娘 当时 也 在 场 ， 是 不 是 ? 那 次 一 共 拿 住 了 
七 个 。 >» 

范 一 飞 等 心 下 骇 然 ， 均 想 : EEE, ARE KE FAM ” 

贝 海 石 又 道 ， “我 们 向 雪山 派 群 弟子 盘问 帮主 的 下 落 ， 大 家 都 说 当晚 帮主 在 土地 庙 自 行 离 去 ， 从 此 没 再 见 过 。 大 家 得 知 帮 主 无 羡 ， 当 时 便 
放 了 心 ， 现 下 这 些 雪山 派 弟子 是 杀 是 关 ， 但 赁 帮主 发 落 。” 

石 破 天 寻 思 : “ 移 爹 、 妈 妈 说 ， 从 前 我 确 曾 拜 在 雪山 派 门下 学 艺 ， 这 些 雪山 派 弟子 们 算 来 都 是 我 的 师 叔 ， 怎 么 可 以 关 着 不 放 ? 当然 更 加 不 
可 杀害 。” 便 道 ， “我 们 和 雪山 派 之 间 有 些 误会 ， 还 是 …… 化 ……” 他 想 说 一 句 成 语 ， 但 新 学 不 久 ， 一 时 想 不 起 来 。 

贝 海 石 接口 道 ，“ 化 敌 为 友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，“ 是 啊 ， 还 是 化 敌 为 友 罢 ! 贝 先生 ， 我 想 把 他 们 放 了 ， 请 他 们 一 起 来 喝酒 ， 好 不 好 ? ”他 不 知 武林 中 是 否 有 这 规矩 ， 因 此 问 上 
一 声 ， 又 想 贝 海 石 他 们 花 了 很 多 力气 ， 才 将 雪山 群 弟 子 拿 到 ， 自 己 轻易 一 句 话 便 将 他 们 放 了 ， 未 免 擅 专 。 旁 人 虽 尊 他 为 帮主 ， 他 自己 却 不 觉 帮 
中 上 下 人 人 都 须 遵从 他 的 号 令 。 

贝 海 石 笑 道 ， “帮主 如 此 宽 宏 大 量 ， 正 是 武林 中 的 一 件 美 事 。” 便 吟 只 道 ，“ 将 雪山 派 那些 人 都 带 上 来 。” 

那 副 香 主 答应 了 下 去 ， 不 久 便 有 四 名 帮 众 押 着 两 个 白衣 汉子 上 来 。 那 二 人 都 双手 给 反 绑 了 ， 白 衣 上 染 了 不 少 血迹 ， 显 是 经 过 一 番 争 斗 ， 两 
人 都 受 了 伤 。 那 副 香 主 喝道 ， “上 前 参见 帮主 。” 

那 年 纪 较 大 的 中 年 人 怒 目 而 视 ， 另 一 个 三 十 岁 左 右 的 壮 汉 破 口 大 骂 : “更 更 快 快 的， 将 老爷 一 刀 杀 了 ! 你 们 这 些 作恶 多 端的 贼 强盗 ， 总 有 
ETA, ERITREA ED, AMI AMP, NRHN. ” 

EEN کر‎ TEND. SR, MEK, FUE). ARRE رد‎ HETINE, 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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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。 ” 

范 一 飞 与 风 良 等 对 望 了 一 眼 ， 均 想 ， “倘若 是 使 间 香 蒙 汗 药 将 他 们 擒 住 的 ， 那 便 没 甚么 光彩 了 。” 

TAZ, BARREN, 当 即 高座 面 起 , 笑 吟 吟 的 道 : “ 当 涂 一 役 ， 我 们 确 是 使 了 蒙 汗 药 ， 倒 不 是 怕 了 各 位 武功 了 得 ， 只 
是 顾 念 石 帮主 和 各 位 的 师长 普 年 有 一 些 济源， 不 愿 动 刀 动 枪 的 伤 了 各 位 ， 有 失 和 气 。 各 位 这 么 说 ， 显 是 心中 不 服 ， 这 样 黑 ， 各 位 一 个 个 上 来 和 
在 下 过 过 招 ， 只 要 有 哪 一 位 能 接 得 住 在 下 十 招 ， 咱 们 长 乐 帮 就 算是 下 三 滥 的 狗 强 次 如 何 ? 7 

J DRG, DUET EZITA, PUTAS T PSA BALI, ARALAR, MERA. FOR 
METTA AMIATA, RM, RR REE, 対 他 有 何 忌 憶 ? 当即 大 声 叫 道 ， “你 们 长 乐 帮 只 不 过 倚 多 为 胜 ， 有 其 
么 了 不 起 ? 别 说 十 招 ， 你 一 百 招 老子 也 接 了 。” 

贝 海 石 笑 道 ，“ 很 好 ， 很 好 ! 这 位 老弟 台 果然 胆 气 过 人 。 

咱们 便 这 么 打 个 赌 ， 你 接 得 下 我 十 招 ， 长 乐 帮 是 下 三 洲 的 狗 强盗 。 倘 若 你 老弟 在 十 招 之 内 输 了 ， 雪 山 派 便 是 下 三 游 的 狗 强盗 ， 好 不 
好 ? ”说 着 走 近 身 去 ， 右 手 一 拂 ， 绑 在 时 万 年 身上 几 根 手指 粗细 的 麻 绳 应 手 而 断 ， 笑 道 : HE! ” 

时 万 年 被 绑 之 后 ， 不 知已 挣扎 了 多 少 次 ， 知 道 身上 这 些 麻 强 十 分 坚韧 ， 哪 知 这 病夫 如 此 轻描淡写 的 随手 一 拂 ， 自 己 说 甚么 也 挣 不 断 的 麻 绳 
况 如 粉丝 面条 一 般 。 去 时 之 间 ， 他 脸色 大 变 ， 不 由 自主 的 身子 发 拌 ， 哪 里 还 敢 和 贝 海 石 动手 ? 

忽然 间 厅 外 有 人 朗 声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! 这 个 赌 咱们 打 了 ! ” 

众人 一 听 到 这 声音 ， 雪 山 弟 子 登 时 脸 现 喜 色 ， 长 乐 帮 帮 众 俱 都 一 恒 ， 连 贝 海 石 也 是 微微 变色 。 

只 听 得 厅 门 三 的 一 声 推 开 ， 有 人 大 踏步 走 了 进来 ， 气 字 轩 昂 ， 英 交 疯 更 ， 正 是 “ 气 寒 西北 ” 白 万 剑 。 他 抱 拳 拱手 ， 说 道 ， “在 下 不 才 ， 就 
试 接 贝 先生 十 招 。” 

贝 海 石 微微 一 笑 ， 神 色 虽 仍 镇 定 ， 心 下 却 已 十 分 槛 炊 ， 以 白 万 剑 的 武功 而 论 ， 自 己 虽 能 胜 得 过 他 ， 但 势 非 在 百 招 以 外 不 可 ， 要 在 十 招 之 内 


取胜 ， 那 是 万 万 不 能 。 他 心 念 一 转 ， 便 即 笑 道 : “十 招 之 赌 ， 只 能 欺 欺 白 大 侠 的 众 位 师弟 。 白 大 侠 亲 身 驾 到 ， 咱 们 这 个 打赌 便 须 改 一 改 了 。 白 
大 侠 倘 若 有 兴 与 在 下 过 招 ， 咱 们 点 到 为 止 ， 二 三 百 招 内 决胜 败 罢 ! ” 

白 万 剑 森 然 道 : “原来 贝 先生 说 过 的 话 ， 是 不 算数 的 。” 贝 海 石 哈哈 一 笑 ， 说 道 : “十 招 之 赌 ， 只 是 对 付 一 般 武 艺 低微 、 狂 妄 无 知 的 少 
年 ， 难 道 白 大 侠 是 这 种 人 人 么 ? ” 

白 万 剑道 “倘若 长 乐 帮 有 自 承 是 下 三 滥 的 狗 强盗 ， 那 么 在 下 就 算 武艺 低微 、 狂 妄 无 知 ， 又 有 何妨 ? ”他 进 得 厅 来 ， 见 石 破 天 神 采 奕 奕 的 坐 
在 席 上 ， 众 师弟 却 个 个 全 身 钱 义 ， 容 色 慌 翌 ， 心 下 恼怒 已 极 ， 因 此 抓 住 了 贝 海 石 一 句 话 ， 定 要 荧 得 他 自 承 是 下 三 滥 的 狗 强盗 。 

便 在 此 时 ， 门 外 忽然 有 人 朗 声 道 “松江 府 杨 光 、 玄 素 庄 石 清 、 闵 柔 前 来 拜访 。” 正 是 石 清 的 声音 。 

石 破 天 大 喜 ， 一 跃 而 起 ， 叫 道 : “SE, BB! ” 奔 了 出 去 。 他 掠 过 白 万 剑 身 旁 之 时 ， 白 万 剑 一 伸手 便 扣 他 手腕 。 

这 一 下 出 手 极 快 ， 石 破 天 狼 不 及 防 ， 已 被 扣 住 脉 门 ， 但 他 急于 和 父母 相 见 ， 不 暇 多 想 ， 随 手 一 忆 ， 真 力 到 处 ， 白 万 剑 只 觉 半 身 酸 麻 ， 急 忙 
松 指 ， 只 觉 一 股 大 力 冲 来 ， 和 急忙 向 旁 跨 出 两 步 ， 这 才 站 定 ， 一 变色 间 ， 只 见 贝 海 石 笑 吟 吟 的 道 ， “果然 武艺 高 强 ! ”这 句 话 明 里 似 是 称 赞 石 破 
x, ATRERMMATE "REM, ERLE” e 

只 见 石 破 天 丑 花 眼 笑 的 陪 着 石 清 夫妇 走 进 厅 来 ， 另 一 个 身材 高 大 的 白 须 老者 走 在 中 间 ， 他 身后 又 跟着 五 个 汉子 。 镇 江 与 松江 相去 不 远 ， 长 
RARE EEE A a 

闵 柔 微微 仰 头 瞧 着 儿子 ， 笑 着 说 道 : “PERIE TE E EPRI, 我 急 得 其 久 似 的 , HES, MEGABETI, VRE EDR 
备 ， 要 说 将 你 据 去 ， 那 是 再 也 不 能 了 。 他 说 到 长 乐 帮 来 打听 打听 ， 定 能 得 知 你 的 讯息 ， 果 然 是 在 这 里 。” 

丁 开 一 见 石 清 夫妇 进来 ， 脸 上 红 得 犹如 火炭 一 般 ， 转 过 了 头 不 敢 去 蛤 他 二 人 ， 却 竖 起 耳 人 条， 倾听 他 们 说 些 甚 么 。 

只 听 得 石 清 夫 妇 、 杨 光 和 贝 海 石 、 范 一 飞 、 吕 正平 等 一 一 见 礼 。 杨 光 身 后 那 五 个 汉子 均 是 江南 出 名 的 武师 ， 是 杨 光 与 石 清 就 近 邀 来 长 乐 帮 
评 理 作 见 证 的 。 各 人 都 是 武林 中 颇 有 名 望 的 人 物 ， 甚 么 “和 久 仰 大 名 、 如 雷 贯 耳 ” 之 类 的 客 套 话 ， 好 一 会 才 说 完 。 范 一 飞 等 既 知 他 们 是 石 破 天 的 
父母 ， 执 礼 更 是 茶 谨 。 石 清 夫 妇 不 知 就 里 ， 见 对 方 礼貌 逾 恒 ， 自 不 免 加 倍 的 客气 。 只 是 贝 海 石 突然 见 到 石 破 天 多 了 一 对 父母 出 来 ， 而 这 两 人 更 
是 闻名 江湖 的 玄 素 庄 庄 主 ， 饶 是 他 足智多谋 ， 云 时 之 间 也 不 禁 茫然 失措 。 

石 破 天 向 贝 海 石 道 : “ 贝 先生 ， 这 些 雪 山 派 的 英雄 们 ， 咱 们 都 放 了 罢 ? ”他 不 敢 发 施 号 令 ， 要 让 贝 海 石 拿 主意 。 

贝 海 石 笑 道 : “帮主 有 令 ， 把 雪山 派 的 “英雄 们 ”都 给 放 了 。” 他 将 “英雄 们 ”三 字 说 得 加 倍 响亮 ， 显 是 大 有 讨 嘲 之 意 。 
> KRR FRAMAN: “是 ! HEARS, BWI KR HAW. ? STEANSHAK ESISTA LEA 

白 万 剑 手 按 剑 柄 ， 大 声 说道 : “且慢 ! A, ARE, NIE SA ALINN GRAZ EREI KER جر‎ JE RR A GEM, MAGA 
RHA.” RTM, WE: “咱们 武林 中 人 ， 若 是 学 艺 不 精 ， 刀 枪 拳 脚 上 败 于 人 手 ， 对 方 要 杀 要 辱 ， 那 是 和 谷 由 自 取 ， 死 而 无 忽 。 可 是 我 这 
些 师弟 ， 却 是 中 了 长 乐 帮 的 蒙 汗 药 而 失手 被 的， 长 乐 帮 使 这 等 卑鄙 无 耻 的 手段 ， 到 底 是 损 了 雪山 派 的 声誉 ， 还 是 坏 了 长 乐 帮 名 头 ? 这 位 贝 先 生 
适 才 又 说 甚么 来 ， 不 妨 再 说 给 几 位 新 来 的 朋友 听 听 。?” 

贝 海 石 干咳 两 声 ， 笑 道 : “这 位 白 兄 弟 ……” 白 万 剑 厉 声 道 : “ 谁 跟 下 三 小 的 狗 强 盗 称 兄 道 弟 了 ! 好 不 要 脸 ! ” 贝 海 石 道 ; “我 们 石 帮 


” 


AO: “ 贝 先生 ， 我 这 孩儿 年 轻 识 浅 ， 何 德 何 能 ， 怎 可 当 贵 帮 的 帮主 ? 不 久之 前 他 又 生 了 一 场 重 病 ， 将 旧事 都 忘记 了 。 这 中 间 定 有 
重大 误会 ， 那 “帮主 ”两 字 ， 再 也 休 得 提起 。 在 下 邀 得 杨 老 英雄 等 六 位 朋友 来 此 ， 便 是 要 评说 分 解 此 事 。 白 师傅 ， 贵 派 和 长 乐 帮 有 过 节 ， 我 不 
肖 的 孩儿 又 曾 得 罪 了 你 。 这 两 件 事 该 当 分 开 来 谈 。 我 姓 石 的 虽 是 江湖 上 泛泛 之 辈 ， 对 人 可 从 不 说 一 句 假 话 。 我 这 孩儿 确 是 将 旧事 忘 得 干 干 净 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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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 海 石 干 笑 道 : “嘿嘿 ， 嘿 嘿 ， 这 是 从 哪里 说 起 ? ABE వ جع(‎ e 

ABABA: “我 驳 驳 说 得 不 错 。 我 不 是 你 们 的 帮主 ， 我 不 知 说 过 多 少 遍 了 ， 可 是 你 们 一 定 不 信 。? 

范 一 飞 道 : “这 中 间 到 底 有 甚么 隐秘 ， 兄 弟 颇 想 洗 耳 恭 听 。 

我 们 只 知 长 乐 帮 的 帮主 是 司徒 模 司 徒 大 可 ， 怎 么 变 成 是 石 恩 公 了 ? ” 

杨 光 一 直 不 作 声 ， 这 时 抢 须 说 道 : “ 白 师 傅 ， 你 也 不 用 性 急 ， 谁 是 谁 非 ， 武 林 中 自 有 公论 。” 他 年 纪 虽 老 ， 说 起 话 来 却 是 声 若 洪 钟 ， 中 气 
充沛 ， 随 随便 便 几 名 话 ， 便 是 威 势 十 足 ， 教 人 不 由 得 不 服 。 只 听 他 又 道 : Hið, AMEE, LAUS EMER, BHT." 

KRR LA BALE RT Ak, (HAR ۱۱۱ 2  ظ‎ ERE ۵ 

白 万 剑 听 石 清和 杨 光 二 人 的 言语 ， 竟 是 大 有 向 贝 海 石 问罪 之 意 ， 对 自己 反而 并 无 敌意 ， 倒 大 非 始 料 之 所 及 。 他 众 师弟 为 长 乐 帮 所 擒 ， 人 孤 
势 单 ， 向 贝 海 石 斥 雪 叫 阵 ， 那 也 是 硬 着 头皮 的 无 可 奈何 之 举 ， 为 了 雪山 派 的 面子 ， 纵 然 身 遭 乱 刀 分 尸 ， 也 不 肯 香 声 忍 展 ， 说 到 取胜 的 把 握 ， 自 
是 半分 也 无 ， 单 贝 海 石 一 人 自己 便 未 必 斗 得 过 。 不 料 石 清 夫 妇 与 杨 光 突然 来 到 ， 忽 尔 生 出 了 转机 ， 当 下 并 不 多 言 ， 静 观 贝 海 石 如 何 应 付 。 

石 清 待 雪 山 群 弟子 身上 锐 甸 脱 去 、 分 别 就 坐 之 后 ， 又 道 : “ 贝 先生 ， 小 儿 这 么 一 点 儿 年 纪 ， 见 识 浅 陋 之 极 ， 要 说 能 为 贵 帮 一 帮 之 主 ， 岂 不 
令 天 下 英雄 齿 冷 ? 今 儿 当 着 杨 老 英雄 和 江南 武林 朋友 ， 白 师傅 和 雪山 派 众 位 师兄 ， 关 东 四 大 门派 众 位 面前 ， 将 这 事 说 个 明白 。 我 这 孩儿 石 中 玉 
REA E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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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R ASH: “ 石 庄 主 说 出 这 番 话 来 ， 可 真 令 人 大 大 的 摸 不 着 头脑 。 石 帮主 出 任 淫 帮 帮 主 ， 已 历 三 年 ， 并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事 ， 咳 咳 …… 我 们 
可 从 来 没 听 帮主 说 过 ， 名 动 江湖 的 玄 素 双 剑 …… 咳 咳 …… 竟 是 我 们 帮主 的 父母 。” 转 头 对 石 破 天 道 : “帮主 ， 你 怎 地 先前 一 直 不 说 ? 否则 玄 素 
庄 离 此 又 没 多 远 ， 当 你 出 任 帮 主 之 时 ， 咱 们 就 该 请 令 尊 令 堂 大 人 前 来 观礼 了 。? 

石 破 天 道 : “我 …… 我 …… 我 本 来 也 不 知道 啊 。” 

Hat, XASÊ AWE: “怎么 你 本 来 也 不 知道 ? ” 

AÑ: “我 这 孩儿 生 了 一 场 重病 ， 将 过 往 之 事 一 概 访 了 ， 连 父母 也 记 不 起 来 ， 须 怪 他 不 得 。” 

贝 海 石 本 来 给 石 清 逼 问 得 狼狗 之 极 ， 难 以 置 答 ， 长 乐 帮 众 首脑 心中 都 知 ， 所 以 立石 破 天 为 帮主 ， 不 过 要 他 去 挡 侠客 岛 铜 牌 之 难 ， 说 得 直 截 
些 ， 便 是 要 他 做 替 死 鬼 ， 这 话 即 在 本 帮 之 内 ， 大 家 也 只 是 心照 ， 实 不 便 宣 之 于 口 ， 又 如 何 能 对 外 人 说 起 ? 忽 听 石 破 天 说 连 他 自己 也 不 知 石 清 夫 
妇 是 他 父母 ， 登 时 抓 住 了 话 头 ， 说 道 : “帮主 确 曾 患 过 一 场 重病 ， 赛 热 大 作 ， 昏 迷 多 日 ， 但 那 只 是 两 个 多 月 之 前 的 事 。 他 出 任 长 乐 帮 帮 主 之 
时 ， 却 是 身子 好 好 的 ， 神 智 清明 ， 和 否则 怎 能 以 一 柄 长 剑 与 司徒 前 帮主 的 飞 爪 拆 上 近 百 招 ， 赁 武功 将 司徒 前 帮主 打败 ， 因 而 登 上 帮主 之 位 ? ” 

ABARAT LF RS, MRR. DENE: “孩儿 ， 这 事 到 底 怎样 ? ”关东 四 门派 掌 门 人 听 说 石 破 天 打 败 了 司徒 横 ， 也 是 十 分 
关注 ， 听 闵 柔 问 起 ， 同 时 瞧 着 石 破 天 。 

MEA: “我 们 向 来 只 知 帮主 姓 石 ， 双 名 上 破 下 天 。 

“ 石 中 玉 ” 这 三 字 ， 却 只 从 和 白 师 侍 和 石 庄 主 口中 听 到 。 是 不 是 石 庄 主 认错 了 人 呢 ?” 


AEE: RR, MEZZO?” ARSC AL, LE IE VISE ULT AREA, LAR, 

石 清 见 贝 海 石 纠缠 不 清 ， 心 想 此 事 终 须 叫 穿 ， 说 道 : “ 贝 先 生 ， 咱 们 明 人 不 说 瞳 话 ， 贵 帮 这 般 瞧 得 起 我 孩儿 这 无 知 少年 ， 决 非 为 了 他 有 其 
LARA ” 

这 句 话 开门 见 山 ， 直 说 到 了 贝 海 石 心中 ， 他 虽 老 辣 ， 脸 上 也 不 禁 变色 ， 干 咳 了 几 下 ， 又 苦笑 几 声 ， 拖 延 时 刻 ， 脑 中 却 在 飞快 的 转动 念头 ， 
该 当 如 何 对 答 。 忽 听 得 一 人 哈哈 大 笑 ， 说 道 ， “各 位 在 等 侠客 岛 铜牌 邀 宴 ， 是 不 是 ? 很 好 ， 好 得 很 ， 铜 牌 便 在 这 里 1 ” 

只 见 大 厅 之 中 忽然 站 着 两 个 人 ， 一 胖 一 瘦 ， 衣 饰 华贵 ， 这 两 人 何 时 来 到 ， 竟 是 谁 也 没有 知觉。 

石 破 天 眼 见 二 人 ， 心 下 大 喜 ， 叫 道 ， “大 哥 ， 二 哥 ， 多 日 不 见 ， 别 来 可 好 ? ” 

石 清 夫妇 曾 听 他 说 起 和 张 三 、 李 四 结拜 之 事 ， 听 得 他 口 称 “ 大 哥 、 二 哥 ”， 这 一 惊 当真 非 同 小 可 。 石 清 忙 道 ， “二 位 来 得 正好 。 我 们 正在 
分 说 长 乐 帮 帮主 身分 之 事 ， 二 位 正 可 也 来 作 个 见证 。” 这 时 石 破 天 已 走 到 张 三 、 李 四 身边 ， 拉 着 二 人 的 手 ， 甚 是 亲热 欢喜 。 

张 三 笑嘻嘻 的 道 : “三 弟 ， 你 这 个 长 乐 帮 帮 主 ， 只 怕 是 冒牌 货 罢 ? ” 

闵 柔 心 想 孩儿 的 生死 便 悬 于 这 顷刻 之 间 ， 再 也 顾 不 得 甚么 温文 娴 淑 ， 当 即 插口 道 : “是 啊 ! 长 乐 帮 的 帮主 是 司徒 横 司徒 帮主 ， 他 们 骗 了 我 
孩儿 来 挡 灾 ， 那 是 当 不 得 真 的 。” 

张 三 向 李 四 问 道 : “ 老 二 ， 你 说 如 何 ? ” 李 四 阴 届 届 的 道 ， “该 找 正 主 儿 。” 张 三 笑嘻嘻 的 道 : “是 啊 ， 咱 三 个 义 结 金兰 ， 说 过 有 福 共 
享 ， 有 难 同 当 。 长 乐 帮 要 咱们 三 弟 来 挡 灾 ， 那 不 是 要 我 哥 儿 们 的 好 看 吗 ? > 

群雄 一 见 张 三 、 李 四 突然 现 身 的 身手 ， 已 知 他 二 人 武功 高 得 出 奇 ， 再 见 他 二 人 的 形态 ， 宛 然 便 是 三 十 年 来 武林 中 闻 之 色 变 的 善 恶 二 使 ,无 
不 凉 然 ， 便 是 贝 海 石 、 白 万 剑 这 等 高 手 ， 也 不 由 得 心中 忌 侠 而 跳 。 但 听 他们 和 石 破 天 兄 弟 相 称 ， 又 均 不 明 其 故 。 

张 三 又 道 ， “我 哥 儿 俩 奉命 来 请 人 去 喝 腊八 严 ， 原 是 一 番 好 意 。 不 知 如 何 ， 大 家 总 是 不 肯 赏 脸 ， 推 三 阻 四 的 ， 教 人 好 生 扫兴 。 再 说 ， 我 们 
所 请 的 ， 不 是 大 门派 的 掌 门人 ， 便 是 大 帮 的 帮主 、 大 教 的 教主 ， 等 闲 之 人 ， 那 两 块 铜牌 也 还 到 不 了 他 手 上 。 很 好 ， 很 好 ， 很 好 ! ” 

他 连 说 三 个 “很 好 ”， 眼 光 向 范 一 飞 、 昌 正平 、 风 良 、 高 三 娘子 四 人 脸 上 扫 过 ， 只 瞧 得 四 人 心中 发 狠 。 他 最 后 瞧 到 高 三 娘子 时 ， 目 光 多 停 
了 一 会 ， 笑 哮 哮 的 又 道 ， “很 好 ! ” 范 一 飞 等 都 已 猜 到 ， 自 己 是 关东 四 大 门派 掌 门人， 这 次 也 在 被 邀 之 列 ， 张 三 所 以 连 说 “很 好 ”， 当 是 说 四 
个 人 都 在 这 里 遇 到 ， 倒 省 了 一 番 踊 涉 之 劳 。 

高 三 娘子 大 声 道 ， “你 瞧 着 老娘 连 说 “很 好 ，， 那 是 甚么 意思 ? ” 张 三 笑 哮 哮 的 道 ， “很 好 就 是 很 好 ， 那 还 有 甚么 意思 ? 

总 之 不 是 “很 不 好 ，， 也 不 是 “不 很 好 就 是 了 。” 

高 三 娘子 喝道 ， “你 要 杀 便 杀 ， 老 娘 可 不 接 你 的 铜牌 ! ”右手 一 挥 ， 呼 呼 风 响 ， 两 柄 飞 刀 便 向 张 三 激 射 过 去 。 

众人 都 是 一 惊 ， 均 想不到 她 一 言 不 合 便 妈 动手， 对 善 恶 二 使 竞 是 毫 不 忌 虱 。 其 实 高 三 娘子 性 子 虽然 暴躁 ， 却 非 全 无 心机 的 草包 ， 她 料想 善 
恶 二 使 既 送 铜牌 到 来 ， 这 场 灾难 无 论 如 何 是 鳅 不 过 了 ， 眼 下 长 乐 帮 总 舱 之 中 高 手 如 云 ， 敌 性 同 仇 ， 一 动 上 手 ， 谁 都 不 会 置身 事 外 ， 与 其 让 他 二 
人 来 逐一 歼灭 ， 不 如 乘 着 人 多 势 众 之 际 ， 合 关东 四 派 、 长 乐 帮 、 雪 山 派 、 玄 素 庄 、 杨 光 等 江南 豪杰 诸 路 人 马 之 力 ， 打 他 个 以 多 胜 少 。 

石 破 天 叫 道 ， “大哥, 小心! ” 

FER: TRE RM, ARK E SAC, MUR, PREZ, FATE 
刀 向 高 三 娘子 挤 去 。 

从 风声 听 来 ， 这 飞 撞 之 力 甚 是 凌厉， 高 三 娘子 双手 齐 伸 ， 抓 住 了 两 块 黄色 之 物 ， 只 觉 双 臂 震 得 发 痛 ， 上 半身 尽 皆 酸 麻 ， 低 头 看 时 ， 不 由 得 
BORA, I ERERWHIUEAFERMRKE EMH. 

Ji TÎRO A JOM BAR AONE, REBT fi. ORR, RHEE ERENZE, NAHE. EZIO, BEREY 
分 血色 , ATA KRR, TAN: “BB, ER BR EMR HA û le PREMIA, 35 
人 听 着 都 不 禁 代 她 难受 。 

张 三 仍 是 笑 哮 哮 的 道 ，“ 贝 先生 ， 你 们 安排 下 机 关 ， 骗 我 三 弟 来 冒充 帮主 。 他 是 个 忠厚 老实 之 人 ， 不 免 上 当 。 我 张 三 、 李 四 却 不 忠厚 老实 
Te 我 们 来 邀 客人 ， 岂 有 不 查 个 明白 的 ? 倘 然 邀 错 了 人 ， 闵 下 天 大 的 笑话 ， 张 三 、 李 四 颜面 何 存 ? 长 乐 帮 才 主 这 个 正 主 儿 ， 我 们 早 查 得 清 清 想 
楚 ， 倒 花 了 不 少 力气 ， 已 找 了 来 放 在 这 里 。 兄 弟 ， 咱 们 请 正 主 儿 下 来 ， 好 不 好 ? ” 李 四 道 ， “不错 ， 该 当 请 他 下 来 。” 伸 手 抓 住 两 张 圆 绩 ， 呼 
的 一 声 ， 向 屋顶 搓 了 上 去 。 

RUM MR, RON AR, DOL, BARI T Tok, BR, BRM 

BERA AM AFET LH, RUM BRIE. ARE, RSE 

李 四 左手 食指 点 出 , HORI, WFT JJA NON. IRA GEIE TER, HERR, EAN. 

众人 齐 声 惊 呼 ， 有 的 说 ， “ 他 。 他 ! ”有 的 说 : “ 怎 …… 怎 么 …'…” 有 的 说 : “ 怪 …… 怪 了 ! AMARO DUE XURTAN 
外 旁人 的 穴道 ， 这 等 高 深 的 武功 向 来 只 是 耳闻 ， 从 未 目睹 ， 人 人 已 是 惊 骇 无 已 ， 又 见 那 人 五 官 面目 宛 然 便 是 又 一 个 石 破 天 ， 只 是 全 身 绫 罗 ， 服 
饰 华丽 ， 更 感 话 异 。 只 听 那 人 颜 声 道 ， “你 …… 你 们 又 要 对 我 怎样 ?” 

张 三 笑 道 。“ 石 帮主 ， 你 骨 在 扬州 效 院 之 中 ， 数 月 来 埋头 不 出 ， 艳 福 无 边 。 贝 先生 他 们 到 处 寻 你 不 着 ， 只 得 另外 找 了 个 人 来 冒充 你 帮主 。 
但 你 想 瞒 过 侠客 岛 使 者 的 耳目 ， 可 没 这 么 容易 了 。 我 们 来 请 你 去 喝 腊八 粥 ， 你 去 是 不 去 ? ”说 着 从 袖 中 取出 两 块 铜牌 ， 托 在 手中 。 

న “我 …… 我 当然 不 去 。 我 干 么 …… 干 么 要 去 ?” 

石 破 天 奇 道 ，“ 大 哥 ， 这 …… 这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? ” 

RSS, “ 三 第 , OMX AIR RAR? 长 乐 帮 替 他 为 帮主 ， 本 是 要 他 来 接 铜牌 的 ， 可 是 这 人 怕 死 ， 悄 悄 秘 了 起 来 ， 贝 先生 他 们 无 
可 奈何 ， 便 骗 了 你 来 顶替 他 作 帮 主 。 可 是 你 大 哥 、 二 哥 还 是 将 他 揪 了 出 来 ， 叫 你 作 不 成 长 乐 帮 有 的 帮主 ， 你 怪 不 怪 我 ?” 

石 破 天 摇 摇头 ， 目 不 转 睛 的 瞧 着 那 人 ， 过 了 半 易 ， 说 道 ，“ 妈 妈 ， 侈 侈 ， 叮 叮当 当 ， 贝 先生 ， 我 …… 我 早 说 你 们 认错 了 人 ， 我 不 是 他 ， 


REL, MAT: “你 …… 你 是 玉 儿 ? ” 那 人 点 了 点 头 ， 道 : “ 妈 ， 驳 ， 你 们 都 在 这 里 。?” 

白 万 剑 踏 上 一 步 ， 森 然 道 : “你 还 认得 我 吗 ? ” 那 人 低下 了 头 ， 道 : “和 白 师 叔 ， 众 …… 众 位 师 叔 ， 也 都 来 了 。” 白 万 剑 嘿嘿 冷笑 ， 
道 “我 们 都 来 了 。” 

JURA SUR: “这 两 位 容貌 相似 ， 身 材 年 岁 又 是 一 样 ， 到 底 哪 一 位 是 本 帮 的 帮主 ， 我 可 认 不 出 来 ， 这 当真 是 天 下 之 大 ， 无 奇 不 有 。 
Me BARATA, ERE? ” 那 人 点 了 点 头 。 贝 海 石 道 : “这 些 日 子 中 ， 帮 主 却 又 到 了 何 处 ?咱们 到 处 找 你 不 到 。 后 来 有 人 见 到 这 个 ……: 
这 个 少年 ， 说 道 帮主 是 在 摩天 崖 上 ， 我 们 这 才 去 请 了 来 ， 咳 咳 …… 真 正 想不到 …… 咳 咳 ……” 那 人 道 : “一 言 难 尽 ， 慢 慢 再 说 。” 

厅 上 突然 间 窟 静 无 声 ， 众 人 具 眶 石 破 天 ， 又 瞧 瞧 石 帮主 ， 两 人 容貌 果然 颇 为 肖 似 ， 但 并 立 在 一 起 ， 相 较 之 下 ， 毕 竞 也 大 为 不 同 。 石 破 天 脸 
色 较 黑 ， 眉 毛 较 粗 ， 不 及 石 帮主 的 俊美 文秀 ， 但 若非 同时 现 身 ， 却 也 委 实 不 易 分 辨 。 过 了 一 会 ， 只 听 得 闵 柔 抽 抽 嘻 嘻 的 哭 了 出 来 。 

白 万 剑 说 道 : “容貌 可 以 相同 ， 难 道 腿 上 的 剑 疤 也 是 一 般 无 异 ， 此 中 大 有 情 次 。” 丁 开 忍 不 住 也 道 ，“ 这 人 是 假 的 。 真 的 天 哥 ， 左肩 上 
有 …… 有 个 疤痕 。” 石 清 也 是 怀疑 满腹 ， 说 道 : “我 那 孩 儿 幼 时 曾 为 人 暗器 所 伤 。” 指 着 石 破 天 道 : “这 人 身上 有 此 暗器 伤痕 ， 到 底 谁 真 谁 
恨 ， 一 验 便 知 。” 众 人 瞧 瞧 石 破 天 ， 又 瞧 瞧 那 华 服 少年 ， 都 是 满腹 疑 赛 。 

张 三 哈 哈 笑 道 : “ 既 要 伪造 石 帮 主 ， 自 然 是 一 笔 一 划 ， 都 要 造 得 真 像 才 行 。 真 的 身上 有 疤 ， 假 的 当然 也 有 。 贝 大 夫 这 “着 手 成 春 ” 四 个 字 


外 号 ， 难 道 是 白 叫 的 吗 ? 他 说 我 三 弟 错 迷 多 日 ， 自 然 是 那 时 候 在 我 三 弟 身 上 作 上 了 手脚 。” 突 然 间 欺 近 身 去 ， 随 手 在 那 华 服 少年 的 肩头 、 左 
腿 、 左 肚 三 处 分 别 抓 了 一 下 。 那 少年 府 裤 上 登 时 被 他 抓 出 了 三 个 圆 孔 ， 露 出 雪白 的 肌肤 来 。 

FMLA. MLA. FEHR, STR ATO, AHS AMBUSH 

TE" ARE, EARS TEAM, RANE LAER RA, TARA, URS LER, ین‎ 
天 身上 一 模 一 样 。 

丁 玛 抢 上 前 去 ， 额 声 道 “你 …… 你 …… 果 真是 天 哥 ? ” 那 少年 苦笑 道 。“ 叮 叮当 当 ， 这 么 些 日 子 不 见 你 ， 我 想 得 你 好 苦 ， 你 却 早 将 我 抛 
在 九 霄 云 外 了 。 你 认 不 得 我 ， 可 是 你 啊 ， 我 便 再 隔 一 千年 ， 一 万 年 ， 也 永远 认得 你 。” 丁 匀 听 他 这 么 说 ， 喜 极 而 泣 ， 道 : “你 …… 你 才 是 真 的 
AR, Bo ETRE, XEWA HEKER ARKAN? RANT | ° WEARERS FIFA. FITE IMITAT E 
。 

那 少年 将 手掌 紧 了 一 紧 ， 向 她 微微 一 笑 。 丁 瑞 登 觉 如 上 坐 春 风 ， 喜 悦 无 限 。 

石 破 天 走 上 两 步 ， 说 道 ，“ 叮 叮当 当 ， 我 早 就 跟 你 说 ， 我 不 是 你 的 天 哥 ， 你 …… 你 生 不 生 我 的 气 ?” 

突然 间 拍 的 一 声 ， 他 脸 上 热 辣 辣 的 着 了 个 耳光 。 

TERM: RT, MIK, MIMI ”连连 挥手 ， 原 来 她 这 一 掌 打 得 甚 是 着 力 ， 却 被 石 破 天 的 内 力 反 激 出 来 ， 震 得 她 手掌 好 不 疼痛 。 

石 破 天 道 ， “你 …… 你 的 手掌 痛 吗 ?” 丁 于 怒 道 ，“ 深 开 ， 深 开 ， 我 再 也 不 要 见 你 这 无 耻 的 骗子 ! ” 石 破 天 黯 然 神伤 ， 喃 喃 道 “我 …… 
RARE.” TEL: BARC? RA KOE T Mi, FARR? ” ABE: “我 自己 也 不 知道 ! ” TEE 
MM: “骗子 ， 骗 子 ， 你 走 开 ! ”一 张 俏 脸蛋 涨 得 通红 。 

石 破 天 眼 中 泪珠 滚 来 滚 去 ， 险 些 便 要 夺 眶 而 出 ， 强 自 忍 位 ， 退 了 开 去 。 

石 清 转 头 问 贝 海 石 道 ，“ 贝 先生 ， 这 …… 这 位 少年 ， 你 们 从 何 处 更 来 ? 我 这 孩儿 ， 又 如 何 给 你 们 硬 栽 为 贵 帮 的 帮主 ? 武林 中 朋友 在 此 不 
少 ， 还 得 请 你 分 说 明白 ， 以 释 众人 之 疑 。” 

贝 海 石 道 ，“ 这 位 少年 相貌 与 石 帮主 一 模 一 样 ， 连 你 们 玄 素 双 剑 是 亲生 的 父母 ， 也 都 分 状 不 出 ， 我 们 外 人 认错 了 ， 怕 也 难怪 时 ?” 
石 清点 了 点 头 ， 心 想 这 话 倒 也 不 错 。 
阅 柔 却 道 “我 夫妇 和 儿子 多 年 不 见 ， 孩 子 长 大 了 ， 自 是 不 易 辨认 。 贝 先生 这 几 年 来 和 我 孩子 日 日 相 见 ， 以 贝 先生 之 精明 ， 却 是 不 该 认错 


的 。 

贝 海 石 咳嗽 几 声 ， 苦 笑 道 ; “这 …… 这 也 未 必 。” 那 日 他 在 摩天 崖 见 到 石 破 天 ， 便 知 不 是 石 中 玉 ， 但 遍 寻 石 中 玉 不 获 ， 正 自 心 焦 如 焚 ， 灵 
机 一 动 ， 便 有 意 要 石 破 天 顶 奉 。 恰 好 石 破 天 海 浑 墨 疆 ， 安 排 起 来 容易 不 过 ， 这 番 用 心 自 是 说 甚么 也 不 能 承认 的 ， 又 道 : “AER 
主 ， 那 是 赁 武功 打败 了 司徒 前 帮主 ， 才 由 众 兄弟 群 相 推 戴 。 石 帮主 ， 此 事 可 是 有 的 ? TR? =£, MAE? 7” 

那 少年 石 中 玉 道 : “ 贝 先生 ， 事 情 到 了 这 步 田 地 ， 也 就 甚么 都 不 用 隐瞒 了 。 那 日 在 淮安 府 我 得 罪 了 你 ， 给 你 擒 住 。 你 说 只 须 一 切 听 你 吟 
只 ， 就 饶 我 性 命 ， 于 是 你 叫 我 加 入 你 们 长 乐 帮 ， 要 我 当众 质问 司徒 帮主 为 何 逼 得 何 香 主 自杀 ， 问 他 为 甚么 不 肯 接 侠客 岛 铜 牌 ， 又 叫 我 跟 司 徒 帮 
主动 手 。 和 赁 我 这 点 儿 微 末 功 夫 ， 又 怎 是 司徒 帮主 的 对 手 ? 是 你 贝 先生 和 众 香 主 在 混乱 中 一 拥 而 上 ， 假 意 相 劝 ， 其 实 是 一 起 制 住 了 司徒 帮主 ， 通 
得 他 大 怒 而 去 ， 于 是 你 便 叫 我 当 帮 主 。 此 后 一 切 事情 ， 还 不 是 都 听 你 贝 先 生 的 吟 哇 ， 你 要 我 东 ， 我 又 怎 敢 向 西 ? 我 想 想 实 在 没有 味 儿 ， 便 逃 到 
了 扬州 ， 倒 也 遂 遥 快活 。 哪 知 莫名 其 妙 的 却 又 给 这 两 位 老兄 抓 到 了 这 里 。 将 我 点 了 穴道 ， 放 在 屋顶 上 。 贝 先生 ， 这 长 乐 帮 的 帮主 ， 还 是 你 来 
当 。 这 个 倪 介 帮 主 的 差 使， 请 你 开导 免 了 罢 。” 他 口才 便 给 ， 说 来 有 条 有 理 ， 人 人 登 时 习 然 。 

贝 海 石 脸色 铁 青 ， 说 道 : “ 那 时 候 帮主 说 甚么 话 来 ? 事 到 临头 ， 却 又 翻 悔 推 托 。” 

APR: “IR, INRA EAU? 此刻 我 爹 娘 在 此 ， 你 尚且 对 我 这 么 狠 堪 霸 的 ， 别 的 事 也 就 可 想 而 知 了 。” 

他 眼见 赏 善 罚 恶 二 使 已 到 ， 倘 车 推 不 掉 这 帮主 之 位 ， 势 必 性 命 难保 ， 又 有 了 父母 作 靠 山 ， 言 语 中 便 强 硬 起 来 。 

米 横 野 大 声 道 : “帮主 ， 你 这 番 话 未 免 颠 倒是 非 了 。 你 作 本 帮 帮 主 ， 也 不 是 三 天 两 日 之 事 ， 平 日 作 威 作 福 ， 风 流 快 活 。 
اک‎ a lada ala ditai data 
HHA? > 

石 中 玉 难 以 置 辨 ， 便 只 作 没 听见 ， 笑 道 : “ 贝 先生 本 事 当 真 不 小 ， 我 隐居 不 出 ， 免 惹 麻 烦 ， 亏 得 你 不 知 从 何 处 去 找 了 这 个 小 子 出 来 。 这 小 
子 的 相貌 和 我 也 真 像 。 他 既 爱 冒充 ， 就 冒充 到 底 好 了 ， 又 来 问 我 甚么 ? 移 ， 妈 ， 这 是 非 之 地 ， 咱 们 及 早 离 去 为 是 。” 他 口齿 伶俐 ， 比 之 石 破 天 
实 是 天 差 地 远 ， 两 人 一 开口 说 话 ， 那 便 全 然 不 同 。 

米 横 野 、 陈 冲 之 、 展 飞 等 同时 厉声 道 : “你 想 撒手 便 走 ， 可 没 这 般 容 易 。” 说 着 各 自 按 住 腰 间 刀 柄 、 剑 把 。 

张 三 哈 哈 笑 道 : “ 石 帮主 ， 贝 先生 ， 咱 们 打开 天 窗 说 亮 话 。 

和 任 着 司徒 横 和 石 帮主 的 武功 声望 ， 老 实说 ， 也 真 还 不 配 上 侠客 岛 去 喝 一 口 腊八 粥 。 长 乐 帮 这 几 年 来 干 的 恶 事 太 多 ， 我 兄弟 二 人 今天 来 到 贵 
త IR o i al ce da 
小夏 : 

贝 海 石 与 长 乐 帮 群 豪 都 是 心头 大 震 ， 知 道 石 中 玉 若 不 接 他 手中 铜牌 ， 这 胖 瘦 二 人 便 要 大 开 杀 戒 。 听 这 胖子 言 中 之 意 ， 此 行 主 则 是 是 诛 灭 长 
乐 帮 。 他 二 人 适 才 露 的 儿 手 功夫 ， 全 帮 无 人 能 敌 。 但 石 中 玉 显 然 说 甚么 也 不 肯 做 帮主 ， 那 便 如 何 是 好 ? 

去 时 之 间 ， 大 厅 中 更 无 半点 声息 。 人 人 目光 都 瞧 着 石 中 玉 。 

石 破 天 道 : “ 贝 先 生 ， 我 大 哥 …… 他 可 不 是 说 着 玩 的 ， 说 杀人 便当 真 杀人 ， 飞 鱼 帮 、 铁 又 会 那些 人 ， 都 给 他 两 个 杀 得 干 干 净 净 。 我 看 不 论 
是 谁 做 帮主 都 好 ， 先 将 这 两 块 铜牌 接 了 下 来 ， 免 得 多 伤 人 命 。 双 方 都 是 好 兄弟 ， 真 要 打 起 架 来 ， 我 可 不 知 要 帮 谁 才 好 。” 

THEE: “是 啊 ， 石 帮主 ， 这 铜牌 是 不 能 不 接 的 。” 

Dê Tê LL ala săi ac co De ai 
Heee 这 于 心 何 忍 ? > 

EF EREK, YE: “你 慷 他 人 之 慨 ， 话 倒 说 得 容易 。 

你 既 如 此 大 仁 大 义 ， 干 么 不 给 长 乐 帮 挡 灾 解难 ， 自 己 接 了 这 两 块 铜牌 ? 嘿嘿 ， 当 真 好 笑 ! ” 

石 破 天 叹 了 口气 ， 向 石 清 、 闵 柔 瞧 了 一 眼 ， 向 丁 严 瞧 了 一 眼 ， 说 道 : “ 贝 先 生 ， 众 位 一 直 待 我 不 错 ， 原 本 盼 我 能 为 长 乐 帮 消 此 大 难 ， 真 的 
石 帮主 既 不 肯 接 ， 就 由 我 来 接 罢 ! ”说 着 走向 张 三 身 前 ， 伸 手 便 去 取 他 掌中 铜牌 。 众 人 尽 丝 情 然 。 

张 三 将 手 一 缩 ， 说 道 “且慢 ! ”向 贝 海 石 道 ， “侠客 岛 邀 宴 铜 牌 ， 只 交 正 主 。 贵 帮 到 底 奉 哪 一 位 作 帮 主 ? ” 

贝 海 石 等 万 料 不 到 ， 石 破 天 在 识破 各 人 的 阴谋 诡计 之 后 ， 竟 仍 肯 为 本 帮 卖 命 ， 这 物 人 虽然 个 个 凶 狂 剩 悍 ， 但 此 时 无 不 油 然而 生 感 激 之 情 ， 
不 约 而 同 的 齐 向 石 破 天 射 身 行 礼 ， 说 道 : “ 愿 奉 大 侠 为 本 帮 帮 主 ， 遵 从 帮主 号 令 ， 决 不 敢 有 违 。” 这 几 句 话 倒 也 说 得 万 分 诚恳。 

石 破 天 还 礼 道 : “FRM, FREH! 我 甚么 事 都 不 懂 ， 说 错 了 话 ， 做 错 了 事 ， 你 们 不 要 怪我 才 好 。” 贝 海 石 等 齐 道 : “不 敢 ! ? 

张 三 哈 哈 一 笑 ， 问 道 : “兄弟 ， 你 到 底 姓 甚么 ?”” 石 破 天 茫 然 摇头 ， 说 道 : “我 真 的 不 知道 。” 向 闵 柔 瞧 了 一 眼 ， 又 向 石 清 瞧 了 一 眼 ， 见 
两 人 对 自己 瞧 着 的 目光 中 仍 是 充满 爱惜 之 情 ， 说 道 : “BR RER EI ” 张 三 道 : “好! 长 乐 帮 石 帮主 ， 今 年 十 二 月 初 八 ， 请 到 侠客 岛 
REN. ” 石破 天道 : “ 自 当 前 来 拜访 两 位 哥哥 。?” 


KET: SÆKIR, BRUTA. FATA GEE BET. 7 FURIE: “可惜 ， 可 惜 ! ”不 知 是 深 以 不 能 诛 灭 
长 乐 帮 为 憾 ， 还 是 说 可 惜 石 破 天 枉 自 为 长 乐 帮 送 了 性 命 。 贝 海 石 等 都 低下 了 头 ， 不 敢 和 张 三 、 李 四 的 目光 相对 。 

张 三 、 李 四 对 望 一 眼 ， 都 点 了 点 头 。 张 三 右手 扬 处 ， 两 块 铜牌 缓 缓 向 石 破 天 飞 去 。 铜 牌 份量 不 轻 ， 掷 出 之 后 ， 本 当 势 挟 劲 风 的 飞 出 ， 但 如 
此 缓 缓 凌空 推 前 ， 便 如 空中 有 两 根 瞧 不 见 的 细 线 吊 住 一 般 ， 内 力 之 奇 ， 实 是 罕见 军 闻 。 

众人 睁 大 了 眼睛 ， 瞧 着 石 破 天 。 闵 柔 突然 叫 道 : “孩儿 别 接 ! ” 石破 天道 , “ 妈 ， 我 已 经 答 多 了 的 。” 双 手 伸 去 ， 一 手 抓 住 了 一 块 铜牌 
向 石 清道 ，“ 参 参 …… 不 …… 石 …… 石 …… 石 庄 主 明知 危险 ， 仍 是 要 代 上 清 观 主 赴 侠客 岛 去 ， 孩 儿 …… 我 也 要 学 上 一 学 。” 

李 四 道 , “好 ! 英雄 侠义 ， 不 枉 了 跟 你 结拜 一 场 。 兄 弟 ， 咱 们 把 话说 在 前 头 ， 到 得 侠客 岛 上 ， 大 哥 、 二 哥 对 你 一 视 同仁 ， 可 不 能 给 你 甚么 
特别 照顾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这 个 自然 。” 

李 四 道 ，“ 这 里 还 有 几 块 铜牌 ， 是 邀请 关东 范 、 风 、 昌 三 位 去 侠客 岛 喝 腊 八 粥 的 。 三 位 接 是 不 接 ? ” 

范 一 飞 向 高 三 娘子 瞧 了 一 眼 ， 心 想 ，“ 你 既 已 经 接 了 ， 咱 们 关东 四 大 门派 同 进 同 退 ， 也 只 有 硬 着 头皮 ， 将 这 条 老 命 去 送 在 侠客 岛 了 。” 当 
即 说 道 ，“ 承 蒙 侠客 岛 上 的 大 侠客 们 瞧 得 起 ， 姓 范 的 焉 有 敬酒 不 喝 喝 罚 酒 之 理 ? ” 走 上 前 去 ， 从 李 四 手 中 接 过 两 块 铜牌 。 风 良 哈哈 一 笑 ， 说 
道 , “到 十 二 月 初 人 还 有 两 个 月 ， 就 算 到 那 时 非 死 不 可 ， 可 也 是 多 活 了 两 个 月 。” 当 下 与 吕 正 平 都 接 了 铜牌。 

张 三 、 李 四 二 人 抱 拳 行礼 ， 说 道 ，“ 各 位 赏 脸 ， 多 谢 了 。” 

向 石 破 天 道 , “兄弟 ， 我 们 尚 有 远 行 ， 今 日 可 不 能 跟 你 一 起 喝酒 了 ， 这 就 告辞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 喝 三 碗 酒 ， 那 也 无 妨 。 两 位 哥哥 的 酒 戎 芦 
We? ” 张 三 笑 道 ，“ 扔 了 ， 扔 了 ! 这 种 酒 配 起 来 可 艰难 得 紧 ， 带 着 两 个 空 葫芦 有 甚么 趣味 ? HE, 6, ML AAA. ” 

长 乐 帮 中 的 帮 众 其 上 酒 来 ， 张 三 、 李 四 和 石 破 天 对 干 三 碗 。 

石 清 路 上 一 步 ， 朗 声 道 ， “在 下 石 清 ， 乔 为 玄 素 庄 庄 主 ， 意 欲 与 内 子 同上 侠客 鸟 来 讨 一 碗 腊八 粥 喝 。” 

三 心 想 : “三 十 多 年 来 ， 武 林 中 人 一 听 到 侠客 岛 三 字 ， 无 不 惊 心 胆 战 ， 今 日 居然 有 人 自愿 前 往 ， 倒 是 第 一 次 听见 。” 

说 道 ，“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， 这 可 对 不 起 了 。 你 两 位 是 上 清 观 门下 ， 未 曾 另 行 开门 立 派 ， 此 番 难 以 奉 请 。 杨 老 英 雄 和 别 的 几 位 也 是 这 般 。” 

白 万 剑 问 道 ，“ 两 位 尚 有 远 行 ， 是 否 …… 是 否 前 去 凌 霄 城 ?” 张 三 道 ，“ 白 英雄 料 事 如 神 ， 我 二 人 正 要 前 去 拜访 令 尊 威 德 先 生 白 老 英雄 。 
” 白 万 剑 脸 上 登 时 变色 ， 踏 上 一 步 ， 欲 言 又 止 ， 隔 了 半 易 ， 才 道 ，“ 好 。” 

张 三 笑 道 ，“ 白 英雄 若是 回去 得 快 ， 咱 们 还 可 在 痰 霄 城 再 见 。 请 了 ， 请 了 ! ”和 李 四 一 举 手 ， 二 人 一 齐 转身 ， 缓 步 出 门 。 

高三 女子 呈 道 : “E/GEF, RAR! ”左手 挥 处 ， 四 柄 飞 刀 向 二 人 肯 心 搓 去 。 她 明知 这 一 下 万 难 伤 到 二 人 ， 只 是 心中 愤 注 难 宣 ， 放 几 
口 飞 刀 发 泄 一 下 也 是 好 的 。 

眼见 四 柄 飞 刀 转瞬 间 便 到 了 二 人 背后 ， 二 人 似 是 丝毫 不 觉 ， 石 破 天 忍 不 住 叫 道 ， “两 位 哥哥 小 心 了 ! ” 猛 听 得 呼 的 一 声 ， 二 人 向 前 飞跃 而 
出 ， 迅 捷 难 言 ， 众 人 眼前 只 一 花 ， 四 柄 飞 刀 拍 的 一 声 ， 同 时 钉 在 门 外 的 照壁 之 上 ， 张 三 李 四 却 已 不 知 去 向 。 飞 刀 是 手中 掷 出 的 暗器 ， 但 二 人 使 
轻功 纵 跃 ， 居 然 比 之 暗器 尚 要 快速 。 群 豪 相 顾 失色 ， 如 见鬼 魅 。 高 三 娘子 隐 自 雪 道 : “ENR” AAR, IRZ, THR 
PH) 

APES TPE, FÆRÐ, MNAE BURN, (KER E ROOK, HR ARI EKG ATI. A 
Jj ùl yi Penê: “站 住 了 ! ” 转 头 向 石 清道 “HEE, MR A FACE! ” 

石 清 叹 道 ，“ 姓 石 的 生 了 这 样 …… 这 样 的 儿子 ， 更 有 甚么 话说 ? 白 师兄 ， 我 夫妇 携带 厂子 ， 同 你 一 齐 去 凌 霄 城 向 白 老 伯 领 罪 便 是 。” 
gora TER. AZIRBURATETABEN RANT MELT, BRERA, UMALTAR. کت‎ A 

诈 ? 

闵 柔 向 元 夫 望 了 一 眼 ， 这 时 石 清 也 正 向 妻子 瞧 来 。 二 人 目光 相 接 ， 见 到 对 方 神色 凄然 ， 都 是 不 忍 再 看 ， 各 将 眼光 转 了 开 去 ， 均 想 : “原来 
咱们 的 儿子 终究 是 如 此 不 成 材 的 东西 ， 既 答 允 了 做 长 乐 帮 有 的 帮主 ， 大 难 临头 之 际 ， 却 又 缩 头 避 祸 ， 这 样 的 人 品 ， 唉 ! ” 

他 夫妇 二 人 这 几 日 来 和 石 破 天 相 处 ， 虽 觉 他 大 病 之 后 ， 记 忆 未 复 ， 说 话 举 动 甚 是 幼稚 可 笑 ， 但 觉 他 天 性 淳厚 ， 而 天 真 烂漫 之 中 往往 流露 出 
一 股 英 侠 之 气 ， 心 下 其 是 欢喜 。 闵 柔 更 是 心花怒放 ， 石 破 天 愈 不 通 世 务 ， 她 愈 觉 这 孩子 就 像 是 从 前 那 依依 膝下 的 七 八 岁 孩 童 ， 勾 引起 当年 许多 
甜蜜 的 往事 。 不 料 真 的 石 中 玉 突 然 出 现 ， 容 貌 虽然 相似 ， 行 为 却 全 然 大 异 ， 一 个 狂 狂 情 忧 ， 一 个 锐 身 任 难 ， 偏 偏 那 个 展 夫 才 是 自己 的 儿子 。 

闵 柔 对 石 中 玉 好 生 失 望 ， 但 毕竟 是 自己 亲生 的 孩子 ， 向 他 招 招手 ， 柔 声 道 ， “孩子 ， 你 过 来 ! ” 石 中 玉 走 到 她 身 前 ， 笑 道 ，“ 妈 ， 这 些 年 
来 ， 孩 儿 真 想 含 你 得 紧 。 妈 ， 你 越 来 越 年 轻 俊俏 啦 ， 任 谁 见 了 ， 都 会 说 是 我 姊 姊 ， 决 不 信 你 是 我 的 亲 娘 。” 

闵 柔 微微 一 笑 ， 心 头 甚 是 气 苦 ，“ 这 孩子 就 学 得 一 副 油 腔 滑 调 。” 笑 容 之 中 ， 不 免 充满 了 苦涩 之 意 。 

石 中 玉 又 道 ，“ 妈 ， 孩 儿 早 几 年 曾 员 得 一 对 脾 玉 锡 儿 ， 一 直 带 在 身边 ， 只 盼 哪 一 日 见 到 你 ， 亲 手 给 你 戴 在 手 上 。” 说 着 从 怀 中 掏 出 个 黄 维 
包 儿 ， 打 了 开 来 ， 取 出 一 对 玉 锣 ， 一 杂 镶 宝石 的 珠 花 ， 拉 过 母亲 手 来， 将 玉 龟 给 她 戴 在 腕 上 。 

闵 柔 原本 喜爱 首饰 打扮 ， 见 这 副 玉 镯 子 温 润 晶莹 ， 甚 是 好 看 ， 想 到 儿子 的 孝心 ， 不 由 得 慢 意 渐 减 。 她 可 不 知 这 儿子 到 处 持 花 营 草 ， 一 向 身 
边 总 带 着 珍贵 的 珍宝 首饰 ， 一 见 到 美貌 女子 ， 便 取出 赠送 ， 以 博 欢心 。 

石 中 玉 转 过 身 来 ， 将 珠 花 插 在 丁 瑚 头发 上 ， 低 声 笑 道 ，“ 这 茶花 该 当 再 美 十 倍 ， 才 配 得 我 那 叮 叮当 当 的 花 容 月 貌 ， 眼 下 没 法 子 ， 将 就 着 戴 
WE, TAR, RE: “天 哥 ， 你 总 是 这 般 会 说 话 。” 伸 手轻 轻 抚 弄 闯 上 的 珠 花 ， 斜 视 石 中 玉 ， 脸 上 喜气 嚼 然 。 

贝 海 石 咳嗽 了 几 声 ， 说 道 ， “难得 杨 老 英雄 、 石 庄 主 夫妇 、 关 东 四 大 门派 众 位 英雄 大 加 光临 。 种 种 误会 ， 亦 已 解释 明白 。 

让 敞 帮 重 整 杯 盘 ， 共 谋 一 醉 。” 

但 石 清 夫妇 、 白 万 剑 、 范 一 飞 等 各 怀 心事 ， 均 想 ， “你 长 乐 帮 的 大 难 有 人 出 头 挡 过 了 ， 我 们 却 哪 有 心情 来 喝 你 的 酒 ? ” 

白 万 剑 首先 说 道 ， “侠客 岛 的 两 个 使 者 说 道 要 上 凌 震 城 去 ， 在 下 非得 立时 赶 回 不 可 。 贝 先生 的 好 意 ， 只 有 心 领 了 。” 石 清道 “我们 三 人 
AMEMEME. క BASTIA, ARMELE 

当下 群 豪 告辞 出 来 。 石 破 天 神 色 木 然 ， 随 着 贝 海 石 送 客 ， 心 中 十 分 凄凉 : “我 早 知 他 们 是 弄 错 了 ， 偏 偏 叮 叮 当当 说 我 是 她 的 天 哥 ， 石 庄 主 
夫妇 又 说 我 是 他 们 的 儿子 。” 突 然 之 间 ， 只 觉 世 上 孤零零 的 只 剩 下 了 自己 一 人 ， 谁 也 和 自己 无 关 。“ 我 真 的 妈妈 不 要 我 了 ， 师 父 史 婆 婆 和 阿 乡 
不 要 我 了 ， 连 阿 黄 也 不 要 我 了 ! ” 

dI SE “ 石 帮主 ， 数 次 得 罪 ， 大 是 不 该 ， 尚 请 见谅 。 石 帮主 英雄 豪迈 ， 以 德 报 急 ， 紫 烟 岛 上 又 多 
AMO ÆFÐUR MBE, ÞRAS, PIRATA RES IMA. ? ARIE DA, RAE RSR, 

石 清 夫妇 和 石 破 天 告 别 之 时 ， 见 他 容 色 凄 苦 ， 心 头 也 大 感 辛酸 。 闵 柔 本 想 说 收 他 做 自己 义 子 ， 但 想 他 是 江南 大 帮 的 帮主 ， 身 分 可 说 已 高 于 
自己 夫妇 ， 武 功 又 如 此 了 得 ， 认 他 为 子 的 言语 自 是 不 便 出 口 ， 只 得 柔 声 道 ，“ 石 帮主 ， 先 前 数 日 ， 我 夫妇 误 认 了 你 ， 对 你 甚 是 不 敬 ， 只 盼 …… 
只 盼 咱们 此 后 尚 有 再 见 之 日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，“ 是 ， 是 ! ”目送 众人 离 去 ， 直 到 各 人 走 得 人 影 不 见 ， 他 元 自 伍 伍 的 站 在 大 门 外 出 神 。 

贝 海 石 又 是 朵 愧 ， 又 是 感激 ， 早 就 远 远 躲 开 。 其 余 帮 众 只 道 石 破 天 接 了 铜牌 后 自 知 死期 不 远 ， 心 头 不 快 ， 谁 也 没 敢 过 来 跟 他 说 话 ， 万 一 帮 
主将 脾气 发 在 自己 头 上 ， 沁 不 倒霉 ? 


EE | WAS KER ° Sa ln wır 
ARTY ° METZ | WOE ° HERO PR 


WS ERA REE Ke dik lx ° J 


aK Rx 


TA REM 
这 日 晚间 ， 石 破 天 一 早 就 上 了 床 ， 但 思 如 潮涌 ， 翻 来 覆 去 的 直到 中 宵 ， 才 迷 迷 糊糊 的 入 睡 。 
睡梦 之 中 ， 忽 听 得 窗 格 上 得 得 得 的 轻 敲 三 下 ， 他 翻身 坐 起 ， 记 得 丁 东 以 前 两 次 半夜 里 来 寻 自己 ， 都 是 这 般 击 窗 为 号 ， 不 禁 冲 口 而 出 : “是 


I 叮 叮当 当 早 随 她 那天 哥 去 了 ， 又 怎 会 再 来 看 我 ? ” 
ea RET ROR ERASE. BRK, STATE? RER, EM “BARARET ET TTA 
变 成 了 叮 叮 ? ” 

石 破 天 又 惊 又 喜 ，“ 啊 ”的 一 声 ， 从 床上 跳 了 下 来 ， 道 ， “你 …… 你 怎么 又 来 了 ? ”丁当 报 踢 笑 道 ，“ 我 记 挂 着 你 ， 来 瞧 你 啊 。 怎 么 啦 ， 
来 不 得 么 ?” 石 破 天 播 头 说 ，“ 你 找到 了 你 真 天 哥 ， 又 来 瞧 我 这 假 的 作 甚 ? ” 

Testi: “MI, EAT, ARA? 天 哥 ， 日 里 我 打 了 你 一 记 ， 你 恼 不 恼 ? ”说 着 伸手 轻 抚 他 面 类 。 

石 破 天 鼻 中 闻 到 甜 甜 的 香气 ， 脸 上 受 着 她 滑 腻 手 党 温柔 的 抚摸 ， 不 由 得 心烦 意 乱 ， 咀 嚼 道 : “我 不 恼 。 叮 叮当 当 ， 你 不 用 再 来 看 我 。 你 认 
错 人 了 ， 大 家 都 没 法 子 ， 只 要 你 不 当 我 是 骗子 ， 那 就 好 了 。” 

THR: “NET, NT! 唉 ， 你 倘若 真是 个 骗子 ， 说 不 定 我 反而 喜欢 。 天 哥 ， 你 是 天 下 少 有 的 正人 君子 ， 你 跟 我 拜 堂 成 亲 ， 始 
终 …… 始 终 没 把 我 当成 是 你 的 妻子 。” 

石 破 天 全 身 发 烧 ， 不 由 得 羞 其 无 地 ， 道 ， “我 …… 我 不 是 正人 君子 ! 我 不 是 不 想 ， 只 是 我 不 …… 不 敢 ! 幸亏 …… 幸 亏 咱 们 没有 甚么 ， 理 
则 …… 否 则 可 就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! ” 

丁 开垦 开 一 步 ， 举 在 床 沿 之 上 ， 双 手 按 着 脸 ， 突 然 鸣 鸣 咽 咽 的 咀 泣 起 来 。 石 破 天 疏 了 手脚 ， 忙 问 : “BAM? ” 

丁 示 器 道 ，“ 我 …… 我 知道 你 是 正人 君子 ， 可 是 人 家 …… 人 家 却 不 这 么 想 啊 。 我 当真 是 卡 在 黄河 里 也 洗 不 清 了 。 那 个 石 中 玉 ， 他 …… 他 说 
我 跟 你 拜 过 了 天 地 ， 同 过 了 房 ， 他 不 肯 要 我 了 。” 石 破 天 顿 足 道 ，“ 这 ……: 这 便 如 何 是 好 ? 叮 叮当 当 ， 你 不 用 着 急 ， 我 跟 他 说 去 。 我 去 对 他 
说 ， 我 跟 你 清 清 白白 ， 那 个 相 敬 如 …… 如 甚么 的 。” 

丁 形 忍 不 住 虹 味 一声 ， 破 漳 为 笑 ， 说 道 ，““ 相 敬 如 宾 ′ 是 不 能 说 的 ， 人 家 夫妻 那 才 是 相 敬 如 宾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啊 ， 对 不 起 ， 我 又 说 错 
了 。 我 听 高 三 娘子 说 过 ， 却 不 明白 这 四 个 字 的 的 真正 意思 。” 

THEATER, تا‎ Dit: “他 恨 死 你 了 ， 你 跟 他 说 ， 他 也 不 会 信 你 的 。” 

石 破 天 内 心 隐隐 感到 欢喜 ， “他 不 要 你 ， 我 可 要 你 。” 但 知 这 句 话 不 对 ， 就 是 想 想 也 不 该 ， 口 中 只 说 ，“ 那 怎么 办 ? 那 怎么 办 ? ها‎ WE 
我 不 好 ， 这 可 累 了 你 啦 ! ” 

TE: HARO AF, RTD LARA, MITE, ERE? 倘若 他 …… 他 不 是 他 ， 而 是 范 一 
飞 、 昌 正平 他 们 ， 你 是 救 过 他 性 命 的 大 恩 公 ， 当 然 不 论 你 说 甚么 ， 他 就 信 甚 么 了 。” 

石 破 天 点 头 道 ， “是 ， 是 ， 叮 叮当 当 ， 我 好 生 过 意 不 去 。 咱 们 总 得 想 个 法 子 才 是 。 啊 ， 有 了 ， 你 请 爷爷 去 跟 他 说 个 明白， 好 不 好 ? ” TI 
顿 足 哭 道 ，“ 没 用 的 ， 没 用 的 。 他 …… 他 石 中 玉 过 不 了 几 天 就 没命 啦 ， 咱 们 一 时 三 刻 ， 又 到 哪里 找 和 爷爷 去 ?” 石 破 天 大 惊 ， 问 道 ，“ 为 甚么 他 
过 不 了 几 天 就 没 了 性 命 ? ” 


丁 开 道 ， “雪山 派 那 白 万 剑 先前 误 认 你 是 石 中 玉 ， 将 你 捉拿 了 去 ， 幸 亏 和 爷爷 和 我 将 你 救 得 性 命 ， 否 则 的 话 ， 他 将 你 押 到 凌 雷 城中， 早 将 你 
零 零碎 碎 的 割 来 杀 了 ， 你 记 不 记得 ? ” 石 破 天 道 : SR A, TH, RNA EE AIDA ALA. " TARE: “ 雪 
山 派对 他 恨 之 切 骨 。 他 一 入 凌 直 城 ， 哪 里 还 有 人 性命? 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不错 ， 雪 山 派 的 人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来 捉 我 ， 事 情 确 是 非 同 小 可 。 不 过 他 们 冲 
着 石 庄 主 夫妇 的 面子 ， 说 不 定 只 将 你 的 天 哥 责骂 几 句 ， 也 就 算 了 。?” 

TERFE: “你 倒 说 得 容易 ? 他 们 要 责骂 ， 不 会 在 这 里 开口 吗 ? 何必 万 里 过 过 的 押 他 回去 ? 他 们 雪山 派 为 了 拿 他 ， 已 死 了 多 少 人 ， 你 知 
PANE? > 

石 破 天 登 时 背 上 出 一 阵 冷 汗 ， 雪 山 派 此 次 东 来 江南 ， 确 是 死伤 不 少 ， 别 说 石 中 玉 在 凌 直 城中 所 犯 的 事 必 定 十 分 重大 ， 单 是 江南 这 笔 帐 ， 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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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XE “XEME ADE. BOX J f tn LIR IN, JR TT IB Tı RERU ZA, HER EBAY.” 

石 破 天 跳 将 起 来 ， 颤 声 道 ， “你 …… 你 说 甚么 ? 石 庄 主 夫妇 也 要 陪 上 性 命 ? ” 石 清 、 闵 柔 二 人 这 数 日 来 待 他 亲情 深厚 ， 虽 说 是 认错 了 人 ， 
但 是 他 心中 ， 却 仍 是 世上 待 他 最 好 之 人 ， 一 听 到 二 人 有 生死 危难 ， 自 是 关切 无 比 。 

TESÙ: “ 石 庄 主 夫妇 是 天 哥 的 父母 ， 他 们 送 天 哥 上 凌 雷 城 去 ， 难 道 是 叫 他 去 送死 ? 自然 是 要 向 白 老爷 子 求情 了 。 然 而 白 老爷 子 一 定 不 会 
答 允 的 ， 非 杀 了 天 哥 不 可 。 石 庄 主 夫妇 爱护 儿子 之 心 何等 深切 ， 到 得 紧要 关头 ， 势 须 动武 。 你 倒 想 想 看 ， 凌 霄 城 高 手 如 云 ， 又 占 了 地 利之 便 ， 
石 庄 主 夫妇 再 加 上 天 哥 ， 只 不 过 三 个 人 ， 又 怎 能 是 他 们 的 对 手 ? 唉 ， 我 瞧 石 夫人 待 你 真 好 ， 你 自己 的 妈妈 恐怕 也 没 她 这 般 爱 异 你 。 她 …… 

她 …… 竞 要 去 死 在 读 雷 城中 ， 我 想 想 就 难过 。” 说 着 双手 掩 面 ， 又 吗 吗 嗓 泣 起 来 。 

石 破 天 全 身 热 血 如 沸 ， 说 道 : “ 石 庄 主 夫妇 有 难 ， 不 论 凌 直 城 有 多 大 凶险 ， 我 都 非 赶 去 救援 不 可 。 就 算 救 他 们 不 得 ， 我 也 宁可 将 性 命 陪 在 
那里 ， 决 不 独 生 。 叮 叮当 当 ， 我 去 了 ! ”说 着 大 踏步 便 走 向 房 门 。 

1 ۳1۳۵, 同道 : “你 去 哪里 ?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BIER EEN, 和 石 庄 主 夫 刀 同上 潜 香 城 去 。” TEE: “ 威 德 先生 白 老爷 子 武功 厉害 得 紧 ， 再 加 上 他 儿子 白 万 剑 ， 还 有 
甚么 风 火 神龙 封 万 里 啦 等 等 高 手 ， 就 说 你 武功 上 胜 得 过 他 们 ， 但 凌 需 城中 步 步 都 是 机 关 ， 铜 网 毒 箭 ， 不 计 其 数 。 你 一 个 不 小 心 踏 入 了 陷阱 ， 便 
有 天 大 的 本 事 ， 饿 也 饿 死 了 你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 那 也 顾 不 得 啦 。?” 

TEM: Me hi, WER BRP, WAM J AEERGA? 你 若是 死 了 ， 我 可 不 知 有 多 伤心 ， 我 …… 我 也 不 能 活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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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破 天 突 然 听 到 她 如 此 情 致 缠绵 的 言语 ， 一 颗 心 不 由 得 急速 跳动 ， 颤 声 道 : “你 …… 你 为 甚么 对 我 这 样 好 ? 我 又 不 是 你 的 …… 你 的 真 天 
哥 。” 

TEM: “你 们 两 个 长 得 一 模 一 样 ， 在 我 心里 ， 实 在 也 没 甚么 分 别 ， 何 况 我 和 你 相聚 多 日 ， 你 又 一 直 待 我 这 么 好 。“ 日 久生 情 ” 这 四 个 
字 ， 你 总 听见 过 罢 ? ”她 抓 住 了 石 破 天 双 手 ， 说 道 : “天 哥 ， 你 答 允 我 ， 你 无 论 如 何 ， 不 能 去 死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可 是 石 庄 主 夫妇 不 能 不 救 。 
” TEE: “我 全 有 个 计较 在 此 ， 就 怕 你 疑心 我 不 怀 好 意 ， 却 不 便 说 。” 石 破 天 急 道 : “RU, KU! 你 又 怎 会 对 我 不 怀 好意 ? > 

丁 環 退 解 道 : “天 哥 ， 这 事 太 委 届 你 了 ， 又 太 便宜 了 他 。 任 谁 知道 了 ， 都 会 说 我 安排 了 个 圈套 要 你 去 钻 。 不 行 ， 这 件 事 不 能 这 么 办 。 虽 然 
说 万 无 一 失 ， 毕 竟 太 不 公道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: “到 底 是 甚么 法 子 ? 只 须 救 得 石 庄 主 夫妇 ， 委 届 了 我 ， 又 有 何妨 ? ” 

TRB: “天 哥 ， 你 既定 要 我 说 ， 我 便 听 你 的 话 ， 这 就 说 了 。 不 过 你 倘若 真 要 照 这 法 子 去 干 ， 我 可 又 不 愿 。 我 问 你 ， 他 们 雪山 派 到 底 为 其 
么 这 般 痛恨 石 中 玉 ， 非 杀 了 他 不 可 ? > 

石破 天道 : “似乎 石 中 玉 本 是 雪山 派 弟 子 ， 犯 了 重大 门 规 ， 在 凌 需 城中 害 死 了 白 师 傅 的 小 姐 ， 又 累 得 他 师父 封 万 里 给 白 老爷 和 爷 斩 了 一 条 臂 
膀 ， 说 不 定 他 还 做 了 些 别 的 坏事 。” 

TÉ: “不 错 ， 正 因为 石 中 玉 害 死 了 人 ， 他 们 才 要 杀 他 抵 命 。 天 哥 ， 你 有 没 害 死 过 白 师 传 的 小 姐 ? ” 石 破 天 一 性， 道 : “我 ? 我 当然 没 
有 。 白 师傅 的 小 姐 我 从 来 就 没 见 过 。” 丁 琐 道 : “这 就 是 了 。 我 想 的 法 子 ， 说 来 也 没 甚么 大 不 了 ， 就 是 让 你 去 扮 石 中 玉 ， 陪 着 石 庄 主 夫妇 到 凌 
直 城 去 。 等 得 他 们 要 杀 你 之 时 ， 你 再 吐露 真相 ， 说 道 你 是 狗 杂 种 ， 不 是 石 中 玉 。 他 们 要 杀 的 是 石 中 玉 ， 并 不 是 你 ， 最 多 骂 你 一 顿 ， 说 你 不 该 扮 
了 他 来 骗 人 ， 终 究 会 将 你 放 了 。 他 们 不 杀 你 ， 石 庄 主 夫妇 也 不 会 出 手 。 当 然 也 就 不 会 送 了 性 命 。” 

石 破 天 沉 吟 道 : “这 法 子 倒 真 好 。 只 是 凌 雷 城 远 在 西域 ， 几 千里 路 和 白 师傅 他 们 一 路 同行 ， 只 怕 …… 只 怕 我 说 不 了 三 句 话 ， 就 露 了 破绽 出 
来 。 叮 叮当 当 ， 你 知道 ， 我 笨 嘴 笨 舌 ， 哪 里 及 得 上 你 这 个 …… 你 这 个 真 天 哥 的 聪明 伶俐 。” 说 着 不 禁 黯 然 。 

TESE: “这 个 我 倒 想 通 了 ， 你 只 须 在 喉头 涂 上 些 药物 ， 让 咽喉 处 肿 了 起 来 ， 装 作 生 了 个 大 疮 ， 从 此 不 再 说 话 ， 肿 消 之 后 仍 是 不 说 话 ， 假 
装 变 了 哑巴 ， 就 甚么 破绽 也 没有 了 。?” 说 着 忽然 叹 了 口气 ， 幽 幽 的 道 : “天 哥 ， 法 子 虽 妙 ， 但 总 是 教 你 吃亏 ， 我 实在 过 意 不 去 ， 你 知道 的 ， 在 
我 心中 ， 宁 可 我 自己 死 了 ， 也 不 能 让 你 受到 半点 委 届 。” 

石 破 天 听 她 语意 之 中 对 自己 这 等 情 深 爱 重 ， 这 时 候 别 说 要 他 假装 哑巴 ， 就 是 要 自己 为 她 而 死 ， 那 也 是 勇往直前 ， 绝 无 异 言 ， 当 即 大 声 
道 : “很 好 ， 这 主意 真 妙 ! 只 是 我 怎么 去 换 了 石 中 玉 出 来 ? ” 

TRE: “他 们 一 行人 都 在 横 石 镇 上 住宿 ， 咱 们 这 就 赶 去 。 我 知道 石 中 玉 睡 的 房间 ， 咱 们 悄悄 进去 ， 让 他 跟 你 换 了 衣衫 明日 早晨 你 就 大 声 
LR RT న nen 

TIME: “一 路 上 你 跟 谁 也 不 可 说 话 ， 和 石 庄 主 夫妇 也 不 可 太 亲 近 了 。 白 师 传 他 们 十 分 精明 厉害 ， 你 只 要 露出 半点 马 脚 ， 他 们 一 起 疑心 ， 
可 就 救 不 了 石 庄 主 夫妇 了 。 唉 ， 石 庄 主 夫妇 英雄 侠义 ， 倘 若 就 此 将 性 命 断 送 在 凌 需 城 里 ……” 说 着 播 摇头 ， 叹 了 口 长 气 。 

BIRA kit: “这 个 我 自理 会 得 ， 便 是 杀 我 头 也 不 开口 。 咱 们 这 就 走 罢 。” 

突然 间 房 门 呀 的 一 声 推 开 ， 一 个 女子 声音 叫 道 : “ 少 答 , 集 千 万 別 上 好 当 ! ” 腊 胱 夜色 之 中 ， 只 见 一 个 少女 站 在 门口 ， 正 是 侍 剑 。 

石破 天道 : “Rea, Be BAR EH? ” 侍 剑 道 : “我 在 房 门 外 都 听见 啦 。 这 丁 姑娘 不 安 好 心 ， 她 …… 她 只 是 想 救 她 那个 天 哥 ， 
LE స na 
你 安 甚 么 好 心 。” 

丁 刺 冷笑 道 : “好 啊 ， 你 本 来 是 真 帮 主 的 人 ， 这 当 儿 吃 里 扒 外 ， 却 来 挑拨 是 非 。”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道 : “天 哥 ， 别 理 这 小 贱 人 ， 你 快 去 问 陈 
香 主 他 们 要 一 把 头 香 ， 可 千 万 别 说 起 咱们 计较 之 事 。 要 到 冰 香 后 ， 别 再 回来 ， 在 大 门 外 等 我 。” 石 破 天 问 道 : ENANA?” TH 
道 : “ 待 会 你 自然 知道 ， 快 去 ， 快 去 ! ” 石破 天道 : “是 ! ” 推 窗 而 出 。 

丁 责 微微 冷笑 ， 道 : “小 丫头 ， 你 良心 倒 好 ! 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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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SKRRTAE, inca, RST AS. 

TEE: “ERA!” 石破 天 獲 道 : “你 真 想 得 周 到 ， 连 坐骑 都 早 备 下 了 。” 丁 开 脸 上 一 红 ， 喷 道 ， “甚么 周到 不 周到 ? 这 是 爷爷 的 马 ， 
我 又 不 知道 你 急 着 想 去 搭救 石 庄 主 夫妇 。” 

石 破 天 不 明白 她 为 甚么 忽然 生气 ， 不 敢 多 说 ， 便 即 上 马 。 

两 人 驰 到 四 更 天 时 ， 到 了 横 石 镇 外 ， 下 马 入 镇 。 

丁 琐 引 着 他 来 到 镇 上 四 海 客栈 门 外 ， 低 声 道 ; “ 石 庄 主 夫妇 和 儿子 睡 在 东 厢 第 二 间 大 房 里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他 们 三 个 睡 在 一 房 吗 ? 可 别 让 
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惊 觉 了 。” 

TEE: “ 哼 ， 做 父母 的 怕 儿 子 逃 走 ， 对 雪山 派 没 法 子 交 代 啊 ， 睡 在 一 房 ， 以 便 日 夜 监视 。 他 们 只 管 顾 着 自己 侠义 英雄 的 面子 ， 却 不 理会 
亲生 儿子 是 死 是 活 。 这 样 的 父母 ， 天 下 倒是 少 有 。” 言 语 中 大 有 愤愤 不 平 之 意 。 

石 破 天 听 她 突然 发 起 牢骚 来 ， 倒 不 知 如 何 接口 才 是 ， 低 声 问 道 : “MEAD? ” 

న “你 把 闷 香 点 着 了 ， 塞 在 他 们 窗 中 ， 待 头 香 点 完 ， 石 庄 主 夫妇 都 已 卉 迷 ， 就 推 窗 进 内 ， 人 悄悄 将 石 中 玉 抱 出 来 便 是 。 你 轻功 好 ， 翻 
墙 进去 ， 白 师傅 他 们 不 会 知觉 的 ， 我 可 不 成 ， 就 在 那 边 屋 榴 下 等 你 。” 石 破 天 点 头 道 : “ 那 倒 不 难 。 陈 香 主 他 们 将 雪山 派 弟 子 迷 倒 擒 获 ， 使 的 
RR, ーー و ی‎ lia 

Xi: “不 过 你 千 万 得 小 心 了 ， 不 可 发 出 半点 声息 。 石 庄 主 夫妇 却 又 非 雪山 派 弟子 可 比 。” 

石 破 天 答 应 了 ， 打 火 点 燃 了 闽 香 ， 虽 在 空旷 之 处 ， 只 闻 到 点 烟 气 ， 便 已 觉 头 昏 脑 胀 。 他 微微 一 惊 ， 问 道 ， “KSA? ” TE 
Ù: “他 们 用 这 闷 香 去 捉拿 雪山 弟子 ,不知 有 没 票 死 了 人 。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 那 倒 没 有 。 好 ， 你 在 这 里 等 我 。” 走 到 墙 边 ， 轻 轻 一 跃 ， 逾 垣 而 入 ， 了 无 声息 ， 找 到 东 厢 第 二 间 房 的 窗子 ， 侧 耳 听 得 房 中 三 
人 呼吸 匀 净 ， 好 梦 正 醋 ， 便 伸 舌 头 醋 湿 纸 窗 ， 轻 轻 挖 个 小 孔 ， 将 点 燃 了 的 香 头 塞 入 和 孔 中 。 

闽 香 燃 得 好 快 ， 过 不 多 时 便 已 燃 尽 。 他 倾听 四 下 里 并 无 人 声 ， 当 下 潜 运 内 力 轻 推 ， 窗 扣 便 断 ， 随 即 推 开 窗子 ， 左 手 撑 在 窗 槛 上 ， 轻 轻 翻 进 
房 中 ， 借 着 院子 中 射 进来 的 星 月 微 光 ， 见 房 中 并 列 两 闹 ， 石 清 夫 妇 睡 于 北 闹 ， 石 中 玉 睡 于 南 煤 ， 三 人 都 睡 着 不 动 。 

他 踏 上 两 步 ， 忽 觉 一 阵 晕 眩 ， 知 是 吸 进 了 闽 香 ， 忙 屏 住 呼吸 ， 将 石 中 玉 抱 起 ， 轻 轻 跃 到 窗外 ， 翻 墙 而 出 。 

TEES, (RR: “TERM, RH, WHET. ” 

Mii: “咱们 走 得 远 些 ， 别 惊动 了 白 师 傅 他 们 。?” 

石破 天 抱 着 石 中 玉 , 眼 着 好 走 出 数 十 丈 外 。 TESE: “你 把 自己 里 里 外 外 的 衣衫 都 脱 了 下 来 ， 和 他 对 换 了 。 袋 里 的 东西 也 都 换 过 。” 石 破 
天 探 手 入 怀 ， 摸 到 大 翡 老 人 所 赠 的 一 盒 木偶 ， 又 有 两 块 铜牌 ， 掏 了 出 来 ， 问 道 : “IK ee AAA? ” TEDE: “都 交 给 他 ! 你 留 在 身 
上 ， 万 一 给 人 见 到 ， 岂 非 露 出 了 马 脚 ? 我 在 那 边 给 你 望 风 。?” 

石 破 天 见 丁 琐 走 远 ， 便 混 身 上 下 脱 个 精光 ， 换 上 石 中 玉 的 内 衣 内 裤 。 再 将 自己 的 衣服 给 石 中 玉 穿 上 上， 说道: “ 行 啦 ， 换 好 了 ! ” 

TEH WEAR, WE: “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的 两 条 性 命 ， 此 后 全 在 乎 你 装 得 像 不 像 了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是 ， 我 一 定 小 心 。” 

丁 形 从 腰 间 解 下 水 误 ， 将 一 皮 夺 清水 都 淋 在 石 中 玉 头 上 ， 向 他 脸 上 凝视 一 会 ， 这 才 转 过 头 来 ， 从 怀 中 取出 一 只 小 小 铁 盒 ， 揭 开 僵 盖 ， 伸 手 
FR J FAME, MARI: MERA! ”将 油 膏 涂 在 他 喉头 ， 说 道 : “天 亮 之 前 ， 便 抹 去 了 药 襄 ， 免 得 给 人 瞧 破 。 明 天 会 有 些 痛 ， 这 可 
an pes RAM. ” TEE: “RE, RK 

BIKE BER) 走 出 数 丈 , 一 回 共 , ۱۳۳ 5 DARA MOK, MEANT RRA, ANATRA, PRE, 却 充満 了 
欢 畅 之 意 。 石 破 天 突 然 之 间 感 到 一 阵 剧烈 的 难过 ， 隐 隐 觉 得 ; Mois, PEA REA J BERET. 

他 略 一 踊 踊 ， 随 即 跃 入 客栈 ， 推 窗 进 房 。 房 中 间 香 气息 尚 浓 ， 他 凝 住 呼吸 开 了 窗子 ， 让 冷风 吹 入 ， 只 听 远 处 马蹄 声响 起 ， 知 是 丁 销 和 石 中 
玉 并 骑 而 去 ， 心 想 : “他 们 到 哪里 去 了 ? 叮 叮当 当 这 可 真 的 开心 了 黑 ? 我 这 般 笨 嘴 笨 舌 ， 跟 她 在 一 起 ， 原 是 常常 惹 她 生气 。?” 

在 窗 前 悄 立 良久 ， 喉 头 渐渐 痛 了 起 来 ， 当 即 钻 入 被 帘 。 

丁 开 所 敷 的 药膏 果然 灵验 ， 过 不 到 小 半 个 时 辰 ， 石 破 天 喉 头 已 十 分 疼痛 ， 伸 手 摸 去 ， 触 手 犹 似 火烧 ， 肿 得 便 如 生 了 个 大 瘤 。 他 挨 到 天 色 微 
明 ， 将 喉头 药 谨 都 擦 在 被 上 ， 然 后 将 被 子 倒转 来 盖 在 身上 ， 以 防 给 人 发 觉 药 谊 ， 然 后 串 吟 了 起 来 ， 那 是 丁 开 教 他 的 计策 ， 好 令 石 清 夫 妇 关 注 他 
的 喉 痛 ， 纵 然 觉 察 到 头晕 ， 怀 疑 或 曾 中 过 问 香 ， 也 不 会 去 分 心 查 究 。 

Wı nê TAL ARECHE, ME: “EAR? ”语意 之 中 ， 颇 有 恼 意 。 闵 柔 翻 身 坐 起 ， 道 : “ 玉 儿 ， 身 子 不 舒服 么 ? ” 

۳ 不 等 石 破 天 回 答 ， 便 即 披 衣 过 来 探 看 ， 一 眼见 到 他 双关 如 火 ， 颈 中 更 肿 起 了 一 大 块 ， 不 由 得 慌 了 手脚 ， 叫 道 : “ 师 哥 ， 师 哥 ， 你 …… 你 来 
| 

Ri RE FMF Zi i TRE, SBR, ,اب ار اقا‎ MANET ARMAR, UPPER, TEBE: “这 多 半 是 初 起 的 
HE, 及 早 医 治 , SKE. ” WGA: “ABER?” 

ABRAM TILA, AÐA, 心 想 : “我 为 了 救 你 们 ， 才 假装 生 这 大 疮 。 你 们 这 等 关心 ， 可 见 石 中 玉昌 然 做 了 许多 坏事 ， 你 们 还 是 
十 分 爱 他 。 可 就 没 一 人 爱 我 。” 心 中 一 酸 ， 不 由 得 目 中 含 泪 。 

石 清 、 闵 柔 见 他 几乎 要 哭 了 出 来 ， 只 道 他 痛 得 厉害 ， 更 是 慌乱 。 石 清道 : “我 去 找 个 医生 来 瞧 瞧 。” 闵 柔道 ; “这 小 镇 上 怕 没 好 医生 ， 咱 
们 回 镇 江 去 请 贝 大 夫 瞧 瞧 ， 好 不 好 ? ” 石 清 摇头 道 : “不 ! 没 的 既 让 白 万 剑 他 们 起 疑 ， 又 让 贝 海 石 更 多 一 番 轻 贱 。” 他 知 贝 海 石 对 他 儿子 十 分 
不 满 ， 说 不 定 会 乘机 用 药 ， 加 害 于 他 ， 当 即 快 步 走 了 出 去 。 

闵 柔 其 了 碗 热 汤 来 给 石 破 天 喝 。 这 毒药 药性 甚 是 厉害 ， 丁 邳 又 给 他 所得 极 多 ， 咽 喉 内 外 齐 有 种 ， 连 汤水 都 不 易 下 咽 。 闵 柔 更 是 惊慌 。 

不 久 石 清 陪 了 个 六 十 多 岁 的 大 夫 进 来 。 那 大 夫 看 看 石 破 天 的 喉头 ， 又 搭 了 他 双手 腕 脉 ， 连 连 摇头 ， 说 道 ; “医书 云 : 冶 发 有 六 不 可 治 ， 咽 
喉 之 处 ， 药 食 难 进 ， 此 不 可 治之 一 也 。 这 位 世 兄 脉 洪 弦 数 ， 乃 阳 盛 而 阴 滞 之 象 。 气 ， 阳 也 ， 血 ， 阴 也 ， 血 行 脉 内 ， 气 行 脉 外 ， 气 得 那 而 郁 ， 津 
液 稠 粘 ， 积 久 渗入 脉 中 ， 血 为 之 浊 ……” 他 还 在 滔滔 不 绝 的 说 下 去 ， 石 清 择 口 道 ; “先生 ， 小 儿 之 痛 ， 尚 属 初 起 ， 以 药 散 之 ， 谅 无 不 可 。” 那 
న ప a a aa aude dn اا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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硝 、 金 银 花 、 黄 者 、 赤 茯苓 儿 味 药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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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清 瞧 着 妻子 前 好 了 药 ， 服 侍 儿 子 一 口 一 口 的 喝 了 ， 说 道 ，“ 我 已 在 外 面 套 好 了 大 车 。 中 玉 ， 男 子 汉 大 丈夫 ， 可 得 硬朗 些 ， 一 点 儿 小 病 ， 
MUARTAZAX®E. HERE. > 

RR: EFRA, EBE LER, Ali PURI,” AR: “ 善 恶 二 使 正 赴 凌 霄 城 送 邀 客 铜牌 ， 白 师兄 非 
BEST, ARME PATIT ZRT FR, BEMNTRART. "WEI “A!” hı TANER RNN TA 
45, È 

BB FISC RATE, یر‎ RULE AME: Wek A QENE LE, PIETER RETELE, 一 向 自尊 自 大 , 決 
不 会 轻易 便 接 下 铜牌 ， 势 必 和 张 三 、 李 四 恶斗 一 场 。 石 清 是 要 及 时 赶 到 ， 全 力 相助 雪山 派 ， 倘 车 不 幸 战 死 ， 那 是 武林 中 人 的 常事 ， 石 家 三 人 全 
PERERA, HT. AERA, SRURREREZ AMT RS, FI, PRO, ESTER 
下 手 杀 他 。 

闵 柔 在 长 乐 帮 总 能 中 亲眼 见 到 张 三 、 李 四 二 人 的 武功 ， 动 起 手 来 自 是 胜 少 败 多 ， 然 而 血肉 之 躯 ， 武 功 再 高 ， 总 也 难免 有 朴 忽 失手 之 时 ， 一 
线 机 会 总 是 有 的 ， 与 其 每 日 里 提心吊胆 ， 郁 郁 不 乐 ， 不 如 去 死 战 一 场 ， 图 个 侥幸 。 他 夫妇 二 人 心意 相通 ， 石 清 一 说 要 将 儿子 送 上 凌 霄 城 去 ， 闵 
柔 便 已 揣 摸 到 了 他 的 用 意 。 她 虽 爱 怜 儿子 ， 终 究 是 武林 中 成 名 的 侠 女 ， 思 前 想 后 ， 毕 况 还 是 丈夫 的 主意 最 高 ， 是 以 一 直 没 加 反对 。 

白 万 剑 见 石 清 夫妇 不 顾 儿 子 身 染 恶 疾 ， 况 逼 着 他 赶路 ， 心 下 也 不 禁 钦佩 。 

模 石 镇 上 那 大 夫 毫 不 高 明 ， 将 石 破 天 颈 中 的 红肿 当 作 了 痛 闪 ， 但 这 么 一 来 ， 却 使 石 清 夫妇 丝毫 不 起 疑心 。 白 万 剑 等 人 自然 更 加 蛤 不 出 来 。 
石 破 天 与 石 中 玉 相貌 本 像 ， 穿 上 了 石 中 玉 一身 华 丽 的 衣 饰 ， 帘 然 便 是 个 翩翩 公子 。 他 躺 在 大 车 之 中 ， 一 言 不 发 。 他 不 善 作伪 ， 沿 途 露 出 的 破绽 
本 来 着 灾 不 尔 ， 只 是 五 清 天 妇 与 儿子 分 别 已 入 ， 他 的 举止 习 导 原 本 如 何 ， 一 人迹 不 知情 ， 石 天 破 综 虽 多 ， 但 只 要 不 开口 说 话 ， 他 一 人 纵 久 本 
明 ， 却 也 瞧 不 出 来 。 

一 行人 加 紧 赶 路 ， 唯 铠 给 张 三 、 李 四 走 在 头 里 ， 凌 霄 城中 众人 遇 到 凶险 ， 是 以 路 上 毫 不 敢 耽搁 。 到 得 湖南 境内 ， 石 破 天 喉 肿 已 消 ， 弃 车 骑 
马 ， 却 仍 是 哑 哑 的 说 不 出 话 来 。 石 清 陪 了 他 去 瞧 了 几 次 医生 ， 诊 不 出 半点 端倪 ， 不 免 平添 了 几 分 烦恼 ， 教 闵 柔 多 滴 无 数 眼 泪 。 

不 一 日 ， 已 到 得 西域 境内 。 雪 山 弟子 熟悉 路 径 ， 尽 抄 小 路 行走 ， 料 想 张 三 、 李 四 脚 程 虽 快 ， 不 知 这 些小 路 ， 势 必 难 以 赶 在 前 头 。 但 石 清 夫 
妇 想 着 见 到 威 德 先生 之 时 ， 倘 若 他 大 发 雷霆 ， 立 时 要 将 石 中 玉 杀 了 ， 而 张 三 、 李 四 决 无 如 此 凑巧 的 恰好 赶 到 ， 那 可 就 十 分 难处 ， 真 当 是 早 到 也 
不 好 ， 迟 到 也 不 好 。 夫 妻 二 人 暗中 商量 了 几 次 ， 苦 无 善 法 ， 惟 有 一 则 听天由命 ， 二 则 相机 行事 了 。 

又 行 数 日 ， 众 人 向 一 条 山岭 上 行 去 ， 走 了 两 日 ， 地 势 越 来 越 高 。 这 日 午间 ， 众 人 到 了 一 排 大 木屋 中 。 白 万 剑 询问 屋 中 看 守之 人 ， 得 知 近日 
并 无 生 面 人 到 凌 霄 城 来 ， 登 时 大 为 宽 心 ， 当 晚 众人 在 木屋 中 宿 了 一 宵 ， 次 日 一 早 ， 将 马匹 留 在 大 木屋 中 ， 步 行 上 山 。 此 去 向 西 ， 山 势 陡 峭 ， 已 
无 法 乘 马 。 几 名 雪山 弟子 在 前 领路 ， 一 路 攀 山 越 岭 而 上 。 只 行 得 一 个 多 时 展 ， 已 是 满 地 皆 雪 。 一 群 人 展开 轻功 ， 在 雪 径 中 攀援 而 上 。 

石 破 天 跟 在 父母 身后 ， 既 不 超前 ， 亦 不 落后 。 石 清和 闵 柔 见 他 脚 程 甚 健 ， 气 息 悠长 ， 均 想 : “这 孩子 内 力 修 为 ， 大 是 不 弱 ， 倒 不 在 我 夫妇 
之 下 。” 想 到 不 久 便 要 见 到 白 自在 ， 却 又 担 起 心 来 。 

行 到 傍晚 ， 只 见 前 面 一 座 山峰 冲天 而 起 ， 峰 顶 建 着 数 百 间 府 屋 ， 屋 外 围 以 一 道 白 墙 。 

白 万 剑道 ，“ 五 庄 主 ， 这 就 是 凌 霄 城 了 。 僻 处 穷 乡 ， 一 切 俱 甚 粗 简 。” 石 清 狗 道 。“ 雄 中 绝顶 ， 信 视 群 山 ，“ 凌 直 ， 两 字 ， 果 然 名 副 其 
x.” RELA BBL, WHET MERE A HR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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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， 次 晨 上 峰 。 

第 二 日 天 刚 微 明 ， 众 人 便 即 起 程 上 峰 ， 这 山峰 远 看 已 甚 陡峭 ， 待 得 亲身 攀援 而 上 ， 更 是 险峻 。 众 人 虽 身 具 武 功 ， 沿 途 却 也 休息 了 两 次 ， 才 
在 半山 亭 中 打 尖 。 申 牌 时 分 ， 到 了 凌 霄 城 外 ， 只 见 城墙 高 逾 三 元 ， 墙 头 墙 垣 雪白 一 片 ， 尽 是 冰雪 。 

石 清道 ，“ 白 师兄 ， 城 墙 上 凝结 冰雪 ， 坚 如 精 铁 ， 外 人 实 难 攻 入 。” 

白 万 剑 笑 道 ，“ 淫 派 在 这 里 建城 开 派 ， 已 有 一 百 七 十 余年 ， 倒 不 曾 有 外 敌 来 攻 过 。 只 隆冬 之 际 常 有 饿 狼 侵袭 ， 却 也 走 不 进 城 去 。” 说 到 这 
里 ， 见 护 城 冰 沟 上 的 吊桥 仍 是 高 高 提起， 并 不 放下 ， 不 由 得 心中 有 气 ， 大 声 喝道 “今日 是 谁 轮值 ? 不 见 我 们 回来 吗 ? ” 

城关 上 探 出 一 个 头 来 ， 说 道 ，“ 白 师 伯 和 众 位 师 伯 、 师 权 回 来 了 。 我 这 就 豪 报 去 。” 白 万 剑 喝道 ，“ 玄 素 庄 石 庄 主 夫妇 大 驾 光 临 ， 快 放下 
吊桥 。” 那 人 道 ，“ 是 ， 是 ! ”将 头 缩 了 进去 ， 但 隔 了 良久 ， 仍 是 不 见 放 下 吊桥 。 

石 清 见 城 外 那 道 冰 沟 有 三 丈 来 阅 ， 不 易 跃 过 。 寻 常 城墙 外 都 有 护城河 ， 此 处 气候 严寒 ， 护 城 河中 河水 都 结 成 了 冰 ， 但 这 沟 挖 得 极 深 ， 沟 边 
滑 溜溜 地 结 成 一 片 冰 壁 ， 不 论 人 兽 ， 掉 将 下 去 都 是 极 难 上 来 。 

耿 万 钟 、 柯 万 钩 等 连声 呼 喝 ， 命 守 城 弟子 赶快 开门 。 白 万 剑 见 情形 颇 不 寻常 ， 担 心 城中 出 了 变故 ， 低 声 道 : “ 众 师弟 小 心 ， 说 不 定 侠客 岛 
那 二 人 已 先 到 了 。” 众 人 一 听 ， 都 是 吃 了 一 惊 ， 不 由 自主 的 伸手 去 按 剑 柄 。 

便 在 此 时 ， 只 听 得 轧 轧 声 响 ， 吊 桥 缓 缓 放 下， 城中 奔 出 一 人 ， 身 穿 白色 长 袍 ， 一 只 右 袖 缚 在 腰带 之 中 ， 衣 袖 内 空 葛 荡 地 ， 显 是 缺 了 一 条 手 
臂 。 这 人 大 声 叫 道 ，“ 原 来 是 石 兄 、 石 媳 到 了 ， 稀 客 ， 稀 客 ! ” 

石 清 见 是 风 火 神龙 封 万 里 亲自 出 迎 ， 想 到 他 断 了 一 臂 ， 全 是 受 了 儿子 牵连 ， 心 下 十 分 抱 憾 ， 抢 步 上 前 ， 说 道 ，“ 封 二 弟 ， 昌 兄 夫妇 带 同道 
子 ， 向 白 师 伯 和 你 领 罪 来 啦 。” 说 着 上 前 拜倒 ， 双 膝 跪 地 。 他 自 成 名 以 来 ， 除 了 见 到 尊 长 ， 从 未 向 同辈 朋友 行 过 如 此 大 礼 ， 实 因 封 万 里 受害 大 
其 ， 情 不 自 禁 的 拜 了 下 去 。 

要 知 封 万 里 剑术 之 精 ， 实 不 在 白 万 剑 之 下 ， 此 刻 他 断 了 右 臂 ， 二 十 多 年 的 勤学 苦 练 尽 付 流水 ，“ 剑 术 ” 二 字 是 再 也 休 提 了 。 

闵 柔 见 丈 夫 跑 倒 ， 儿 子 却 伍 伍 的 站 在 一 旁 ， 忙 在 他 衣襟 上 一 拉 ， 自 己 在 丈夫 身 旁 跑 倒 。 

FERNE: “他 是 石 中 玉 的 师父 。 见 了 师父 ， 自 当 矿 头 。” 

他 生怕 扮 得 不 像 ， 给 封 万 里 看 破 ， 跪 倒 后 立即 矿 头 ， 咯 咯 有 声 。 

雪山 群 弟子 一 路 上 对 他 谁 也 不 加 理 皮 ， 此 刻 见 他 大 太 响 头 ， 均 想 ，“ 你 这 小 子 知道 命 在 项 刻 ， 便 来 磅 头 求饶 ， 那 可 没 这 般 容易 。” 

封 万 里 却 道 ，“ 石 兄 、 石 嫂 ， 这 可 折 杀 小 弟 了 ! ” 忙 也 跪 倒 还 礼 。 

石 清 夫妇 与 封 万 里 站 起 后 ， 石 破 天 死 自 跑 在 地 下 。 封 万 里 正 眼 也 不 瞧 他 一 下 ， 向 石 清道 ，“ 石 见 、 石 炸 ， 当 年 恒山 聚会 ， 届 指 已 一 十 二 
AN HERAM HIRERHRHTKLN, RIBRRBRK, XTTHRH. ” 

石 清道 ，。“ 昌 兄 教子 无 方 ， 些 许 虚名 ， 又 何 足 道 ? 今日 见 贤 弟 如 此 ， 当 真是 羞愧 难当 ， 无 地 自 容 。” 

封 万 里 哈哈 大 笑 ， 道 ，“ 我 辈 是 道义 之 交 ， 承 蒙 两 位 不 弃 ， 说 得 上 “肝胆 相 照 ， 四 字 。 是 你 得 罪 了 我 也 好 ， 是 我 得 罪 了 你 也 好 ， 难 道 咱们 
还 能 挂 在 心 上 吗 ? 两 位 远 来 辛苦 ， 快 进 城 休 息 去 。” 石 破 天 虽 然 跪 在 他 面前 ， 他 眼前 只 如 便 没 这 个 人 一 般 。 
当下 石 清和 封 万 里 并 肩 进 城 。 闵 柔 拉 起 儿子 ， 眉 头 双 壁 ， 眼 见 封 万 里 这 般 神情 ， 嘴 里 说 得 漂亮 ， 语 气 中 显 是 恨 意 极 深 ， 并 没 原 寡 了 儿子 的 
过 犯 。 

白 万 剑 向 侍 立 在 城 门 边 的 一 名 弟子 招 招手 ， 低 声 问 道 ， “老爷 子 可 好 ? 我 出 去 之 后 ， 城 里 出 了 甚么 事 ? ” 那 弟子 道 ， “老爷子 …… 就 
是 …… 就 是 近来 脾气 大 些 。 师 伯 去 后 ， 城 里 也 没 出 甚么 事 。 只 是 …… 只 是 ……” 白 万 剑 脸 一 沉 ， 问 道 ，“ 只 是 甚么 ? ” 

那 弟子 吓 得 打 了 个 突 ， 道 ， “五 天 之 前 ， 老 爷 子 脾气 大 发 ， 将 陆 师 伯 和 苏 师 报 杀 了 。” 白 万 剑 吃 了 一 惊 ， 忙 问 ， “为 甚么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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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y ÆR, SOREN NRE A AE, ARAB FEF? ” 忙 将 那 弟 子 拉 在 一 边 ， 待 闵 柔 、 石 清 走 远 ， 才 
同 : “到 底 为 了 甚么 事 ? > 

那 弟子 道 : “弟子 确 不 知情 。 读 需 城 中 死 了 这 三 位 师 伯 、 师 叔 后 ， 大 家 人 心性 性 。 前 天 晚上 ， 张 师 朱 、 马 师 叔 不 别 而 行 ， 留 下 书信 ， 说 是 
下 山 来 寻 白 师 伯 。 天 幸 白 师 伯 今日 归来 ， 正 好 劝 劝 老 笃 子 。” 

白 万 剑 又 问 了 几 句 ， 不 得 要 领 ， 当 即 快 步 走 进 大 厅 ， 见 封 万 里 已 陪 着 石 清 夫 妇 在 用 茶 ， 便 道 : “两 位 请 宽 坐 。 小 弟 少 陪 ， 进 内 拜见 家 严 ， 
请 他 老人 家 出 来 见 客 。” 封 万 里 皱眉 道 : “师父 忽然 自前 天 起 身 杂 恶 疾 ， 只 怕 还 须 休 息 几 天 ， 才 能 见 客 。 

否则 他 老人 家 对 石 兄 向 来 十 分 尊重 ， 早 就 出 来 会 见 了 。” 白 万 剑 心 乱 如 麻 ， 道 : “我 这 就 瞧 瞧 去 。” 

他 急 步 走 进 内 堂 ， 来 到 父亲 的 卧室 门 外 ， 咳 嗽 一 声 ， 说 道 : “SS, DĂ LEI RI, > 

门帘 掀起 ， 走 出 一 个 三 十 来 岁 的 美 妇 人 ， 正 是 白 自 在 的 妆 侍 窃 娘 ， 她 脸色 性 迟 ， 说 道 ; “ 谢 天 谢 地 ， 大 少爷 这 可 回来 啦 ， 咱 们 正 没 脚 蟹 似 
的 ， 不 知道 怎么 才 好 。 老 爷 子 打 大 前 天 上 忽然 神智 糊涂 了 ， 我 …… 我 求 神 拜 佛 的 毫 不 效 验 ， 大 少 耸 ， 你 …… 你 ……” 说 到 这 里 ， 便 抽 抽 嘻 嘲 的 
RT GR. AAG: “甚么 事 惹 得 爹爹 生 这 么 大 气 ? ” FMR: “也 不 知道 是 弟子 们 说 错 了 甚么 话 ， 若 得 老爷 子 大 发 雷 任 ， 连 杀 了 几 个 弟 
子 。 老 爷 子 气 得 全 身 发 拌 ， 一 回 进 房 中 ， 脸 上 抽筋 ， 口 角 流 洗 ， 连 话 也 不 会 说 了 ， 有 人 说 是 中 风 ， 也 不 知 是 不 是 ……” 一 面 说 ， 一 面 鸣 咽 不 
止 。 


白 万 剑 听 到 “中 风 ” 二 字 ， 全 身 犹 如 浸入 了 冰 水 一 般 ， 更 不 打 话 ， 大 叫 ; “BS! ti, RN ki, st hið, 
را‎ A dicta 

手指 刚 伸 到 他 口 边 ， 被 窝 中 突然 探 出 一 物 ， 喀 喇 一 响 ， 将 他 右手 牢 牢 箱 住 ， 竟 是 一 只 生 满 了 尖 刺 的 钢 夹 。 白 万 剑 惊 叫 : “SS, AR 2 
儿 回 来 了 。” 突 然 胸 腹 间 同时 中 了 两 指 ， 正 中 要 穴 ， 再 也 不 能 动弹 了 。 

石 清 夫妇 坐 在 大 厅 上 喝 茶 ， 封 万 里 下 首相 陪 。 石 破 天 垂 手 站 在 父亲 身 旁 。 封 万 里 尽 问 些 中原 武 林 中 的 近 事 ， 言 谈 始终 不 涉 正题 。 

క Mee EMPL ET RRA RAR, ARERR, 心 想 : “他 们 得 知 侠客 岛 使 者 即将 到 来 ， 这 是 雪山 派 存亡 荣 厚 
MARK, 人 人 休 戚 相 共 , BRDU SE  ” 

过 了 良久 ， 始 终 不 见 白 万 剑 出 来 。 封 万 里 道 : “家 师 这 场 疾病 ， 起 得 委 实 好 凶 ， 白 师 哥 想 是 在 侍候 汤药 。 师 父 内 功 深厚 ， 身 子 向 来 清 健 ， 
这 十 几 年 来 ， 连 伤风 咳嗽 也 没 一 次 ， 想 不 到 平时 不 生病 ， 突 然 染 疾 ， 竟 是 如 此 厉害 ， 但 愿 他 老人 家 早日 痊愈 才 好 。” 石 清道 : “ 白 师 伯 内 功 造 
讶 ， 天 下 罕有 ， 年 纪 又 不 其 高 ， 调 养 几 日 ， 定 占 勿 药 。 贤 弟 也 不 须 太 过 担忧 。” 

心中 却 不 由 得 暗 喜 : “ 白 师 伯 既然 有 病 ， 便 不 能 立时 处 置 我 孩儿 ， 天 可 怜 见 ， 好 歹 拖 得 几 日 ， 待 那 张 三 、 李 四 到 来 ， 大 伙 儿 的 力 一 战 ， 咱 
们 玄 素 庄 和 雪山 派 共存 亡 便 是 。” 

说 话 之 间 ， 天 色 渐 黑 ， 封 万 里 命 人 摆 下 繁 席 ， 倒 也 给 石 破 天 设 了 座 头 。 除 封 万 里 外 ， 雪 山 派 又 有 四 名 弟子 相 陪 。 耿 万 钟 、 柯 万 钧 等 新 归 的 
弟子 却 俱 不 露面 。 陪 客 的 弟子 中 有 一 人 年 岁 甚 轻 ， 各 叫 陆 万 通 ， 口 舌 便 给 ， 不 住 劝 酒 ， 连 石 破 天 喝 干 一 杯 后 ， 也 随即 给 他 其 上 。 

ZEI TR, fw: “MITE, ARE. ” BAR: “ 石 夫 人 有 所 不 知 ， 淫 处 地 势 高 峻 ， 气 候 寒 冷 ， 兼 之 终年 云雾 练 绕 ， 湿 气 
重 ， 两 位 虽然 内 功 深厚 ， 寒 气 湿 气 俱 不 能 侵 ， 但 这 参 阳 玉 酒 饮 之 于 身子 大 有 补益 ， 通 体 融 合 ， 是 凌 霄 城中 一 日 不 可 或 缺 之 物 。 两 位 还 请 多 饮 几 
杯 。” 说 着 又 给 石 清 夫 妇 及 石 破 天 其 上 了 酒 。 

闵 柔 早 觉 这 酒 微 辛 而 甘 ， 参 气 甚 重 ， 听 得 叫做 “ 参 阳 玉 酒 ”， 心 想 : “他 说 得 客气 ， 说 甚么 我 们 内 功 深厚 ， 不 晨 寒 气 湿 气 侵袭 ， 看 来 不 饮 
这 种 烈性 药酒 ， 于 身子 还 真有 害 。” 于 是 又 饮 了 两 杯 ， 突 然 之 间 ， 只 觉 小 腹 间 热气 上 冲 ， 跟 着 胸口 间 便 如 火烧 般 热 了 起 来 ， 忙 运气 按 拱 ， 笑 
E: “ 封 贤 弟 ， 这 …… 这 酒 好 生 厉 害 ! > 

石 清 却 霍 地 站 起 ， 喝 道 : “这 是 甚么 酒 ? ” 

封 万 里 笑 道 : “这 参 阳 玉 酒 ， 酒 性 确 是 厉害 些 ， 却 还 难 不 倒 名 闻 天 下 的 黑白 双 剑 罢 ? ” 

aan sun fin” RARA PIESE, ARERR RA. ۳271110070101132 AS A الا‎ ZE, RIE, A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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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不 知 过 了 多 少时 候 ， 石 破 天 迷 迷糊 糊 的 醒 来 ， 初 时 还 如 身 在 睡梦 之 中 ， 缓 缓 伸手 ， 想 要 撑 身 坐 起 ， 突 觉 双 手 手腕 上 都 扣 着 一 圈 冰 冷 坚硬 
之 物 ， 心 中 一 惊 ， 登 时 便 清 醒 了 ， 人 惊 觉 手脚 都 已 戴 上 了 钱 镭 ， 眼 前 却 是 黑 清 一 团 ， 不 知 身 在 何 处 。 

TEBER, REHA, FHF, MERE E TERRE. 

他 定 了 定神 ， 慢 慢 移动 脚步 ， 伸 手 触摸 四 周 ， 发 觉 处 身 在 一 间 丈 许 见 方 的 石室 之 中 ， 地 下 高 低 不 平 ， 都 是 巨石 。 他 有 睁 大 眼睛 四 下 察看 ， 只 
见 左 角落 里 略 有 微 光 透 入 ， 凝 目 看 去 ， 是 个 不 到 一 尺 见 方 的 洞穴 ， 猫 儿 或 可 出 入 ， 却 连 小 狗 也 钻 不 进去 。 他 举 起 手臂 ， 以 手 鲁 敲 打 石壁 ， 四 周 
发 出 重 浊 之 声 ， 显 然 石壁 坚 厚 异 常 ， 难 以 攻破 。 

他 倚 墙 而 坐 ， 寻 思 : “我 怎么 会 到 了 这 里 ? 那些 人 给 我 们 喝 的 甚么 参 阳 玉 酒 ， 定 是 大 有 古怪 ， 想 是 其 中 有 蒙 汗 药 之 类 ， 是 以 石 庄 主 也 会 学 
倒 ， 摔 跌 在 酒席 之 上 。 看 来 雪山 派 的 人 执意 要 杀 石 中 玉 ， 生 怕 石 庄 主 夫妇 抗拒 ， 因 此 将 我 们 迷 倒 了 。 然 而 他 们 怎么 又 不 杀 我 ? 多 半 是 因 白 老爷 
子 有 病 ， 先 将 我 们 监禁 几 日 ， 待 他 病 愈 之 后 ， 亲 自 处 置 。” 

MH: “ 白 老 爷 子 问 起 之 时 ， 我 只 须 说 明 我 是 狗 杂 种 ， 不 是 石 中 玉 ， 他 和 我 无 她 无 做 ， 查 明 真 相 后 自 会 放 我 。 但 石 庄 主 夫妇 他 却 未 必 肯 
放 ， 说 不 定 要 将 他 二 人 关 入 石 牢 ， 待 石 中 玉 自 行 投 到 再 放 ， 可 就 不 知 要 关 到 何 年 何 月 了 。 石 夫人 这 么 斯 文 干净 的 人 ， 给 关 在 瞧 不 见 天 光 的 石 牢 
之 中 ， 气 也 气 死 她 啦 。 怎 么 想 个 法 子 将 她 和 石 庄 主 救 了 出 去 ， 然 后 我 留 着 慢 慢 再 和 白 老爷 子 分 说 ? > 

MEN, ENRERK: “我 自己 给 上 了 脚 镶 手 钳 ， 还 得 等 人 来 救 ， 怎 么 能 去 救 人 ? 凌 霄 城中 个 个 都 是 雪山 派 的 ， 又 有 谁 能 来 救 我 ? ” 

他 双 臂 一 分 ， 运 力 裔 动 铁 钳 ， 但 听 得 哈 哪 哪 铁 链 声响 个 不 绝 ， 铁 错 却 纹 丝 不 动 ， 原 来 手 错 和 脚 镶 之 间 还 串 连 着 铁 链 。 

便 在 此 时 ， 那 小 洞 中 突然 射 进 灯 光 ， 有 人 提 灯 走 近 ， 中 着 洞 中 塞 进 一 只 瓦 钵 ， 盛 着 半 钵 米饭 ， 饭 上 铺 着 几 根 咸菜 ， 一 双 毛 竹 筷 插 在 米饭 
e ee ae E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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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破 天 闻 到 饭 香 ， 便 即 感到 十 分 饥饿 ， 心 想 : “RAE PICT ADR, 6 (0 ر‎ E? 只 怕 我 党 去 的 时 候 着 实 不 短 。” 捧 起 瓦 
钵 ， 拔 筷 便 吃 ， 将 半 钵 白 饭 连 着 咸菜 吃 了 个 干净 。 

吃 完 饭 后 ， 将 瓦 钵 放 回 原 处 ， 数 次 用 力 挣扎 ， 发 觉 手 足 上 铸 镶 竟 是 精 钢 所 铸 ， 虽 运 起 内 力 ， 亦 无 法 将 之 拉 得 扭曲 ， 反 而 手腕 和 足 踩 上 都 控 
破 了 皮 ; 再 去 摸索 门户 ， 不 久 便 摸 到 石门 的 缝隙 ， 以 肩头 推 去 ， 石 门 竟 绝 不 摇 蛙 ， 也 不 知 有 多 重 实 。 

他 叹 了 口气 ， 心 想 : “只 有 等 人 来 带 我 出 去 ， 此 外 再 无 别 法 。 

只 不 知 他 们 可 难为 了 石 庄 主 夫妇 没有 ? ” 

既然 无 法 可 想 ， 索 性 也 不 去 多 想 ， 靠 着 石壁 ， 闭 眼 入 睡 。 

石 牢 之 中 ， 不 知 时 刻 ， 多 半 是 等 了 整整 一 天 ， 才 又 有 人 前 来 送 饭 ， 只 见 一 只 手 从 洞 中 伸 了 进来 ， 把 瓦 钵 拿 出 洞 去 。 

石 破 天 脑 海中 突然 间 闪 过 一 个 念头 ， 待 那 人 又 将 盛 了 饭菜 的 瓦 钵 从 洞 中 塞 进来 时 ， 疾 扑 而 上 ， 哈 哪 哪 铁 链 乱 响声 中 已 抓 住 了 那 人 右 腕 。 他 
的 擒拿 功夫 加 上 深厚 内 力 ， 这 一 抓 之 下 ， 纵 是 武林 中 的 好 手 也 禁 受 不 起 ， 只 听 那 人 痛 得 杀 猪 也 似 大 叫 ， 石 破 天 跟 着 回 扯 ， 已 将 他 整 条 手臂 扯 进 


WR, BE: “RB, PIKE SAM! ” 

BARE: “RAM, PR RI.” 石破 天道 : “ 快 打 开门 ， 放 我 出 来 。” 那 人 道 : “好 ， 你 松手 ， 我 来 开门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我 
一 放手 ， 你 便 逃 走 了 ， 不 能 放 。” 那 人 道 : “你 不 放手 ， 我 怎 能 去 开门 ? ” 

石 破 天 心 想 此 话 倒 也 不 错 ， 老 是 抓 住 他 的 手 也 无 用 处 ， 但 好 容易 抓 住 了 他 ， 总 不 能 轻易 放手 。 灵 机 一 动 ， 道 : “将 我 手 钱 的 钥匙 丢 进 来 。 
” 那 人 道 : “钥匙 ? 那 …… 那 不 在 我 身边 。 小 人 只 是 个 送 饭 的 伙 夫 。?” 

石 破 天 听 他 语气 有 点 不 尽 不 实 ， 便 将 手指 紧 了 紧 ， 道 : “好 ， 那 便 将 你 手腕 先 扭 断 了 再 说 。” 那 人 痛 得 连 叫 :， “HH, MUA. 7” RAFA 
一 声 ， 一 条 钥匙 从 洞 中 丢 了 进来 。 这 人 甚 是 狐 独 ， 将 钥匙 丢 得 远 远 地 ， 石 破 天 要 伸手 去 拾 ， 便 非 放 了 他 的 手 不 可 。 

石 破 天 一 时 没 了 主意 ， 拉 着 他 手 力 扯 ， 伸 左 脚 去 勾 那 钥匙 ， 虽 将 那 人 的 手臂 尽数 拉 进 洞 来 ， 左 脚 脚尖 跟 钥 匙 还 是 差 着 数 尺 。 那 人 给 扯 得 疼 
MAR, ME: “你 再 这 么 扯 ， 可 要 把 我 手臂 扯 断 了 。?” 

石 破 天 尽 力 伸 腿 ， 但 手足 之 间 有 铁 链 相 系 ， 足 尖 始 终 碰 不 到 钥匙 。 他 瞧 着 自己 伸 出 去 的 那 上 只 脚 ， 突 然 灵机 一 动 ， 届 左 腿 脱 下 鞋子 ， 对 准 了 
A ااا ا و ا‎ 
一 声 ， 手 ê 

MR FNT ARES, RESP ANE. ABA: Mer FEA? ” 石破 天 笑 道 : “你 可 以 去 开门 了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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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人 情 知 元 可 抗 拒 , RATES ORE m RE, HIRÐI. TÆKNI రుం RAN ERE, BB, PEA 
洞 ， 缚 住 了 二 人 ， 石 破 天 仍 是 无 法 出 来 。 

他 扯 了 扯 铁 链 ， 道 : “把 脚 镶 的 钥匙 给 我 。” 那 人 愁眉 苦 脸 的 道 : “我 真 的 没有 。 小 人 只 是 个 扫地 煮 饭 的 伙 夫 ， 有 甚么 钥匙 ? ” 石 破 天 
i: “好 ， 等 我 出 来 了 再 说 。” 将 那 人 的 手 辟 又 扯 进 洞 中 ， 替 他 打开 了 手 钱 。 

那 人 眼见 一 得 自由 ， 和 急忙 冲 过 去 想 顶 上 石门 。 石 破 天 身 子 一 早 ， 早 已 从 门 中 闪 出 ， 只 见 这 人 一 身 白 袍 ， 形 貌 精 悍 ， 多 半 是 雪山 派 的 正式 弟 
子 ， 哪 里 是 甚么 扫地 者 饭 的 伙 夫 。 一 把 抓 住 他 后 领 提起 ， 喝 道 ， “你 不 开 我 的 脚 针 ， 我 把 你 脑袋 在 这 石 墙 上 撞 它 一 百 下 再 说 。” 说 着 便 将 他 脑 
袋 在 石 墙 上 轻 轻 一 撞 。 那 人 武功 本 也 不 弱 ， 但 落 在 石 破 天 手 中 ， 宛 如 雏鸡 入 了 老鹰 爪 底 ， 竟 半分 动弹 不 得 ， 只 得 又 取出 钥匙 ， 蔡 他 打开 脚 杀 。 
i 石破 天 喝 道 : “ 石 庄 主 和 石 夫人 给 你 们 关 在 哪里 ? 快 领 我 去 。” 那 人 道 : “雪山 派 跟 玄 素 庄 无 她 无 做 ， 早 放 了 石 庄 主 夫妇 走 啦 ， 没 关 住 他 
门 。” 

石 破 天 将 信 将 疑 ， 但 见 那 人 的 目光 不 住 向 甬道 彼 端的 一 道 石 门 瞧 去 ， 心 想 : “此 人 定 是 说 谎 ， 多 半 将 石 庄 主 夫妇 关 在 那 边 。” 提 着 他 的 后 
领 ， 大 踏步 走 到 那 石门 之 前 ， 喝 道 : “ 快 将 门 打开 。” 

那 人 脸色 大 变 ， 道 : “我 …… 我 没 钥匙 。 这 里 面 关 的 不 是 人 ， 是 一 头 狮子 ， 两 上 只 老虎 ， 一 开门 可 不 得 了 。?” 石 破 天 听 说 里 面 关 的 是 狮子 老 
虎 ， 大 是 奇怪 ， 将 耳 采 贴 到 石门 之 上 ， 却 听 不 到 里 面 有 狮 吼 虎 啸 之 声 。 那 人 道 : “你 既然 出 来 了 ， 这 就 快 快 逃 走 罢 ， 在 这 里 多 耽搁 ， 别 给 人 发 
觉 了 ， 又 得 给 抓 了 起 来 。” 
石破 天心 想 : “你 又 不 是 我 朋友 ， 为 甚么 对 我 这 般 关 心 ? 
初时 我 要 你 打开 手 错 和 石门 ， 你 定 是 不 肯 ， 此 刻 却 劝 我 快 逃 。 

۲ 是 了 ， 石 庄 主 夫妇 定 是 给 关 在 这 间 石 室 之 中 。” 提 起 那 人 身子 ， 又 将 他 脑袋 在 石壁 上 轻 轻 一 撞 ， 道 : “到 底 开 不 开 ? BARA BENE HENI SES 

那 人 惊 道 : “里 面 的 狮子 老虎 可 凶狠 得 紧 ， 好 几 天 没 吃 东 西 了 ， 一 见 到 人 ， 立 刻 扑 了 出 来 ……” 石 破 天 急 于 救 人 ， 不 耐烦 听 他 东 拉 西 扯 ， 
提起 他 身子 ， 头 下 脚 上 的 用 力 摇 蛙 ， 当 当 两 声 ， 他 身上 掉 下 两 枚 钥匙 。 石 破 天 大 喜 ， 将 那 人 放 在 一 边 ， 拾 起 钥匙 ， 便 去 插入 石门 上 的 铁 锁 孔 
中 ， 喀 喀 喀 的 转 了 几 下 ， 铁 锁 便 即 打开 。 那 人 一 声 “ 啊 哟 ”， 转 身 便 逃 。 

石破 天心 想 : “给 他 逃 了 出 去 通风 报信 ， 多 有 未 便 。” 抢 上 去 一 把 抓 过 ， 丢 入 先前 监禁 自己 的 那 间 石 室 ， 连 那 副 带 着 长 链 的 足 镶 手 铸 也 一 
起 投了 进去 ， 然 后 关上 石门 ， 上 了 锁 ， 再 回 到 甬道 彼 端的 石门 处 ， 探 头 进 内 ， 叫 道 : “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， 你 们 在 这 里 吗 ? > 

他 叫 了 两 声 ， 室 中 没 半 点 声息 。 石 破 天 将 门 拉 得 大 开 ， 却 见 里 面 隔 着 丈 许 之 处 ， 又 有 一 道 石门 ， 心 道 : “是 了 ， 怪 不 得 有 两 枚 钥匙 。” 

于 是 取 过 另 一 枚 钥匙 ， 打 开 第 二 道 石 门 ， 刚 将 石门 拉 开 数 寸 ， 叫 得 一 声 “ 石 庄 主 ……”， 便 听 得 室 中 有 人 破口大骂 : “MIT, BAT, 
乌龟 王八 蛋 ， 我 一 个 个 把 你 们 千 刀 制 、 万 刀 则 的 ， 叫 你 们 不 得 好 死 ……” 又 听 得 铁 链 声 哈 嘟 哪 直 响 。 这 人 骂 声 语音 重 溃 ， 噪 子 跌 哑 ， 与 石 清 清 
亮 的 江南 口音 截然 不 同 。 

石 破 天 心 道 : “ 石 庄 主 夫妇 虽 不 在 这 里 ， 但 此 人 既 给 雪山 派 关 着 ， 也 不 妨 救 他 出 来 。” 便 道 : “你 不 用 骂 了 ， 我 来 救 你 出 去 。” 

ABA SRE SH: “你 是 甚么 东西 ? 敢 来 胡说 八道 葡 骗 老子 ? 我 …… 我 把 你 的 狗头 颈 扭 得 断 断 地 ……?” 

石 破 天 微 微 一 笑 ， 心 道 : “这 人 脾气 好 大 。 给 关 在 这 暗 无 天 日 的 石 牢 之 中 ， 也 真 难怪 他 生气 。” 当 即 闪 身 进 内 ， 说 道 : “你 也 给 戴 上 了 足 
镀 手 铸 么 ?” 刚 问 得 这 名 话 ， 黑 瞳 中 便 听 得 呼 的 一 声 ， 一 件 沉 重 的 物事 向 头顶 击落 。 

石 破 天 闪 身 向 左 ， 避 开 了 这 一 击 ， 立 足 未 定 ， 后 心 要 穴 已 被 一 把 抓 住 ， 跟 着 一 条 粗大 的 手臂 扼 了 他 咽喉 ， 用 力 收 紧 。 

这 人 力道 凌厉 之 极 ， 石 破 天 登 时 便 觉 呼吸 维 艰 ， 耳 中 喻 喻 喻 直 响 ， 却 又 隐隐 听 得 那 人 在 “乌龟 儿子 王八 蛋 ” 的 乱 最 。 

石 破 天 好 意 救 人 ， 万 料 不 到 对 方 况 会 出 手 加 害 ， 在 这 黑 因 牢 中 陡 因 如 此 厉害 的 高 手 ， 一 着 先 机 既 失 ， 立 时 便 为 所 制 ， 暗 叫 : “这 一 下 可 死 
了 ! ”无 可 奈何 之 中 ， 只 有 运气 于 颈 ， 与 对 方 手臂 硬挺 。 虽 然 喉头 肌肉 柔软， 决 不 及 手臂 的 劲 力 ， 但 他 内 力 浑厚 之 极 ， 猛 力 挺 出 ， 竟 将 那 人 的 
A A A A AS 

IAA ی‎ 你 是 谁 ? 内 力 可 不 弱 。” ۳۳۳2۲ ET, NE “B7 的 一 声 , 喝 道 : “RA 
子 ， 你 是 谁 ? ” 


破 天 道 : “我 把 你 先 救 了 出 去 ， 别 的 慢 慢 再 说 不 迟 。” 那 人 嘿嘿 冷笑 ， 说 道 ， “你 救 我 ? 嘿嘿 ， 那 岂 不 笑 掉 了 天 下 人 的 下 巴 。 我 是 何人 也 ? 你 
是 甚么 东西 ? 和 赁 你 一 点 点 三 脚 猎 的 本 领 ， 也 能 救 我 ? ” 

这 时 两 道 石门 都 打开 了 一 半 ， 日 光 透 将 进来 ， 只 见 那 人 满 脸 花 白 胡 子 ， 身 材 魁 梧 ， 背 疹 微 弓 ， 倒 似 这 间 小 小 石室 装 不 下 他 这 个 大 身子 似 
的 ， 眼 光耀 如 闪电， 威 狐 无 传 。 

石 破 天 见 他 目光 在 自己 脸 上 扫 来 扫 去 ， 心 下 不 禁 发 毛 : “ 适 才 那 雪 山 弟子 说 这 里 关 着 狮子 老虎 ， 这 人 的 模样 倒 真 像 是 头 猛兽 。” 不 敢 再 和 
他 多 说 甚么 ， 只 道 : “我 去 找 钥匙 来 ， 给 你 打开 足 匀 手 尔 。” 

HEE: “ 谁 要 你 来 讨好 ? 我 是 自愿 留 在 这 里 静 修 ， 否 则 的 话 ， 天 下 下 能 有 人 关 得 我 住 ?” 你 这 小 子 没 带 眼睛 ， 还 道 我 是 给 人 关 在 这 里 
的 ， 是 不 是 ? ER, SIRENA, SERATE, BORE M TONE. "NPR, HRA SAAN, Já: “爷爷 只 消 性 
e, వె PA WE jI To. REPS, ARMAR AUR. > 

石 破 天 不 大 相信 ， 寻 思 : ARTE DA WADA TX. BET JIB RAN N, HE MES IT IEEE, 他 反 会 打 我 。 他 武功 其 高 , 我 斗 他 


不 过 ， 还 是 去 救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要 紧 。” 便 道 ， “既然 这 样 ， 那 我 就 去 了 。” 

那 人 她 道 ，“ 滚 你 妈 的 臭 鸭 蛋 ， 爷 爷 纵横 天 下 ， 从 未 遇 过 敢 手 ， 要 你 这 小 子 来 救 我 ? YEU ZAR, FER EZ A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得 罪 ， 得 罪 ， 对 不 住 。” 轻 轻 带 上 两 道 石门 ， 沿 着 甬道 走 了 出 去 。 

甬道 其 长 ， 转 了 个 弯 ， 又 行 十 余 丈 才 到 尽头 ， 只 见 左右 各 有 一 门 。 他 推 了 推 左边 那 门 ， 牢 牢 关 着 ， 推 右边 那 门 时 ， 却 是 应 手 而 开 ， 进 门 后 
是 间 小 厅 ， 进 厅 中 没 行 得 几 步 ， 便 听 得 左 首 传 来 兵 刃 相交 之 声 ， 乒 乒乓 乓 的 斗 得 其 是 激烈 。 

石 破 天 心 道 ， “原来 石 庄 主 元 自在 和 人 相 斗 。” 忙 循 声 而 前 。 

斗 声 从 左 首 传 来 ， 一 时 却 找 不 到 门户 ， 他 系 念 石 清 、 闵 柔 的 安危 ， 眼 见 左 首 的 板 壁 并 不 甚 厚 ， 肩 头 接 去 ， 板 壁 立 破 ， 兵 刃 声 登 时 大 盛 ， 眼 
前 也 是 一 间 小 小 厅堂 ， 四 个 白衣 汉子 各 使 长 剑 ， 正 在 围攻 两 个 女子 。 

石 破 天 一 见 这 两 个 女子 ， 情 不 自 禁 的 大 声 叫 道 ， WR, MA! ” 

DO AER EZRA, 

RET, MEK, E JN AS REL, EAA EMER T UI, BOE, NEHME. CANARIE, 
但 四 名 汉子 攻 得 甚 紧 ， 剑 法 凌厉 ， 竟 无 暇 转 头 来 看 。 但 听 得 阿 绣 一 声 惊 呼 ， 肩 头 中 了 一 剑 。 

石 破 天 不 及 多 想 ， 疾 扑 而 上 ， 向 那 急 攻 阿 绣 的 中 年 人 背心 抓 去 。 那 人 和 斜 身 闪 开 ， 回 了 一 剑 。 石 破 天 左 掌 拍 出 ， 劲 风 到 处 ， 将 那 人 长 剑 激 
开 ， 右 手 发 掌 攻 向 另 一 个 老者 。 

那 老者 后 发 先 至 ， 剑 央 已 刺 向 他 小 腹 ， 剑 招 迅捷 无 伦 。 幸 好 石 破 天 当 日 曾 由 史 婆 婆 指点 过 雪山 派 剑 法 的 精 要 ， 知 道 这 一 招 “ 岭 上 双 梅 ” 虽 
是 一 招 ， 却 是 两 刺 ， 一 剑 刺 出 后 跟着 又 再 刺 一 剑 ， 当 即 小 腹 一 缩 ， 避 开 了 第 一 剑 ， 立 即 左手 掠 下 ， 伸 中 指 弹出 。 那 老者 的 第 二 剑 恰好 于 此 时 刺 
到 ， 便 如 长 剑 伸 过 去 凑 他 手指 一 般 ， 笑 的 一 声响 ， 剑 刃 断 为 两 截 。 那 老者 只 震 得 半身 酸 麻 ， 连 半截 剑 也 拿捏 不 住 ， 撒 手 丢 下 ， 立 时 纵身 跃 开 ， 
已 吓 得 脸色 大 变 。 

石 破 天 左 手 探 出 ， 抓 住 了 攻 向 阿 绣 的 一 人 后 腰 ， 提 将 起 来 ， 挥 向 另 一 人 的 长 剑 。 那 人 大 惊 ， 急 忙 缩 剑 ， 石 破 天 乘 势 出 掌 ， 正 中 他 胸膛 。 那 
人 登 登 登 连 退 三 步 ， 身 子 晃 了 几 下 ， 终 于 坐 倒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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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名 白衣 汉子 被 石 破 天 于 项 刻 之 间 打 得 一 败 涂 地 ， 其 中 只 那 老者 并 未 受伤 ， 眼 见 石 破 天 这 等 神威 ， 已 惊 得 心 胆 俱 裂 ， 说 道 ，。“ 你 …… 
你 ……” 突然 维 身 急 奔 ， 意 欲 夺 门 而 出 。 史 婆婆 叫 道 ，“ 别 放 他 走 了 ! ” 石 破 天 左 腿 横扫 ， 正 中 那 老者 下 盘 。 

那 老 者 两 腿 膝 盖 关节 一 齐 震 脱 ， 摔 在 地 下 。 

史 婆婆 笑 道 ， “好 徒 儿 ， 我 金 乌 派 的 开山 大 弟子 果然 了 得 ! ” 阿 绣 脸色 苍白 ， 按 住 了 肩头 创口 ， 一 双 妙 目 凝 视 着 石 破 天 ， 目 光 中 掩 不 住 喜 
无 限 。 

AMR: ML, WA, RSS." EEE FLAT, BEM TAR, AOL. FA 
剑 伤 均 不 其 重 ， 并 无 大 碍 。 石 破 天 又 道 ， “在 紫 烟 岛 上 找 不 到 你 们 ， 我 日 夜 想念 ， 今 日 重 会 ， 那 真 好 …… 

最 好 以 后 再 也 不 分 开 了 。” 

阿 绣 共 白 的 脸 上 突然 堆 起 满 脸红 晕 ， 低 下 头 去 。 他 知 石 破 天 性 子 淳朴 ， 不 善 言 词 ， 这 几 名 话 真是 发 自 肺 脐 ， 虽 然 当 着 婆婆 之 面 吐露 真情 ， 
RESIM EDP KEKE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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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 了 。 

石 破 天 却 尚未 知道 这 便 是 史 婆 婆 许 婚 ， 问 道 ， “师父 许 甚么 ”” 史 婆婆 笑 道 ， “我 把 这 孙女 儿 给 了 你 做 老婆 ， 你 要 不 要 ? 

想 不 想 ? 喜 不 喜欢 ? ” 石 破 天 又 惊 又 喜 ， 道 ，“ 我 …… 我 …… 我 自然 要 ， 自 然 想 得 很 ， 喜 欢 得 很 ……” 史 婆婆 道 ，“ 不 过 ， 你 先 得 出 力 立 
一 件 大 功劳 。 雪 山 派 中 发 生 了 重大 内 变 ， 咱 们 先 得 去 救 一 个 人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是 啊 ， 我 正 要 去 救 石 庄 主 和 石 夫人 ， 咱 们 快 去 寻找 。” 他 一 想 
到 石 清 、 闵 柔 身 处 险 地 ， 登 时 便 心急 如 焚 。 

ME. AMET AIR? 咱们 平 了 内 乱 ， 石 清 夫妇 的 事 稀 松平 常 。 阿 绣 ， 先 将 这 四 人 宁 了 罢 ? ” 

阿 绣 提 起 长 剑 ， 只 见 那 老者 和 集 在 墙壁 上 那 人 的 目光 之 中 ， 都 露出 乞 怜 之 色 ， 不 由 得 起 了 恒 隐 之 心 ， 她 得 祖母 许 婚 ， 心 中 正 自 喜悦 不 胜 ， 
KERZE, Vill: “婆婆 ， 这 几 人 不 是 主谋 ， 不 如 暂且 馈 下 ， 待 审问 明白 ， 再 杀 不 迟 。” 

史 婆 婆 哼 了 一 声 ， 道 ， “快走 ， 快 走 ， 别 耽误 了 大 事 。” 当 即 拨 步 而 出 。 阿 绣 和 石 破 天 跟 在 后 面 。 

史 婆婆 穿 堂 过 户 ， 走 得 极 快 ， 每 遇 有 人 ， 她 缩 在 门 后 或 屋 角 中 避 过 ， 似 乎 对 各 处 房 舍 门 户 十 分 熟悉 。 

石 破 天 和 阿 绣 并 肩 而 行 ， 低 声 问 道 ， “师父 要 我 立 甚么 大 功劳 ? 去 救 谁 ? ” 阿 绣 正 要 回答 ， 只 听 得 脚步 声响 ， 迎 面 走 来 五 六 人 。 史 婆婆 忙 
向 柱子 后 一 缩 ， 阿 绣 拉 着 石 破 天 的 衣 袖 ， 躲 入 了 门 后 。 

只 听 得 那 几 人 边 行 边 谈 ， 一 个 道 : “大 伙 儿 齐心 合力 ， 将 老 疯 子 关 了 起 来 ， 这 才 松 了 口气 。 这 几 天 哪 ， 我 当真 是 一 口 饭 也 吃 不 下 ， 只 睡 得 
片刻 ， 就 吓 得 从 梦 中 醒 了 过 来 。” 另 一 人 道 : “不 将 老 疯子 杀 了 ， 终 究 是 天 大 的 后 患 。 齐 师 伯 却 一 直 犹豫 不 决 ， 我 看 这 件 事 说 不 定 要 糟 。” 又 
一 人 粗 声 粗 气 的 道 ， “一 不 做 ， 二 不 休 ， 咱 们 索性 连 齐 师 伯 一 起 干 了 。” 一 人 低 声 喝道 ，“ 哄 声 ! 怎么 这 种 话 也 大 声 喷 哮 的 ? 要 是 给 老 齐 门下 
那些 家 伙 听 见 了 ， 咱 们 还 没 干 了 他 ， 你 的 脑 复 只 怕 先 搬 了 家 。” 

那 粗 声 之 人 似 是 心 下 不 服 ， 说 道 ，“ 咱 们 和 老 齐 门下 斗 上 一 斗 ， 未 必 便 输 。” 嗓 门 却 已 放 低 了 许多 。 

这 伙 人 渐 行 渐 远 ， 石 破 天 和 阿 绣 挤 在 门 后 ， 身 子 相 贴 ， 只 觉 阿 绣 在 微微 发 拌 ， 低 声 问 道 ，“ 阿 绣 ， 你 害怕 么 ? ” 阿 绣 道 ，“ 我 …… 我 确 是 
PL AA, PMI RARE, > 

史 婆婆 从 柱 后 闪 身 出 来 ， 低 声 道 ，“ 快 走 。” 马 着 身子 ， 向 前 疾 趋 。 石 破 天 和 阿 绣 跟随 在 后 ， 穿 过 院子 ， 绕 过 一 道 长 廊 ， 来 到 一 座 大 花园 
中 。 园 中 满 地 是 雪 ， 一 条 邹 卵 石 铺 成 的 小 路 通 向 园 中 一 座 暖 厅 。 

史 婆 婆 纵身 定 到 一 株 树 后 ， 在 地 下 抓 起 一 把 雪 ， 向 暖 厅 外 投 去 ， 拍 的 一 声 ， 雪 团 落地 ， 厅 侧 左 右 便 各 有 一 人 手 剑 奔 过 来 查看 。 史 婆婆 僵 立 
不 动 ， 待 那 二 人 行 近 ， 手 中 单刀 刷 刷 两 刀 砍 出 ， 去 势 奇 急 ， 两 人 颈 口中 刀 ， 制 断 了 啊 喉 ， 哼 也 没 哼 一 声 ， 便 即 毙 命 。 

石 破 天 初 次 见 到 史 婆 婆 杀 人 ， 见 她 出 手 狠 辣 之 极 ， 这 招 刀 法 史 婆 婆 也 曾 教 过 ， 叫 作 “ 赤 焰 暴 长 ”， 自 己 早已 会 使 ， 只 是 从 没 想到 这 一 招 杀 
起 人 来 竟然 如 此 干净 爽 脆 ， 不 由 得 心中 全 侠 而 跳 。 待 他 心神 宁 定 ， 史 婆婆 已 将 两 具 刻 身 拖 入 假山 背后 ， 悄 没 声 的 走 到 暖 厅 之 外 ， 附 耳 长 窗 ， 倾 
听 厅 内 动静 。 石 破 天 和 阿 绣 并 肩 走 近 厅 去 ， 只 听 得 厅 内 有 两 人 在 激烈 争辩 ， 声 音 虽 不 甚 响 ， 但 二 人 语气 显然 都 是 十 分 愤怒 。 

PIM: RAI, AAA. RATA LIRE ARE, BÆMFRT. HERR, HAT, £ 
ASA) WEA, BRM PWT HR, MANERA ZA > 

石 破 天 寻 思 : “他 们 老 是 说 “ 老 疯 子 ， 甚 么 的 ， 莫 非 便 是 石 牢 中 的 老人 ? 那 人 古 古怪 怪 的 ， 我 要 救 他 出 来 ， 他 偏 不 肯 ， 只 怕 真 是 个 疯子 。 
这 老人 武功 果然 十 分 厉害 ， 难 怪 大 家 对 他 都 这 般 惧怕 。” 

AWB: “ 老 疯 子 已 身 入 兽 牢 ， 便 有 通天 本 事 ， 也 决 计 逃 不 出 来 。 咱 们 此 刻 要 杀 他 ， 自 是 容易 不 过 ， 只 须 不 给 他 送 饭 ， 过 得 十 天 八 
天 ， 还 不 饿 死 了 他 ? 可 是 若 要 人 不 知 ， 除 非 己 莫 为 。 江 湖上 人 言 可 月 ， 这 种 犯 上 逆行 的 罪名 ， 你 廖 师弟 固然 不 在 乎 ， 大 伙 儿 的 脸 却 往 哪 里 搁 


E? 雪山 派 总 不 成 就 此 毁 了 ? ” 

那 姓 廖 的 冷笑 道 ， “你 既 怕 担当 犯 上 逆行 的 罪名 ， 当 初 又 怎 地 带头 来 干 ? 现今 事情 已 经 做 下 来 了 ， 却 又 想 假 撒 清 ， 天 下 哪 有 这 等 便宜 事 ? 
齐 师 哥 .你 的 用 心 小 弟 岂 有 不 知 ? 大 家 打开 天 窗 说 亮 话 ， 你 想 装 伪 君 子 ， 假 道学 ， 又 骗 得 过 谁 了 ? > 

那 姓 齐 的 道 ， “我 又 有 甚么 用 心 了 ? 廖 师弟 说 话 ， 当 真是 言 中 有 刺 ， 骨 头 太 多 。” 那 姓 廖 的 道 : “甚么 是 言 中 有 刺 ， 骨 头 太 多 ? FI, 
你 只 不 过 假装 好 人 ， 想 将 这 逆 谋 大 罪 推 在 我 头 上 ， 一 箭 双 雕 ， 自 己 好 安安 稳 稳 的 坐 上 大 位 。” 说 到 这 里 ， 声 音 渐渐 提高 。 

那 姓 齐 的 道 ， “笑话 ， 笑 话 ! 我 有 甚么 资格 坐 上 大 位 ， 照 次 序 挨 下 来 ， 上 面 还 有 成 师 哥 呢 ， 却 也 轮 不 到 我 。” 男 一 个 苍老 的 声音 插口 
道 : “你 们 争 你 们 的 ， 可 别 将 我 牵扯 在 内 。” 那 姓 廖 的 道 ; “成 师 哥 ,你 是 老实 人 ， 齐 师 哥 只 不 过 拿 你 当 作 挡 条 牌 ， 炮 架子 。 你 得 想 清 楚 些 ， 
当 了 倪 候 ， 自 己 还 是 睡 在 鼓 里 。” 

石 破 天 听 得 厅 中 呼吸 之 声 ， 人 数 着 实 不 少 ， 当 下 伸 指 酥 唾沫 湿 了 窗 纸 ， 轻 轻 刺 破 一 孔 ， 张 目 往 内 瞧 时 ， 只 见 坐 的 站 的 竟 不 下 二 三 百人 ， 有 
男 有 女 ， 有 老 有 少 ， 个 个 身 穿 白 袍 ， 一 色 雪 山 派 弟子 打扮 。 

大 厅 上 朝 外 摆 着 五 张 太 师 椅 ， 中 间 一 张 空 着 ， 两 旁 两 张 坐 着 四 人 。 听 得 那 三 人 元 自 争辩 不 体 ， 从 语音 之 中 ， 得 知 左 首 坐 的 是 成 、 廖 二 人 ， 
右 首 那 人 姓 齐 ， 另 一 人 面容 清瘦 ， 秋 眉 苦 脸 的 ， 神 色 十 分 难看 。 这 时 那 姓 雇 的 道 : “ 梁 师 弟 ， 你 自始至终 不 发 一 言 ， 到 底 打 的 是 甚么 主 
意 ? ”这 梁 姓 的 汉子 叹 了 口气 ， 揪 摇头， 又 叹 了 口气 ， 仍 是 没 说 话 。 

那 姓 齐 的 道 ; “ 梁 师 弟 不 说 话 ， 自 是 对 这 件 事 不 以 为 然 了 。” 那 姓 廖 的 怒 道 : “你 不 是 梁 师 弟 肚 里 映 虫 ， 怎 知 他 不 以 为 然 ? 这 件 事 是 咱 四 
人 齐心 合力 干 的 ， 大 丈夫 既然 于 了 ， 却 又 县 首 娠 尾 ， 算 是 甚么 英雄 好 汉 ? ” 那 姓 齐 的 冷 冷 的 道 : “大 伙 儿 贪 生 怕 死 ， 才 干 下 了 这 件 事 来 ， 又 怎 
说 得 上 英雄 好 汉 ? 这 叫做 事 出 无 奈 ， 狂 而 走 险 。” 那 姓 庆 的 大 声 道 : “万 里 ， 你 倒 说 说 看 ， 此 事 怎 么 办 ? ” 

人 和 群 中 走出 一 人 ， 正 是 那 断 了 一 臂 的 风 火 神龙 封 万 里 ， 躺 身 说道 : “弟子 无 用 ， 没 能 够 周旋 此 事 ， 致 生 大 祸 ， 已 是 罪 该 万 死 ， 如 何 还 敢 再 
AM Zù? 弟子 赞同 齐 师 叔 的 主意 ， 万 万 不 能 对 他 再 下 毒手 。” 

那 姓 廖 的 厉声 道 ; “那么 中 原 回 来 的 这 些 长 门 弟子 ， 又 怎 生 处 置 ? 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 师 叔 车 准 弟子 多 口 ， 那 么 依 弟子 之 见 ， 须 当 都 监禁 起 
来 ， 大 家 慢 慢 再 想 主 意 。” 那 姓 廖 的 冷笑 道 : “嘿嘿 ， 那 又 何必 慢 慢 再 想 主 意 ? 你 们 的 主意 早 就 想 好 了 ， 以 为 我 不 知道 吗 ? 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请 
问 廖 师 叔 这 话 ， 是 甚么 意思 ? > 

AEE HIE: “你 们 长 门 弟子 人 多 势 众 ， 武 功 又 高 ， 这 掌 门 之 位 ， 自 然 不 肯 落 在 别 支 手 上 。 你 便 是 想 将 狼 逆 的 罪名 往 我 头 上 一 推 ， 将 我 四 
支 的 弟子 杀 得 干 干净 净 ， 那 就 天 下 太平 ， 自 己 却 又 心安 理 得 。 哼 哼 ， 打 的 好 如 意 算盘 ! ”突然 提高 嗓子 叫 道 : “凡是 长 门 弟子 ， 个 个 都 是 祸 
۵۰ 咱们 今日 一 不 做 ， 二 不 休 ， 斩 草 除根 ， 大 家 一 齐 动 手 ， 将 长 门 一 支 都 给 衬 了 ! ”说 着 刷 的 一 声 ， 拔 出 了 长 剑 。 

顷刻 之 间 ， 大 厅 中 众人 奔 跃 来 去 ， 二 三 十 人 各 拔 长 剑 ， 站 在 封 万 里 身 周 ， 另 有 六 七 十 人 也 是 手 执 长 剑 ， 围 在 这 些 人 之 外 。 

石 破 天 寻 思 : “看 来 封 师傅 他 们 寡不敌众 ， 不 知 我 该 不 该 出 手相 助 ? ” 

封 万 里 大 叫 : “成 师 扳 、 齐 师 叔 、 梁 师 叔 ， 你 们 由 得 廖 师 叔 横行 么 ? 他 四 支 杀 尽 了 长 门 弟子 ， 就 轮 到 你 们 二 支 、 三 支 、 五 支 了 。?” 

那 姓 廖 的 喝道 ; “动手 ! ”身子 扑 出 ， 挺 剑 便 往 封 万 里 胸口 刺 去 。 封 万 里 左手 拔 剑 ， 挡 开 来 剑 。 只 听 得 当 的 一 声响 ， 跟 着 噬 的 一 下 ， 封 万 
里 右手 衣 袖 已 被 前 去 了 一 大 截 。 

封 万 里 与 白 万 剑 齐 名 ， 本 是 雪山 派 第 二 代 弟 子 中 数一数二 的 人 物 ， 剑 术 之 精 ， 尚 在 成 、 齐 、 廖 、 梁 四 个 师 叔 之 上 ， 可 是 他 右 臂 已 失 ， 左 手 
使 剑 究 属 不 便 。 那 姓 廖 的 一 剑 疾 刺 ， 他 虽然 挡 开 ， 但 姓 廖 的 跟着 变 招 横 削 ， 封 万 里 明知 对 方 剑 招 来 路 ， 手 中 长 剑 却 是 不 听 使 唤 ， 幸 好 右 臂 早 
去 ， 只 给 削 去 了 一 截 衣 袖 。 那 姓 廖 的 一 招 得 手 ， 二 招 继 出 。 封 万 里 身 旁 两 柄 剑 递 上 ， 双 双 将 他 来 剑 格 开 。 

那 姓 廖 的 喝道 ; “还 不 动手 ? ”四 支 中 的 六 七 十 名 弟子 齐 声呐 喊 ， 挺 剑 攻 上 。 长 门 弟子 分 头 接 战 ， 都 是 以 一 敌 二 或 是 敌 三 。 白 光 办 炮 ， 叮 
当 乒 乓 之 声 大 作 ， 雪 山 派 的 议事 大 厅 登 时 变 成 了 战场 。 

那 姓 座 的 跃 出 战 团 ， 只 见 二 支 、 三 支 、 五 支 的 众 弟子 都 是 倚 墙 而 立 ， 按 剑 旁 观 ， 他 心 念 一 动 之 际 ， 已 明 其 理 ， 狂 怒 大 叫 : “ 老 二 、 老 三 、 
老 五 ， 你 们 心肠 好 毒 ， 想 来 捡 现成 便宜 ， 哼 哼 ， 莫 发 清秋 大 梦 ! ”他 红 了 双眼 ， 反 剑 向 那 姓 齐 的 刺 去 。 

两 人 长 剑 挥舞 ， 剧 斗 起 来 。 那 姓 廖 的 剑术 显 比 那 姓 齐 的 为 佳 ， 拆 到 十 余 招 后 ， 姓 齐 的 连连 后 退 。 

姓 梁 的 五 师弟 仗 剑 而 出 ， 说 道 : “ 老 四 ， 有 话 好 说 ， 自 己 师兄 弟 这 般 动 诸 ， 那 成 甚么 样子 ? ” 挥 剑 将 那 姓 廖 的 长 剑 挡 开 。 

齐 老 三 见 到 便宜 ， 中 宫 直 进 ， 奖 刺 姓 雇 的 小 腹 ， 这 一 剑 竞 欲 制 他 死命 ， 下 手 丝毫 不 留 余地 。 

那 姓 座 的 长 剑 给 五 师弟 粘 住 了 ， 成 为 比 扒 内 力 的 局 面 ， 三 师兄 这 一 剑 刺 到 ， 如 何 再 能 挡 架 ? 那 姓 成 的 二 师兄 突然 举 剑 向 姓 齐 的 背心 刺 去 ， 
Di: “RB, FRM, FM! ” 那 姓 齐 的 急 图 自救 ， 忙 回 剑 挡 架 。 

二 支 、 三 支 、 五 支 的 众 门人 见 师 父 们 已 打 成 一 团 ， 都 纷纷 上 前 助阵 。 片 刻 之 间 ， 大 厅 中 便 鲜 血 四 溅 ， 断 肢 折 足 ， 惨 呼 之 声 四 起 。 

WAN HINT, MAM: “AB, Be FA! 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? 大 家 为 甚么 打架 ? ”这 时 大 厅 中 人 人 自 顾 不 暇 ， 
他 二 人 在 窗外 说 话 ， 也 已 无 人 再 加 理会 了 。 

史 婆 婆 冷 笑 道 ， “好 ， 好 ， 打 得 好 ， 一 个 个 都 死 得 干 干净 净 ， 才 合 我 心意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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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二 三 百人 群 相 斗 芭 ， 都 是 穿 一 色 衣服 ， 使 一 般 兵 刃 ， 谁 友 谁 收 ， 倒 也 不 易 分 辨 。 本 来 四 支 和 长 门 斗 ， 三 支 和 四 支 斗 ， 二 支 和 五 支 斗 ， 到 
得 后 来 ， 本 支 师 兄弟 间 素 有 嫌隙 的 ， 乘 着 这 个 机 会 ， 或 明 攻 ， 或 暗 效 ， 也 都 叶 杀 起 来 ， 局 面 混乱 已 极 。 
忽 听 得 酝 哎 一 声响 ， 两 肩 厅 门 脱 钮 飞 出 ， 一 人 朗 声 说 道 : “侠客 岛 赏 善 罚 恶 使 者 ， 前 来 拜见 雪山 派 党 门人 ! ”语音 清 朗 ， 竟 将 数 百人 大 呼 
醋 战 之 声 也 压 了 下 去 。 
众人 都 大 吃 一 惊 ， 有 人 便 即 黑手 停 斗 ， 跃 在 一 旁 。 渐 渐 圈 斗 之 人 愈 来 愈 多 ， 过 不 片刻 ， 人 人 都 退 向 墙 边 ， 目 光 齐 望 厅 门 ， 大 厅 中 除了 伤 者 
的 叫 吟 之 外 ， 更 无 别 般 声息 。 又 过 片刻 ， 连 身受 重伤 之 人 也 都 住 口 止 唤 ， 瞧 向 厅 门 。 
厅 门 口 并 肩 站 着 二 人 ， 一 胖 一 瘦 。 石 破 天 见 是 张 三 、 李 四 到 了 ， 险 些 儿 尖 声 呼叫 ， 但 随即 想起 自己 假扮 石 中 玉 ， 不 能 在 此 刻 表 露 身分 。 
KRM, ۳۰ AMRITA, ARAKI ARAN, SRO, AR ఇక E, 
得 ! MUR, MUR! ” 
那 姓 廖 的 名 叫 庆 自 研 ， 踏 上 一 步 ， 说 道 ，“ 尊 驾 二 位 便 是 侠客 岛 的 赏 善 罚 下 使 者 么 ? ” 
张 三 道 ，“ 正 是 。 不 知 哪 位 是 雪山 派 掌 门 人 ? 我 们 奉 侠客 岛 岛 主 之 命 ， 手 持 铜牌 前 来 ， 邀 请 贵 派 掌 门人 赴 敞 岛 相 叙 ， 喝 一 确 腊 八 粥 。” 说 
ERIN, RUSA, RFI ORAS TT, KEWA, CUT, ° FIM: “ARĂ 
BAM: “ 姓 白 的 早已 经 死 了 ， 新 的 掌 门人 ……” 他 一 言 未 毕 ， 封 万 里 接口 轨道 : “放屁 ! BE, Babe” BH HAME 
道 : “你 对 师 叔 说 话 ， 是 这 等 模样 么 ?” 封 万 里 道 ， “你 这 种 人 ， 也 配 做 师 权 ! ” 

雇 自 大 长 剑 直 指 ， 便 向 他 刺 去 。 封 万 里 举 剑 挡 开 ， 退 了 一 步 。 雇 自 三 杀 得 红 了 双眼 ， 仗 剑 直 上 。 一 名 长 门 弟子 上 前 招架 。 跟 着 成 自学 、 齐 
自 龟 、 梁 自 进 纷纷 挥 剑 ， 又 杀 成 一 团 。 

雪山 派 这 场 大 变 ， 关 涉 重 大 ， 成 、 齐 、 雇 、 梁 四 个 师兄 弟 互相 牵制 ， 互 相 嫉妒 ， 长 门 处 境 虽 甚 不 利 ， 实 力 却 也 殊 不 可 侮 ， 因 此 虽 有 赏 善 罚 
恶 使 者 在 场 ， 但 本 支 面 临 生死 存亡 的 大 关头 ， 各 人 竞 不 放松 半 步 ， 均 盼 先 在 内 争 中 占 了 上 风 ， 再 来 处 理 铜牌 邀 宴 之 事 。 

三 笑 道 , “各 位 专心 研习 剑 法 ， 发 扬 武 学 ， 原 是 大 大 的 美 事 ， 但 来 日 方 长 ， 却 也 不 争 这 片刻 。 雪 山 派 掌 门人 到 底 是 哪 一 位 ? ”说 着 缓 步 
上 前 ， 双 手 伸 出 ， 乱 抓 乱 拿 ， 只 听 得 哈 哪 哪 响 声 不 绝 ， 七 八 柄 长 剑 都 已 投 在 地 下 。 成 、 齐 、 庆 、 梁 四 人 以 及 封 万 里 与 几 名 二 代 弟 子 手中 的 长 
剑 ， 不 知 如 何况 都 给 他 夺 下 ， 抛 搓 在 地 。 各 人 只 感到 用 辟 一 震 ， 兵 刃 便 已 离 手 。 

这 一 来 ， 厅 上 众人 无 不 骇 然 失色 ， 才 知 来 人 武功 之 高 ， 实 是 匪夷所思 。 各 人 登 时 忘却 了 内 争 ， 记 起 武林 中 所 盛传 赏 善 罚 恶 使 者 所 到 之 处 、 
整个 门派 尽 遭 屠 灭 的 种 种 故事 ， 不 自 禁 的 都 觉 全 身 毛 管 竖立 ， 好 些 人 更 牙齿 相 击 ， 身 子 发 抖 。 

先前 各 人 均 想 凌 雷 城 偏 处 西域 ， 极 少 与 中 士 武林 人 士 入 还， 这 和 邀 宴 铜 牌 未 见得 会 送 上 雪山 派 来 ， 而 善 恶 二 使 的 武功 只 是 得 诸 传闻 ， 多 半 言 
HEK, AMICS: PE LIRA ETA RE Fi AIRE, MERATE, ta PI PAREREA, DU FI PER BA E 
BE. BABA ZII, PUERTA PALER, TAR XUR IA క DIKET. BASE, 所 有 前 
赴 侠客 岛 的 掌 门人 ， 没 一 人 能 活着 回来 ， 此 时 谁 做 了 雪山 派 掌 门人 ， 便 等 如 是 自杀 一 般 。 

还 在 片刻 之 前 ， 五 支 互 争 雄 长 ， 均 盼 由 本 支 首脑 出 任 掌 门 。 五 支 由 勾心斗角 的 暗 斗 ， 进 而 为 挥 剑 砍 杀 的 明 争 ， 暮 地 里 情势 急转直下 ， 封 、 


RF. BIS RRACTEZIO, BATT, ið: “Rf! 他 是 掌 门 人 ! 7 

去 时 之 间 ， 大 厅 中 寂静 无 声 。 

僵持 片刻 ， 廖 自 砌 道 : “三 师 哥 年 纪 最 大 ， 顺 理 成 章 ， 自 当 接 任 本 派 掌 门 。” 齐 自 勉 道 ,， “年 纪 大 有 甚么 用 ? 廖 师 弟 武功 既 高 ， 门 下 又 是 
人 才 济 济 ， 这 次 行事 ， 以 你 出 力 最 多 。 要 是 廖 师弟 不 做 掌 门 ， 就 算 旁 人 做 了 ， 这 位 子 也 决 计 坐 不 稳 。” 

梁 自 进 冷 冷 的 道 ， “本 门 掌 门 人 本 来 是 大 师兄 ， 大 师兄 不 做 ， 当 然 是 二 师兄 做 ， 那 有 甚么 可 争 的 ? ”成 自学 道 : “ 咱 四 人 中 论 到 足 智 多 
谋 ， 还 推 五 师弟 。 我 赞成 由 五 师弟 来 担当 大 任 。 须 知 今日 之 事 ， 乃 是 斗智 不 斗 力 。” 廖 自 研 道 : “党 门人 本 来 是 长 门 一 支 ， 齐 师 哥 既然 不 肯 
做 ， 那 么 由 长 门 中 的 封 师 侄 接任 ， 大 伙 儿 也 无 异 言 ， 至 少 我 姓 廖 的 大 表 赞 成 。” 封 万 里 道 ， “刚才 有 人 大 声 叱 喝 ， 要 将 长 门 一 支 的 弟子 尽数 杀 
了 ， 不 知 是 谁 放 的 狗屁 ? ” BADER, GERE, ARR, û HAN, HB: “ 事 到 临头 ， 临 阵 退 缩 ， 未 免 也 太 无 耻 。” 

五 人 你 一 言 ， 我 一 语 ， 都 是 推举 别人 出 任 掌 门 。 

RO A 
可 不 能 

梁 自 进 道 “成 师 哥 ， 你 快 答应 吧 ， 别 要 车 出 祸 事 来 ， 都 是 你 一 个 人 连累 了 大 家 。” 成 自学 怒 道 “HEZERERI KAR, WHE 
VK? ”五 人 又 是 吵 喷 不 休 。 

ERA OR iz 
IR, 均 不 o 

张 三 又 道 : “ 适 才 我 二 人 进来 之 时 ， 你 们 五 位 正在 动手 扬 杀 ， 猜 想 一 来 是 研讨 武功 ， 二 来 是 赁 强 弱 定 掌 门 。 我 二 人 进来 得 快 了 ， 打 断 了 列 
位 的 雅 兴 。 这 样 黑 ， 你 们 接着 打下 去 ， 不 到 一 个 时 辰 ， 胜 败 必 分 。 否 则 的 话 ， 我 这 个 兄弟 性 子 最 急 ， 一 个 时 辰 中 办 不 完 这 件 事 ， 他 只 怕 要 将 雪 
山 派 尽数 诛 灭 了 。 那 时 谁 也 做 不 成 掌 门 ， 反 而 不 美 。 一 、 二 、 三 ! MAMAR! ” 

刷 的 一 声 , BAR ARK. 

张 三 忽 道 MR, ADA SIR AT, ER 既是 赁 武功 强 弱 以 定 掌 门 ， 那 就 不 分 辈 份 大 小 ， 人 人 都 可 出 
手 。” 袍 袖 向 后 指出 ， 帮 的 一 声响 ， 两 扇 长 窗 为 他 袖 风 所 激 ， 直 飞 了 出 去 。 

PERE. GHEE!” APRA, 右手 拉 着 石破 天 , =A RET. 


行礼 ， Bein: GÍ ۰۰۰ ۰۰۰ آ1ا اا خی‎ ...... 师 ...... 娘 ! ” 

石 破 天 心 中 一 惊 ， “怎么 我 师父 是 他 的 师娘 ? ” UR IR, AIR, 

张 三 笑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! 这 位 冒充 长 乐 帮 主 的 小 朋友 ， 却 回 到 雪山 派 来 啦 ! 二 弟 ， 你 瞧 这 家 伙 跟 咱们 三 弟 可 真有 多 像 ! ” 李 四 点 头 
道 ，“ 就 是 有 点 儿 油 腔 滑 调 ， 贼 头 狗 脑 ! 哪里 有 漂亮 妞 儿 ， 他 就 往 哪 里 钻 。” 

石 破 天 心 道 ，“ 大 哥 、 二 哥 也 当 我 是 石 中 玉 。 我 只 要 不 说 话 ， 他 们 便 认 我 不 出 。” 

á ల SERI ELT RES TIORTIZA TEHERI, SEAL. SE 大 伙 儿 这 
开始 ! ” 

史 婆婆 满 脸 吕 夷 之 色 ， 携 着 石 破 天 和 阿 绣 两 人 ， 晶 首 而 前 。 成 自学 等 四 人 不 敢 阻 拦 ， 眼 陷 睁 瞧 着 她 往 太 师 椅 中 一 坐 。 

李 四 喝 道 : “你 们 还 不 动手 ， 更 待 何 时 ? ” 

成 自学 道 : “不 错 ! ” 举 剑 向 梁 自 进 刺 去 。 梁 自 进 挥 剑 挡 开 ， 脚 下 跟 路 ， 站 立 不 定 ， 说 道 : “成 师 哥 剑 底 留 情 ， 小 弟 不 是 你 对 手 ! ”这 边 
雇 自 研 和 齐 自 勉 也 作对 儿 斗 了 起 来 。 

四 人 只 拆 得 十 余 招 ， 旁 观 的 人 无 不 暗暗 摇头 ， 但 见 四 人 剑 招 中 漏洞 百出 ， 发 招 不 是 全 无 准 头 ， 便 是 有 气 没 力 ， 哪 有 半点 雪山 派 第 一 代 名 手 
的 风范 ? 便 是 只 学 过 一 两 年 剑 法 的 少年 ， 只 怕 也 比 他们 强 上 几 分 。 显 而 易 见 ， 这 四 人 此 刻 不 是 “ 争 胜 ”， 而 是 在 “ 争 败 ”， 人 人 不 肯 做 雪山 派 
掌 门 ， 只 是 事 出 无 奈 ， 勉 强 出 手 ， 只 盼 输 在 对 方 剑 下 。 

可 是 既然 人 同 此 心 ， 那 就 谁 也 不 易 沙 败 。 梁 自 进 身子 一 斜 ， 向 成 自学 的 剑 尖 撞 将 过 去 。 成 自学 叫 声 ，“ 啊 哟 ! ” 左 膝 突 然 软 倒 ， 剑 尖 挂 向 
地 下 。 廖 自 大 挺 剑 刺 向 齐 自 勉 ， 但 见 对 方 不 内 不 避 ， 呆 车 木 鸡 ， 这 一 剑 便 要 刺 入 他 的 肩头 ， 忙 回 剑 转身 ， 将 背心 要 害 卖 给 对 方 。 

张 三 哈 哈 大 笑 ， 说 道 ，。“ 老 二 ， 咱 二 人 足迹 遍 天 下 ， 这 般 精采 的 比武 ， 今 日 却 是 破题 儿 第 一 遭 得 见 ， 当 真是 大 开眼 界 。 

难怪 雪山 派 武 功 独步 当世 ， 果 然 是 与 众 不 同 。” 

SB PMB, “万 里 ， 你 把 掌 门人 和 长 门 弟子 都 关 在 哪里 ? 快 去 放出 来 ! ” 

封 万 里 额 声 道 ，“ 是 …… 是 廖 师 板 关 的 ， 弟 子 确实 不 知 。” 

EB: “你 知道 也 好 ， 不 知 也 好 ， 不 快 去 放 了 出 来 ， 我 立时 便 将 你 丝 了 ! ” 封 万 里 道 ，“ 是 ， 是 ， 弟 子 这 就 立刻 去 找 。” 

说 着 转身 便 欲 出 厅 。 

KER: “HB! 阅 下 也 是 雪山 掌 门 的 继承 人 ， 岂 可 贸然 出 去 ? 你 ! 你 ! 你 ! 你 ! ” 连 指 四 名 雪山 弟子 ， 说 道 ， “你们 四 人 ， 去 把 监禁 
జ DTT, ۱0۵۵۳ "AFA. TR RE FAR, dti ANA 
2 洛 。 

PERA TRE TIT T HER, JUR HERIM A BAR, PIRATI ARAB AEX LIU, SME 
声 ， 走 出 厅 去 。 

KRR FE BE RIUNITI HAM, RIBA. MAM T ZII, ROTTE EERIE, AIRES 
5, BAVA, DEZE, PARTE, BURSA, ADU AED EMR, E BOSE భా. 
去 如 风 ， 招 招 落空 ， 掌 来 似 电 ， 轻 软 胜 编 。 

LEMAR, Wie. “这 些 鬼 把 式 ， 也 算是 雪山 派 的 武功 吗 ? 凌 需 城 的 脸面 可 给 你 们 丢 得 干 干净 净 了 。”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道 ，“ 徒 儿 ， 
拿 了 这 把 刀 去 ， 将 他 们 每 一 个 的 手臂 都 砍 一 条 下 来 。” 

石 破 天 在 张 三 、 李 四 面前 不 敢 开口 说 话 ， 只 得 接 过 单刀 ， 向 成 自学 一 指 ， 挥 刀 砍 去 。 

BRE FIRA eo] A EI BRE, ITALIEI, KS, I, RAEE, RE, TRATA UT 
雪山 剑 法 的 真 功夫 来 。 

张 三 喝 采 道 ， “这 一 剑 才 像 个 样子 。” 

石 破 天 心 念 一 动 。“ 大 哥 二 哥 知道 我 内 力 不 错 ， 倘 车 我 凭 内 力 取胜 ， 他 们 便 认 出 我 是 狗 杂种 了 。 我 既 冒充 石 中 玉 ， 便 只 有 使 雪山 剑 法 。 
”当下 挥 刀 斜 币 ， 使 一 招 雪山 剑 法 的 “ 暗 香 疏 影 ”。 成 自学 见 他 招数 平平 ， 心 下 不 再 鼠 蛋 ， 运 剑 封 住 了 要 害 ， 数 招 之 后 ， 引 得 他 一 刀 刺 向 自己 
左 腿 ， 假 装 封 挡 不 及，“ 啊 哟 ”一 声 ， 刀 尖 已 在 他 腿 上 划 了 一 道口 子 。 成 自学 投 剑 于 地 ， 姜 然 瓜 道 : “英雄 出 在 少年 ， 老 头子 是 不 中 用 的 了 。 


梁 自 进 挥 剑 向 石 破 天 肩 头 削 下 ， 喝 道 : “你 这 小 子 无 法 无 天 ， 连 师 叔 祖 也 敢 伤害 ! ”他 对 石 破 天 所 使 剑 法 自 是 了 然 于 胸 ， 数 招 之 间 ， 便 引 
得 他 以 一 招 “ 黄 沙 项 莽 ” 在 自己 左 臂 轻 轻 掠 过 ， 登 时 跌 出 三 步 ， 左 膝 跪 地 ， 大 叫 ， “不 得 了 ， 不 得 了 ， 这 条 手臂 险些 给 这 小 子 砍 下 来 了 。” 跟 


۳۲ ۵1۵7۳۵۵ TIXURE BA, 4808, SERA LUMEN. SÖG F. MESA. BAI: TAB. Bt 
BENA 

史 婆 婆 厉声 道 ， “你 们 输 给 了 这 孩儿 ， 那 是 甘心 奉 他 为 掌 门 了 ? ” 

成 、 齐 、 廖 、 梁 四 人 一 般 心思 : “ 奉 他 为 掌 门 ， 只 不 过 是 送 他 上 侠客 岛 去 做 替 死 鬼 ， 有 何不 可 ? ”成 自学 道 ， “两 位 使 者 先生 定 下 规矩 ， 
要 我 们 各 赁 武功 争夺 掌 门 。 我 艺 不 如 和 信 ， 以 大 事 小 ， 那 也 是 无 法 可 想 。” 齐 、 廖 、 梁 三 人 随 声 附和 。 

史 婆 婆 道 ，“ 你 们 服 是 不 服 ?”” 四 人 人 齐 声 道 ，“ 口 服 心服 ， 更 无 异 言 。” 心 中 却 想 :，“ 待 这 两 个 恶人 走 后 。 凌 霄 城中 还 不 是 我 们 的 天 下 ? 
谅 一 个 老婆 子 和 一 个 小 鬼 有 何 作为 ? ” 史 婆 小道 ，“ 那 么 怎 不 参拜 新 任 雪山 派 掌 门 ” ”想到 金 乌 派 开山 大 弟子 居然 做 了 雪山 派 党 门人， 心中 乐 
不 可 支 ， 一 时 却 没 想到 ， 此 举 不 免 要 令 这 位 金 乌 派 大 弟子 兼 雪山 派 掌 门 人 小 命 不 保 。 

忽然 厅 外 有 人 厉声 喝道 ; “ 谁 是 新 任 雪山 派 掌 门 ? ” 正 是 白 万 剑 的 声音 ， 跟 着 铁 链 哈 哪 声响 ， 走 进 数 十 人 来 。 这 些 人 手足 都 锁 在 镀 钳 之 
$, ESA, RITA ED EFE. BAR EGR ER FRA URATI AT. 

白 万 剑 一 见 史 婆婆 ， 叫 道 ，“ 妈 ， 你 回来 了 ! ”声音 中 充满 惊喜 之 情 。 

石 破 天 先 前 听 封 万 里 叫 史 婆 婆 为 师娘 ， 已 隐约 料 到 她 是 白 自在 的 夫人 ， 此 刻 听 白 万 剑 呼 她 为 娘 ， 自 是 更 无 疑惑 ， 只 是 好 生 奇 怪 ，。“ 我 师父 
既是 雪山 派 掌 门 人 的 夫人 ， 为 甚么 要 另 创 金 乌 派 ， 又 口口声声 说 金 乌 派 武功 是 雪山 派 的 克星 ? ” 

ARAN OSH, 24 

史 婆 婆 既 是 白 万 剑 的 母亲 ， 阿 绣 自 是 白 万 剑 的 女儿 了 ， 可 是 她 这 一 声 “爹爹 ”， 还 是 让 石 破 天 大 吃 了 一 惊 。 

白 万 剑 大 喜 ， 颤 声 道 ，“ 阿 绣 ， 你 …… 你 …… 没 死 ? ” 

史 婆 婆 冷 冷 的 道 ，“ 她 自然 没 死 ! 难道 都 像 你 这 般 脓 包 鼻涕 虫 ? 亏 你 还 有 脸 叫 我 一 声 妈 ! 我 生 了 你 这 混蛋 ， 恨 不 得 一 头 擅 死 了 干净 ! 老子 
给 人 家 关 了 起 来 ， 自 己 身 上 叮 叮当 当 的 戴 上 这 一 大 堆 废 铜 烂 铁 ， 臭 美 啦 ， 是 不 是 ? 甚么 “ 气 寒 西 北 ，? 你 是 “ 气 死 西北 ”! 他 妈 的 甚么 雪山 
派 ， 戴 上 手 铸 脚 处 ， 是 雪山 派 甚么 高 明 武功 啊 ? 老 的 是 混蛋 ， 小 的 也 是 混蛋 ， 他 妈 的 师弟 、 徒 弟 、 徒 子 、 徒 孙 ， 一 古 脑 儿 都 是 混蛋 ， 乘 早 给 我 
改名 作 泥 蛋 派 是 正经 ! ” 

白 万 剑 等 她 加 了 一 阵 ， 才 道 ，“ 妈 ， 孩 儿 和 众 师弟 并 非 武 功 不 敌 ， 为 人 所 擒 ， 乃 是 这 些 反 贼 暗 使 奸 计 。 他 ……” 手 指 雇 自 大 ， 气 愤愤 的 
道 ，“ 这 家 伙 扮 作 了 爹爹 ， 在 被 窜 中 暗藏 机 关 ， 孩 儿 这 才 失 手 ……” 史 婆婆 怒斥 ，“ 你 这 小 混蛋 更 加 不 成 话 了 ， 认 错 了 旁人 ， 倒 也 轴 了 ， 连 自 
CESAR, MRAZ?” 

石破 天心 想 : “USES, WARM. AEE. HRAMABBÆMIJUF, CRREUATES. BR, TAREA. ” 

白 万 剑 自 幼 给 母亲 打 久 惯 了 ， 此 刻 给 她 当众 大 曙 ， 昌 感 羞愧 ， 也 不 如 何 放 在 心 上 ， 只 是 记 挂 着 父亲 的 安危 ， 问 道 ，“ 妈 ， 和 爹爹 可 平安 
A? ” 史 婆婆 怒 道 ，“ 老 混蛋 是 活 是 死 ， 你 小 混蛋 不 知道 ， 我 又 怎么 知道 ? 老 混蛋 活 在 世上 丢人 现 眼 ， 让 师弟 和 徒弟 们 给 关 了 起 来 ， 还 不 如 时 
早死 了 的 好 ! ”和 白 万 剑 听 了 ， 知 道 父亲 只 是 给 本 门 叛 徒 监禁 了 ， 性 命 却 是 无 碍 ， 心 中 登 时 大 慰 ， 道 ，“ 谢 天 谢 地 ， 移 侈 平安! ” 

SB “FRIAR! ”她 口中 她 骂 ， 心 中 却 也 着 实 关 怀 ， 向 成 自学 等 道 ; “你 们 把 大 师兄 关 在 哪里 ?怎么 还 不 放 他 出 来 ? ”成 自学 
道 ，“ 大 师兄 脾气 大 得 紧 ， 谁 也 不 敢 走 近 一 步 ， 一 近 身 他 便 要 杀人 。” 史 婆婆 脸 上 掠 过 一 丝 喜 色 ， 道 ，“ 好 ， 好 ， 好 ! 这 老 混蛋 自 以 为 武功 天 
下 第 一 ， 了 骄傲 狂妄 ， 不 可 一 世 ， 让 他 多 受 些 折磨 ， 也 是 应 得 之 报 。” 

李 四 听 她 把 骂 不 休 ， 于 是 插口 道 ，“ 到 底 哪 一 个 是 混蛋 派 的 学 门人 ? ” 

史 婆 婆 霍 地 站 起 ， 踏 上 两 步 ， 戟 指 喝道 ，“ “混蛋 派 ，” 三 字 ， 岂 是 你 这 个 混蛋 说 得 的 ? 我 自 骂 我 老公 、 儿 子 ， 你 是 甚么 东西 ， 胆 敢 出 言 
ERE WIM? 你 武功 高 强 ， 不 妨 一 掌 把 老 身 打 死 了 ， 要 在 我 面前 骂人 ， 却 是 不 能 ! ” 

旁人 听 到 她 如 此 对 李 四 疾 言 厉 色 的 喝 吕 ， 无 不 手心 中 捏 了 一 把 冷汗 ， 均 知 李 四 车 是 一 怒 出 手 ， 史 婆婆 万 无 幸 理 。 石 破 天 见 身 挡 于 史 婆 婆 之 
前 ， 倘 车 李 四 出 手 伤 他 ， 便 代为 挡 架 。 

白 万 剑 苦 于 手足 失 却 自由 ， 只 瞳 瞳 叫苦 。 哪 知 李 四 只 笑 一 笑 ， 说 道 ， “好 罢 ! 是 我 失言 ， 这 里 谢 过 ， 请 白 老夫 人 谢罪 ! 那么 雪山 派 的 掌 站 
人 到 底 是 哪 一 位 ? ” 

RE BRIE, Bið. “这 少年 已 打败 了 成 、 齐 、 雇 、 梁 四 个 叛徒 ， 他 们 奉 他 为 雪山 派 掌 门 ， 有 哪 一 个 不 服 ? ” 

白 万 剑 大 声 道 ， “孩儿 不 服 ， 要 和 他 比划 ! > 

史 婆 婆 道 ，“ 好 ， 把 各 人 的 铸 义 开 了 ! ” 

成 、 齐 、 座 、 梁 四 人 面 面 相 遍 ， 均 想 ，“ 若 将 长 门 弟子 放 了 出 来 ， 这 群 大 虫 再 也 不 可 复制 。 咱 们 犯 上 作乱 的 四 支 ， 那 是 死 无 匡 身 之 地 了 。 
但 眼前 情势 ， 若 是 不 放 ， 却 又 不 成 。” 

E MEK AT SDE: “你 是 我 手下 败 将 ， 我 都 服 了 ， 你 又 赁 甚么 不 服 ? ” 白 万 剑 怒 道 ，“ 你 这 犯 上 作乱 的 逆 贼 ， 我 恨不得 将 你 碎 户 万 
段 。 你 暗 使 摆 鄙 行径 ， 居 然 还 有 脸 跟 我 说 话 ? 说 甚么 是 你 手下 败 将 ? ” 

原来 白 自在 的 师父 早死 ， 成 、 齐 、 雇 、 梁 四 人 的 武功 大 半 系 由 白 自在 所 授 。 白 自在 和 四 个 师弟 名 虽 同 门 ， 实 系 师 徒 。 

雪山 派 武 功 以 招数 变幻 见 发， 内力 修 为 却 无 独到 之 秘 。 白 自在 早年 以 机 缘 巧 合 ， 服 食 雪山 上 异 蛇 的 蛇 胆 蛇 血 ， 得 以 内 力 大 增 ， 雄 浑 内 力 再 
加 上 精微 招数 ， 数 十 年 来 独步 西域 。 他 传授 师弟 和 弟子 之 时 ， 并 未 藏 私 ， 但 他 这 内 功 却 由 天 授 ， 非 关 人 力 ， 因 此 众 师弟 的 武功 始终 和 他 差 着 一 
大 截 。 白 自在 过 强 好 胜 ， 于 巧 服 异物 、 大 增 内 力 之 事 始终 秘 而 不 宣 ， 以 示 自 己 功夫 之 强 ， 并 非得 自 运气 。 

四 个 师弟 心中 却 不 免 存 了 怨 仁之 意 ， 以 为 师父 临终 之 时 遗 命 大 师兄 传授 ， 大 师兄 却 有 私心 ， 将 本 门 祖 艺 藏 起 一 大 半 。 

再 加 白 万 剑 武 功 其 强 ， 双 双 然 有 凌驾 四 个 师 权 之 势 ， 成 、 齐 、 雇 、 梁 四 人 更 感 不 满 。 只 是 白 威 德 积 威 之 下 ， 谁 都 不 敢 有 半 句 抱怨 的 言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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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 长 门 弟子 首脑 就 过， 余人 或 遭 计 的 ， 或 被 力 服 ， 尽 数 陷入 牢笼 。 此 刻 白 万 剑 见 到 雇 自 研 ， 当 真是 恨 得 牙 痒痒 地 。 

AGE: “你 若 不 是 我 手下 败 将 ， 怎 地 手链 会 戴 上 你 的 双 腕 ? 我 可 既 没 用 暗器 ， 又 没 使 迷 药 ! ” 

ERE: CERURI, HEF EERFT, BASSI. ” 

RAG CARB, 李 四 左手 一 探 , VEE FRA], 当 当 当 当 四 声 , ORAR, AI Rê Bejin ZE SEN ÆÐI. 3 
ROMER, BE ERIE EAI, WIENER ES, MAE DIVE ATAF, HOR. BE, A 
TAFE EVE MBS LK, AMR AIAR, LZR ET PED, KÁ “ 好 ” PIENE. 

白 万 剑 向 来 自负 ， 极 少 服 人 ， 这 时 也 忍 不 住 说 道 , “佩服 ， 佩 服 ! ”长 门 弟子 之 中 早 有 人 送 剑 过 来 。 白 万 剑 是 的 一 声 ， 一 口 唾沫 吐 在 他 脸 
上 , BORE TAL AMI, Ba: “叛徒 1 ” 

既 为 长 门 弟子 ， 留 在 凌 霄 城中 而 安然 无 善 ， 自 然 是 参与 叛 师 逆 谋 了 。 

MENTA: “8! ” RMON, TIE. 

ATS, కు “TRAIL!” HBOS, KUH ER LATE, AEZ HERIR, RZ ESM 
作 了 憎 恨 , EGP INARI, 向 鹿 自 砺 喝 道 : “ARTE, PRESERO, BREE! ” 刷 的 一 剑 ， 刺 了 过 去 。 


李 四 倒 转 长 剑 ， 轻 轻 挡 过 了 白 万 剑 这 一 剑 ， 将 剑 柄 塞 入 雇 自 硕 手 中 。 

二 人 这 一 展开 剑 招 ， 却 是 性 命 相 扑 的 真 斗 ， 各 展 平 生 绝 艺 ， 与 适 才 成 、 齐 、 诀 、 梁 的 儿戏 大 不 相同 。 雪 山 派 第 一 代 人 物 中 ， 除 白 自 在 外 ， 
以 座 自 碟 武 功 最 高 ， 他 知 白 万 剑 蝇 欲 杀 了 自己 ， 此 刻 出 招 哪里 还 有 半分 俘 忽 ， 一 柄 长 剑 使 开 来 矫 矢 灵动 ， 招 招 狠 辣 。 白 万 剑 急于 复仇 雪耻 ， 有 
些 沉 不 住 气 ， 贪 于 进攻 ， 拆 了 三 十 余 招 后 ， 一 剑 直 刺 ， 力 道 用 得 老 了 ， 被 诀 自 碟 斜 身 闪 过 ， 还 了 一 侠 ， 只 的 一 声 ， 削 下 他 一 片 衣 袖 。 

阿 绣 “ 啊 ”的 一 声 惊 呼 。 史 婆婆 骂 道 : “小 混蛋 ， 和 老子 一 模 一 样 ， 老 混蛋 教 出 来 的 儿子 ， 本 来 就 没 多 大 用 处 。” 

白 万 食 心 中 一 急 , 食 招 更 見 散乱 。 慶 自 砺 暗 暗 欧 喜 , FRE: “我 早 就 说 你 是 我 手下 败 将 ， 难 道 还 有 假 的 ? ”他 这 句 话 ， 本 想 扰 乱 对 方 心 
神 ， 由 此 取胜 ， 不 料 乔 巧 成 抽 ， 白 万 剑 此 次 中 原 之 行 连 遭 挫折 ， 令 他 增加 了 三 分 狠 劲 ， 听 得 这 读 讽 之 言 ， 并 不 发 怒 ， 反 而 深 自 收敛 ， 连 取 了 七 
招 守 势 。 这 七 招 一 守 ， 登 时 将 战局 拉平 ， 白 万 剑 剑 招 走 上 了 绵 密 稳健 的 路 子 。 

廖 自 研 绕 着 他 身子 急 转 ， 口 中 嘲 吕 不 停 ， 剑 光 闪 烁 中 ， 白 万 剑 一 声 长 啸 ， 刷 刷 刷 连 展 三 剑 ， 第 四 剑 青 光 闪 处 ， 控 的 一 声响 ， 廖 自 研 左 腿 齐 
膝 而 断 ， 大 声 惨 呼 ， 倒 在 血泊 之 中 。 

白 万 剑 长 剑 斜 竖 ， 指 着 成 自学 道 ; “你 过 来 ! ” 剑 锋 上 的 血水 一 滴 滴 的 掉 在 地 下 。 

成 自学 脸色 惨白 ， 手 按 剑 柄 ， 并 不 拔 剑 ， 过 了 一 会 才 道 , “你 要 做 掌 门 人 ， 自 己 …… 自 己 做 好 了 ， 我 不 来 跟 你 们 争 。” 

AAS ۳ 26۲۳17۴ EM. RAV AREAL. FRO ARE THK. 

PE Bi: “打败 几 名 叛徒 ， 又 有 甚么 了 不 起 ? ” 向 石破 天道 : “ 徒 儿 ， 你 去 跟 他 比比 ， 瞧 是 老 混蛋 的 徒 儿 厉 害 ， 还 是 我 的 徒 儿 厉 害 。 


众人 听 了 都 大 为 话 异 : “ 石 中 玉 这 小 子 明明 是 封 万 里 的 徒 儿 ， 怎 么 是 你 的 徒 儿 了 ? > 

史 婆 婆 喝道 ，“ 快 上 前 ! 用 刀 不 用 剑 ， 老 混蛋 教 的 剑 法 稀 松平 常 ， 咱 们 的 刀 法 可 比 他 们 厉害 得 多 啦 。” 

石 破 天 实 不 愿 与 白 万 剑 比武 ， 他 是 阿 绣 的 父亲 ， 更 不 想 得 罪 了 他 ， 只 是 一 开口 推 却 ， 立 时 便 会 给 张 三 、 李 四 认 出 ， 当 下 倒 提 着 单刀 ， 站 在 
Sh BRAT, గ! 

史 婆婆 喝道 ， “刚才 我 答 允 过 你 的 事 ， 你 不 想 要 了 吗 ? 我 要 你 立 下 一 件 大 功 ， 这 事 才 算数 。 这 件 大 功劳 ， 就 是 去 打败 这 个 老 混蛋 的 徒 儿 。 
你 倘若 输 了 ， 立 即 给 我 滚 得 远 远 的 ， 永 远 别 想 再 见 我 一 面 ， 更 别 想 再 见 阿 绣 。” 

石 破 天 伸 左手 援 了 播 头 ， 大 为 话 异 : “原来 师父 叫 我 立 件 大 功 ， 却 是 去 打败 她 的 亲生 儿子 。 此 事 当真 奇怪 之 极 。” 脸 上 一 片 迷 习 。 

旁人 却 都 浙 浙 自 以 为 明白 了 其 中 原由 : “ 史 婆 婆 要 这 小 子 做 上 雪山 派 掌 门 ， 好 到 侠客 岛 去 送死 ， 以 免 他 亲 儿 死 于 非 命 。” 

只 有 和 白 万 剑 和 阿 组 二 人 ， 才 真正 懂得 她 的 用 意 。 

白 自在 和 史 婆 婆 这 对 夫妻 都 是 性 如 烈火 ， 平 时 史 婆 婆 对 丈夫 总 还 容 让 三 分 ， 心 中 却 是 积 耸 已 久 。 这 次 石 中 玉 强 寻 阿 绣 不 遂 ， 害 得 阿 绣 失 
， 人 人 都 以 为 她 跳 崖 身亡 ， 白 自在 不 但 斩 断 了 封 万 里 的 手臂， 与 史 婆 婆 争吵 之 下 ， 盛 恩 中 更 打 了 妻子 一 个 耳光 。 史 婆婆 大 怒 下 山 ， 凑 巧 在 山 
} 深 雪 中 救 了 阿 绣 ， 对 这 个 耳光 却 始终 耿耿 于 心 。 她 的 武功 不 及 丈夫 远 甚 ， 一 口气 无 处 可 出 ， 立 志 要 教 个 徒弟 出 来 打败 自己 的 儿子 ， 那 便 是 打 
败 白 自在 的 徒弟 ， 占 到 丈夫 的 上 风 。 

不 过 白 万 剑 认定 石 破 天 是 石 中 玉 ， 更 不 知 他 是 母亲 的 徒 儿 ， 于 其 中 过 节 又 不 及 阿 绣 的 全 部 了 然 ， 当 下 对 石 破 天 隘 目 而 视 ， 满 脸 鄙夷 之 色 。 

史 婆婆 道 ， “怎么 ? 你 瞧 他 不 起 么 ? 这 少年 拜 了 我 为 师 ， 经 我 一 番 调 教 ， 已 跟 往日 大 不 相同 。 现 下 你 和 他 比武 ， 倘 若 你 胜 得 了 他 ， 算 你 的 
师父 老 混 蛋 厉害 ， 车 是 你 败 在 他 刀 下 ， 阿 绣 就 是 他 的 老婆 了 。” 

白 万 剑 吃 了 一 惊 ， 道 ，“ 妈 ， 此 事 万 万 不 可 ， 咱 们 阿 绣 岂 能 嫁 这 小 子 ? ” 史 婆 婆 笑 道 ，“ 你 车 打败 了 这 小 子 ， 阿 绣 自然 嫁 他 不 成 。 否 则 你 
又 怎 能 作 得 主 ? ” 白 万 剑 不 禁 暗暗 有 气 : “ 妈 跟 参 爹 生气 ， 却 迁 恕 于 我 。 你 儿子 车 连 这 小 子 也 斗 不 过 ， 当 真 枉 在 世上 为 人 了 。” 史 婆婆 见 他 脸 
ORS, BE: “你 心中 不 服 ， 那 就 提 剑 上 啊 。 空 发 狠 劲 有 甚么 用 ? ” 

白 万 剑道 ，“ 是 ! ” 向 石破 天道 : “HE. ” 

石 破 天 向 阿 绣 望 了 一 眼 ， 见 她 娇 羞 之 中 又 带 着 几 分 关切 ， 心 想 : “师父 说 倘若 我 输 了 ， 永 远 不 能 再 见 阿 绣 之 面 。 这 场 比武 ， 那 是 非 胜 不 可 
的 。” 于 是 单刀 下 垂 ， 左 手 抱 住 右 拳 ， 微 微 躬 身 ， 使 的 是 “ 金 乌 刀 法 ”第 一 招 “ 开 门 指 盗 ”。 他 不 知 “ 开 门 握 盗 ”是 名人 的 话 ， 白 万 剑 更 不 知 
这 一 招 的 名 称 ， 见 他 姿 式 倒 也 恭 谨 ， 哼 了 一 声 ， 长 剑 递 出 ， 势 挟 劲 风 。 

石 破 天 挥 刀 挡 开 ， 还 了 一 力 。 他 曾 在 紫 烟 岛 上 以 一 柄 烂 柴 刀 和 白 万 剑 交 过 手 ， 待 得 白 万 剑 使 出 雪山 派 中 最 粗浅 的 入 门 功夫 时 ， 他 便 无 法 招 
架 。 后 来 得 石 清 夫 妇 指 点 武 学 的 道理 ， 才 明白 动手 之 际 实 须 随机 而 施 ， 不 能 拘泥 于 招式 。 此 番 和 白 万 剑 再 度 交手 ， 既 再 不 如 首次 那么 见 招 出 
招 ， 依 样 戎 芦 ， 而 出 刀 之 时 ， 将 石 清 夫妇 所 教 的 武术 诀 穿 也 融入 其 中 。 他 内 力 到 处 ， 即 是 极 平庸 的 招式 ， 亦 具 极 大 威力 ， 何 况 史 婆 婆 与 石 清 夫 
BRUM HE ERIK. 

十 余 招 一 过 ， 白 万 剑 暗 暗 心 惊 ， “这 小 子 从 哪里 学 到 了 这 么 高 明 的 刀 法 ? ”想起 当日 在 紫 烟 岛 上 ， 曾 和 那个 今日 做 了 长 乐 帮 帮主 的 少年 比 
武 ， 那 人 自称 是 金 乌 派 的 开山 大 弟子 ， 两 人 刀 法 依稀 有 些 相似 ， 但 变幻 之 奇 ， 却 远 远 不 及 眼前 这 位 石 中 玉 了 ， 寻 思 : “这 二 人 相貌 相似 ， 莫 非 
出 于 一 师 所 授 。 我 娘 说 经 过 她 一 番 调 教 ， 难 道 当真 是 我 娘 所 教 的 ? ” 

史 婆 婆 与 白 自在 新 婚 不 久 ， 两 人 谈论 武功 ， 所 见 不 合 ， 便 动手 试 招 ， 史 婆婆 自然 不 敌 。 白 自在 随即 停 手 ， 自 吹 自 播 一 番 。 史 婆婆 耻 于 武功 
不 及 丈夫 ， 此 后 再 不 显示 过 一 招 半 式 ， 因 此 连 白 万 剑 也 丝毫 不 知 母亲 的 武功 家 数 。 

又 拆 数 招 ， 白 万 剑 横 剑 削 来 ， 石 破 天 举 刀 挡 格 ， 当 的 一 声 ， 火 光 四 沽 ， 和 白 万 剑 只 觉 一 股 大 力 狐 撞 过 来 ， 震 得 他 右 臂 酸 麻 ， 胸 口 剧 痛 ， 心 下 
更 是 吃惊 ， 不 由 得 退 了 三 步 。 

石 破 天 并 不 追击 ， 转 头 向 史 婆 汛 瞧 去 ， 意 思 是 问 : “RHETT E? ” 

但 白 万 剑 越 遇 劲敌 ， 勇 气 越 增 。 阿 绣 既 然 无 善 ， 本 来 对 石 中 玉 的 切 齿 之 恨 已 消 了 十 之 八 九 ， 但 对 他 寻 独 无 行 的 另 视 之 意 却 未 稍 减 ， 何 况 他 
是 本 门 后 非 ， 若 是 输 在 他 手下 ， 这 口气 如 何 咽 得 下 去 ? 喝道 ， “小子 ， 看 剑 ! ” 抢 上 三 步 ， 挺 剑 刺 出 。 待 得 石 破 天 举 刀 招架 ， 白 万 剑 不 再 和 他 
兵 刃 相 碰 ， 立 时 变 招 ， 带 转 剑 锋 ， 斜 前 敌 喉 。 这 一 招 “ 雪 泥 鸿 扑 ” 出 剑 部 位 极 巧 ， 发 挥 了 雪山 派 剑 法 的 绝 艺 。 

张 三 赞 道 ，“ 好 剑 法 ! 7 

石 破 天 横 刀 挥 出 ， 碑 他 手臂， 用 上 了 金 乌 刀 法 中 的 “路 雪 寻 梅 ”， 正 好 是 这 一 招 雪山 剑 法 的 克星 。 在 雪 地 中 践踏 而 过 ， 寻 梅 也 好 ， 寻 狗 也 
好 ， 哪 还 有 甚么 雪 泥 鸿 爪 的 痕迹 ? 

KE XINE: “TNE!” 

二 人 越 斗 越 快 ， 白 万 剑 胜 在 剑 法 纯熟 ， 石 破 天 则 在 内 力 上 大 占便宜 。 堪 堪 又 拆 了 二 十 余 招 ， 石 破 天 挺 刀 中 宫 直 进 ， 势 道 凌厉 ， 白 万 剑 不 及 
避让 ， 迫 得 横 剑 挡 格 ， 只 听 到 喀 的 一 声 ， 手 中 长 剑 况 被 震 断 。 石 破 天 立 时 收 刀 ， 向 后 退 开 。 白 万 剑 脸色 铁 青 ， 从 身 旁 雪 山 弟子 手中 抢 过 一 柄 长 
剑 ， 又 向 石 破 天 刺 来 。 

石 破 天 剧 斗 渐 醋 ， 体 内 积 鞠 着 的 内 力 不 断 生发 出 来 ， 每 一 刀 之 出 都 令 对 方 抵挡 艰难 ， 刀 丸 上 更 含 了 强劲 无 比 的 劲 力 ， 拆 不 上 数 招 ， 喀 的 一 
声 ， 又 将 白 万 剑 的 长 剑 震 断 。 白 万 剑 换 剑 再 战 ， 第 四 招 上 又 跟着 断 了 。 白 万 剑 提 着 剑 ， 大 声 道 ， “你 内 力 远 胜 于 我 ， 招 数 上 我 却 未 输 给 你 。 

” 搓 下 断 剑 ， 反 手 抓 过 一 柄 长 剑 ， 抢 身 又 上 。 

FRA DIR, را‎ REME, MIEI MERE, OLAS, CADA UI 

意 。 石 破 天 心 中 募 地 一 効 , E FI ZE A) bh, MARINA TERA #1, BOUL EA: “大 哥 ， 武 林 人 士 大 都 甚 是 好 


EN 


名 。 一 个 成 名 人 物 给 你 打 得 重伤 倒 没 甚么 ， 但 如 败 在 你 的 手下 ， 往 往 比 死 还 要 难过 。” 

眼见 白 万 剑 脸 色 凝 重 ， 心 想 : “他 是 雪山 派 中 大 有 名 望 之 人 ， 当 着 这 许多 人 之 前 ， 我 若 将 他 打败 ， 岂 不 是 令 他 脸 上 无 光 ? 但 如 我 输 给 了 
他 ， 师 父 又 不 许 我 再 见 阿 绣 。 那 便 如 何 是 好 ? 是 了 ， 我 使 出 阿 绣 教 我 的 那 招 “ 旁 敲 侧 击 ”， 打 个 不 胜 不 败 便 是 。” 

想 及 此 处 ， 脑 中 突然 转 过 一 个 念头 ， 登 时 悦 然 大 悟 : “那天 我 答 允 阿 绣 ， 与 人 比武 之 时 决 不 赶 尽 杀 绝 ， 得 饶 人 处 且 饶 人 ， 她 感激 不 尽 ， 竞 
向 我 下 拜 。 当 时 她 那 一 拜 ， 自 是 为 着 今日 之 战 了 。 若 不 是 为 了 她 亲生 的 侈 爹 ， 她 何必 向 我 下 拜 ? 那 日 她 见 史 婆婆 所 教 我 的 刀 法 ， 已 料 到 她 父亲 
多 半 不 敌 。” 当 下 向 左 砍 出 一 刀 ， 又 向 右 砍 出 一 刀 ， 胸 口 立 时 门户 大 开 。 

白 万 剑 斗 得 兴起 ， 陡 见 对 方 露 出 破绽 ， 想 也 不 想 便 挺 剑 中 宫 直 进 。 

正在 此 时 ， 石 破 天 挥 刀 在 身 前 虚 劈 而 落 。 白 万 剑 长 剑 剑 尖 高 他 胸口 尚 有 尺 许 ,已 触 到 他 这 一 刀 下 砍 的 内 劲 ， 只 觉 全 身 大 震 ， 如 触 雷电 ， 长 
AAAS EM, MINE. 

石 破 天 又 退 了 两 步 ， 心 想 : “我 已 震 断 他 三 柄 长 剑 ， 若 要 打 成 平手 ， 他 也 非 震 断 我 的 单刀 不 可 。” 手 上 暗 运 内 劲 ， 喀 喇 一 声 ， 单 刀 的 刀刃 
已 凭空 断 为 两 截 ， 倒 似 是 被 白 万 剑 剑 上 的 劲 力 震 断 一 般 。 

阿 绣 吁 了 一 口气 ， 如 释 重负 ， 高 声 叫 道 '， “ 驳 黎 ， 大 哥 ， 你 们 两 人 斗 成 平手 ， 谁 也 没 胜 谁 ! ”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望 去 ， 奸 然 一 笑 ， 心 想 : “你 
总 算 记 得 我 从 前 说 的 话 ， 体 会 到 了 我 的 用 心 。” 

郎 君 处 事 得 体 ， 对 己 情 义 深 重 ， 心 下 喜 不 自 胜 。 
白 万 剑 脸 上 却 已 全 无 血色 ， 将 手中 长 剑 直 插入 地 ， 没 入 大 半 。 向 石 破 天 道 : “你 手下 容 让 ， 姓 白 的 岂 有 不 知 ? 你 没 叫 我 当众 出 丑 ， 足 感 盛 


情 。 

RETIRE, Vik: “孩儿 ， 你 不 用 难过 。 这 路 刀 法 是 娘 教 他 的 ， 回 头 我 也 一 般 的 传 你 便 是 。 你 输 给 了 他 ， 便 是 输 给 了 娘 ， 咱 们 娘 儿 
还 分 甚么 彼此 ? ”先前 她 一 肚子 怒火 ， 是 以 “ 老 混蛋 ”、“ 小 混蛋 ”的 骂 个 不 体 ， 待 见 石 破 天 以 金 乌 刀 法 打败 了 他 儿子 ， 自 己 终于 占 到 了 丈夫 
上 风 ， 大 喜之 下 ， 便 安奈 起 儿子 来 。 

AAS IE, RE: “ 娘 的 刃 法 果然 厉害 ， 只 怕 孩 儿 太 春 ， 学 不 会 。” 

史 婆 婆 走 到 他 身边 ， 轻 轻 抚 摸 他 的 头发 ， 一 脸 爱 怜 横 溢 的 神气 ， 说 道 : “你 比 这 傻 小 子 聪明 得 多 了 ， 他 学 得 会 ， 你 怎么 学 不 会 ? EX 
石 破 天 道 : “ 快 向 你 岳父 石头 陪 罪 。” 

AIR HELP, RASH, MEME, CAAA SN FAA. 

白 万 剑 闪 身 避 开 ， 厉 声 道 : “Ate, ARAM. ” I: “ 娘 ， 这 个 子 武功 虽 高 ,为 人 却 是 轻薄 无 行 ， 莫 要 误 了 阿 绣 的 终身 。 


AAPOR: “FT, HT! 你 招 他 做 女 嫣 也 罢 ， 不 招 也 罢 ， 咱 们 这 杯 喜 酒 ， 终 究 是 不 喝 的 了 。 我 看 雪山 派 之 中 ， 武 功 没 人 能 胜 得 
了 这 小 兄弟 的 。 是 不 是 便 由 他 做 党 门人? 大 家 服 是 不 服 ? ” 
= సన న one nz 

， 更 无 异议 。 

张 三 从 怀 中 取出 两 块 铜 牌 ， 笑 道 : “ 茶 喜 兄弟 又 做 了 雪山 派 的 掌 门 人 ， 这 两 块 铜牌 便 一 并 接 过 去 罢 ! ” EZR HF AKRE Y JUL. 

ABER: “大 哥 认 了 我 出 来 ? 我 一 句 话 也 没 说 ， 却 在 哪里 露出 了 破绽 ? ”他 哪 知 张 三 、 李 四 武功 既 高 ， 见 识 也 是 高 人 一 等 ， 他 虽然 不 
作 一 声 ， 言 语 举止 中 并 未 露出 破绽 ， 但 适 才 与 白 万 剑 动 手 过 招 ， 刀 法 也 还 罢了 ， 内 力 之 强 ， 却 是 江湖 上 罕见 罕 闻 。 张 三 、 李 四 曾 和 他 赌 饮 毒 
酒 ， 对 他 的 内 力 极为 心 折 ， 岂 有 认 不 出 之 理 ? 

石 破 天 见 铜牌 弟 到 自己 身 前 ， 心 想 : “反正 我 在 长 乐 帮 中 已 接 过 铜牌 ， 一 次 是 死 ， 两 次 也 不 过 是 死 ， 再 接 一 次 ， 又 有 何妨 ? ” 正 要 伸手 去 
接 ， 忽 听 史 婆婆 喝道 : “上 且慢! ” 

ARA, RÆ, RI: “这 雪山 派 掌 门 之 位 ， 言 明 全 和 赁 武功 而 决 ， 算 是 你 夺 到 了 。 不 过 我 见 老 混蛋 当 了 党 门人， 狂妄 
自 大 ， 威 风 不 可 一 世 ， 我 倒 也 想 当 当 掌 门人， 过 一 过 瘾 。 孩 儿 ， 你 将 这 掌 门 之 位 让 给 我 罢 ! ” 石 破 天 情 然 道 “我 …… 我 让 给 你 ? ” 

史 婆 婆 此 举 全 是 爱惜 他 与 阿 绣 的 一 片 至 情 厚意 ， 不 愿 他 去 侠客 岛 送 了 性 命 。 她 自己 风 烛 残 年 ， 多 活 几 年 ， 少 活 几 年 ， 也 没 甚么 分 别 ， 至 于 
石 破 天 在 长 乐 帮 中 已 接 过 铜牌 之 事 ， 她 却 一 无 所 知 ， 当 下 怒 道 : “怎么 ? 你 不 肯 吗 ? 那么 咱们 就 比划 比划 ， 和 赁 武功 而 定 掌 门 。” 石 破 天 见 她 发 
怒 ， 不 敢 再 说 ， 又 想起 无 意 之 中 竟然 开 了 口 ， 忙 道 , “是 ， 是 ! ” 躺 身 退 开 。 史 婆婆 哈哈 一 笑 ， 说 道 : “我 当 雪 山 派 的 掌 门 ， 有 谁 不 服 ? ” 

众人 面 面 相 舰 ， 均 想 这 变故 来 得 奇怪 之 极 ， 但 仍 是 谁 也 不 发 一 言 。 

史 婆 婆 踏步 上 前 ， 从 张 三 手 中 接 过 两 块 铜 牌 ， 说 道 : “雪山 派 新 任 掌 门 人 白 门 史 氏 ， 多 谢 贵 岛 奉 邀 ， 定 当 于 期 前 赶 到 便 是 。” 

张 三 哈 哈 一 笑 ， 说 道 : “ 白 老夫 人 ， 铜 牌 虽然 是 你 亲手 接 了 ， 但 若 威 德 先生 待 会 跟 你 比武 ， 又 抢 了 过 去 ， 你 这 掌 门 人 还 是 做 不 成 罢 ? 好 
罢 ， 你 夫妇 待 会 再 决胜 败 ， 哪 一 位 武功 高 强 ， 便 是 雪山 派 掌 门人 。” 和 李 四 相 视 一 笑 ， 转 身 出 了 大 门 。 

修 忽 之 间 ， 只 听 得 两 人 大 笑 之 声 已 在 十 余 丈 外 。 

EER FENER EAM, REE: “将 这 些 人 身上 的 钱 久 都 给 打开 了 。” 

梁 自 进 道 : “你 赁 甚么 发 施 号 令 ? 雪山 派 掌 门 大 位 ， 岂 能 如 此 儿戏 的 私 相 授 受 ? ”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同 声 附 和 : “你 使 刀 不 使 剑 ， 并 非 雪山 
派 家 数 ， 怎 能 为 本 派 掌 门 ? > 

当 张 三 、 李 四 站 在 厅 中 之 时 ， 各 人 想 的 均 是 如 何 尽 早 送 走 这 两 个 笋 星 ， 只 盼 有 人 出 头 答应 赴 侠 客 岛 送死 ， 免 了 众人 的 大 劫 。 但 二 人 一 去 ， 
a 0 ي و ا و اي ا‎ 

SÆ: “FR, MOT IRAE, 那 也 元 妨 。 "NFS, MUA AM, DI: “ 哪 一 个 想 做 掌 门 ， 想 去 侠客 
岛 喝 腊 八 粥 ， 尽 管 来 拿 铜 牌 好 了 。 刚 才 那 胖子 说 过 ， 铜 牌 虽 是 我 接 的 ， 雪 山 派 掌 门 人 之 位 ， 仍 可 再 赁 武功 而 定 。” 目 光 向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、 梁 
自 进 各 人 脸 上 逐一 扫 去 。 各 人 都 转 过 了 头 ， 不 敢 和 她 目光 相 触 。 

SHI: ARUN: 大 伙 儿 犯 上 作乱 ， 性 逆 了 师父 ， 实 在 罪 该 万 死 ， 但 其 中 却 实 有 不 得 已 的 苦衷 。” 说 着 双 膝 跪 地 ， 连 连 磋 头 ， 说 
ee renee, Paper al A ac at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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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RR: “你 师父 脾气 不 好 ， 我 沁 有 不 知 ? 他 断 你 一 臂 ， 就 是 大 大 不 该 。 到 底 此 事 如 何 而 起 ， 你 且说 来 听 听 。” 

BHF EN THN, i: “自从 师娘 和 和 白 师 哥 、 众 师弟 下 山 之 后 ， 师 父 每 日 里 都 大 发 脾气 。 本 门 弟子 受 他 老人 家 打 骂 ， 那 是 小 事 ， 大 
家 受 师 门 恩 重 ， 又 怎 敢 生 甚么 怨言 ? 半 个 月 前 ， 忽 有 两 个 老人 前 来 拜访 师父 ， 乃 是 两 兄弟 。 一 个 叫 丁 不 三 ， 一 个 叫 丁 不 四 。” 

SÆ TR, E: “ 丁 不 三 …… 丁 不 四 ? 这 家 伙 到 读 需 城 来 干 甚么?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这 两 个 老 儿 到 读 需 城 后 ， 便 和 师父 在 书房 中 密谈 ， 说 的 是 甚么 话 ， 弟 子 们 都 不 得 知 ， 只 知道 这 两 个 老家 伙 得 罪 了 师父 ， 三 个 
人 大 声 争吵 起 来 。 徒 儿 们 心 想 师父 何等 身分 ， 岂 能 亲自 出 手 料理 这 两 个 来 历 不 明之 辈 ， 是 以 都 守 在 书房 之 外 ， 只 待 师父 有 命 ， 便 剖 进 去 将 这 两 
个 老家 伙 搓 了 出 去 。 但 听 得 师父 十 分 生气 ， 和 那 本 不 四 对 骂 ， 说 甚么 “ 怕 螺 山 ”、“ 紫 烟 岛 ”， 又 提 到 一 个 女子 的 名 字 ， 叫 其 么 “小 琴 ” 的 。 


PRE, Bid, (AOC J L^ AI OMA BD, WoT RMA, Rid: “后 来 怎样 ?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后 来 也 不 知 如 何 动 上 了 手 ， 只 听 得 书房 中 掌 风 呼 呼 大 作 ， 大 伙 儿 没 奉 师父 号 令 ， 也 不 敢 进 去 。 过 了 一 会 ， 墙 壁 一 块 一 块 的 震 
了 下 来 ， 我 们 才 见 到 师父 是 在 和 了 丁 不 四 动手 ， 那 丁 不 三 却 是 袖手旁观 。 两 人 掌 风 激荡 ， 将 书房 的 四 堵 墙 壁 都 震 姐 了 。 斗 了 一 会 ， 丁 不 四 终究 不 
敌 师父 的 神勇 ， 给 师父 一 拳 打 在 胸口 ， 吐 了 几 口 鲜血 。” 史 婆婆 “ 啊 ” 的 一 声 。 

封 万 里 续 道 ， “师父 跟着 又 是 一 掌 拍 去 ， 那 丁 不 三 出 手 拦住 ， 说 道 ，“ 胜 败 既 分 ， 还 打 甚 么 ? 又 不 是 甚么 不 共 戴 天 的 大 仇 ? ” 扶 着 丁 不 
四 ， 两 个 人 就 此 出 了 读 霄 城 。” 

PRE KI: “他 们 走 了 ? 以 后 有 没有 再 来 ?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这 两 个 老 儿 没 再 来 过 ， 但 师父 却 从 此 神智 有 些 失常 ， 整 日 只 是 哈哈 大 笑 ， 自 言 自 语 ; “ 丁 不 四 这 老 贼 以 前 就 是 我 手下 败 将 ， 
这 一 次 总 输 得 服 了 罢 ? 他 说 小 浴 曾 随 他 到 过 脾 螺 山上 ……”” 史 婆婆 怒 道 “胡说 ， 哪 有 此 事 ? 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是 ， 是 ， 师 父 也 说 : “胡说 ， 
哪 有 此 事 ? 这 老 贼 明明 骗 人 ， 小 浴 赁 甚么 到 他 的 匠 螺 山 去 ? 不 过 …… 别 要 听信 了 他 的 花言巧语 ， 一 时 拿 不 定 主意 ……”” 史 婆婆 脸色 铁 青 ， 喝 
E: “ 老 混蛋 胡说 八道 ， 哪 有 甚么 拿 不 定 主意 的 ? ” 封 万 里 不 明 其 意 ， 只 得 顺口 道 “是 ， 是 ! ” 

LLENA: “ 老 混蛋 又 说 了 些 甚么 ? 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你 老人 家 问 的 是 师父 ? " RHR: “自然 是 了 。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师父 从 此 心事 重 
重 ， 老 是 说 : “她 去 了 怕 螺 山 没 有 ? ERE. 

可 是 她 一 个 人 浪荡 江湖 ， 疲 寞 无 聊 之 际 ， 过 去 聊 聊 天 ， 那 也 难说 得 很 ， 难 说 得 很 。 说 不 定 旧情 未 忘 ， 藉 断 丝 连 。”” 

REM TJ, BE: “放屁 ! ” 

封 万 里 跪 在 地 下 ， 神 色 甚 是 尴 傣 ， 倘 若 应 一 声 “ 是 ”， 便 承认 师父 的 话 是 “放屁 ”。 

EL: “你 站 起 来 再 说 ， 后 来 又 怎样 ? ” 

BHF ER TA, 道 : “SIMA. "MESA, Wil: “又 过 了 两 天 ， 师 父 忽 然 不 住 的 高 声 大 笑 ， 见 了 人 便 问 : “你 说 普天 之 下 ， 谁 的 
武功 最 高 ? ”大 伙 儿 总 答 : “自然 是 咱们 雪山 派 掌 门 人 最 高 。” 瞧 师父 的 神情 ， 和 往日 实在 大 不 相同 。 他 有 时 又 间 : “我 的 武功 怎样 高 
法 ? ”大 伙 儿 总 答 : “ 掌 门 人 内 力 既 独步 天 下 ， 剑 法 更 是 当世 无 敌 ， 其 实 掌 门 人 根本 不 必用 剑 ， 便 已 打 遍 天 下 无 敌手 了 。” 他 听 我 们 这 样 回 
答 。 便 笑 笑 不 作 声 ， 显 得 很 是 高 兴 。 这 天 他 在 院子 中 撞 到 陆 师弟 ， 问 他 : “我 的 武功 和 少林 派 的 普法 大 师 相 比 ， 到 底 谁 高 ? ” 陆 师弟 如 何 回 
答 ， 我 们 都 没 听见 ， 只 是 后 来 见 到 他 脑袋 被 师父 一 掌 打 得 稀 烂 ， 死 在 当地 。?” 

REAM OT, MAAR, DE: “RTM ATARI I, EME ITS  ۳ 

HI: “BONERS, RR GM PARMAR, MERA. WI AI JIJ A ATÊ TÊ AR, Jill: “该 死 ， 死 得 好 ! 我 问 他 ， 
我 和 少林 派 普 法 大 师 二 人 ， 到 底 武功 谁 高 ? 

这 小 子 说 道 ， 自 从 少林 派 掌 门 人 妙 详 大 师 死 在 侠客 岛 上 之 后 ， 听 说 少林 寺中 以 普法 大 师 武功 居 首 。 这 话 是 不 错 的 ， 可 是 他 跟着 便 胡 说 八道 
了 ， 说 甚么 本 派 武功 长 于 剑 招 变幻 ， 少 林 武 功 却 是 博大 精深 ， 七 十 二 门 绝技 俱 有 高 深造 谓 。 以 剑 法 而 言 ， 本 派 胜 于 少林 ， 以 总 的 武功 来 说 ， 少 
林 开 派 千 余 年 ， 能 人 辈出 ， 或 许 会 较 本 派 所 得 为 多 。” 

ANDE: “这 么 回答 很 不 错 啊 ， 阿 陆 这 孩子 ， 几 时 学 得 口齿 这 般 伶俐 了 ? 就 算 以 剑 法 而 论 ， 雪 山 剑 法 也 不 见得 便 在 人 家 达 摩 剑 法 之 上 。 
WS, ARIE MEAL? >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师娘 斥 骂 师父 ， 弟 子 不 敢 接口 。” 史 婆婆 她 道 : “这 会 儿 你 倒 又 尊敬 起 师父 来 啦 ! 哼 ， 我 没 上 凌 霄 城 之 时 ， 怎 么 又 敢 勾结 叛 
, PEU? ” 封 万 里 双 膝 跪 地 ， 太 头 道 ， “弟子 罪 该 万 死 。” 

史 婆 婆 道 ，“ 哼 ， 老 混蛋 门下 ， 个 个 都 是 万 字 排 行 ， 人 人 都 有 个 手 会 臭美 的 好 字眼 ， 依 我 说 ， 个 个 罪 该 万 死 ， 都 该 叫 作 万 死 才 是 ， 封 万 
、 白 万 死 、 耿 万 死 、 王 万 死 、 柯 万 死 、 呼 延 万 死 、 花 万 死 ……” 她 每 说 一 个 名 字 ， 眼 光 便 逐一 射 向 众 弟子 脸 上 。 了 到 万 钟 、 王 万 人 急 等 内 心 有 
， 都 低下 头 去 。 史 婆婆 喝道 ,; “起 来 ， 后 来 你 师父 又 怎样 说 ?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是 ! ”站 起 身 来 ， 续 道 : “师父 说 道 ，“ 这 小 子 说 本 派 和 少林 派 武 功 各 有 千秋 ， 便 是 说 我 和 普法 这 秃 驴 难 分 上 下 了 ， 该 死 ， 
该 死 ! 我 威 德 先生 白 自 在 不 但 武功 天 下 无 双 ， 而 且 上 下 五 千年 ， 纵 横 数 万 里 ， 古 往 今 来 ， 没 一 个 及 得 上 我 。”” 

PERS: “Wh, 2 ۰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我 们 看 师父 说 这 些 话 时 ， 神 智 已 有 点 儿 失 常 ， 作 不 得 真 的 。 好 在 这 里 都 是 自己 人 ， 和 否则 传 了 出 去 ， 只 怕 给 别 派 武 师 们 当 作 笑 
柄 。 当 时 大 伙 儿 面 面 相 舰 ， 谁 都 不 敢 说 甚么。 师父 怒 道 ， “你们 都 是 哑巴 么 ? 为 甚么 不 说 话 ? 我 的 话 不 对 ， 是 不 是 ? ”他 指 着 苏 师弟 问 
道 : “万 虹 ， 你 说 师父 的 话 对 不 对 ? ” 苏 师弟 只 得 答 道 ， RHE, MAREN ° IRE: “对 就 是 对 ， 错 就 是 错 ， 有 甚么 当然 不 当然 
的 。 我 问 你 ， 师 父 的 武功 高 到 怎样 ? ° SANT RRM: “师父 的 武功 深 不 可 测 ， 上 古往今来 ， 唯 师父 一 人 而 已 。 本 派 的 武功 全 在 师父 一 人 
手中 发 扬 光 大 。” 师父 却 又 大 发 脾气 ， 喝 道 ;， “ 依 你 这 么 说 ， 我 的 功夫 都 是 从 前 人 手中 学 来 的 了 ? 你 错 了 ， 压 根 儿 错 了 。 雪 山 派 功 夫 ， 是 我 自 
己 独 创 的 。 甚 么 祖师 爷爷 开创 雪山 派 ， 都 是 骗 人 的 鬼话 。 祖 师爷 传 下 来 的 剑 谱 、 拳 谱 ， 大 家 都 见 过 了 ， 有 没有 我 的 武功 高 明 ? ” 苏 师 弟 只 得 
Ù: RATTE.’ > 

PREM: “你 师父 狂妄 自 大 的 性 子 由 来 已 入， 他 自 三 十 岁 上 当 了 本 派 掌 门 ， 此 后 一 直 没 遇 上 胜 过 他 的 对 手 ， 便 自 以 为 武 功 天 下 第 一 ， 
说 到 少林 、 武 当 这 些 名 门 大 派 之 时 ， 他 总 是 不 以 为 然 ， 说 是 浪 得 虚名 ， 何 足 道 哉 。 想 不 到 这 狂妄 自 大 的 性 子 愈 来 愈 历 害 ， 竟 连 创 派 祖师 爷 也 不 
瞧 在 眼 里 了 。 万 虹 这 孩子 惩 地 没 骨 气 ， 为 了 附和 师父 ， 连 祖师 爷 也 敢 诽 谤 ?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师娘 ， 你 再 也 想不到 ， 师 父 一 听 此 言 ， 手 起 一 掌 ， 便 将 苏 师 弟 击 出 数 丈 之 外 ， 登 时 便 取 了 他 的 性 命 ， 吕 道 “不 及 便 是 不 
及 , HEAR TAN. > > 

EL: “胡说 八道 ， 老 混蛋 就 算 再 糊涂 十 倍 ， 也 不 至 于 为 了 “丽人 ”二 字 ， 便 杀 了 他 心爱 的 弟子 ! 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师娘 明 鉴 : 师父 他 老人 家 平日 对 大 伙 儿 恩 重 如 山 ， 弟 子 说 甚么 也 不 敢 捏造 谣言 。 这 件 事 有 二 十 余人 亲眼 目睹 ， 师 娘 一 问 便 
Ho > 

EEE E EY ARR BI ZERA TI JANI KI BTL, REAR: “AME PET RONA, AURIS. ” RRR EEE SRI, Di 
i: “这 样 的 事 怎 能 教 人 相信 ? 那 不 是 发 疯 吗 ? ” 封 万 里 道 : “师父 他 老人 家 确 是 有 了 病 ， 神 智 不 大 清楚 。” 史 婆婆 道 ; “ 那 你 们 就 该 延 医 给 
他 诊治 才 是 啊 。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弟子 等 当时 也 就 这 么 想 ， 只 是 不 敢 自 专 ， 和 几 位 师 叔 商议 了 ， 请 了 城 里 最 高 明 的 南大 夫 和 戴 大 夫 两 位 给 师父 看 脉 。 师 父 一 见 
到 ， 就 问 他 们 来 干 甚 么 。 两 位 大 夫 不 敢 直 言 ， 只 说 听 说 师父 饮食 有 些 违 和 ， 他 们 在 城中 和 久 蒙 师父 照顾 ， 一 来 感激 ， 二 来 关切 ， 特 来 探望 。 师 父 
即 说 自己 没有 病 ， 反 问 他 们 : “可 知道 古往今来 ， 武 功 最 高 强 的 是 谁 ? ° HARE: “小 人 于 武 学 一 道 ， 一 穿 不 通 ， 在 威 德 先生 面前 谈论 ， 岂 
不 是 孔 夫子 门 前 读 孝 经 ， 和 鲁班 门 前 弄 大 答 ? JR, DI: ‘BETS, MER. MER. ”南大 夫 道 : “向 来 只 听 说 少林 
派 是 武林 中 的 泰山 北斗 ， 达 摩 祖师 一 苇 渡 江 ， 开 创 少林 一 派 ， 想 必 是 古往今来 武功 最 高 之 人 了 了 。”” 

RE I: “这 南大 夫 说 得 很 得 体 啊 。” 

封 万 里 道 : “可 是 师父 一 听 之 下 ， 却 大 大 不 快 ， 怒 道 ， “ 那 达 摩 是 西域 天 乞 之 人 ， 疙 是 蛮夷 戎 狄 之 类 ， 你 把 一 个 胡 人 说 得 如 此 厉害 ， 岂 不 
是 灭 了 我 堂堂 中 华 的 威风 ? ”南大 夫 其 是 性 恐 ， 道 : “是 ， 是 ， 小 人 知 罪 了 。 ”我 师父 又 问 那 戴 大 夫 ， 要 他 来 说 。 戴 大 夫 眼见 南大 夫 碰 了 个 大 
钉子 ， 如 何 敢 提 少 林 派 ， 便 道 : “ 听 说 武当 派 创 派 祖师 张三丰 武术 通 神 ， 所 创 的 内 家 拳 掌 尤 在 少林 派 之 上 。 依 小 人 之 见 ， 达 摩 祖师 乃 是 胡 人 ， 
殊 不 足 道 ， 张 三 丰 祖 师 才 算得 是 古往今来 武林 中 的 第 一 人 。”” 


E S 


RUE: “少林 、 武 当 两 大 门派 ， 武 功 各 有 千秋 ， 不 能 说 武当 便 胜 过 了 少林 。 但 张三丰 祖师 是 数 百年 来 武林 中 震 烁 古今 的 大 宗师 ， 那 是 
绝 无 疑 义 之 事 。” 

封 万 里 道 ， “师父 本 是 坐 在 椅 上 ， 听 了 这 番 话 后 ， 霍 地 站 起 ， 说 道 ， “你 说 张三丰 所 创 的 内 家 拳 掌 了 不 起 ? 在 我 眼中 瞧 来 ， 却 也 稀 松平 
。 以 他 武当 长 拳 而 论 ， 这 一 招 虚 中 有 实 ， 我 只 须 这 么 拆 ， 这 么 打 ， 便 即 破 了 。 又 如 太极 拳 的 “野马 分 肾 ”， 我 只 须 这 里 一 勾 ， 那 里 一 脚 骂 
， 立 时 便 叫 他 倒 在 地 下 。 

他 武当 派 的 太极 剑 ， 更 怎 是 我 雪山 派 剑 法 的 对 手 ? ”师父 一 面 说 ， 一 面 比划 ， 掌 风 呼 呼 ， 只 吓 得 两 名 大 夫 面 无 人 色 。 我 们 众 弟 子 在 门 外 瞧 
， 谁 也 不 敢 进 去 劝解 。 师 父 连 比 了 数 十 招 ， 问 道 : “我 这 些 功夫 ， 比 之 秃 驴 达 摩 、 牛 鼻子 张三丰 ， 却 又 如 何 ? ， 南 大 夫 只 道 : “这 个 …… 这 
un ， 戴 大 夫 却 道 ，“ 咱 们 二 人 只 会 医 病 ， 不 会 武功 威 德 先生 既 如 此 说 ， 说 不 定 你 老 先 生 的 武功 ， 比 达 摩 和 张三丰 还 厉害 些 。，” 

HEEE: “REB! ”也 不 知 这 三 个 字 是 加 戴 大 夫 ， 还 是 名 白 自在 。 

封 万 里 道 , “师父 当即 她 骂 ， “我 比划 了 这 几 十 招 ， 你 还 是 信 不 过 我 的 话 ，“ 说 不 定 ” 三 字 ， 当 真是 欺 人 太 甚 ! ′ 提 起 手掌 ， 登 时 将 两 位 
KATHE. ” 

PUI TINE EDE, SHORT EB, RIE URI FA ARA, TONTA, ERTK, Dil: “本 派 门 规 第 
三 条 ， 不 得 伤害 不 会 武功 之 人 ; 第 四 条 ， 不 得 伤害 无 率 。 老 混蛋 滥 杀 本 门 弟子 ， 已 令 众 人 大 为 不 满 ， 再 杀 这 两 个 大 夫 ， 更 是 大 犯 门 规 ， 如 何 能 
再 做 本 派 掌 门 ? 

只 听 封 万 里 又 道 , “师父 当下 开门 出 房 ， 见 我 们 神色 有 异 ， 便 道 ， “你们 古 古 怪 怪 的 瞧 着 我 干 么 ? 哼 ， 心 里 在 骂 我 坏 了 门 规 ， 是 不 是 ? 雪 
山 派 的 门 规 是 谁 定 的 ? 是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， 还 是 凡人 定 出 来 的 ? 既是 由 人 所 定 ， 为 甚么 便 更 改 不 得 ? 制订 这 十 条 门 规 的 祖师 爷 倘 车 今日 还 不 死 ， 
一 样 斗 我 不 过 ， 给 我 将 党 门人 抢 了 过 来 ， 照 样 要 他 听 我 号 令 ! ， 他 指 着 燕 师 弟 鼻子 说 道 。“ 老 七 ， 你 倒 说 说 看 ， 古 往 今 来 ， 谁 的 武功 最 
高 ?，“ 燕 师弟 性 子 十 分 个 强 ， 说 道 ，。“ 弟 子 不 知道 ! ， 师 父 大 怒 ， 提 高 了 声音 又 问 。 “为 甚么 不 知道 ?， 燕 师弟 道 ， “师父 没 教 过 ， 因 此 弟 
子 不 知道 。， 师 父 道 ， “好 ， 我 现在 教 你 ， 雪 山 派 掌 门 人 威 德 先生 白 自在 ， 是 古往今来 剑 法 第 一 、 拳 脚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一 、 暗 器 第 一 的 大 英雄 ， 
大 豪杰 ， 大 侠 士 ， 大 宗师 ! 你 且 念 一 遍 来 我 听 。” 燕 师弟 道 。 “弟子 笨 得 很 ， 记 不 住 这 么 一 连 串 的 话 ! ”师父 提 起 手掌 ， 怒 喝 :; MEER 
57? RUBEN: ATREA. ıl RET ARE PIZ TD BEN: “他 是 古往今来 剑 法 第 一 ……” 师 父 不 等 他 念 完 ， 便 已 一 
掌 击 在 他 的 脑门 ， 喝 道 ，“ 你 加 上 “自己 说 ”三 字 ， 那 是 甚么 用 意 ? 你 当 我 没 听 见 吗 ? ” 燕 师 弟 给 他 这 么 一 掌 ， 自 是 脑 浆 进 裂 而 死 。 余 下 众人 
便 有 天 大 的 胆子 ， 也 只 得 顺 着 师父 之 意 ， 一 个 个 念 道 ，“ 雪 山 派 掌 门人 威 德 先生 和 白 老爷 子 ， 是 古往今来 剑 法 第 一 、 拳 脚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一 、 暗 器 
第 一 的 大 英雄 ， 大 豪杰 ， 大 侠 士 ， 大 宗师 ! ， 要 念 得 一 字 不 错 ， 师 父 才 放 我 们 走 。 

“这 样 一 来 ， 人 人 都 是 敢 怒 而 不 敢 言 。 第 二 日 ， 我 们 痊 三 位 师弟 和 两 位 大 夫 大 鸡 出 殡 ， 师 父 却 又 来 大 闹 灵 堂 ， 把 五 个 死者 的 灵 位 都 跑 翻 
了 。 杜 师弟 大 着 胆子 向 前 相 劝 ， 师 父 顺手 抄 起 一 块 灵 牌 ， 将 他 的 一 条 腿 生 生前 了 下 来 。 这 天 晚上 ， 便 有 七 名 师兄 弟 不 别 而 行 。 大 伙 儿 眼见 雪山 
派 已 成 瓦解 冰 消 的 局 面 ， 人 人 自 危 ， 都 觉 师父 的 手掌 随时 都 会 拍 到 自己 的 天 灵 盖 上 ， 迫 不 得 已 ， 这 才 商 议定 当 ， 偷 偷 在 师父 的 饮食 中 下 了 迷 
药 ， 将 他 老人 家 迷 倒 ， 在 手足 加 上 钳 久 。 我 们 此 举 犯 上 作乱 ， 原 是 罪 齐 重大 之 极 ， 今 后 如 何 处 置 ， 任 赁 师娘 作 主 。” 他 说 完 后 ， 向 史 疱 婆 一 和 
身 ， 退 入 人 从 。 

史 婆 婆 呆 了 半 易 ， 想 起 丈夫 一 世英 雄 ， 临 到 老 来 竞 如 此 昏庸 糊涂 ， 不 由 得 眼圈 儿 红 了 ， 泪 水 便 欲 夺 眶 而 出 ， 颤 声 问 道 ，“ 万 里 的 言语 之 
中 ， 可 有 甚么 夸张 过 火 、 不 尽 不 实 之 处 ?” 

间 了 这 句 话 ， 泪 水 已 沙沙 而 下 。 

众人 都 不 说 话 。 隔 了 良久 ， 成 自学 才 道 : “ 师 媳 ， 实 情 确 是 如 此 。 我 们 车 再 骗 你 ， 沁 不 是 罪 上 加 罪 ? 

史 婆 婆 厉声 道 ， “就算 你 掌 门 师兄 神智 昏迷 ， 洲 杀 无 率 ， 你 们 联手 将 他 废 了 ， 那 如 何 连 万 剑 等 一 干 人 从 中 原 归 来 ， 你 们 竟 也 暗算 加 害 ? 为 
FIER ” 

齐 自 勉 道 ， “小 弟 并 不 赞成 加 害 掌 门 师 哥 和 长 门 弟子 ， 以 此 与 雇 师 哥 激烈 争辩 ， 为 此 还 所 杀 动 手 。 师 媳 想必 也 已 听 到 见 到 。” 

史 婆婆 抬头 出 神 ， 泪 水 不 绝 从 脸 正 流下 ， 长 长 叹 了 口气 ， 说 道 ，“ 这 叫做 一 不 作 ， 二 不 休 ， 事 已 如 此 ， 须 怪 大 家 不 得 。” 

雇 自 大 自 被 白 万 剑 砍 断 一 腿 后 ， 伤 口 血 流 如 注 ， 这 人 也 真 硬 气 ， 竞 是 一 声 不 哼 ， 自 点 穴道 止血 ， 勉 力 撕 下 衣襟 来 包扎 伤 处 。 他 的 亲 传 弟子 
EA, MÆ ARDEA 

史 婆 婆 先 前 听 他 力主 杀害 白 自在 与 长 门 弟子 ， 对 他 好 生 痛 恨 ， 但 听 得 封 万 里 陈述 情 由 之 后 ， 才 明白 祸 变 之 起 ， 实 是 发 端 于 自己 丈夫 ,不 由 
得 心肠 顿 软 ， 向 四 支 的 众 弟子 喝道 ，“ 你 们 这 些 畜 生 ， 眼 见 自己 师父 身受 重伤 ， 竞 会 袖手旁观 ， 还 算得 是 人 么 ? ” 

四 支 的 群 弟子 这 才 抢 将 过 去 ， 争 着 替 雇 自 研 包 扎 断 腿 。 其 余 众 人 心头 也 都 落下 了 一 块 大 石 ， 均 想 ，“ 她 连 雇 自 研 也 都 饶 了 ， 我 们 的 罪名 更 
轻 ， 当 无 大 碍 。” 当 下 有 人 取 过 钥匙 ， 将 耿 万 钟 、 王 万 急 、 汪 万 轴 、 花 万 楷 等 人 的 氏 儿 都 打开 了 。 

史 婆 小道 ，“ 掌 门人 一 时 神智 失常 ， 行 为 不 当 ， 你 们 该 得 设法 劝 谏 才 是 ， 却 干 下 了 这 等 犯 上 作乱 的 大 事 ， 终 究 是 大 违 门 规 。 此 事 如 何 了 
， 我 也 拿 不 出 主意 。 咱 们 第 一 步 ， 只 有 将 掌 门 人 放出 来 ， 和 他 商议 商议 。” 

众人 一 昕 ， 无 不 脸色 大 变 ， 均 想 : “这 凶 神 恶 笋 身 脱 牢 竹 ， 大 伙 儿 哪里 还 有 命 在 ? ”各 人 你 具 瞧 我 ， 我 瞻 瞧 你 ， 谁 也 不 敢 作 声 。 

ÞÆR: “怎么 ?你们 要 将 他 关 一 辈子 吗 ? 你 们 作 的 恶 还 嫌 不 够 ?” 

成 自学 道 ; “ 师 媳 ， 眼 下 雪山 派 的 掌 门人 是 你 ， 须 不 是 白 师 哥 。 白 师 哥 当然 是 要 放 的 ， 但 总 得 先 设法 治 好 他 的 病 ， 否 则 …… 否 则 ……” 史 
婆婆 厉声 道 ， “否则 怎样 ”成 自学 道 ，“ 小 弟 无 颜 再 见 白 师 哥 之 面 ， 这 就 告辞 。” 说 着 深 深 一 拇 。 齐 自 勉 、 梁 自 进 也 道 ， “ 师 嫂 若是 宽 宏 大 
RB, TAM, BAR, BIRRA,” 

史 婆婆 心 想 ，“ 这 些 人 怕 老 混蛋 出 来 后 和 他 们 算 帐 ， 那 也 是 情理 之 常 。 大 伙 儿 倘若 一 哄 而 散 ， 凌 霄 城 只 剩 下 一 座 空城 ， 还 成 其 么 雪山 
派 ? ”便道 ，“ 好 ! 那 也 不 必 忙 于 一 时 ， 我 先 瞧 瞧 他 去 ， 若 无 妥善 的 法 子 ， 决 不 轻易 放 他 便 是 。” 

成 自学 、 齐 自 龟 、 梁 自 进 相互 瞻 了 一 眼 ， 均 想 ，“ 你 夫妻 情 深 ， 自 是 偏向 着 他 。 好 在 两 条 腿 生 在 我 们 身上 ， 你 真 要 放 这 老 疯子 ， 我 们 难道 
FARM? > 

史 婆婆 道 ，“ 剑 儿 ， 阿 绣 ! ”再 向 石 破 天 道 ，“ 亿 刀 ， 你 们 三 个 都 跟 我 来 。” 又 向 成 自学 等 三 人 道 ，“ 请 三 位 师弟 带路 ， 也 好 在 牢 外 听 我 
和 他 说 话 ， 免 得 大 家 放心 不 下 。 说 不 定 我 和 他 定 下 甚么 阴谋 ， 将 你 们 一 网 打 尽 呢 。” 

成 自学 道 ， “小弟 岂 敢 如 此 多 心 ? ”他 话 是 这 么 说 ， 毕 竟 这 件 事 生死 做 关 ， 还 是 和 齐 自 锡 、 梁 自 进 一 齐 跟 出 。 雇 自 励 向 本 支 一 名 精灵 弟子 
努 了 努 嘴 。 那 人 会 意 ， 也 跟 在 后 面 。 

一 行人 穿 厅 过 廊 ， 行 了 好 一 会 ， 到 了 石 破 天 先 前 被 禁 之 所 。 成 自学 走 到 囚禁 那 老者 的 所 在 ， 说 道 ， “就 在 这 里 ! 一 切 请 掌 门 人 多 多 担 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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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破 天 先 前 在 大 厅 上 听众 人 说 话 ， 已 猜想 石 牢 中 的 老者 便 是 白 自 在 ， 果 然 所 料 不 错 。 

成 自学 自身 边 取出 钥匙 ， 去 开 石 牢 之 门 ， 哪 知 一 转 之 下 ， 铁 锁 早 已 被 人 打开 。 他 “ 喷 ” 的 一 声 ， 只 吓 得 面 无 人 色 ， 心 想 : “ 铁 锁 已 开 ， 老 
疯子 已 经 出 来 了 。” 双 手 发 拌 ， 竟 是 不 敢 去 瞧 石 门 。 

史 婆 婆 用 力 一 推 ， 石 门 应 手 而 开 。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、 梁 自 进 三 人 不 约 而 同 的 退出 数 步 。 只 见 石室 中 空 无 一 人 ， 成 自学 叫 道 : “FM, 精 
啦 ! 给 他 …… 给 他 逃 了 ! ”一 言 出 口 ， 立 即 想起 这 只 是 石 牢 的 外 间 ， 要 再 开 一 道门 才 是 牢房 的 所 在 。 他 右手 发 拌 ， 提 着 的 一 串 钥匙 叮当 作 响 ， 
却 是 不 敢 去 开 第 二 道 石门 。 


石 破 天 本 想 跟 他 说 ，“ 这 肩 门 也 早 给 我 开 了 锁 。” 但 想 自己 在 装 哑巴 ， 总 是 以 少 说 话 为 妙 ， 便 不 作 声 。 

史 婆婆 抢 过 钥匙 ， 插 入 匙 孔 中 一 转 ， 发 觉 这 道 石门 也 已 打开 ， 只 道 丈 夫 确 已 脱身 而 出 ， 不 由 得 反 增 了 几 分 忧虑 ，“ 他 脑子 有 病 ， 若 是 逃 出 
痰 霄 城 去 ， 不 知 在 江湖 上 要 冯 出 多 大 的 祸 来 。” 推 门 之 时 ， 一 双手 也 不 禁 发 拌 。 

石门 只 推 开 数 寸 ， 便 听 得 一 个 苍老 的 声音 在 哈哈 大 笑 。 

众人 都 吁 了 一 口气 ， 如 释 重负 。 只 听 得 白 自在 狂笑 一 阵 ， 大 声 道 ，“ 其 么 少林 派 、 武 当 派 ， 这 些 门派 的 功夫 又 有 屁 用 ? 

从 今 儿 起 ， 武 林 之 中 ， 人 人 都 须 改 学 雪山 派 武功 ， 其 他 任何 门派 ， 一 概 都 要 取消 。 大 家 听见 了 没有 ? 普天 之 下 ， 做 官 的 以 皇帝 为 尊 ， 读 书 
人 以 孔 夫子 为 尊 ， 说 到 刀剑 拳脚 ， 便 是 我 威 德 先生 白 自在 为 尊 。 哪 一 个 不 服 ， 我 便 把 他 脑袋 揪 下 来 。” 

史 婆 婆 又 将 门 推 开 数 寸 ， 在 黯淡 的 微 光 之 中 ， 只 见 丈 夫 手 足 被 钞 ， 全 身 绕 了 铁 链 ， 缚 在 两 根 巨大 的 石柱 之 间 ， 不 禁 心中 一 酸 。 

白 自在 乍 见 麦子 ， 呆 了 一 呆 ， 随 即 笑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! 

你 回来 啦 。 现 下 武林 中 人 人 奉 我 为 尊 ， 雪 山 派 君 临 天 下 ， 其 他 各 家 各 派 ， 一 概 取消 。 婆 婆 ， 你 瞧 好 是 不 好 ? ” 

史 婆婆 冷 冷 的 道 ， “好 得 很 啊 ! 但 不 知 为 何 各 家 各 派 都 要 一 概 取消 。” 

白 自 在 笑 道 ， “你 的 脑筋 又 转 不 过 来 了 。 雪 山 派 武功 最 高 ， 各 家 各 派 谁 也 比 不 上 ， 自 然 非 取消 不 可 了 。” 

SEBA, e “HE, EAT? ”她 知 丈 夫 最 疼爱 这 个 小 孙女 ， 此 次 神智 失常 ， 便 因 阿 绣 蜡 崖 而 起 ， 盼 他 见 到 孙女 儿 
后 ， 心 中 一 欢喜 ， 这 失 心 疯 的 毛病 便 得 痊愈 。 阿 绣 叫 道 : “和 耸 耸 ， 我 回来 啦 ， 我 没 死 ， 我 掉 在 山谷 底 的 雪 里 ， 幸 得 婆婆 救 了 上 来 。” 

白 自在 向 她 隐 了 一 眼 ， 说 道 ， “很 好 ， 你 是 阿 绣 。 你 没有 死 ， 和 爷爷 欢喜 得 很 。 阿 绣 ， 乖 宝 ， 你 可 知 当今 之 世 ， 谁 的 武功 最 高 ? 谁 是 武林 至 
MR RESI” HAMM, dl: “MARE! ” 

白 万 剑 抢 上 两 步 ， 说 道 ， “BS, BUDRABET, BESSA. ERI,” و‎ E ARARATI BIN Mint, REATI 
上 前 开锁 ， 大 伙 儿 立即 转身 便 逃 。 

却 听 白 自在 喝道 ，“ 走 开 ! 谁 要 你 来 开锁 ? 这 些 足 钱 手 馈 ， 在 你 爹爹 眼中 ， 便 如 朽木 烂泥 一 般 ， 我 只 须 轻 轻 一 挣 便 挣脱 了 我 只 是 不 爱 挣 ， 
自愿 在 这 里 闭 目 养 神 而 已 。 我 白 自 在 纵横 天 ， 便 数 千 数 万 人 一 起 过 来 ， 也 伤 不 了 你 爹爹 的 一 根 毫 毛 ， 又 怎 有 人 能 锁 得 住 我 ? " 

白 万 剑道 ，“ 是 ， 和 爹爹 天 下 无 敌 ， 当 然 没 人 能 奈何 得 了 移 爹 。 此 刻 母 亲 和 阿 绣 归来 ， 大 家 很 是 欢喜 ， 便 请 爹爹 同 到 堂上 ， 喝 几 杯 团圆 酒 。 
”说 着 拿 起 钥匙 ， 便 要 去 开 他 手 铸 。 

白 自 在 她 道 ，“ 我 叫 你 走 开 ， 你 便 走 开 ! 我 手脚 上 戴 了 这 些 玩 意 儿 ， 很 是 有 趣 ， 你 难道 以 为 我 自己 弄 不 掉 么 ? 快走 ! ” 

这 “快走 ”二 字 喝 得 甚 响 ， 白 万 剑 吃 了 一 惊 ， 当 的 一 声 ， 将 一 串 钥匙 掉 在 地 下 ， 退 了 两 步 。 他 知 父 亲 以 颜面 依 关 ， 不 许 旁 人 助 他 脱离 ， 是 
以 假 作 失 惊 ， 掉 了 钥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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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自在 喝道 ，“ 你 们 见 了 我 ， 为 甚么 不 请 安 ? 哪 一 个 是 当世 第 一 的 大 英雄 、 大 豪杰 ? ” 

成 自学 寻思 : “他 此 刻 被 缚 在 石柱 上 ， 自 亦 不 必 怕 他 ， 但 师 嫂 络 究 会 放 了 他 ， 不 如 及 早 讨好 于 他 ， 免 惹 日 后 杀身 之 祸 。” 

EBANE. “雪山 派 掌 门 人 白 老 耸 子 ， 是 古往今来 剑 法 第 一 、 拳 脚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一 、 暗 器 第 一 的 大 英雄 ， 大 豪杰 ， 大 侠 土 ， 大 宗师 。” 梁 
自 进 忙 接着 道 ，“ 白 老爷 子 既是 雪山 派 掌 门 ， 甚 么 少林 、 武 当 、 哦 蛆 、 青 城 ， 任 何 门派 都 应 取消 。 普 天 之 下 ， 唯 白 老公 子 一 人 独 尊 。” 齐 自 锡 
和 四 支 的 那些 弟子 跟着 也 说 了 不 少 诡 谢 之 言 。 

白 自在 洋洋 自得 ， 点 头 微笑 。 

史 婆婆 大 感 羞愧 ， 心 想 ，“ 这 老 儿 说 他 发 疯 ， 却 又 未 必 。 

他 见 到 我 和 剑 儿 、 阿 绣 ， 一 个 个 都 认得 清 清楚 楚 ， 只 是 狂妄 自 大 ， 到 了 难以 救 药 的 地 步 ， 这 便 如 何 是 好 ? > 
A 白 自 在 突然 拾 起 共 来 , LE: “ 丁 家老 四 前 人 日 到 来 , ARABES, VAT ARA DA, PUERTA, 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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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E, OL RT JL SWAB UNE? ” ME: “64, JI T 7K JU VI Jê XOE Ad, 他 乗 人 
危 ， 奶 奶 宁可 投 江 自尽 ， 也 不 肯 去 。” 

白 自 在 微笑 说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， 我 白 自 在 的 夫人 ， 怎 能 受 人 之 辱 ? 后 来 怎样 ? ” 阿 绣 道 ，“ 后 来 ， 后 来 …… ”手指 石 破 天 道 ; “幸亏 这 
位 大 哥 出 手相 助 ， 才 将 丁 不 四 赶 跑 了 。” 

白 自在 向 石 破 天 斜 有 物 一眼 ， 石 牢 中 没 其 光亮 ， 没 认 出 他 是 石 中 玉 ， 但 知 他 便 是 适 才 想 来 救 自 己 出 去 的 少年 ， 心 中 微 有 好 感 ， 点 头 道 ， “这 
小 子 的 功夫 还 算 可 以 。 虽 然 和 我 相 比 还 差 着 这 么 一 大 截 儿 ， 但 要 赶 跑 丁 不 四 ， 倒 也 够 了 。” 

REE, 大 声 道 : “你 吹 甚么 大 气 ? 甚么 雪山 派 天 下 第 一 ， 当 真是 胡说 八道 。 这 孩儿 是 我 徒 儿 ， 是 我 一 手 亲 传 的 弟子 ， 我 的 徒 儿 
比 你 的 徒 儿 功夫 就 强 得 多 。” 

E B ZEIê Tê KAR, DI: ERE, XERE! 你 有 甚么 本 领 能 胜 得 过 我 的 ? ” 

史 婆 婆 道 ，“ 剑 儿 是 你 调教 的 徒 儿 ， 你 这 许多 徒弟 之 中 ， 剑 儿 的 武功 最 强 ， 是 不 是 ? 剑 儿 ， 你 向 你 师父 说 ， 是 我 的 徒 儿 强 ， 还 是 他 的 徒 儿 
强 ? ” 

白 万 剑道 ， “这 个 …… 这 个 ……” 他 在 父亲 积 威 之 下 ， 不 敢 直 说 拂 逆 他 心意 的 言语 。 

白 自 在 笑 道 ， “你 的 徒 儿 ， 沁 能 是 我 徒 儿 的 对 手 ? 剑 儿 ， 你 娘 这 可 不 是 胡说 八道 吗 ? > 

白 万 剑 是 个 直 性 汉子 ， 赢 便 是 赢 ， 输 便 是 输 ， 既 曾 败 在 石 破 天 手 底 ， 沁 能 不 认 ? 说 道 ， “孩儿 无 能 ， 适 才 和 这 小 子 动手 过 招 ， 确 是 敌 他 不 

白 自 在 陡然 跳 起 ， 将 全 身 铁 链 扯 得 哈 哪 直 响 ， 叫 道 ，“ 反 了 ， 反 了 ! 哪 有 此 事 ? ” 

史 婆 小 和 他 做 了 几 十 年 夫妻 ， 对 他 此 刻 心思 已 明白 了 十 之 八 九 ， 寻 思 : “ 老 混蛋 自 以 为 武功 天 下 无 敌 ， 在 凌 霄 城中 自 大 称 王 ， 给 丁 不 四 一 
激 之 后 ， 就 此 半 疯 不 疯 。 常 言 道 ; 心病 还 须 心 药 医 。 教 他 遇 上 个 强 过 他 的 对 手 ， 挫 折 一 下 他 的 狂 气 ， 说 不 定 这 疯 病 倒 可 治 好 了 。 只 可 惜 张 三 、 
地 四 已 去 ， 否 出 请 他 二 人 来 汉 洽 这 病 病 ， 个 是 一 剂 对 症 良药 。 不 得 已 求 其次， 我 这 全 起 功 昌 不 商 ， 内 力 却 远 在 老 混 重 之 上 ， 何 不 激 他 一 

便道 ， “甚么 古往今来 武功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一 ， 当 真 不 怕 羞 。 单 以 内 力 而 论 ， 我 这 徒 儿 便 胜 于 你 多 多 。” 

白 自 在 仰天 狂 笑 , DH: “ 便 是 达 摩 和 张三丰 复生 ， 也 不 是 白 老爷 子 的 对 手 。 这 个 乳 臭 未 干 的 黄 口 小 儿 ， 只 须 能 有 我 内 力 三 成 ， 那 也 足以 
威 震 武林 了 。” 史 婆婆 冷笑 道 ， “大 言 不 情 ， 当 真 令 天 下 人 齿 冷 ， 你 倒 和 他 比 挣 一 下 内 力 试 试 。” 白 自在 笑 道 ，“ 这 小 子 怎 配 跟 我 动手 ? 好 
罢 ， 我 只 用 一 只 手 ， 便 翻 他 三 个 筋 斗 。” 

史 婆 婆 知 道 丈 夫 武功 了 得 ， 当 真 比试 ， 只 怕 他 伤 了 石 破 天 性 命 ， 他 能 说 这 一 句 话 ， 正 是 求 之 不 得 ， 便 道 ，“ 这 少年 是 我 的 徒 儿 ， 又 是 阿 乡 
没 过 门 的 女 婚 ， 便 是 你 的 孙女 婚 。 你 们 比 只 管 比 ， 却 是 谁 也 不 许 真 的 伤 了 谁 。” 

白 自在 笑 道 ，“ 他 想 做 我 孙女 婚 么 ? 那 也 得 瞧 他 配 不 配 。 好 ， 我 不 伤 他 性 命 便 是 。” 

忽 听 得 脚步 声响 ， 一 人 匆匆 来 到 石 牢 之 外 ， 高 声 说 道 : “ 启 豪 掌 门人 ， 长 乐 帮 帮主 石 破 天 ， 会 同 摩天 居士 谢 烟 客 ， 将 石 清 夫妇 救 了 出 去 ， 


正在 大 厅 上 索 战 。” 却 是 耿 万 钟 的 声音 。 

A E ZE ZI RBZ AA, 不 釣 面 同 的 道 : “摩天 居士 谢 烟 客 ? ” 

జ On SALINE‏ اک 
是 欢喜 。‏ 

PER: “咱们 和 长 乐 帮 、 谢 烟 客 素 无 瓜葛 ， 他 们 来 生 甚么 事 ? 是 石 清 夫妇 约 来 的 帮手 么 ? ” 耿 万 钟 道 : “ 那 石 破 天 好 生 无 礼 ， 说 道 他 
看 中 了 咱们 的 凌 直 城 ， 要 咱们 都 …… 都 搬出 去 让 给 他 。?” 

白 自在 怒 道 ，“ 放 他 的 狗屁 ! 长 乐 帮 是 甚么 东西 ? 石 破 天 又 是 甚么 东西 ? 他 长 乐 帮 来 了 多 少 人 ? ” 

耿 万 钟 道 : “他 们 一 起 只 五 个 人 ， 除 了 石 清 夫 妇 傅 、 谢 烟 客 和 石 破 天 之 外 ， 还 有 一 个 年 轻 姑娘 ， 说 是 丁 不 三 的 孙女 儿 。?” 

石 破 天 听 得 丁 也 到 了 ， 不 禁 眉 头 一 皱 ， 侧 眼 向 阿 绣 瞧 去 ， 只 见 她 一 双 妙 眼 正 凝 视 着 自己 ， 不 由 得 脸 上 一 红 ， 转 开 了 头 ， 心 想 : “她 叫 我 
冒充 石 中 玉 ， 好 救 石 庄 主 夫妇 的 性 命 ， 怎 么 她 自己 又 和 石 中 玉 来 了 ? 是 了 ， 想 必 她 和 石 中 玉 放 心 不 下 ， 怕 我 吃亏 ， 说 不 定 在 凌 霄 城中 送 了 性 
命 ， 是 以 冒险 前 来 相 救 。 谢 先生 当然 是 为 救 我 而 来 的 了 。” 

白 自在 道 : “区 区 五 人 ， 何 足 道 哉 ? 你 有 没 跟 他 们 说 : 凌 連城 城主 、 雪 山 派 堂 「] 人 白老 令子 , 赴 古 往 今 来 食 法 第 一 、 拳 脚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
一 、 暗 器 第 一 的 大 英雄 ， 大 豪杰， 大 侠 士 ， 大 宗师 ? ” 

耿 万 钟 道 : “这 个 …… 这 个 …… 他 们 既是 武林 中 八 ， 自 必 和 久 闻 师父 的 威名 。” 

白 自在 道 : “是 啊 ， 这 可 奇 了 ! 既知 我 的 威 名 , SALWAR EMRE EET? 啊 ， 是 了 ! 我 在 这 石室 中 小 隐 ， 以 避 俗 事 ， 想 必 已 传记 了 
天 下 。 大 家 都 以 为 白 老爷 子 金 盆 洗手 ， 不 再 言 武 ， 是 以 其 上 门 来 了 。 嘿 嘿 ! PRE, చ. మ A. ” 

PEER: “你 自 个 儿 在 这 里 臭美 罢 ! 大 伙 儿 跟 我 出 去 瞧 瞧 。” 说 着 快 步 而 出 。 白 万 剑 、 成 自学 等 都 跟 了 出 去 。 

石 破 天 正 要 跟着 出 去 ， 忽 听 得 白 自在 叫 道 : “你 这 小 子 留 着 ， 我 来 教训 教训 你 。?” 

石 破 天 停 步 ， 转 过 身 来 。 阿 绣 本 已 走 到 门 前 ， 关 心 石 破 天 的 安危 ， 也 退 了 回来 ， 她 想 爷 爷 半 疯 不 疯 ， 和 石 破 天 比 试 内 力 ， 只 怕 下 手 不 分 轻 
重 而 杀 了 他 ， 自 己 功力 不 济 ， 和 危急 之 际 却 无 法 出 手 解 救 。 叫 道 : “奶奶 ， 和 爷爷 真 的 要 跟 …… 跟 他 比试 呢 ! ” 
人 Lobos 你 说 
LAG? ” 

REHET ER, DEHTAE, లై THEN RRA. 

MERE Jê jü Fı BÆ, BHAT EDF, WE: ÁS, 焦 就 教 他 似 招 武 功 腔 。 他 没 舌 辻 多少 功夫 , AAA. > 

白 自在 大 示 , Ki: “好 ， 我 只 须 教 他 几 招 ， 他 便 终身 受用 不 尽 。” 

石 破 天 一 听 ， 正 合 心意 ， 他 听 白 自在 不 住 口 的 自称 甚么 “古往今来 拳脚 第 一 ”云云 ， 自 己 当然 斗 他 不 过 ， 由 “比划 ” 改 为 “ 教 招 ”， 自 是 
求 之 不 得 ， 忙 道 : “SWEATER. ” 

白 自在 笑 道 : “很 好 ， 我 教 你 几 招 最 粗浅 的 功夫 ， 深 一 些 的 ， 谅 你 也 难以 领会 。” 

阿 绣 退 到 门 边 ， 推 开 牢 门 ， 石 牢 中 又 明亮 了 起 来 。 石 破 天 陡 见 白 自在 站 直 了 身子 ， 几 乎 比 自己 高 一 个 头 ， 神 威 凉 凉 ， 直 如 天 神 一 般 ， 对 他 
FRE, PHH ERE T 2 
۳ O ARAN oc dl sai ca aaa Se ” 右手 一 探 , RACHETA 

RE. 
Ra 
， 格 开 o 

AHER- PER رت‎ JER, Síma LT, PERIE ZE, ERRE, ARAB BERE, Rae ERR, RA 
BASF. fh “E” 的 一 声 , DE. “这 小 子 的 内 力 果 然 了 得 。” 左 手 探 出 ， 又 已 抓 住 他 胸口 ， 顺 势 一 有 电 ， 却 仍 是 没 能 拖 动 他 身子 。 

这 第 二 下 石 破 天 本 已 早 有 提防 ， 存 心 内 避 ， 可 是 终究 还 是 被 他 一 出 手 便 即 抓 住 ， 心 下 好 生 佩 服 ， 赞 道 ; “老爷 子 果 然 了 得 ， 这 两 下 便 比 丁 
不 四 和 爷爷 厉害 得 多 。?” 

A‏ ا ا vida‏ اک 
没 给 他 绊 倒 。‏ 

白 自 在 一 揪 、 一 抓 、 一 绊 ， 接 连 三 招 ， 号 称 “ 神 倒 鬼 跌 三 连环 ”， 实 是 他 生平 的 得 意 绝技 ， 哪 里 是 甚么 粗浅 功夫 了 ? 
本 

能 奏效 。 

那 日 他 和 丁 氏 兄 弟 会 面 ， 听 丁 不 四 言 道 史 婆 婆 曾 到 脆 螺 山 盘 框 数 日 ， 又 妒 又 怒 ， 竞 至 神智 失常 ， 今 日 见 到 爱 麦 归来 ， 得 知 脆 螺 山 之 行 全 属 
虚妄 ， 又 见 到 了 阿 绣 ， 心 中 一 喜 ， 疯 病 已 然 好 了 大 半 ， 但 “武功 天 下 第 一 ”的 念头 ， 自 己 一 直 深 信 不 疑 ， 此 刻 连环 三 招 居 然 控 不 倒 这 少年 ， 既 
火 上 升 ， 脑 筋 又 糊涂 起 来 ， 呼 的 一 掌 ， 向 他 当 胸 拍 去 ， 竟 然 使 出 了 三 四 成 力道 。 

È 石破 天 見 掌 勢 凶 猛 , ABR, 格 了 井 二 。 白 自在 左 拳 随 即 十 出 , ARANA, (HAREK-SRAAY, A, CaP 

阿 绣 “ 啊 ”的 一 声 惊 呼 。 石 破 天 安 慰 她 道 : “不 用 担心 ， 我 也 不 大 痛 。” 

É ABER: “好 小 子 ， 你 不 痛 ? 再 吃 我 一 拳 。” 这 一 拳 被 石 破 天 伸 手 格 开 了 ， 白 自在 连续 四 拳 ， 第 四 拳拳 中 夹 腿 ， 终 于 踢 中 石 破 天 的 左 

阿 绣 见 他 二 人 越 斗 越 快 ， 白 自在 发 出 的 拳脚 ， 石 破 天 只 能 挡 架 得 一 小 半 ， 倒 有 一 大 半 都 打 在 他 身上 ， 初 时 十 分 担忧 ， 只 叫 : “RR, 手下 
留情 ! ”但 见 石 破 天 脸 色 平 和 ， 并 无 痛楚 之 状 ， 又 略 宽 怀 。 

白 自 在 在 石 破 天 身 上 连 打 十 余下 ， 初 时 还 记得 妻子 之 言 ， 只 使 三 西 成 力道 ， 生 怕 打 伤 了 他 ， 但 不 论 是 拳 是 掌 ， 打 在 他 的 身上 ， 石 破 天 都 不 
过 身子 一 晃 ， 便 若无其事 的 承受 了 去 。 

白 自在 又 惊 又 怒 ， 出 手 渐 重 ， 可 是 说 也 奇怪 ， 自 己 尽 管 加 力 ， 始 终 无 法 将 对 方 击 倒 。 他 吃 叫 连连 ， 终 于 将 全 身 劲 力 都 使 了 出 来 。 去 时 之 
间 ， 石 牢 中 拳脚 生 风 ， 只 激 得 石柱 上 的 铁 链 叮 叮当 当 响 个 不 停 。 

阿 绣 但 觉 呼吸 维 艰 ， 虽 已 贴身 于 门 背 ， 仍 是 难以 忍受 ， 只 得 推 开 牢 门 ， 走 到 外 间 。 她 眼见 爷爷 一 拳 一 掌 的 打 向 石 破 天 身 上 ， 不 忍 多 看 ， 反 
Fii EAI, 双 手 合 十 , 暗 暗 裕 告 : “老天爷 保 祝 ， 别 让 他 二 人 这 场 打斗 生出 事 来 ， 最 好 是 不 分 胜 败 ， 两 家 罢 手 。” 

只 觉 背 状 所 靠 的 石门 不 住 摇晃 ， 铁 链 撞击 之 声 愈 来 愈 响 ， 她 脑子 有 些 晕 上 肪 ， 倒 似 足 底下 的 地 面 也 有 些 揪 动 了 。 也 不 知 过 了 多 少时 候 ， 突 然 
za, AA, EPA مت‎ 

TAMENTE, عقوم جر‎ KUR AB, MX Hin, CCHIT LAERA. “若是 爷爷 胜 了 ， 他 定 会 得 意 洋洋 ， 
哈哈 大 笑 。 如 是 石 郎 得 胜 ， 他 定然 会 推 门 出 来 叫 我 ， 怎 么 一 点 声音 也 没有 ? 难道 有 人 身受 重伤 ? 莫非 两 人 都 力 竭 而 死 ? ” 

她 全 身 发 拌 ， 伸 手 缓 缓 推 开 石 门 ， 双 目 紧 闭 ， 不 敢 去 看 牢 中 情形 ， 唯 恐 一 睁 开眼 来 ， 见 到 有 一 人 横 尸 就 地 ， 甚 至 是 两 人 都 呕血 身亡 。 又 隔 


了 一 会 ， 这 才 眼 睁 一 线 ， 只 见 白 自 在 和 石 破 天 二 人 都 坐 在 地 下 ， 白 自在 双 目 紧 闭 ， 石 破 天 却 是 满 脸 微笑 的 向 着 自己 。 

阿 绣 “ 哦 ”的 一 声 ， 长 吁 了 口气 ， 睁 大 眼睛 ， 看 清楚 石 破 天 伸 出 右 掌 ， 按 住 白 自在 的 后 心 ， 原 来 是 在 助 他 运气 疗伤 。 

æj: ۳2224۰52 TM? 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没有 受伤 ， 他 一 口气 转 不 过 来 ， 一 会 儿 就 好 了 ! ” 阿 绣 右手 抚 胸 ， 说 道 ， “ 谢 天 谢 ……” 

突然 之 间 ， 白 自在 一 跃 而 起 ， 喝 道 “甚么 一 口气 转 不 过 来 ， 我 …… 我 这 口气 可 不 是 转 过 来 了 么 ? ” 伸 掌 又 要 向 石 破 天 头 顶 击 落 ， 猛 觉 一 
双手 掌 疼痛 难当 ， 提 掌 看 时 ， 但 见 双 掌 已 肿 成 两 个 圆 球 相似 ， 红 得 几乎 成 了 紫色 ， 这 一 掌 若 是 打 在 石 破 天 身上 ， 只 怕 自 己 的 手掌 非 先 破裂 不 
可 。 

他 一 疏 之 下 ， 已 明 其 理 ， 原 来 眼前 这 小 子 内 力 之 强 ， 实 是 菲 夷 所 思 ， 自 己 数 十 招 拳 掌 招呼 在 他 身上 ， 痢 给 他 内 力 反 弹出 来 ， 每 一 拳 每 一 党 


如 都 击 在 石 墙 之 上 ， 对 方 未 曾 受伤 ， 自 己 的 手掌 却 抵 受 不 住 了 ， 跟 着 觉得 双 脚 隐隐 作痛 ， 便 如 有 数 千 万 根 细 针 不 断 钻 刺 ， 知 道 自己 踢 了 他 几 十 
脚 ， 脚 上 也 已 受到 了 反 震 。 


{ha TAHA, Bi: “AT, AY!” Sane, HA “ERAI” BA, MELENA AR, SEBR, BE 
自己 手足 之 上 ， 喀 喇 喀 喇 数 声 ， 都 上 了 锁 。 
PGE: “FF MEAN?” 
ARK, HERE, HANE: “RAHEERAN, FERE, KRM. KRR, BOER. MHD EF 
URE, AG AR WOR.” 
Dı] #3 TI ABA AB, NAOT. ITS, MAUI: “MEMI, J HANDE MIE? ” 石破 天 情 然 道 : “我 …… 我 
RAM, 我 一 拳 也 没 打 到 作 令 令 。” 
阿 绣 白 了 他 一 眼 ， 道 : “他 单 是 “我 的 ”和 爷爷 吗 ? MUA ۰424 , BREE TOK. ” 石破 天心 中 一 和 本, REM: “oR! ” 
白 自在 挥手 道 : “RE, RA! 你 强 过 我 ， 我 是 你 孙子 ， 你 是 我 爷爷 ! ” 
阿 绣 伸 了 伸 舌 头 ， 微 笑 道 : “和 爷爷 生气 啦 ， 咱 们 快 跟 奶 奶 说 去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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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 8 
Û 两 人 出 了 石 牢 ， 走 向 大 厅 。 石 破 天 道 : “ 阿 绣 ， 人 人 见 了 我 ， 都 道 我 便 是 那个 石 中 玉 。 连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也 分 辩 不 出 ， 怎 地 你 却 没有 认 
#27 

AER, ERA, PETA. RNA ,رت‎ BAER, 伸 手 扶 住 一 株 自 梅 , 受 色 便 似 
白梅 的 花瓣 一 般 。 她 定 了 定神 ， 道 : “RAR PAR, RUBLE NA. XW, ARTE RAO, HERT? ” 

石 破 天 跨 路 道 ，“ 他 是 石 庄 主 夫妇 独 生 爱 子 ，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待 我 极 好 ， 我 …… 我 …… 我 可 不 能 去 杀 他 们 的 儿子 。” 阿 绣 头 一 低 ， 两 行 泪 
水 从 面 类 上 流 了 下 来 ， 鸣 咽 道 : “我 第 一 件 事 求 你 ， 你 就 不 答 多 ， 以 后 …… 你 一 定 是 葡 侮 我 ， 就 像 爷爷 对 奶奶 一 般 。 我 …… 我 告诉 奶奶 和 妈 
去 。 HÆRRI HAR. 

石破 天道 : “ 阿 绣 ， 阿 绣 ， 你 听 我 说 。” 

阿 绣 鸣 咽 道 ， “你 不 杀 了 他 ， 我 永远 不 皮 你 。” 足 下 不 停 ， 片 刻 间 便 到 了 大 厅 。 

石 破 天 跟 着 进去 ， 只 见 厅 中 剑 光 闪闪 ， 四 个 人 斗 得 正 紧 ， 却 是 白 万 剑 、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三 人 各 插 长 剑 ， 正 在 围攻 一 个 青 袍 短 须 的 老者 。 石 
破 天 一 見 之 下 , Bai: “老伯 伯 ， 你 好 啊 ， 我 时 常 在 想念 你 。” 这 老者 正 是 摩天 居士 谢 烟 客 。 

谢 烟 客 在 雪山 派 三 大 高 手 围攻 之 下 ， 以 一 双 肉 掌 对 付 三 柄 长 剑 ， 仍 是 挥 酒 自如 ， 大 占 上 风 ， 陡 然 间 听 得 石 破 天 这 一 声 呼叫 ， 举 目 向 他 上 
去 ， 不 由 得 大 吃 一 惊 ， 叫 道 ; “ 怎 …… 怎 么 又 有 一 个 ? ” 

高 手 过 招 ， 岂 能 心神 稍 有 失常 ? 他 这 一 惊 又 是 非 同 小 可 ， 白 、 成 、 齐 三 柄 长 剑 同 时 乘虚 而 入 ， 刺 向 他 小 腹 。 三 人 一 师 所 授 ， 使 的 同 是 一 
招 “ 明 驼 骏 足 ”， 剑 势 又 迅 又 狠 ， 眼 见 剑 尖 已 碰 到 他 的 青 袍 ， 三 剑 同时 要 透 腹 而 入 。 

BRAM: “小心! ”纵身 跃 起 ， 一 把 抓 住 白 万 剑 右 肩 ， 硬 生生 将 他 向 后 拖 出 几 步 。 

只 听 得 喀 喀 两 声 ， 谢 烟 客 在 危急 中 使 出 生平 绝技 “ 怕 针 清 掌 ”， 左 掌 震 断 了 齐 自 勉 的 长 剑 ， 右 掌 震 断 了 成 自学 的 长 剑 。 

A, NR FROST EOF, MA, ADR, MAA, PEREDA, REFE, Á 
FRA JA TIJE XURTIYA. DANTE. تک ۲۵ ,لاه زرط وا‎ ۲ fb ME). 

WIRA کج‎ TIR, FG ARE AR NDR, TUE, U: “你 …… 你 二 人 怎 地 一 模 一 样 ? ” 

石 破 天 满 脸 堆 欢 ， 说 道 : “老伯 伯 ， 你 是 来 救 我 的 吗 ? 多 谢 你 啦 ! 我 很 好 ， 他 们 没 杀 我 。 叮 叮当 当 、 石 大 哥 ， 你 们 也 一 块 来 了 。 石 庄 主 、 
石 夫人 ， 他 们 没 伤 你 ， 我 这 可 放心 啦 ! 师父 ， 爷 爷 自己 又 戴 上 了 足 镀 手 错 ， 不 肯 出 来 ， 说 要 你 上 恬 螺 山 去 。” 项 刻 之 间 ， 他 向 谢 烟 客 、 丁 否 、 
EPR, ARE, SERE A MULT LAE: 

他 这 几 句 话说 得 兴高采烈 ， 听 他 说 话 之 人 却 尽 缘 大 吃 一 惊 。 

谢 烟 客 当日 在 摩天 崖 上 修 习 “ 恬 针 清 掌 ”， 为 运 一 时 之 快 ， 将 全 身 内 力 尽数 使 了 出 来 。 恰 在 此 时 ， 贝 海 石 率领 长 乐 帮 八 名 好 手 来 到 摩天 岩 
上 ， 说 是 迎接 帮主 ， 一 口 咬定 帮主 是 在 岸上 。 谢 烟 客 一 招 之 间 ， 便 将 米 模 野 擒 住 ， 但 其 后 与 贝 海 石 动手 ， 恰 着 自己 内 力 耗 竭 。 他 当机立断 ， 乘 
着 败 象 未 显 ， 立 即 飘 然 引退 。 

这 一 掌 而 退 ， 虽 然 不 能 说 败 ， 终 究 是 被 人 其 上 门 来 ， 逼 下 崖 去 ， 实 是 毕生 的 奇 耻 大 辱 。 仔 细 思 量 ， 此 番 受 坎 ， 全 系 自己 练功 时 过 耗 内 力 所 


致 ， 否 则 对 方 纵然 人 多 ， 也 无 所 惧 。 

, LK, BARNIÐ, FIERT ERIE, ATENSADA, MA UA BAUÐ, KRT, B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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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ARE ۴ TAZ, BG rh EK HEWA T HR. BRIER 7 POET A, ARREST A, 不 到 半 天 便 過 上 了 , SURMISE 
行 迎 回 总 能 。 贝 海 石 等 此 后 监视 甚 紧 ， 均 想 这 小 子 当时 嘴 上 说 得 豪气 干 云 ， 但 事后 越 想 越 怕 ， 竞 想 脚底 抹 油 ， 一 走 了 之 ， 天 下 哪 有 这 么 便宜 之 
事 ? 数 十 人 四 下 守卫 ， 日 夜 不 离 ， 不 论 他 如 何 狭 计 百出 ， 再 也 无 法 溜 走 。 石 中 玉 甫 脱 凌 霄 城 之 难 ， 又 套 讲 了 侠客 岛 之 动 ， 好 生发 狼 。 和 丁 至 商 
议 了 几 次 ,两 人 打 定 了 主意 ， 侠 客 岛 当然 是 无 论 如 何不 去 的 ， 在 总 舱 之 中 也 已 难以 演 走 ， 只 有 在 前 赴 侠 客 岛 途 中 设法 脱身 。 

当下 只 得 暂且 冒充 石 破 天 再 说 。 他 是 个 千 伶 百 俐 之 人 ， 帮 中 上 下 人 等 又 个 个 熟识 ， 各 人 性 格 摸 得 清 清楚 楚 ， 他 要 假装 石 破 天 而 不 令 人 起 
疑 ， 比 之 石 破 天 冒 充 他 是 易 上 百倍 了 。 只 是 他 毕竟 心中 有 鬼 ， 不 敢 大 模 大 样 如 从 前 那么 做 他 的 帮主 ， 每 日 里 只 是 艇 在 房 中 与 丁 东 鬼混 。 有 人 间 
起 帮 中 大 事 ， 他 也 唯 唯 否 否 的 不 出 甚么 主意 。 

长 乐 帮 这 干 人 只 求 他 准 期 去 侠客 岛 赴约 ， 乐 得 他 诸 事 不 理 ， 正 好 自行 其 是 。 

贝 海 石 那 日 前 赴 摩 天 岸 接 得 石 破 天 归 来 ， 一 掌 台 走 谢 烟 客 ， 虽 知 从 此 伏 下 了 一 个 隐忧 ， 但 觉 他 掌 法 虽 精 ， 内 力 却 是 平平 ， 颇 与 他 在 武林 中 
所 享 的 大 名 不 副 ， 也 不 如 何 放 在 心 上 。 

其 后 发 觉 石 破 天 原 来 并 非 石 中 玉 ， 这 样 一 来 ， 变 成 无 缘 无 故 的 得 罪 了 一 位 武林 高 手 ， 心 下 更 微 有 内 次 之 意 ， 但 铜牌 邀 宴 之 事 迫在眉睫 ， 帮 
中 不 可 无 主 出 头 承担 此 事 ， 乘 着 石 破 天 阴 阳 内 力 激荡 而 昏迷 不 醒 之 时 ， 便 在 他 身上 做 下 了 手脚 。 

原来 石 中 玉 那 日 在 贝 海 石 指使 之 下 做 了 帮主 ， 不 数 日 便 即 逃脱 ， 给 贝 海 石 的 了 回来 ， 将 他 脱 得 赤 条 条 地 监禁 数 日 ， 教 他 难以 再 逃 ， 其 后 石 
中 玉 虽 然 终 于 又 再 逃脱 ， 他 身上 的 各 处 创伤 辣 痕 ， 却 已 让 贝 海 石 尽 数 瞧 在 眼 里 。 贝 大 夫 并 非 真 的 大 夫 ， 然 久 病 成 医 ， 医 道 着 实 高 明 ， 于 是 在 石 
破 天 肩 头 、 腿 上 、 导 部 仿制 疤痕 ， 况 也 做 得 一 模 一 样 ， 毫 无 破绽 ， 以 致 情人 丁 珠 、 仇 人 白 万 剑 ， 甚 至 父母 石 清 夫 妇 都 给 瞒 过 。 

贝 海 石 只 道 石 中 玉 既 然 再 次 光 走 ， 在 腊八 日 之 前 必 不 会 现 身 ， 是 以 放胆 而 为 。 其 实 石 破 天 和 石 中 玉 二 人 相貌 虽然 相似 ， 毕 竟 不 能 一 般 无 
异 ， 但 有 了 身上 这 几 处 疤痕 之 后 ， 人 人 心中 先入 为 主 ， 纵 有 再 多 不 似 之 处 ， 也 一 概略 而 不 计 了 。 石 破 天 全 然 不 通 人 情 世故 ， 种 种 奇 事 既 难以 索 
解 ， 也 只 有 相信 旁人 之 言 ， 只 道 自己 一 场 大 病 之 后 ， 将 前 事 忘 得 干 干净 净 。 

哪 知 侠客 岛 的 善 恶 二 使 实 有 过 人 之 能 ， 竞 将 石 中 玉 从 扬州 妓院 中 揪 了 出 来 ， 贝 海 石 的 把 戏 全 被 拆 穿 。 虽 然 石 破 天 应 承接 任 帮 主 ， 让 长 乐 帮 
ATH, NEFRET IER, RARE, TERRENI, UEP E RARE 2-8, ARRABAL, SPDR AT 

这 日 谢 烟 客 上 门 指名 索 战 ， 贝 海 石 听 得 他 连 伤 四 名 香 主 ， 自 付 并 无 胜 他 把 握 ， 一 面 出 厅 周 旋 ， 一 面 遗 人 请 帮主 出 来 应 付 。 

石 中 玉 推 三 阻 四 ， 前 来 相 请 的 香 主 、 舱 主 已 站 得 满 房 都 是 ， 消 息 一 个 接 一 个 的 传 来 ，“ 贝 先生 和 那 姓 谢 的 已 在 厅 上 激 斗 ， 快 请 帮主 出 去 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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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贝 先 生 肩头 给 谢 烟 客 拍 了 一 掌 ， 左 臂 已 有 些 不 灵 。” 

“ 贝 先生 扯 下 了 谢 烟 客 半幅 衣 袖 ， 谢 烟 客 却 乘机 在 贝 先 生 胸口 印 了 一 掌 。” 

“ 贝 先生 咳嗽 连连 ， 口 喷 鲜 血 ， 帮 主 再 不 出 去 ， 贝 先生 难免 责 生 。” 

“ 那 姓 谢 的 口 出 大 言 ， 说 道 任 一 双 肉 掌 便 要 将 长 乐 帮 挑 了 ， 帮 主 再 不 出 去 ， 他 要 放火 焚烧 咱们 总 舵 ! ” 

石 中 玉 心 想 ，“ 烧 了 长 乐 帮 总 能 ， 那 是 求 之 不 得 ， 最 好 那 姓 谢 的 将 你 们 尽数 宰 了 。” 但 在 众 香 主 、 舵 主 逼 迫 之 下 ， 无 可 推托 ， 只 得 硬 着 头 
皮 来 到 大 厅 ， 打 定 了 主意 ， 要 长 乐 帮 众 好 手 一 拥 而 上 ， 管 他 谁 死 谁 活 ， 最 好 是 两 败 俱 伤 ， 同 归于 尽 ， 自 己 便 可 乘机 溜 之 大 吉 。 

哪 知 谢 烟 客 一 见 了 他 ， 登 时 大 吃 一 惊 ， 叫 道 ，“ 狗 杂种 ， 原 来 是 你 。” 

石 中 玉 只 见 贝 海 石 气息 态 奋 ， 委 顿 在 地 ， 衣 襟 上 都 是 鲜血 ， 心 惊 胆 战 之 下 ， 那 句 : “大 伙 儿 齐 上 ， 跟 他 擒 了 ! ”的 话 吓 得 叫 不 出 口 来 ， 战 
RAMEE: “BOWE. ” 

谢 烟 客 冷笑 道 ， “很 好 ， 很 好 ! 你 这 小 子 居然 当 上 了 长 乐 帮 帮 主 ! ”一 想到 种 种 情事 ， 身 上 不 由 得 凉 了 半截 “BT, HT! 贝 大 夫 这 狗 
贼 原来 竞 这 等 工 于 心计 。 我 当年 立 下 了 重 拆 ， 但 教 受 令 之 人 有 何 号 令 ， 不 论 何 事 ， 均 须 为 他 办 到 ， 此 事 众 所 知 闻 。 他 打听 到 我 已 从 狗 杂 种 手中 
接 了 玄 铁 令 ， 便 来 到 摩天 崖 上 ， 将 他 接 去 做 个 便 偶 帮主 ， 用 意 无 非 是 要 我 听 他 长 乐 帮 的 号 令 。 谢 烟 客 啊 谢 烟 客 ， 你 聪明 一 世 ， 糊 涂 一 时 ， 今 日 
里 竟然 会 自 投 罗网 ， 从 此 人 为 刀 粗 ， 我 为 鱼肉 ， 再 也 没有 翻身 之 日 了 。” 

一 人 若是 系 念 于 一 事 ， 不 论 遇 上 何等 情景 ， 不 由 自主 的 总 是 将 心事 与 之 连 了 起 来 。 逃 犯 越狱 ， 只 道 普天 下 公差 都 在 捉拿 自己 : 凶手 犯案 ， 
只 道人 人 都 在 思 疑 自己 ， 青 年 男女 钟情 ， 只 道 对 方 一 言 一 动 都 为 自己 而 发 ， 虽 绝顶 聪明 之 人 ， 亦 所 难免 。 谢 烟 客 念念不忘 者 只 是 玄 铁 令 拆 愿 未 
了 ， 其 时 心情 ， 正 复 如 此 。 他 越 想 越 怕 ， 料 想 贝 海 石 早已 伏 下 厉害 机 关 ， 双 目 凝视 石 中 玉 静 候 他 说 出 要 自己 去 办 的 难事 。“ 倘 若 他 竟 要 我 自 断 
双手 ， 从 此 成 为 一 个 不 死 不 活 的 废人 ， 这 便 如 何 是 好 ? > 

想到 此 节 ， 双 手 不 由 得 微微 颤抖。 

他 车 立即 转身 奔 出 长 乐 帮 总 舵 ， 从 此 不 再 见 这 狗 杂种 之 面 ， 自 可 如 过 这 个 难题 ， 但 这 么 一 来 ， 江 湖上 从 此 再 没 他 这 号 人 物 ， 那 倒 事 小 ， 想 

普 时 所 立 的 毒 歧 ， 他 日 应 拆 ， 那 比 之 自残 双手 等 等 更 是 惨 酪 百倍 了 。 
బని ENT ER FR E MARZIA, HAMMER. RIN, ERZ, BAR 
1 过 了 好 几 天 一 般 。 

又 过 了 良久 ， 谢 烟 客 终于 厉声 说 道 : “好 罢 ， 是 你 从 我 手中 接 过 玄 铁 令 的 ， 你 要 我 为 你 办 甚么 事 ， 快 快 说 来 。 谢 某 一 生 纵横 江湖 ， 便 遇 上 
天 大 难事 ， 也 视 作 等 闲 。” 

石 中 玉 一 听 ， 登 时 呆 了 ， 但 谢 烟 客 颁 下 玄 铁 令 之 事 ， 他 却 也 曾 听 过 ， 心 念 一 转 之 际 ， 已 然 明白 ， 定 是 谢 烟 客 也 认错 了 人 ， 将 自己 认 作 了 那 
个 到 凌 雷 城 去 作 替 死 鬼 的 呆 子 ， 听 他 说 不 论 自己 出 甚么 难题 ， 都 能 尽力 办 到 ， 那 真是 天 外 飞 来 的 大 横财 ， 心 想 以 此 人 武功 之 高 ， 说 得 上 无 事 不 
可 为 ， 却 教 他 去 办 甚么 事 好 ? 不 由 得 沉吟 不 决 。 

谢 烟 客 见 他 神色 间 又 惊 又 喜 、 又 是 害怕 ， 说 道 ，“ 谢 某 曾 在 江湖 扬言 ， 凡 是 得 我 玄 铁 令 之 人 ， 谢 某 决 不 伸 一 指 加 于 其 身 ， 你 又 怕 些 甚么 ? 
MAH, WEBER SRA. OR CY SEAT)” MITER BERIA, BATES, SRB EM 
石 中 玉 听 他 叫 自 己 为 “ 狗 杂 种 ”， 只 道 是 随口 骂人 ， 自 更 不 知 “ 炎 炎 功 ”是 甚么 东西 ， 当 下 不 置 可 否 ， 微 微 一 笑 ， 心 中 却 已 打 定 了 主 

A: “ 那 呆 子 到 得 凌 需 城中 ， 吐 露 真相 ， 白 自在 、 白 万 剑 、 封 万 里 这 干 人 岂 肯 罢休 ? RA XOR HADIR N NAL. 

我 一 生 终 是 难 在 江湖 上 立足 。 天 幸 眼 前 有 这 个 良机 ， 何 不 要 他 去 了 结 此 事 ? 雪山 派 的 实力 和 长 乐 帮 也 不 过 是 半斤八两 ， 这 谢 烟 客 孤 身 一 人 
能 将 长 乐 帮 挑 了 ， 多 半 也 能 赁 一 双 肉 掌 ， 将 雪山 派 打 得 万 动 不 复 。” 当 即 说 道 。 “ 谢 先生 言 而 有 信 ， 令 人 可 敬 可 佩 。 在 下 要 谢 先生 去 办 的 这 件 
事 ， 传 入 俗人 耳 中 ， 不 免 有 点 儿 骇人听闻 ， 但 以 谢 先生 天 下 无 双 的 武功 ， 那 也 是 轻而易举 。” 
a SAR 

ト 相同 。 

石 中 玉 道 ，“ 在 下 斗 胆 ， 请 谢 先生 到 凌 霄 城 去 ， 将 雪山 派 人 众 尽数 杀 了 。” 

谢 烟 客 微 微 一 惊 ， 心 想 雪山 派 是 武林 的 名 门 大 派 ， 威 德 先 生 白 自在 声名 其 著 ， 是 个 极 不 易 车 的 大 高 手 ， 况 要 将 之 尽数 诛 灭 ， 当 真 谈 何 容 


易 ? 但 对 方 既然 出 下 了 题目 ， 那 便 是 抓 得 着 、 摸 得 到 的 玩意 儿 ， 不 用 整 日 价 提心吊胆 ， 疑 神 疑 鬼 ， 雪 山 派 一 除 ， 从 此 便 无 忧 无 虑 ， 道 遥 一 世 ， 
当即 说 道 ，“ 好 ， 我 这 就 去 。” 说 着 转身 便 行 。 

石 中 玉 叫 道 : “ 谢 先 生 且 慢 ! ” 谢 烟 客 转 过 身 来 ， 道 : “怎么 ? ”他 猜想 狗 杂 种 叫 自己 去 诛 灭 雪山 派 ， 纯 是 贝 海 石 等 人 的 主意 ， 不 知 长 乐 
帮 和 雪山 派 有 甚么 深 仇 大 恨 ， 这 才 要 假手 于 己 去 诛 灭 对 方 ， 他 只 盼 及 早 离 去 ， 深 恐 贝 海 石 他 们 又 使 甚么 诡计 。 

APA: “ 谢 先 生 ， 我 和 你 同 去 ， 要 亲眼 见 你 办 成 此 事 ! ” 

他 一 听 谢 烟 客 答 允 去 诛 灭 雪山 派 ， 便 即 想 到 此 事 一 举 两 得 ， 正 是 脱离 长 乐 帮 的 良机 。 

谢 烟 客 当年 立 拆 ， 虽 说 接 到 玄 铁 令 后 只 为 人 办 一 件 事 ， 但 石 中 玉 和 他 同行 ， 却 与 此 事 有 关 ， 原 是 不 便 拒绝 ， 便 道 : “好 你 跟 我 一 起 去 就 
是 。” 长 乐 帮 众人 大 急 ， 眼 望 贝 海 石 ， 听 他 示 下 。 石 中 玉 朗 声 道 : “本 座 既 已 答应 前 赴 侠客 岛 应 约 ， 天 大 的 担子 也 由 我 一 人 挑 起 ， 届 时 自 不 会 
令 众 位 兄弟 为 难 ， 大 家 尽管 放心 。” 

贝 海 石 重 伤 之 余 ， 万 料 不 到 谢 烟 客 竟 会 听 石 帮主 号 令 ， 反 正 无 力 拦阻 ， 只 得 叹 一 口气 ， 有 和气 无 力 的 说 道 : “ 帮 …… 帮 主 ， 一 …… 一 …… 路 
RE, 起 …… 起 …… 属 下 …… 咳 咳 …… 不 送 了 ! ” 石 中 玉 一 拱手 ， 随 着 谢 烟 客 出 了 总 舵 。 

谢 烟 客 冷 笑 道 : “ 狗 杂 种 你 这 蠢 才 ， 听 了 贝 大 夫 的 指使 ， 要 我 去 诛 灭 雪 山 派 ， 雪 山 派 跟 你 又 沾 上 甚么 边 了 ? 你 道 贝 大 夫 他 们 当真 奉 你 为 帮 
EB? 只 不 过 要 你 到 侠客 岛 去 送死 而 已 。 

你 这 小 子 傻 头 傻 脑 的 ， 跟 这 批 奸诈 凶 效 的 菲 徒 讲义 气 ， 当 真是 糊涂 透顶 。 你 怎 不 叫 我 去 做 一 件 于 你 大 大 有 好 处 的 事 ? ”突然 想起 : “幸亏 
他 没有 叫 我 代 做 长 乐 帮 帮 主 ， 派 我 去 侠客 岛 送 死 。” 他 武功 虽 高 ， 于 侠客 岛 毕 竟 也 十 分 忌 昼 ， 想 到 此 节 ， 又 不 禁 暗 自 庆 幸 ， 笑 骂 : “BM, 
总 算 老 子 运 气 ， 你 狗 杂 种 要 是 聪明 了 三 分 ， 老 子 可 就 倒 了 大 霉 啦 ! > 
e aa să て と a 
想 想 。 

ÎN Va a dll ات‎ 
TREK.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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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中 玉 虽 有 谢 烟 客 作 护符 ， 但 对 白 自在 毕竟 十 分 害怕 ， 一 上 闭 霄 城 后 便 献 议 暗 玲 。 谢 烟 客 一 听 ， 正 合 心意 。 当 下 三 人 从 入 闭 霄 城 来 。 石 中 
玉 在 城中 曾 居住 多 年 ， 各 处 道路 门户 十 分 熟悉 。 城 中 又 方 遭 大 变 ， 多 处 要 道 无 人 守 御 ， 三 人 毫 不 费力 的 便 进 了 城 。 

谢 烟 客 出 手 杀 了 四 名 雪山 派 第 三 代 弟 子 ， 进 入 中 门 ， 便 听 到 众人 议论 纷纷 ， 有 的 气愤 ， 有 的 害怕 ， 有 的 想 逃 ， 有 的 说 瞧 一 瞧 风 头 再 作 打 
算 。 谢 烟 客 和 石 中 玉 知 道 凌 雷 城 祸 起 萧 墙 ， 正 有 巨大 内 争 ， 心 想 正 是 天 赐 良 机 ， 随 即 又 听 到 石 清 夫妇 被 擒 。 石 中 玉 虽 然 凉 薄 无 行 ， 于 父母 之 情 
毕竟 尚 在 ， 当 下 也 不 向 谢 烟 客 恳 求 ， 径 自 引 着 他 来 到 城中 办 人 之 所 ， 由 谢 烟 客 出 手 杀 了 数 人 ， 救 出 了 石 清 、 闵 柔 ， 来 到 大 厅 。 

其 时 史 婆 婆 、 白 万 剑 、 石 破 天 等 正在 石 牢 中 和 白 自在 说 话 ， 依 着 谢 烟 客 之 意 ， 见 一 个 ， 杀 一 个 ， 当 时 便 要 将 雪山 派 中 人 杀 得 干 干净 净 ， 但 
石 清 、 闵 柔 极力 劝阻 。 石 清 更 以 言语 相 激 : “是 英雄 好 汉 ， 便 当先 和 雪山 党 门人 威 德 先 生 决 个 雌雄 ， 此 刻 正 主 儿 不 在 ， 却 尽 杀 他 后 辈 弟 子 ， 江 
湖上 议论 起 来 ， 未 免 说 摩天 居士 以 大 压 小 ， 其 软 怕 硬 。” 谢 烟 客 冷笑 道 : “反正 是 尽数 诛 灭 ， 先 杀 老 的 ， 再 杀 小 的 ， 也 是 一 样 。” 

不 久 史 婆 婆 和 白 万 剑 等 出 来 ， 一 言 不 合 ， 便 即 动手 。 白 万 剑 武 功 虽 高 ， 如 何 是 这 玄 铁 令 主人 的 敌手 ? 数 招 之 下 ， 便 已 险象 环 生 。 成 自学 、 
齐 自 勉 听 得 谢 烟 客 口口声声 要 将 雪山 派 尽 数 诛 灭 ， 当 即 上 前 夹击 ， 但 以 三 敌 一 ， 仍 然 挡 不 住 他 凌厉 无 传 的 “ 怕 针 清 掌 ”。 当 石 破 天 进 厅 之 时 ， 
史 婆 婆 与 粱 自 进 正 欲 加 入 战 团 ， 不 料 谢 烟 客 大 惊 之 下 ， 局 面 登 变 。 

石 中 玉 见 石 破 天 武 功 如 此 高 强 ， 自 是 十 分 骇 异 ， 生 怕 雪 山 派 重 算 旧 帐 ， 石 破 天 不 免 也 要 跟 自己 为 难 ， 但 见 阿 绣 安然 无 善 ， 又 稍 觉 宽 心 。 

丁 琐 虽 倾 心 于 风流 个 偿 的 石 中 玉 ， 人 习 厌 这 不 解 风情 的 石 破 天 ， 毕 竟 和 他 相处 多 日 ， 不 无 情谊 ， 见 他 尚 在 人 间 ， 却 也 暗暗 欢喜 。 

石 清 夫妇 直到 此 时 ， 方 始 明 白 一 路 跟着 上 山 的 原来 不 是 儿子 ， 又 是 那 少年 石 破 天 ， 舌 愧 之 余 ， 也 不 自 禁 的 好 笑 ， 第 一 次 认错 儿子 ， 那 也 圈 
了 ， 想 不 到 第 二 次 又 会 认错 。 夫 妻 俩 相对 摇头 ， 均 想 : “ 玄 素 庄 石 清 夫 妇 认 错 儿 子 ， 从 此 在 武林 中 成 为 大 笑话 ， 日 后 遇 到 老 友 ， 只 怕人 人 都 会 
HEE ” Fi: “ 石 帮主 ， 你 为 甚么 要 假装 喉 痛 ， 将 玉 儿 换 了 去 ? ” 

史 婆 婆 听 得 石 破 天 言 道 丈 夫 不 肯 从 牢 中 出 来 ， 却 要 自己 上 怕 螺 山 去 ， 忙 问 : “你 们 比武 是 谁 有 性 了 ? BAWVWINRA LE? ” 

谢 烟 客 问 道 : “怎么 有 了 两 个 狗 杂 种 ?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? > 

白 万 剑 喝道 ， “好 大 胆 的 石 中 玉 ， 你 又 在 的 甚么 鬼 ? ” 

TRE: “PRIA B AT ME, ESA?” 

你 一 句 ， 我 一 句 ， 齐 声 发 问 。 石 破 天 只 一 张嘴 ， 一 时 之 间 怎 回答 得 了 这 许多 问 话 ? 

只 见 后 堂 转 出 一 个 中 年 妇 人 ， 问 阿 绣 道 : “ 阿 绣 ， 这 两 个 少年 ， 哪 一 个 是 好 的 ， 哪 一 个 是 坏 的 ? ”这 妇 人 是 白 万 剑 之 妻 ， 阿 绣 之 母 。 她 自 
阿 绣 随 崖 后 ， 忆 女 成 狂 ， 神 智 迷糊 。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、 廖 自 硕 等 谋 叛 之 时 ， 也 没 对 她 多 加 理会 。 此 番 阿 绣 随 祖母 暗中 入 城 ， 第 一 个 就 去 看 娘 。 
她 母亲 一 见 爱 女 ， 登 时 清醒 了 大 半 ， 此 刻 也 加 上 了 一 张嘴 来 发 问 。 

KZZAFNE “ 谁 也 别 吵 ， 一 个 个 来 问 ， 这 般 乱 哄 哄 的 谁 还 听 得 到 说 话 ? > 

众人 一 听 ， 都 静 了 下 来 。 谢 烟 客 在 鼻孔 中 冷笑 一 声 ， 却 也 不 再 说 话 。 

PERÙ: ÆR, KM? ” 
fp اک‎ cat ia ac 

目元 光 。 

只 听 得 石 破 天 道 : “自然 是 爷爷 赢 了 ， 我 怎 配 跟 爷爷 比武 ? 

7 和 爷爷 说 要 教 我 些 粗 浅 功夫 ， 他 打 了 我 七 八 十 拳 ， 踢 了 我 二 三 十 脚 ， 我 可 一 拳 一 脚 也 碰 不 到 他 身上 。?” 白 万 剑 等 都 长 长 吁 了 口气 ， 放 下 心 


SERE REA, XH: “你 为 甚么 身上 一 处 也 没 伤 ? 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 定 是 爷爷 手下 留情 。 后 来 他 打 得 倦 了 ， 坐 倒 在 地 ， 我 见 他 一 口气 转 
不 过 来 ， 闭 了 呼吸 ， 便 助 他 畅通 气息 ， 此 刻 已 然 大 好 了 。?” 

谢 烟 客 冷 笑 道 : “原来 如 此 ! ” 

PRE: “你 爷爷 说 些 甚么 ?” ? 石破 天道 : “他 说 ， 我 白 自在 狂 甚 么 自 大 ， 罪 甚么 深重 ， 在 这 里 面 …… 面 甚么 过 ， 你 们 快 出 去 ， 我 从 此 
谁 也 不 见 ， 你 叫 奶奶 上 怕 螺 山 去 罢 ， 永 远 别 再 回 读 需 城 来 。” 他 一 字 不 识 ， 白 自在 说 的 成 语 “罪孽 深重 ”、“ 狂 妄 自 大 ”、“ 面 壁 思 过 ”， 他 
不 知 其 义 ， 便 无 法 复述 ， 可 是 旁人 却 都 猜 到 了 。 

史 婆 婆 怒 道 ，“ 这 老 儿 当 我 是 甚么 人 ? BARA KR FÆR? ” 

史 婆 婆 半 名 叫做 小 犀 ， 年 轻 时 瑶 美 如 花 ， 武 林 中 青年 子弟 对 之 倾心 者 大 有 人 在 ， 白 自在 和 丁 不 四 尤为 其 中 的 杰出 人 物 。 白 自在 向 来 傲慢 自 
大 ， 史 小 翟 本 来 对 他 不 豆 ， 但 她 父母 看 中 了 白 自在 的 名 望 武功 ， 终 于 将 她 许配 了 这 个 雪山 派 党 门人。 成 婚 之 初 ， 史 小 众 便 常 和 丈夫 拌 嘴 ， 一 拌 
嘴 便 埋怨 自己 父母 ， 说 道 当年 若是 嫁 了 丁 不 四 ， 也 不 致 受 这 无 穷 的 苦恼 。 

其 实 丁 不 四 行事 怪 售 ， 为 人 只 有 比 白 自在 更 差 ， 但 隔 河 景色 ， 看 来 总 比 眼 前 的 为 美 ， 何 况 史 小 众 为 了 激 得 丈夫 生气 ， 故 意 将 自己 爱慕 丁 不 
四 之 情 加 油 添 酱 的 夸张 ， 本 来 具有 半分 ， 却 将 之 说 到 了 十 分 。 白 自在 空 自 暴 跳 ， 却 也 无 可 奈何 。 好 在 两 人 成 婚 之 后 ， 不 久 便 生 了 白 万 剑 ， 史 小 


纵 养 育 爱 子 ， 一 步 不 出 凌 雷 城 ， 数 十 年 来 从 不 和 丁 不 四 见 上 一 面 。 白 自在 纵然 心中 喝 醋 ， 却 也 不 疑 有 他 。 

不 料 这 对 老夫 妇 到 得 晚年 ， 却 出 了 石 中 玉 和 阿 绣 这 一 桩 事 ， 史 小 法 给 丈夫 打 了 个 耳光 ， 一 她 出 城 ， 在 崖 下 雪 谷 中 救 了 阿 绣 ， 但 奶 火 不 熄 ， 
携 着 孙女 前 赴 中 原 散 心 ， 好 教 丈 夫 着 急 一 番 。 当 真 不 是 冤家 不 聚 头 ， 却 在 武昌 府 遇 到 了 了 丁 不 四 。 两 人 红颜 分 手 ， 白 头 重逢 ， 说 起 别 来 情事 ， 那 
丁 不 四 倒 也 痴心 ， 竟 是 始终 未 了 要， 昔 苦 邀 她 到 自己 所 居 的 碍 螺 山 去 盘 醒 数 日 。 二 人 其 时 都 已 年 过 六 旬 ， 原 已 说 不 上 甚么 男女 之 情 ， 丁 不 四 所 以 
邀 她 前 往 ， 也 不 过 一 偿 少 年 时 立 下 的 心愿 ， 只 要 昔日 的 意中人 双 足 沾 到 怕 螺 山上 的 一 点 绿 泥 ， 那 就 死 也 甘心 。 

史 婆 婆 一 口 拒 却 。 丁 不 四 求 之 不 已 ， 到 得 后 来 ， 竟 变 成 了 苦 苦 相 缠 。 史 婆婆 怒气 上 冲 ， 说 僵 了 便 即 动手 ， 数 番 相 斗 ， 史 婆婆 武功 不 及 ， 幸 
好 本 不 四 绝 无 伤 害 之 意 ， 到 得 生死 关头 ， 总 是 手下 留情 。 史 婆婆 又 气 又 急 ， 在 长 江 船 中 赶 练 内 功 ， 竟 致 和 阿 绣 双双 走火 ， 眼 见 要 被 本 不 四 通 到 
正 螺 山上 ， 人 迫 得 投 江 自 尽 ， 巧 逢 石 破 天 解 围 。 后 来 在 紫 烟 岛 上 又 见 到 了 丁 氏 兄弟 ， 史 婆婆 既 不 愿 和 丁 不 四 相 会 ， 更 不 想 在 这 乾 雁 的 情景 下 见 到 
JLT, ERT BRE 

丁 不 四 数 十 年 来 不 见 小 浴 ， 倒 也 罢了 ， 此 番 重 逢 ， 勾 发 了 他 的 牛 性 ， 说 甚么 也 要 叫 她 的 脚底 去 沾 一 沾 碍 螺 山 的 绿 泥 ， 自 知 一 人 非 雪山 派 之 
U TÆKA FA, 向 素 来 和 他 不 睦 的 兄 代 丁 不 三 求 援 , 同上 潜 胃 城 来 , MERA, 格 史 婆 婆 架 到 碧 螺 山 去 , RÆ RM FÆRI, 
立即 原 船 放 她 回归 。 

丁 氏 兄弟 到 达 读 霄 城 之 时 ， 史 婆婆 尚未 归来 。 丁 不 四 便 捏造 谎言 ， 说 史 婆 婆 曾 到 眉 螺 山上 ， 和 他 畅 叙 离 情 。 他 既 孙 不 到 史 小 沦 ， 有 机 会 自 
要 气 气 情敌 。 白 自在 初时 不 信 ， 但 丁 不 四 说 起 史 疲 婆 的 近 貌 ， 转 述 她 的 言语 ， 事 事 若 合 符 节 ， 却 不 由 得 白 自在 不 信 。 两 人 三 言 两 语 ， 登 时 在 书 
房 中 动 起 手 来 。 

丁 不 四 中 了 白 自 在 一 掌 ， 身 受 重 伤 ， 当 下 在 兄长 相 护 下 离 城 。 

这 一 来 不 打 紧 ， 白 自在 又 担心 ， 又 气 恼 ， 一 肚皮 怨气 无 处 可 出 ， 竟 至 疯 疯 癖 冲 ， 乱 杀 无 辜 ， 酿 成 了 凌 雷 城中 借 大 的 风波 。 

史 婆 婆 回 城 后 见 到 丈夫 这 情景 ， 心 下 也 是 好 生 后 悔 ， 丈 夫 的 疯 病 一 半 固 因 他 天 性 自 大 ， 一 半 实 缘 自 己 而 起 ， 此 刻 听 得 石 破 天 言 道 栋 夫 叫 自 
己 到 怕 螺 山 去 ， 永 远 别 再 回来 ， 又 听 说 丈夫 自 知 罪孽 深重 ， 在 石 牢 中 面壁 思 过 ， 登 时 便 打 定 了 主意 : “ 咱 二 人 做 了 一 世 夫 妻 ， 临 到 老 来 ， 岂 可 
再 行 分 手 ? 他 要 在 石 牢 中 自 每 己 过 ， 我 便 在 牢 中 陪 他 到 死 便 了 ， 免 得 他 到 死 也 双眼 不 财 。” 转 念 又 想 : “我 要 亿 刀 将 掌 门 之 位 让 我 ， 原 是 要 代 
他 去 侠客 岛 赴约 ， 免 得 他 枉 自 送 命 ， 阿 绣 成 了 个 独 守 空间 的 小 赛 妇 。 此 事 难以 两 全 ， 那 便 是 如 何 是 好 ? 唉 ， 且 不 管 他 ， 这 件 事 慢 慢 再 说 ， 先 去 
瞪 瞧 老 疯 子 要 紧 。” 当 即 转 身 入 内 。 

白 万 剑 挂念 父亲 ， 也 想 跟 去 ， 但 想 大 敌 当 前 ， 本 派 面临 存亡 绝 续 的 大 关头 ， 毕 竟 是 以 应 付 谢 烟 客 为 先 。 

谢 烟 客 瞧 瞧 石 中 玉 ， 又 瞧 瞧 石 破 天 ， 好 生 难 以 委 决 ， 以 言语 举止 而 论 ， 那 是 石 破 天 较 像 狗 杂 种 ， 但 他 适 才 一 把 拉 退 白 万 剑 的 高 深 武 功 ， 过 
非 当 日 摩天 崖 这 乡下 少年 之 所 能 ， 分 手 不 过 数 月 ， 焉 能 精进 如 是 ? 突然 间 他 青 气 满 脸 ， 绽 舌 大 喝 : “你 们 这 两 个 小 子 ， 到 底 哪 一 个 是 狗 杂 
种 ? ”这 一 声 断 喝 ， 屋 顶 灰 泥 又 是 繁 短 而 落 ， 眼 见 他 举 手 间 又 要 杀人 。 

石 中 玉 不 知 “ 狗 杂种 ”三 字 是 石 破 天 的 真名 ， 只 道谢 烟 客 大 盘 之 下 破 口 骂人 ， 心 想 计谋 既 给 他 识破 ， 只 有 硬 着 头皮 混 赖 ， 挨 得 一 时 是 一 
时 ， 然 后 做 机 脱逃 ， 当 即 说 道 : “我 不 是 ， 他 ， 他 是 狗 杂 种 ! ” 谢 烟 客 向 他 上 轿 目 而 视 ， 嘿 嘿 冷 笑 ， 道 : “你 真 的 不 是 狗 杂 种 ?” 石 中 玉 给 他 了 瞧 
得 全 身 发 毛 ， 忙 道 ， “我 不 是 。” 

谢 烟 客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道 “那么 你 才 是 狗 杂 种 ? ” 石 破 天 点 头 道 : “是 啊 ， 老 伯伯 ， 我 那 日 在 山上 练 你 教 我 的 功夫 ， 忽 然 全 身 发 冷 发 热 ， 
痛苦 难当 ， 便 昏 了 过 去 ， 这 一 醒 转 ， 上 古怪 事情 却 一 件 接 着 一 件 而 来 。 老 伯伯 ， 你 这 些 日 子 来 可 好 吗 ? 不 知 是 谁 给 你 洗衣 者 饭 。 我 时 常 记 挂 你 ， 
想到 我 不 能 给 你 洗衣 者 饭 ， 可 苦 了 你 啦 。” 言 语 中 充满 关怀 之 情 。 

谢 烟 客 更 无 怀疑 ， 心 想 : “这 傻 小 子 对 我 倒 真 还 不 错 。” 转 头 向 石 中 玉 道 。 “你 冒充 此 人 ， 却 来 消 遗 于 我 ， 嘿 咽 ， 胆 子 不 小 哇 ， 胆 子 不 
小 ! > 

石 清 、 闵 柔 见 他 脸 上 青 气 一 显 而 隐 ， 双 目 精 光大 盛 ， 知 道 儿 子 欺骗 了 他 ， 自 令 他 怒不可遏 ， 只 要 一 伸手 ， 儿 子 立 时 便 尸 横 就 地 ， 忙 不 迭 双 
双 跃 出 ， 拦 在 儿子 身 前 。 闵 柔 额 声 说 道 ，“ 谢 先生 ， 你 大 人 大 量 ， 原 谅 这 小 儿 无 知 ， 我 …… 我 教 他 向 你 太 头 赔 罪 ! ” 

谢 烟 客 心中 烦恼 ， 为 石 中 玉 所 欺 尚 在 其 次 ， 只 是 这 么 一 来 ， 玄 铁 令 拆 言 的 了 结 又 是 没 了 着 落 ， 冷 笑 道 ，“ 谢 某 为 竖 子 所 欺 ， 岂 是 夸 几 个 头 
便 能 了 事 ? 退 开 ! ”他 “ 退 开 ”两 字 一 出 口 ， 双 袖 拂 出， 两 股 大 力 排山倒海 般 推 去 。 石 清 、 闵 柔 的 内 力 虽 非 泛泛 ， 竞 也 是 立足 不 稳 ， 分 向 左右 
跌 出 数 步 。 

石 破 天 见 闵 柔 惊 虱 无比， 眼泪 已 夺 眶 而 出 ， 忙 叫 : “老伯 伯 ， 不 可 杀 他 ! ” 

谢 烟 客 右 掌 蓄 发 ， 正 待 击 出 ， 其 对 便 是 大 厅 上 数 十 人 一 齐 阻 挡 ， 也 未 必 救 得 了 石 中 玉 的 性 命 ， 但 石 破 天 这 一 声 呼 喝 ， 对 谢 烟 客 而 言 却 是 无 
TEIDE. ABETE, 回 共同 道 : “你 要 我 不 可 杀 他 ? ” 心 想 饶 了 这 卑鄙 少年 的 一 命 ， 便 算 完 偿 了 当年 誓 愿 ， 那 倒是 轻易 之 极 的 事 ， 不 
由 得 脸 露 喜 色 。 

FIR: “是 啊 ， 这 人 是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的 儿子 。 叮 叮当 当 也 很 喜欢 他 。 不 过 …… 不 过 …… 这 人 行为 不 好 ， 他 坎 侮 过 阿 绣 ， 又 爱 骗 人 ， 
做 长 乐 帮 帮 主 之 时 ， 又 做 了 许多 坏事 。?” 

谢 烟 客 道 : “你 说 要 我 不 可 杀 他 ? ”他 虽 是 武功 绝顶 的 一 代 扣 杰 ， 说 这 旬 话 时 ， 声 音 况 也 有 些 发 额 ， 惟 奴 石 破 天 变 卦 。 

石破 天道 : “不 错 ， 请 你 不 可 杀 他 。 不 过 这 人 老 是 害 人 ， 最 好 你 将 他 带 在 身边 ， 教 他 学 好 ， 等 他 真 的 变 了 好 人 ， 才 放 他 离开 你 。 老 伯伯 ， 
你 心地 最 好 ， 你 带 了 我 好 几 年 ， 又 教 我 练功 夫 。 自 从 我 找 不 到 妈妈 后 ， 全 靠 你 养育 我 长 大 。 这 位 石 大 哥 只 要 跟随 着 你 ， 你 定 会 好 好 照料 他 ， 他 
就 会 变 成 个 好 人 了 。?” 

“心地 最 好 ”四 字 用 之 于 谢 烟 客 身上 ， 他 初 一 入 耳 ， 不 由 得 大 为 愤怒 ， 只 道 石 破 天 出 言 读 刺 ， 脸 上 青 气 又 现 ， 但 转念 一 想 ， 不 由 得 啼笑 皆 
非 ， 眼 见 石 破 天 说 这 番 话 时 一 片 至 诚 ， 回 想 数 年 来 和 他 在 摩天 崖 共处 ， 自 己 处 处 机 心 对 他 ， 他 却 始终 天 真 烂漫 ， 绝 无 半分 猜疑 ， 别 来 数 月 ， 他 
元 自 以 不 能 为 自己 洗衣 者 饭 为 次 ， 料 想 他 失 母 之 后 ， 对 已 依恋 ， 因 之 事 事 皆 往 好 处 着 想 ， 自 己 授 他 “炎炎 功 ” 原 是 意 在 取 他 性 命 ， 他 却 滩 自 感 
恩 ， 此 刻 又 来 要 自己 去 管教 石 中 玉 ， 心 道 : “ 傻 小 子 胡 说 八道 ， 谢 某 是 个 独 往 独 来 、 矫 矫 不 群 的 奇 男子 ， 焉 能 为 这 卑贱 少年 所 累 ? ”说 
i: “我 本 该 答 允 为 你 做 一 件 事 ， 你 要 我 不 杀 此 人 ， 我 依 了 你 便 是 。 咱 们 就 此 别 过 ， 从 此 永 不 相 见 。?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不 ， 不 ， 老 伯伯 ， 你 若 不 好 好 教 他 ， 他 又 要 去 骗 人 害 人 ， 终 于 会 给 旁人 杀 了 ， 又 惹 得 石 夫 人 和 叮 叮当 当 伤 心 。 我 求 你 教 他 、 
看 着 他 ， 只 要 他 不 变 好 人 ， 你 就 不 放 他 离开 你 。 我 妈 本 来 教 我 不 可 求人 甚么 事 。 不 过 …… 不 过 这 件 事 太 关 要 紧 ， 我 只 得 求 求 你 了 。” 

谢 烟 客 皱 起 眉头 ， 心 想 这 件 事 婆婆 妈妈 ， 说 难 是 不 难 ， 说 易 却 也 着 实 不 易 ， 自 己 本 就 不 是 好 人 ， 如 何 能 教 人 学 好 ? 何况 石 中 玉 这 少年 奸诈 
浮 滑 ， 就 是 由 孔 夫 子 来 教 ， 只 怕 也 未 必 能 教 得 他 成 为 好 人 ， 倘 若 答 允 了 此 事 ， 岂 不 是 身后 永远 拖 着 一 个 大 累 袭 ? 他 连连 插头， 说道: “不 成 ， 
这 件 事 我 干 不 了 。 

你 另 出 题目 罢 ， 再 难 的 ， 我 也 去 给 你 办 。?” 

石 清 突然 哈哈 大 笑 ， 说 道 : “人 道 摩天 居士 言 出 如 山 ， 玄 铁 令 这 才 名 动 江湖 。 早 知 玄 铁 令 主 会 拒 人 所 求 ， 那 么 修 监 集 上 这 许多 条 人 命 ， 未 
免 也 送 得 太守 了 。” 

WHA XUH BEE, WARE: “ 石 庄 主 此 言 何 来 ? ” 

ARE: “这 位 小 兄弟 求 你 管教 厂子 ， 原 是 强人 所 难 。 只 是 当日 那 枚 玄 铁 令 ， 确 是 由 这 小 兄弟 交 在 谢 先 生 手 中 ， 其 时 在 下 夫妇 亲眼 目睹 ， 
这 里 耿 兄 、 王 兄 、 柯 兄 、 花 姑娘 等 几 位 也 都 是 见证 。 素 闻 摩 天 居士 言 诺 重 于 千金 ， 怎 地 此 刻 这 位 小 兄弟 出 言 相 求 ， 谢 先生 却 推 三 阻 四 起 
来 ? ” 谢 烟 客 怒 道 : “你 会 生 儿 子 ， 怎 地 不 会 管教 ? 这 等 败坏 门 风 的 不 肖 之 子 ， 不 如 一 掌 毙 了 干净 ! ” 石 清道 : “ 犬 子 顽 劣 无 比 ， 若 不 得 严 师 
善 加 琢磨 ， 决 难 成 器 ! ” 谢 烟 客 怒 道 : “ 琢 你 的 鬼 ! 我 带 了 这 小 子 去 ， 不 到 三 日 ， 便 琢 得 他 人 不 像 人 ， 鬼 不 像 鬼 ! ” 


闵 柔 向 石 清 连 使 眼色 ， 叫 道 ，“ 师 哥 ! ” 心 想 儿子 给 谢 烟 客 这 大 魔 头 带 了 去 ， 定 是 凶 多 吉 少 ， 要 丈夫 别 再 以 言语 相 激 。 

岂 知 石 清 只 作 不 闻 ， 说 道 ，“ 江 湖上 英雄 好 汉 说 起 玄 铁 令 主人 ， 无 不 者 起 大 拇指 赞 一 声 “ 好 ! ROMER. MEREZE, 
是 大 名 易 易 的 摩天 居士 之 所 为 ? ” 

谢 烟 客 给 他 以 言语 僵 住 了 ， 知 道 推 岳 不 通 世 务 的 石 破 天 易 ， 推 岳 这 阅历 丰富 的 石 庄 主 却 为 难 之 极 ， 这 圈子 既 已 套 到 了 头 上 ， 只 有 认命 ， 说 
道 ，“ 好 ， 谢 某 这 下 半生 ， 只 有 给 你 这 狗 杂种 累 了 。” 似 是 说 石 破 天 ， 其 实 是 指 石 中 玉 而 言 。 

他 绕 了 弯 子 骂人 ， 石 清 如 何不 懂 ， 却 只 微笑 不 语 。 闵 柔 脸 上 一 红 ， 随 即 又 变 得 苍白 。 

MEET: “AT, BABE, ERA: ATRIA, ° SERE MASE, MINT, XR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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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破 天 却 道 ，“ 石 大 哥 ， 你 不 用 害怕 ， 谢 先生 假装 很 凶 ， 其 实 他 是 最 好 的 人 。 你 只 要 每 天 者 饭 烧 菜 给 他 吃 ， 给 他 洗衣 、 种 菜 、 打 柴 、 状 
鸡 ， 他 连 手指 头 儿 也 不 会 碰 你 一 磁 。 我 跟 了 他 好 几 年 ， 他 待 我 就 像 是 我 妈妈 一 样 ， 还 教 我 练功 夫 呢 。” 

谢 烟 客 听 他 将 自己 比 作 他 母亲 ， 不 由 得 长 叹 一 声 ， 心 想 ，“ 你 母亲 是 个 疯 婆 子 ， 把 自己 儿子 取 名 为 狗 杂种 。 你 这 小 子 ， 竞 把 江湖 上 闻名 立 
胆 的 摩天 居士 比 作 了 疯 小子 ! ” 
eg EE SRNR: “fn RIKA, ME TH, JEN. ATAR EWRA A KENEK NNE, BLE AS 

i 9” 

石 破 天 又 道 : “ 石 大 哥 ， 谢 先生 的 衣服 若是 破 了 ， 你 得 赶紧 给 他 缝补 。 还 有 ， 谢 先生 吃 菜 爱 掉 花 样 ， 最 好 十 天 之 内 别 煮 同样 的 菜肴 。” 

谢 烟 客 嘿嘿 冷笑 ， 说 道 ，“ 石 庄 主 ， 贤 夫妇 在 侯 监 集 上 ， 也 曾 看 中 了 我 这 枚 玄 铁 令 。 难 道 当时 你 们 心目 之 中 ， 就 在 想 聘 谢 某 为 西 宾 ， 替 你 
们 管教 这 位 贤 公 子 么 ? ”他 口中 对 石 清 说 话 ， 一 双 目 光 ， 却 是 直上 直下 的 在 石 中 玉 身 上 扫射 ， 石 中 玉 在 这 双 闪 电 般 的 眼光 之 下 ， 便 如 老鼠 见 
猫 ， 周 身 俱 软 ， 只 吓 得 魂 不 附 体 。 

石 清道 ，“ 不 敢 。 不 螨 谢 先 生 说 ， 在 下 夫妇 有 一 仇人 ， 杀 了 我 们 另 一 个 孩子 。 此 人 从 此 隐匿 不 见 ， 十 余年 来 在 下 夫妇 遍 寻 不 得 。” 谢 烟 客 
道 ，“ 当 时 你 们 车 得 玄 铁 令 ， 便 欲 要 我 去 代 你 们 报 却 此 仇 ? ” 石 清道 : “报仇 不 敢 劳 动 大 驾 ， 但 谢 先生 神通 广大 ， 当 能 查 到 那 人 的 下 落 。” 谢 
烟 客 道 ，“ 这 玄 铁 令 当 日 若是 落 在 你 们 夫妇 手中 ， 谢 某 可 真 要 谢 天 谢 地 了 。” 

x FARA, WE: “犬子 得 蒙 栽 培 成 人 , DEREN. RULERS, MECA. 7 RE, NEMEZ 

谢 烟 客 “ 旺 ”的 一 声 ， 突 然 伸手 取 下 背 上 一 个 长 长 的 包 被 ， 当 的 一 声响 ， 抛 在 地 下 ， 左 手 一 探 ， 抓 住 石 中 玉 的 右 腕 ， 纵 身 出 了 大 厅 。 但 听 
得 石 中 玉 尖 叫 之 声 ， 修 忽 远 去 ， 项 刻 间 已 在 十 数 丈 外 。 

SABRI, TEMPO, 拍 的 一 声 。 BRT AMARTH, AM: “RH, RA!” KHIM. ABM, IR 
道 ，“ 叮 叮当 当 ， 你 为 甚么 打 我 ?” 

石 清 拾 起 包容 ， 在 手中 一 抽 ， 已 知 就 里 ， 打 开 包 裕 ， 赫 然 是 自己 夫妇 那 对 黑白 双 剑 。 

闵 柔 丝毫 不 以 得 剑 为 喜 ， 含 着 满 泡 眼 泪 ， 道 ，“ 师 …… 师 哥 ， 你 为 甚么 让 玉 儿 …… 玉 儿 跟 了 他 去 ? ” 石 清 叹 了 口气 ， 道 ， “师妹 ， 玉 儿 为 
其 么 会 变 成 这 等 模样 ， 你 可 知道 么 ?” 闵 柔道 “你 …… 你 又 怪我 太 宠 了 他 。” 说 了 这 人 句 话 ， 眼 泪 扑 千 馈 的 流下 。 

ARE: “你 对 玉 儿 本 已 太 好 ， 自 从 坚 儿 给 人 害 死 ， 你 对 玉 儿 更 是 千 依 百 顺 。 我 见 他 小 小 年 纪 ， 已 是 顽 劣 异常 ， 碍 着 你 在 眼前 ， 我 实在 难 
以 管教 ， 这 才 硬 着 心肠 送 他 上 凌 霄 城 来 。 

岂 知 他 本 性 太 坏 ， 反 而 累 得 我 夫妇 无 面目 见 雪山 派 的 诸 君 ， 谢 先生 的 心计 胜 过 玉 儿 ， 手 段 肚 过 玉 儿 ， 以 毒 攻 毒 ， 多 半 有 救 ， 你 放心 好 啦 。 
摩天 居士 行事 虽然 任性 ， 却 是 天 下 第 一 信人 ， 这 位 小 兄弟 要 他 管教 玉 儿 ， 他 定 会 设法 办 到 。” 闵 柔道 “可 是 …… 可 是 ， 玉 儿 从 小 娇 生 惯 养 ， 
又 怎 会 者 饭 伐 菜 ……” 话 声 嘎 咽 ， 又 流下 泪 来 。 

石 清道 ，“ 他 诸 般 毛 病 ， 正 是 从 娇 生 惯 养 而 起 。” 见 白 万 剑 等 人 纷纷 奔 向 内 堂 ， 知 是 去 报 知 白 自在 和 史 婆 婆 ， 俯 身 在 妻子 耳 昱 低 声 
i: CE LEEA ” 

闵 柔 一 想 不 错 ， 这 才 收 泪 ， 向 石 破 天 道 “你 又 救 了 我 儿子 性 命 ， 我 …… 我 真 不 知 …… 偏 生 你 这 般 好 ， 他 又 这 般 坏 。 我 若 有 你 …… 有 你 这 
样 ……” 她 本 想 说 ，“ 我 车 有 你 这 样 一 个 儿子 ， 可 有 多 好 。” 话 到 口 边 ， 终 于 忍 住 了 。 

石 破 天 见 石 中 玉 如 此 得 她 爱 怜 ， 心 下 好 生 羡 幕 ， 想 起 她 两 度 错 认 自己 为 子 ， 也 曾 对 自己 爱惜 得 无 微 不 至 ， 自 己 母亲 不 知 到 了 何 处 ， 而 母亲 
待 已 之 情 ， 可 和 闵 柔 对 待 儿子 大 大 不 同 ， 不 由 得 黯然 神伤 。 

闵 柔 道 ，“ 小 兄弟 ， 你 怎 会 乔装 玉 儿 ， 一 路 上 上 螨 住 了 我 们 ? ” 

石 破 天 脸 上 一 红 ， 说 道 ，“ 那 是 叮 叮 当当 ……” 

突然 间 王 万 惫 气急 败坏 的 奔 将 进来 ， 叫 道 ， “不 …… 不 好 了 ， 师 父 不 见 啦 。” 厅 上 众人 都 吃 了 一 惊 ， 齐 问 : “怎么 不 见 了 ? ” EIR 
叫 ，“ 师 父 不 见 了 。” 

阿 绣 一 拉 石 破 天 的 袖子 ， 道 ， “咱们 快 去 ! ”两 人 急 步 奔 向 石 牢 。 到 得 牢 外 ， 只 见 前 道中 挤 满 了 雪山 弟子 。 各 人 见 到 阿 绣 ， 都 让 出 路 来 。 
两 人 走 进 牢 中 ， 但 见 白 万 剑 夫 妇 二 人 扶 住 史 婆 婆 坐 在 地 下 。 阿 绣 忙 道 ，“ 侈 、 妈 、 奶 奶 …… 怎 么 了 ? BT HA? ” 

白 万 剑 满 脸 杀气 道 ，“ 有 内 奸 ， 妈 是 给 本 门 手法 点 了 穴道 。 

TANTE. MEIN. RENE, "NMA, XIRE ZXNAT, RIWHAMB2T, ERA, HUMANE, AR 

RAN: “AB, ATE ER. ? BR: “是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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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 婆 婆 叫 道 ， “大 伙 儿 别 乱 ， 是 党 门人 点 了 我 穴道 ， 他 自己 走 的 ! ” 

众人 一 昕 ， 尽 沸 情 然 ， 都 道 ，“ 原 来 是 掌 门 人 亲手 点 的 穴道 ， 难 怪 连 白 师 哥 一 时 也 解 不 开 。” 这 时 雪山 派 的 掌 门 人 到 底 该 算是 谁 ， 大 家 都 
ATI, ۰۳۱۳۵۹۹۵۸۸ BRIO, FRAIER, AR HIR న. 
Lo, Mi 

白 万 剑 得 到 讯息 ， 又 赶 了 回来 ， 道 ; “ 妈 ，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? ”语音 之 中 ， 颇 含 不 悦 。 这 几 日 种 种 事情 ， 弄 得 这 精明 练 达 的 “ 气 寒 西 
北 ”犹如 没 头 苍蝇 相似 ， 眼 前 之 事 ， 偏 又 是 自己 父母 身上 而 起 ， 空 有 满腔 闷气 ， 却 又 如 何 发 泄 ? 

史 婆 婆 怒 道 ，“ 你 又 没 弄 明白 ， 怎 地 怪 起 侈 娘 来 ? ” 白 万 剑道 ， “孩儿 不 敢 。” 史 婆婆 道 ， “你 驳 全 是 为 大 家 好 ， 他 上 侠客 岛 去 了 。” 白 
万 剑 惊 道 ，“ 驳 上 侠客 岛 去 ? WHA?” 

史 婆 婆 道 ，“ 为 甚么 ? 你 侈 才 是 雪山 派 真正 的 掌 门 人 啊 。 

他 不 去 ， 谁 去 ? 我 来 到 御 中 ， 跟 你 参 说 ， 他 在 牢 中 自 四 一 辈子 ， 我 便 陪 他 坐 一 辈子 牢 ， 只 是 侠客 岛 之 约 ， 却 不 知 由 谁 去 才 好 。 他 问 起 情 
由 ， 我 一 五 一 十 的 都 说 了 。 他 道 : “我 是 党 门人， 自然 是 我 去 。” 我 劝 他 从 长 计 议 ， 图 得 万 全 之 策 。 他 道 ， “我 对 不 起 雪山 派 ， 害 死 了 这 许多 
无 辜 弟 子 ， 还 有 两 位 大 夫 ， 我 恨不得 一 头 撞 死 了 。 我 只 有 去 为 雪山 派 而 死 ， 赎 我 的 大 罪 ， 我 夫人 、 儿 子 、 媳 妇 、 孙 女 、 孙 女婿 、 众 弟子 才 有 脸 
做 人 。， 他 伸手 点 了 我 几 处 穴道 ， 将 两 块 邀 宴 铜 牌 取 了 去 ， 这 会 儿 早 就 去 得 远 了 。” 


AAS: “ 妈 ， 欧 驳 年 迈 ， 身 子 又 未 曾 复元 ， 如 何 去 得 ? 该 由 儿子 去 才 是 。” 
PARE: “你 到 今日 ， 还 是 不 明白 自己 的 老子 。” 说 着 迈步 走出 石 牢 。 
白 万 食道 : “ 妈 ， 你 …… 你 去 哪里 ? ? ÆR. “我 是 金 鸟 派 党 门人， 也 有 资格 去 侠客 岛 。” 白 万 剑 心 乱 如 麻 ， 寻 思 : “大 伙 儿 都 去 一 


扒 ， 尽 数 死 在 侠客 岛 上 ， 也 就 是 了 。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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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九 MEJOR 

十 二 月 初 五 ， 史 婆婆 率 同 石 清 、 闵 柔 、 白 万 剑 、 石 破 天 、 阿 乡 、 成 自学 、 齐 自 锡 、 梁 自 进 等 一 行人 ， 来 到 南海 之 滨 的 一 个 小 渔村 中 。 

史 婆 婆 离开 凌 霄 城 时 ， 命 耿 万 钟 代行 掌 门 和 城主 之 职 ， 由 汪 万 翼 、 呼 延 万 善 为 辅 。 风 火 神 龙 封 万 里 参与 叛 师 道 谋 ， 虽 为 事 势 所 迫 ， 但 白 万 
HEAT AAEM, RITRAE, FOB. REBZAMT RADEXTARTRRER. BEDARRO, RIKA. 
已 不 足 为 患 。 

在 侠客 岛 送 出 的 两 块 铜牌 反面 ， 刻 有 到 达 该 渔村 的 日 期 、 时 发 和 路 径 。 想 来 每 人 所 得 之 铜牌 ， 错 刻 的 聚会 时 日 与 地 点 均 有 不 同 ， 是 以 史 婆 
婆 等 一 行人 到 达 之 后 ， 发 觉 渔村 中 空 无 一 人 ， 固 不 见 其 他 江湖 豪 士 ， 白 自在 更 无 踪迹 可 寻 ， 其 至 海边 连 渔船 也 无 一 稻 。 

各 人 暂 在 一 间 茅 屋 中 吹 足 。 到 得 傍晚 时 分 ， 忽 有 一 名 黄 衣 汉子 ， 手 持 木 桨 ， 来 到 渔村 之 中 ， 朗 声 说 道 ， TEORIE, 奉 島 主 之 命 , A 
请 长 乐 帮 石 帮主 启程 。” 

史 婆 婆 等 闻 声 从 屋 中 走出 。 那 汉子 走 到 石 破 天 身 前 ， 躬 身 行礼 ， 说 道 ， “这 位 想必 是 石 帮主 了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正 是 。 

阁下 贵 姓 ? ” 那 人 道 ，“ 小 人 姓 赵 ， 便 请 石 帮主 登 程 。” 石 破 天 道 ，“ 在 下 有 几 位 师长 朋友 ， 想 要 同 赴 贵 岛 观 光 。” 那 人 道 ，“ 这 就 为 难 
了 。 小 舟 不 堪 重 载 。 岛 主 颁 下 严令 ， 只 迎接 石 帮主 一 人 前 往 ， 若 是 多 载 一 人 ， 小 舟 固 须 倾覆 ， 小 人 也 是 首 级 不 保 。” 

史 婆 婆 冷 笑 道 ，。“ 事 到 如 今 ， 只 怕 也 由 不 得 你 了 。” 说 着 其 身 而 上 ， 手 按 刀 柄 。 

那 人 对 史 婆 婆 毫 不 理 皮 ， 向 石 破 天 道 ，“ 小 人 领路 ， 石 帮主 请 。” 转 身 便 行 。 石 破 天 和 史 婆 小 、 石 清 等 都 跟随 其 后 。 只 见 他 沿 着 海边 而 
行 ， 转 过 两 处 山 场 ， 沙 滩 边 泊 着 一 般 小 舟 。 这 艘 小 舟 宽 不 过 三 尺 ， 长 不 过 六 尺 ， 当 真是 小 得 无 可 再 小 ， 是 否 能 容 得 下 两 人 都 很 难说 ， 要 想 多 载 
一 人 ， 显 然 无 法 办 到 。 

那 人 说 道 ，“ 各 位 要 杀 了 小 人 ， 原 只 一 举 手 之 劳 。 哪 一 位 若是 识 得 去 侠客 岛 的 海 程 ， 尽 可 带 同 石 帮主 前 去 。” 

史 婆 汛 和 石 清 面 面 相 凯 ， 没 想到 侠客 岛 布置 得 如 此 周密 ， 连 多 去 一 人 也 是 决 不 能 够 。 各 人 只 听 过 侠客 岛 之 名 ， 至 于 此 岛 在 南 在 北 ， 邻 近 何 
处 ， 却 从 未 听 到 过 半点 消息 ， 何 况 这 “侠客 岛 ” 三 字 ， 十 九 也 非 本 名 ， 纵 是 出 惯 了 洋 的 舟 师 海 客 也 未 必 知 晓 ， 茫 茫 大 海 之 中 ， 却 又 如 何 找 去 ? 
极目 四 望 ， 海 中 不 见 有 一 稻 船 只 ， 亦 无 法 驾 舟 跟踪 。 

PARES, HELL, MER, AWE, 向 石破 天道 : GEL, OMAR, RAME, BETTER E 
去 跟 老 疯子 死 在 一 起 。” 

那 黄 衣 汉 子 道 ，“ 岛 主 有 令 ， 若 是 接 错 了 人 ， 小 人 处 斩 不 在 话 下 ， 还 累 得 小 人 父母 麦 儿 尽 皆 斩 首 。” 

ÞÆR. RET, ARAB? ” 舌 一 出口 , 心中 便 想 : “我 自 不 希 军 ， 这 家 伙 却 是 希 罕 的 。” 当 下 另 生 一 计 ， 说 道 ，“ 秆 
儿 ， 那 么 你 把 长 乐 帮 帮主 的 位 子 让 给 我 做 ， 我 是 帮主 ， 他 就 不 算是 接 错 了 人 。” 

AMA: “这 个 Rue” 

DWH: OTRO, KARE I DR, TRU,” RR. “ 放 你 的 狗屁 ! 你 
又 怎 知 我 年 高 德 动 了 ? 我 年 虽 高 ， 德 却 不 动 ! ” 

那 人 微微 一 笑 ， 径 自 走 到 海边 ， 解 了 船 费 。 


REMIT EAA, ið: “好 ， 徒 儿 ， 你 去 罢 ， 你 听 师 父 一 名 话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A ENAM. 7” REE: “若是 有 一 线 生机 ， 你 
和 干 万 要 自行 脱逃 ， 不 能 为 了 相 救 爷爷 而 自 陷 绝地 。 此 是 为 师 的 严令 ， 决 不 可 违 。” 

石破 天 博 然 不 解 : “为 甚么 师父 不 要 我 救 她 丈夫 ? 难道 她 心里 还 在 记 恨 么 ? "RSS ÆFA, LAERA. 

PRE IE: “你 去 跟 老 疯子 说 ， 我 在 这 里 等 他 三 个 月 ， 到 得 明年 三 月 初 八 ， 他 若 不 到 这 里 会 我 ， 我 便 跳 在 海里 死 了 。 

他 如 再 说 甚么 去 匠 螺 山 的 鬼话 ， 我 就 做 厉鬼 也 不 馈 他 。” 石 破 天 点 头 道 : “是 ! ” 

阿 绣 道 ; “大 哥 ， 我 …… 我 也 一 样 ， 我 在 这 里 等 你 三 个 月 。 

你 如 不 回来 ， 我 就 …… 也 跟着 奶奶 跳 海 。” 石 破 天 心 中 又 是 甜蜜 ， 又 是 凄 苦 ， 忙 道 ; “你 不 用 这 样 。” 阿 绣 道 ， “我 要 这 样 。” 

这 四 个 字 说 得 声音 其 低 ， 却 是 充满 了 一 往 无 悔 的 坚决 之 意 。 

闵 柔 道 ， “孩子 ， 但 愿 你 平安 归来 ， 大 家 都 在 这 里 为 你 祝 裤 。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 石 夫人 你 自己 保重 ， 不 用 为 你 儿子 担心 ， 他 跟着 谢 先 生 会 变 
好 的 。 你 也 不 用 为 我 担心 ， 我 这 个 长 乐 帮 帮 主 是 假 的 ， 说 不 定 他 们 会 放 我 回来 。 张 三 、 李 四 又 是 我 结义 兄长 ， 真 有 和 危难， 他 们 也 不 能 见 死 不 
救 。” 闵 柔道 : “但 愿 如 此 。” 心 中 却 想 : “这 孩子 不 知 武林 中 人 心 险恶 ， 这 种 金兰 结义 ， 岂 能 当真 ? ” 

石 清道 : “小 兄弟 ， 在 岛 上 若是 与 人 动手 ， 你 只 管 运 起 内 力 蛮 打 ， 不 必 理 会 甚么 招数 刀 法 。” 他 想 石 破 天 内 力 惊 人 ， 一 线 生 机 ， 全 系 于 
此 。 石 破 天 道 : “是 。 多 谢 石 庄 主 指点 。” 

白 万 剑 拉 着 他 的 手 ， 说 道 : “ 贤 婚 ， 咱 们 是 一 家 人 了 。 我 父 年 迈 ， 你 务必 多 照看 他 些 。” 石 破 天 听 他 叫 自己 为 “ 贤 婚 ”， 不 禁 脸 上 一 红 ， 
道 : “这 个 我 理会 得 。” 

只 有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、 梁 自 进 三 人 却 充 满 了 幸灾乐祸 之 心 ， 均 想 : “三 十 年 来 ， 已 有 三 批 武林 高 手 前 赴 侠 客 岛 ， 可 从 没 听 见 有 一 人 活着 回 
来 ， 你 这 小 子 不 见得 三 头 六 臂 ， 又 怎 能 例外 ? ”但 也 分 别 说 了 些 “ 小 心 在 意 ”“ 请 照看 着 掌 门 人 ”之 类 敷衍 言语 。 

当下 石 破 天 和 众人 分 手 ， 走 向 海滩 。 众 人 送 到 岸 边 ， 阿 绣 和 闵 柔 两 人 早已 眼圈 儿 红 了 。 

史 婆 婆 突然 抢 到 那 黄 衣 汉子 身 前 ， 拍 了 一 声 ， 重 重 打 了 他 一 个 耳光 ， 喝 道 ， “你 对 尊 长 无 礼 ， 教 你 知道 些 好 歹 ! ” 

那 人 竞 不 还 手 ， 抚 着 被 打 的 面 舌 ， 微 微 一 笑 ， 踏 入 小 舟 之 中 。 石 破 天 向 众人 举 手 告别 ， 跟 着 上 船 。 那 小 舟 载 了 二 人 ， 船 边 离 海水 已 不 过 数 
， 当 真 再 不 能 多 载 一 人 ， 幸 好 时 当 寒 冬 ， 南 海中 风平浪静 ， 和 否则 稍 有 波涛 ， 小 舟 难 免 借 覆 。 侠 客 岛 所 以 选 定 腊月 为 聚会 之 期 ， 或 许 便 是 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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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TTI, Kolla, ర HAW, EET RARE, ۳۱ e 
石 破 天 向 北 而 望 ， 但 见 史 婆婆 ， 阿 绣 等 人 的 身 形 渐 小 ， 元 自 站 在 海滩 边 的 其 崖 上 凝望 。 直 到 每 个 人 都 变 成 了 微小 的 黑 点 ， 终 于 再 不 可 见 。 
入 夜 之 后 ， 小 舟 转向 东南 。 在 海中 航行 了 三 日 ， 到 第 四 日 午间 ， 届 指正 是 腊月 初 八 ， 那 汉子 指 着 前 面 一 条 黑 线 ， 说 道 , “ 那 便 是 侠客 岛 


ABRAM, 也 不 見 有 何 昇 状 , Bld ANE PEP TOBE. 

又 航行 了 一 个 多 时 发 ， 看 到 岛 上 有 一 座高 符 的 石山 ， 山 上 郁郁 苍苍 ， 生 满 树木 。 申 牌 时 分 小舟 驶 向 岛 南 背风 处 靠 岸 。 那 汉子 道 ，“ 石 帮 
主 请 ! ”只 见 岛 南 是 好 大 一 片 沙滩 ， 东 首 石 岩 下 停泊 着 四 十 多 艘 大 大 小 小 船 具 。 石 破 天 心 中 一 动 : “KEMAL, FREER ERE, 
到 此 处 抢 得 一 条 小船， 脱险 当 亦 不 难 。” 当 下 跃 上 岸 去 。 

那 汉 子 提 了 船 缆 ， 跃 上 岸 来 ， 将 缆 索 系 在 一 块 大 石 之 上 ， 从 怀 中 取出 一 只 海螺 ， 鸣 鸣 鸣 的 吹 了 几 声 。 过 不 多 时 ， 山 后 奔 出 四 名 汉子 ， 一 色 
黄 布 短 衣 ， 快 步 走 到 石 破 天 身 前 ， 躬 身 说 道 “ 岛 主 在 迎 宾馆 藕 候 大 驾 ， 石 帮主 这 边 请 。” 

石 破 天 关 心 白 自在 ， 问 道 ， “雪山 派 掌 门人 威 德 先生 已 到 了 么 ? ”为 首 的 黄 衣 汉子 说 道 ， “小 人 专职 侍候 石 帮主 ， 旁 人 的 事 就 不 大 清楚 。 
石 帮主 到 得 迎 宾馆 中 ， 自 会 知晓 。” 说 着 转 过 身 来 ， 在 前 领路 。 石 破 天 跟 随 其 后 。 余 下 四 名 黄 衣 汉子 离开 了 七 八 步 ， 跟 在 他 身后 。 

转 入 山中 后 ， 两 旁 都 是 森林 ， 一 条 山 径 穿 林 而 过 。 石 破 天 留 神 四 周 景色 ， 以 备 脱 身 逃命 时 不 致 迷 了 道路 。 行 了 数 里 ， 转 入 一 条 岩石 峰 几 的 
山道 , ERN, HK, BAÐ. 

I 

DTN FERS HARE POET, BR, BB: “ 迎 宾 馆 建 在 水 乐 洞 内 ， 请 石 帮主 披 上 雨衣 ， 以 免 溅 湿 了 衣 
服 。” 

石 破 天 接 过 穿 上 ， 只 见 那 汉子 走 进 瀑布 ， 纵 身 路 了 进去 ， 石 破 天 跟 着 跃进。 里面 是 一 条 长 长 的 航道 ， 两 旁 点 着 油灯 ， 光 线 虽 暗 ， 却 也 可 因 
و‎ RTE. FERA BE RFI AARE e DA eE T KZ 
声 , EI, 清 脆 倍 耳 , JE RAP. URES, TIBA JI DUZ. 

在 洞 中 行 了 两 里 有 多 ， 眼 前 赫然 出 现 一 道 玉石 砌 成 的 洞 门 ， 门 额 上 周 有 三 个 大 字 ， 石 破 天 问 道 ，“ 这 便 是 迎 宾馆 么 ?” 

MUG: “ 正 是 。” 心 下 微 觉 奇怪 : “这 里 写 得 明明 白白 ， 又 何必 多 问 ? 不 成 你 不 识字 ? ”殊不知 石 破 天 正 是 一 字 不 识 。 
A ATRFENRERER. BUTRERAIEEN- TER. Ti: "HEREIN 0 اه‎ 

见 。” 

洞 中 桌 椅 俱全 ， 三 枝 红 烛 照 泡 得 满 洞 明亮 。 一 名 小 童 奉 上 清茶 和 四 色 点 心 。 

ABA MAE, WAVE o “小 兄弟 ， 三 十 年 来 ， 无 数 身 怀 奇 技 的 英雄 好 汉 去 到 侠客 岛 ， 竞 无 一 个 活着 回 
。 想 那 侠客 岛 上 人 物 虽然 了 得 ， 总 不 能 将 这 许多 武林 中 顶尖 儿 的 豪杰 之 士 一 网 打 尽 。 依 我 猜想 ， 岛 上 定 是 使 了 卑 吕 手 段 ， 不 是 设 了 机 关 陷 
， 便 是 在 饮食 中 下 了 剧 毒 。 他 们 公然 声言 请 人 去 喝 腊 八 粥 ， 这 确 腊 八 粥 既是 众 目 所 注 ， 或 许 反而 无 甚 古怪 ， 倒 是 寻常 的 清茶 点 心 、 青 菜 白 
， 却 不 可 不 防 。 只 是 此 理 甚 浅 ， 我 石 清 既 想得到 ， 那 些 名 门 大 派 的 首脑 人 物 怎 能 想不到 ? 他 们 去 侠客 岛 之 时 ， 自 是 备 有 诸 种 解毒 药物 ， 何 以 
终于 人 人 俱 遭 毒手 ， 实 令 人 难以 索 解 。 

你 心地 仁厚 ， 或 者 吉 人 天 相 ， 不 臻 遭受 恶 报 ， 一 切 只 有 小 心 在 意 了 。” 

他 想到 石 清 的 叮嘱 ， 但 闻 到 点 心 香气 ， 寻 思 : “肚子 可 饿 得 狠 了 ， 终 不 成 来 到 岛 上 ， 甚 么 都 不 吃 不 喝 ? 张 三 、 李 四 两 位 哥哥 和 我 金兰 结 
， 曾 立 下 重 扳 ， 有 福 共 享 ， 有 难 同 当 ， 他 们 车 要 和 害 我 ， 岂 不 是 等 于 害 了 自己 ? ”当下 将 烧 卖 、 春 卷 、 郑 饼 、 蒸 糕 四 碟 点 心 ， 吃 了 个 风 卷 残 
， 一 件 也 不 剩 ， 一 壹 清茶 也 喝 了 大 半 。 
na ARTETA اک مک‎ BAUM ‘HEWE, " FERRARA 

穿 过 几 处 石 洞 后 ， 但 听 得 钟 鼓 丝竹 之 声 更 响 ， 眼 前 突然 大 亮 ， 只 见 一 座 大 山洞 中 点 满 了 牛 油 蜡 烛 ， 洞 中 摆 着 一 百 来 张 桌 子 。 宾 客 正 络绎 进 
来 。 这 山洞 好 大 ， 虽 摆 了 这 许多 桌子 ， 仍 不 见 挤 迫 。 数 百名 黄 衣 汉 子 穿梭 般 来 去 ， 引 导 宾 客 入 座 。 所 有 宾客 都 是 各 人 独占 一 席 ， 亦 无 主 方 人 十 
相 陪 。 众 宾客 坐 定 后 ， 乐 声 便 即 止 风 。 

石 破 天 四 下 顾 望 ， 一 眼 便 见 到 白 自在 说 说 眠 坐 ， 白 发 萧然 ， 却 是 神态 威 猛 ， 杂 坐 在 众 英雄 间 ， 只 因 身材 特 高 ， 颇 有 乱 立 鸡 群 之 意 。 那 日 在 
石 牢 之 中 ， 错 暗 采 腕 ， 石 破 天 没 瞧 清 楚 他 的 相貌 ， 此 刻 烛光 照 映 之 中 ， 但 见 这 位 威 德 先生 当真 便 似 店 中 神像 一 般 形 相 庄 严 ， 令 人 肃然 起 敬 ， 便 
走 到 他 身 前 ， 说 道 : “爷爷 ， 我 来 啦 ! ” 

大 厅 上 人 数 虽 多 ， 但 主 方 接待 人 士 固 尽 量 压低 嗓子 说 话 ， 所 有 来 宾 均 想到 命 在 项 刻 ， 人 人 心头 沉重 ， 又 震 于 侠客 岛 之 威 ， 更 是 谁 都 不 发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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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 。 石 破 天 这 么 突然 一 叫 ， 每 个 人 的 目光 都 向 他 瞧 去 。 

白 自 在 哼 了 一 声 ， 道 : “不 识 好 歹 的 小 鬼 ， 你 可 累 得 我 外 家 的 曾孙 也 没有 了 。?” 

AR, MTA, THAT, BORDER BRIE, MARA ARREST, ME: “和 爷爷 ， 奶 奶 在 海边 的 渔村 中 等 
你 ， 她 说 等 你 三 个 月 ， 要 是 到 三 月 初 八 还 不 见 你 的 面 ， 她 …… 她 就 投 海 自 尽 。” 白 自在 长 眉 一 坚 ， 道 : “她 不 到 怕 螺 山 去 ? ” ARRE: Y 
奶 听 你 这 么 说 ， 气 得 不 得 了 ， 她 骂 你 …… 骂 你 ……” 白 自在 道 : “加 我 甚么 ?”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她 骂 你 是 老 疯 子 呢 。 她 说 丁 不 四 这 轻薄 鬼 鄙 嘴 午 
舌 ， 造 谣 骗 人 ， 你 这 老 疯 子 脑筋 不 灵 ， 居 然 便 信 了 他 的 。 奶 奶 说 几时 见 到 丁 不 四 ， 定 要 使 金 乌 刀 法 砍 下 他 一 条 臂膀 ， 再 割 下 他 的 舌头 。” 白 自 
在 哈哈 大 笑 ， 道 : “不 错 ， 不 错 ， 正 该 如 此 。” 

突然 间 大 厅 角 落 中 一 人 鸣 鸣 咽 咽 的 说 道 : “她 为 甚么 这 般 吕 我? 我 几时 轻薄 过 她 ? 我 对 她 一 片 至 诚 ， 到 老 不 机， 她 …… 她 却 心 如 铁石 ， 连 
到 碧 螺 山 走 一 步 也 不 肯 。” 
pp MEMO, FULT RIEL, ÞAR, ERRE. TOO: తలా. FARK, EA, ఓ 
N | DS 

若 在 平時 , DRE E PAPER, (UA Vane Hi, Ù MRA BZ, RANA, RURIT_\RURA,. KP RE 
ESI ARIEI], ER RH SE) PEDIA LIRR, BÆ" FORZA AVENE E, Ki N RAR, 未 
必 便 死 , 何 況 自 尾 武功 了 得 , BEN AXE ANTI EE. KANAB AAA, BARR EAR, 可 又 不知 如何 死 法 。 必 死 之 命 再 加 上 
疑 惧 之 意 ， 比 之 往日 面临 大 敌 、 明 枪 交 锋 的 情景 ， 却 是 难堪 得 多 了 。 

AR లగ PSN X7 DEAR: “WE, MI HA¬ HRW BIRR? 丁 不 四 ， 你 好 不 要 脸 ! 你 对 史 小 浴 倘 若 真是 一 片 至 
诚 ， 为 甚么 又 跟 我 姊 姊 生 下 个 女儿 ? > 

去 时 间 丁 不 四 满 脸 通红 ， 神 情 狼 狐 之 极 ， 站 起 身 来 ， 问 道 : “你 …… 你 …… 你 是 谁 ? 怎么 知道 ? ” 那 女子 道 : “她 是 我 亲 姊 姊 ， 我 怎么 不 
知道 ? BAÐ, MIR GR? ” 

腾 的 一 声 ， 丁 不 四 舌 然 坐落 ， 跟 着 喀 的 一 响 ， 竟 将 一 张 梨 木 椅 子 震 得 四 腿 俱 断 。 

那 女 子 厉声 问 道 : “ 那 女 孩儿 呢 ? 死 了 还 是 活着 ? 快 说 。” 

丁 不 四 喃 喃 的 道 : “我 …… 我 怎 知道 ? ” 那 女子 道 : “ 姊 姊 临 死 之 时 ， 命 我 务必 找到 你 ， 问 明 那 女孩 儿 的 下 落 ， 要 我 照顾 这 个 女孩 。 

你 …… 你 这 狠心 狗 肺 的 臭 贼 ， 害 了 我 姊 姊 一 生 ， 却 还 在 记 挂 别人 的 老 站 。” 
i RI ప OE 来 ， 身 子 登 时 向 下 坐落 ， 幸 好 他 武功 了 得 ， 足 下 轻 轻 一 
， 又 即 站 直 。 

那 女子 厉声 道 : “到 底 那 女孩 子 是 死 是 活 ? ” 丁 不 四 道 : “二 十 年 前 ， 她 是 活 的 ， 后 来 可 不 知道 了 。” 那 女子 道 ， “你 为 甚么 不 去 找 
她 ? ”本 不 四 无 言 可 答 ， 只 道 : “这 个 …… 这 个 …… 可 不 容易 找 。 有 人 说 她 到 了 侠客 岛 ， 也 不 知 是 不 是 。?” 

FORUMS, MRT JAHR, SMTA, EA, ERMENI. PARTA ALT Mt 


突然 间 钟 鼓 之 声 大 作 ， 一 名 黄 衫 汉子 朗 声 说 道 ， “侠客 岛 龙 岛 主 、 木 岛 主 两 位 岛 主 肃 见 嘉宾 。” 
众 来 宾 心 头 一 震 ， 人 人 直到 此 时 ， 才 知 侠客 岛 原来 有 两 个 岛 主 ， 一 个 姓 龙 ， 一 个 姓 木 。 
中 门 打开 ， 走 出 两 列 高 高 矮 矮 的 男女 来 ， 右 首 的 一 色 穿 黄 ， 左 首 的 一 色 穿 青 。 那 赞 礼 人 叫 道 : RE, AMBER PART, RI. 


只 见 那 两 个 分 送 铜牌 的 赏 善 罚 恶 使 者 也 杂 在 众 弟子 之 中 ， 张 三 穿 黄 ， 排 在 右 首 第 十 一 ， 李 四 穿 青 ， 排 在 左 首 第 十 三 ， 在 他 二 人 身后 ， 又 各 
有 二 十 余人 。 众 人 不 由 得 都 倒 抽 了 一 口 凉 气 。 张 三 、 李 四 二 人 的 武功 ， 大 家 都 曾 亲 眼见 过 ， 哪 知 他 二 人 尚 有 这 许多 同门 兄弟 ， 想 来 各 同门 的 功 
夫 和 他 们 也 均 在 伯仲 之 间 ， 都 想 : “难怪 三 十 年 来 ， 来 到 侠客 岛 的 英雄 好 汉 个 个 有 来 无 回 。 且 不 说 旁人 ， 单 只 须 赏 善 罚 恶 二 使 出 手 ， 我 们 这 些 
中 原 武林 的 成 名 人 物 ， 又 有 哪儿 个 能 在 他 们 手 底 走 得 到 二 十 招 以 上 ? 7 

两 列 弟 子 分 向 左右 一 站 ， 一 齐 恭 恭敬 敬 的 向 群雄 躺 身 行礼 。 群 雄 忙 即 还 礼 。 张 三 、 李 四 二 人 在 中 原 分 送 铜牌 之 时 ， 谈 笑 杀 人 ， 一 举 手 间 ， 
往往 便 将 整个 门派 帮会 尽数 屠 驶 ， 此 刻 回 到 岛 上 ， 竟 是 目 不 斜 视 ， 恭 谨 之 极 。 

细 乐 声 中 ， 两 个 老者 并 肩 缓 步 而 出 ， 一 个 穿 黄 ， 一 个 罕 青 ， 那 赞 礼 的 喝道 : “ 敞 岛 岛 主 欢迎 列 位 贵客 大 驾 光 降 。” 龙 岛 主 与 木 岛 主 长 拇 到 
地 ， 和 群雄 纷纷 还 礼 。 

那 身 穿 黄 袍 的 龙 岛 主 哈哈 一 笑 ， 说 道 ， “在 下 和 木 兄 弟 二 人 个 处 荒 岛 ， 今 日 得 见 众 位 高 贤 ， 大 感 荣 穹 。 只 是 荒 岛 之 上 ， 诸 物 简 陋 ， 款 持 未 
周 ， 各 位 见谅 。” 说 来 声音 十 分 平和 ， 这 侠客 岛 孤 悬 南海 之 中 ， 他 说 的 却 是 中 州 口音 。 木 岛 主 道 : “各 位 请 坐 。” 他 语音 甚 兴 ， 似 是 闽 广 一 带 
AR. 

待 群雄 就 座 后 ， 龙 木 两 位 岛 主 才 在 西 侧 下 首 主 位 的 一 张 桌 旁 坐 下 。 众 弟子 却 无 坐位 ， 各 自 垂 手 侍 立 。 群 雄 均 想 : “侠客 岛 请 客 十 分 霸道 ， 
客人 倘若 不 来 ， 便 杀 他 满门 满 帮 ， Deca LL ee ee ai 
想 : “AZURHEAAZN, BAER, 好 埋 安奈 ルル 旬 。 RAKES, (ERIE Te 7 

r nn se టల. E la 
底 多 大 年 纪 ， 委 实 看 不 出 来 ， 总 是 在 六 十 岁 到 九 十 岁 之 间 ， 如 说 两 人 均 已 年 过 百 岁 ， 也 不 希奇 。 

各 人 一 就 座 ， 岛 上 执事 人 等 便 上 来 其 酒 ， 跟 着 端 上 菜肴 。 

每 人 旧 上 四 碟 四 碗 ， 八 色 菜 肴 ， 鸡 、 肉 、 鱼 、 虾 ， 煮 得 香气 扑鼻 ， 似 也 无 其 异 状 。 

石 破 天 静 下 心 来 ， 四 顾 分 座 各 桌 的 来 宾 ， 见 上 清 观 观 主 天 虚 道 人 到 了 ; 关东 四 大 门派 的 范 一 飞 、 风 良 、 吕 正平 、 高 三 娘子 也 到 了 。 这 些 人 
心 下 悄 情 ， 和 石 破 天 目 光 相 接 时 都 只 点 了 点 头 ， 却 不 出 声 招呼 。 

龙 木 二 岛 主 举 起 酒杯 ， 说 道 : “请 ! ”二 人 一 饮 而 尽 。 

豪 雄 见 杯 中 酒水 碧 油 油 地 ， 虽 然 酒 香 甚 测 ， 心 中 却 各 自 咬 咕 : “这 酒 中 不 知 下 了 多 厉害 的 毒药 。” 大 都 举 杯 在 口唇 上 磁 了 一 碰 ， 并 不 喝 
酒 ， 只 有 少数 人 心 想 : “对 方 要 加 害 于 我 ， 不 过 举 手 之 劳 ， 酒 中 有 毒 也 好 ， 无 毒 也 好 ， 反 正 是 个 死 ， 不 如 落得 大 方 。” 当 即 举 杯 喝 干 ， 在 旁 侍 
候 的 仆 从 便 又 给 各 人 苦 满 。 

Be ee O AIA, 各 以 漆 盘 托 出 一 大 碗 、 一 大 碗 热 弦 ， 分 别 放 在 众 宾 客 面前 。 

群雄 均 想 : “这 便 是 江湖 上 闻名 色 变 的 腊八 粥 了 。” 只 见 热 粥 蒸气 上 冒 ， 元 自 有 一 个 个 气泡 从 粥 底 钻 将 上 来 ， 一 碗 粥 尽 作 深 绿 之 色 ， 瞧 上 
去 说 不 出 的 诡异 。 本 来 腊八 粥 内 所 和 的 是 红枣 、 莲 子 、 龙眼 干 、 赤 豆 之 类 ， 但 眼前 粥 中 所 和 之 物 却 菜 不 像 菜 ， 草 不 像 草 ， 有 些 似 是 切 成 
细 粒 的 树 根 ， 有 些 似 是 压 成 扁 片 的 木 莫 ， 药 气 极 浓 。 群 雄 均 知 ， 毒 物 大 都 时 青绿 之 色 ， 这 一 碗 粥 深 绿 如 此 ， 只 映 得 人 面 俱 短 ， 药 气 刺 和 撕 ， 其 毒 
可 知 。 

高 三 娘子 一 闻 到 这 药 味 ， 心 中 便 不 禁 发 毛 ， 想 到 在 者 这 腊八 粥 时 ， 锅 中 不 知 放 进 了 多 少 毒 蛇 、 蝇 崔 、 蜘 蛛 、 蝎 子 ， 忍 不 住 便 要 呕吐 ， 忙 将 
HABRIA, FEAT, 

龙 岛 主 道 : “各 位 远道 光临 ， 沿 岛 无 以 为 敬 。 这 碗 腊八 粥 外 边 倒 还 不 易 喝 到 ， 其 中 最 主要 的 一 味 “ 断 肠 蚀 骨 腐 心 草 了 ”， 要 开花 之 后 效力 
方 著 。 但 这 草 隔 十 年 才 开 一 次 花 。 我 们 总 要 等 其 开花 之 后 ， 这 才 邀 请 江湖 同道 来 此 同 享 ， 届 指 算 来 ， 这 是 第 四 回 邀 请 。 请 ， 请 ， 不 用 客气 。 


"VARIA ALFARO, HEAR. 

众人 一 听 到 “断肠 蚀 骨 腐 心 草 ” 之 名 ， 心 中 无 不 打 了 个 突 。 昌 然 来 到 岛 上 之 后 ， 人 人 都 没 打算 活着 离 去 ， 但 腊八 粥 中 所 含 毒 草 的 名 称 如 此 
惊心动魄 ， 这 龙 岛 主 竟 尔 公然 揭示 ， 不 由 得 人 人 色 为 之 变 。 

只 见 龙 木 二 岛 主 各 举 秘 子 向 众人 划 了 个 圆圈， 示意 遍 请 ， 便 举 碗 吃 了 起 来 。 群 雄心 想 ，“ 你 们 这 两 态 粥 中 ， 放 的 自 是 人 参 燕窝 之 类 的 大 补 
AT.” 

PIAR ADAM, MIA TAM: “HERM. MAMA: 我 关 西 解 文 豹 来 到 侠 容 岛 之 前 ， 早 已 料理 了 后 事 。 解 某 是 顶 
天 立地 、 铁 铮铮 的 汉子 ， 你 们 要 杀 要 刚 ， 姓 解 的 岂 能 皱 一 皱眉 头 ? 要 我 吃喝 这 等 及 脏 的 毒物 ， 却 万 万 不 能 ! ” 

REMI, RU: “ 解 英雄 不 爱 喝 粥 ， 我 们 岂 敢 相 强 ? 

却 又 何必 动乱 ? 请 坐 。” 

解 文 豹 喝道; “ 姓 解 的 早 只 出 了 性 命 不 要 。 早 死 迟 死 ， 还 不 是 个 死 ? 偏 要 得 罪 一 下 你 们 这 些 导 强 横行、 为 神 人 间 的 狗 男女 ! ” FRE 
LAR, ARREBBRE. 

隔 着 两 只 桌子 的 一 名 老者 突然 站 起 ， 喝 道 : “ 解 贤 弟 不 可 动 粗 ! ” 袍 袖 一 拂 ， 发 出 一 股 劲 风 ， 半 空中 将 这 碗 粥 挡 了 一 挡 。 

那 太 弗 不 再 朝 前 飞 出 ， 略 一 停顿 ， 便 向 下 摔 落 ， 眼 见 一 只 青花 大 海 太 要 摔 成 碎片 ， 一 碗 粥 溅 得 满 地 。 一 名 在 旁 项 酒 的 侍 仆 斜 身 纵 出 ， 弓 腰 
长 臂 ， 伸 手 将 海 硫 抄 起 ， 其 时 硫 底 离 地 已 不 过 数 寸 ， 真 是 险 到 了 极 处 。 

群雄 忍 不 住 高 声 喝采 : “好 俊 功夫 ! ” 采 声 甫 毕 ， 群 雄 脸 上 忧 色 更 深 ， 均 想 : “一 个 传 酒 的 听 仆 已 具 如 此 身手 ， 我 们 怎 能 再 活着 回 
去 ? ”各 人 心中 七 上 八 下 ， 有 的 想到 家 中 儿孙 家 产 ， 有 的 想 着 尚 有 大 仇 未 报 ， 有 的 心 想 自己 一 死 ， 本 帮 借 大 基业 不 免 就 此 风流 云 散 ， 更 有 人 深 
自 局 悔 ， 早 算 到 侠客 岛 洲 究 之 期 将 届 ， 何 不 及 早 在 深山 中 钱 了 起 来 ? 一 直 总 是 存 着 侥幸 之 心 ， 企 盼 邀 究 铜 牌 不 会 递 到 自己 手中 ， 待 得 大 祸 临 
头 ， 又 盼 侠客 岛 并 非 真如 传闻 中 的 历 害 ， 待 得 此 刻 眼见 那 侍 仆 飞身 接 硫 ， 连 这 最 后 一 分 的 侥幸 之 心 ， 终 于 也 消 夫 得 无 影 无 踪 。 

一 个 身材 高 瘦 的 中 年 书生 站 了 起 来 ， 朗 声 道 : “侠客 岛 主 属 下 抽 养 ， 到 得 中 原 ， 亦 足以 成 名 立 万 。 两 位 岛 主 若 欲 武林 为 尊 ， 原 是 易 如 反 
掌 ， 却 又 何必 花 下 借 大 心机 ， 将 我 们 召 来 ? 

在 下 来 到 贵 岛 ， 自 早 不 存 生 还 之 想 ， 只 是 心中 留 着 老大 一 个 疑 团 ， 死 不 旺 目 。 还 请 二 位 岛 主 开导 ， 以 启 茅 塞 ， 在 下 这 便 引 颈 就 台 。” 这 鼻 
话 原 是 大 家 都 想 说 的 ， 只 是 不 及 他 如 此 文 络 络 的 说 得 十 分 得 体 ， 人 人 听 了 均 觉 深 得 我 心 ， 数 百 道 目光 又 都 射 到 龙 木 二 岛 主 脸 上 。 

龙 岛 主 笑 道 ， “西门 先生 不 必 太 谦 。” 

群雄 一 听 ， 不 约 而 同 的 都 向 那 书生 望 去 ， 心 想 : “这 人 难道 便 是 二 十 多 年 前 名 震 江湖 的 西门 秀才 西门 观 止 ? 瞧 他 年 纪 不 过 四 十 来 岁 ， 但 二 
十 多 年 前 ， 他 以 一 双 肉 掌 击 姓 陕 北 七 霸 ， 三 日 之 间 ， 以 一 梳 镁 铁 判 官 笔 连 挑 河北 八 座 绿林 山寨 ， 听 说 那 时 便 已 四 十 开外 ， 自 此 之 后 ， 便 即 销 声 
匿 迹 ， 不 知 存 亡 。 具 他 年 岁 是 不 像 ， 然 复姓 西门 的 本 已 不 多 ， 当 今 武林 中 更 无 另 一 个 书生 打扮 的 高 手 ， 多 半 便 是 他 了 。” 

只 听 龙 岛 主 接着 说 道 ， “西门 先生 当年 一 掌 丝 七 霸 ， 一 笔 朱 八 寨 ……” (群雄 均 想 ， 果然 是 他 ! ) “…… 在 下 和 木 兄 弟 仰慕 已 入， 今日 得 
O ” 

Hi: “FH, 在 下 音 年 此 等 小 事 , dep ARIETE, ESSENER, ETB, RE,” 

GE: “OE AUT. MOAR, REMERA AA. RR ODER’ FATTE, DER, 各 
位 请 先 喝 粥 ， 再 由 在 下 详 言 如 何 ?” 

URINE VE, MERE, IRA, MRR, CRT, AEM, TITO, MIEI I 
TREB RZA UER, ADRIA, HIBE IA కళ 

群雄 有 的 心 想 :， “这 小 子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， 徒 到 一 时 之 豪 ， 就 是 非 死 不 可 ， 也 不 用 抢 着 去 鬼 门 关 啊 。” 有 的 心 想 : “左右 是 个 死 ， 像 这 位 少 
年 英雄 那样 ， 倒 也 干净 爽快 。” 

白 自在 喝采 道 : “ 妙 极 ! 我 雪山 派 的 孙女 媚 ， 果 然 与 众 不 同 。” 时 至 此 刻 ， 他 无 自 觉得 天 下 各 门 各 派 之 中 ， 毕 竟 还 是 雪山 派 高 出 一 筹 ， 石 
破 天 很 给 他 挣 面子 。 

自 凌 雪 城 石 牢 中 的 一 场 搏斗 ， 和 白 自在 锐气 大 卸 ， 自 付 那 “ 古 往 今 来 天 下 剑 法 第 一 、 拳 脚 第 一 、 内 功 第 一 、 暗 器 第 一 的 大 英雄 、 大 豪杰 、 大 
侠 士 、 大 宗师 ”这 个 头衔 之 中 ，“ 内 功 第 一 ”四 字 势 须 删 去 ， 待 见 到 那 插 酒 侍 仆 接 起 粥 硫 的 身手 ， 隐 隐 觉 得 那 “ 拳 脚 第 一 ”四 字 ， 恺 怕 也 有 点 
靠不住 了 ， 转 念 又 想 ， “侠客 岛 上 人 物 未 必 武 功 真 的 奇 高 ， 这 侍 仆 说 不 定 便 是 侠客 岛 上 的 第 一 高 手 ， 只 不 过 装 作 了 侍 仆 模样 来 吓 晓 人 而 已 。” 

他 见 石 破 天 漫 不 在 乎 的 大 喝 毒 粥 ， 颇 以 他 是 “雪山 派 掌 门 的 孙女 婚 ” 而 得 意 ， 胸 中 豪气 陡 生 ， 当 即 端 起 粥 态 ， 呼 呼 有 声 的 大 喝 了 儿 口 ， 顾 
WEHE: “这 大 厅 之 上 ， 只 有 我 和 这 小 子 胆敢 喝 粥 ， 旁 人 哪 有 这 等 英雄 豪杰 ? ”但 随即 想到 “我 是 第 二 个 喝 粥 之 人 ， 就 算是 英雄 豪杰 ， 却 也 
是 天 下 第 二 了 。 我 那 头 衔 中 “大 英雄 、 大 豪杰 ”六 字 ， 又 非 删除 不 可 。” 不 由 得 大 是 诅 背 ， 寻 思 : “既然 是 喝 毒 粥 ， 反 正 是 个 死 ， 又 何不 第 一 
个 喝 ? 现下 成 了 “天 下 第 二 ，， 好 生 没 趣 。” 

他 在 那里 自 怨 自 艾 ， 龙 岛 主 以 后 的 话 就 没 怎么 听 进 耳 中 。 

龙 岛 主 说 的 是 : “四 十 年 前 ， 我 和 木 兄弟 订 交 ， 意 气相 投 ， 本 想 联手 江湖 ， 在 武林 中 赏 善 罚 恶 ， 好 好 做 一 番 事 业 ， 不 意 甫 出 江湖 ， 便 发 见 
了 一 张 地 图 。 从 那 图 旁 所 注 的 小 字 中 细 加 参 详 ， 得 悉 图 中 所 绘 的 无 名 荒 岛 之 上 ， 藏 有 一 份 惊天 动 地 的 武功 秘 决 ……” 

解 文 鹏 插口 道 : “这 明明 便 是 侠客 岛 了 ， 怎 地 是 无 名 芒 岛 ? ” 那 拂 袖 挡 粥 的 老者 喝道 ; “ 解 兄弟 不 可 打 断 了 龙 岛 主 的 话 头 。” 解 文 鹏 悖 导 
的 道 , “你 就 是 扒 命 讨好 ， 他 也 未 必 饶 了 你 的 性 命 。” 

那 老 者 大 她， 端 起 腊八 粥 ， 一 口气 喝 了 大 半 碗 ， 说 道 : “你 我 相交 半生 ， 你 当 我 郑 光 芝 是 甚么 人 ? ” 解 文 豹 大 悔 ， 道 ， “大 哥 ， 是 我 错 
了 ， 小 弟 向 你 赔 罪 。 ”当即 跪 下 ， 对 着 他 夺 了 三 个 响 头 ， 顺 手 拿 起 旁边 席 上 的 一 碗 粥 来 ， 也 是 一 口气 喝 了 大 半 硫 。 郑 光 芝 抢 过 去 抱 住 了 他 ， 说 
道 : “兄弟 ， 你 我 当年 结义 ， 立 督 不 能 同年 同月 同日 生 ， 但 愿 同年 同月 同日 死 。 这 番 督 愿 今日 果然 得 偿 ， 不 枉 了 兄弟 结义 一 场 。” 两 人 相 拥 在 
一 起 ， 又 喜 又 翡 ， 都 流下 泪 来 。 

石 破 天 听 到 他 说 “不 能 同年 同月 同日 生 、 但 愿 同年 同月 同日 死 ”之 言 ， 不 自 禁 的 向 张 三 、 李 四 二 人 了 瞧 去 。 
AN AR MEA RI SEA FA 
道 ，。 “兄弟 ， 请 ! ” 

石 破 天 忙 道 ，“ 不 ， 不 ! 两 位 哥哥 ， 你 们 不 必 陪 我 同 死 。 

我 只 求 你 们 将 来 去 照看 一 下 阿 绣 ……” 张 三 笑 道 ， “兄弟 ， 咱 们 结拜 之 日 ， 曾 经 说 道 ， 他 日 有 难 共 当 ， 有 福 共享 。 你 既 已 喝 了 腊八 粥 ， 我 
లా ల లా 
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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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自在 寻思 : “ 像 这 二 人 ， 才 说 得 上 一 个 “ 侠 ， 字 ， 倘 若 我 的 结义 兄弟 服 了 剧 毒 ， 我 白 自在 能 不 能 顾 念 金兰 之 义 ， 陪 他 同 死 ? ”想到 这 一 
ti, FERIRE, LM: “我 既然 有 这 片刻 犹豫 ， 就 算 终于 陪 人 同 死 ， 那 “大 侠 士 ”三 字 头 衔 ， 已 未免 当 之 有 愧 。” 

只 听 得 张 三 说 道 : “兄弟 ， 这 里 有 些 客人 好 像 不 喜欢 这 腊八 粥 的 味 儿 ， 你 车 爱 喝 ， 不 妨 多 喝 几 碗 。” 石 破 天 俄 了 半天 ， 一 碗 稀 粥 本 原 是 不 
足 驱 饥 ， 心 想 反 正 已 经 喝 了 ， 多 一 碗 少 一 硫 也 无 多 大 分 别 ， 斜 腿 向 身边 席 上 队 去 。 


HEBER ESCA MEME SES, æi, 22)00: SKERA, GIRTIN. MIR, AURA 7 RÆÐIR OF 
RTR, EMI RM, 失 去 良 机 , MARIA UR LE. ARKIN: “EU! ” — DUB TA. 

龙 岛 主 微笑 点 头 ， 说 道 : “这 位 解 英雄 说 得 不 错 ， 地 图 上 这 座 无 名 匾 岛 ， 便 是 眼前 各 位 处 身 所 在 的 侠客 岛 了 。 不 过 侠客 岛 之 名 ， 是 我 和 木 
兄弟 到 了 岛 上 之 后 ， 这 才 给 安 上 的 。 那 倒 也 不 是 我 二 人 狂妄 傅 越 ， 自 居 侠 客 。 其 中 另 有 缘故 ， 各 位 待 会 便 知 。 我 们 依 着 图 中 所 示 ， 在 岛 上 寻找 
了 十 八 天 ， 终 于 找到 了 武功 秘诀 的 所 在 。 原 来 那 是 一 首 古诗 的 图 解 ， 含 义 极 是 深奥 繁复 。 我 二 人 大 喜之 下 ， 便 即 按 图 解 修 习 。 

“MRI 岂 不 知 福 分 祸 所 倚 ， 我 二 人 修 习 数 月 之 后 ， 忽 对 这 图 解 中 所 示 武 功 生 了 歧 见 ， 我 说 该 当 如 此 练 ， 木 兄弟 却说 我 想法 错 了 ， 须 得 那样 
练 。 二 人 争辩 数 日 ， 始 终 难以 说 服 对 方 ， 当 下 约定 各 练 各 的 ， 练 成 之 后 再 来 印证 ， 且 看 到 底 谁 错 。 练 了 大 半年 后 ， 我 二 人 动手 拆 解 ， 只 拆 得 数 
招 ， 二 人 都 不 禁 骇 然 ， 原来 ee 原 来 “ww Ece ” 

JR, HERR, ORY, AGEMT-OKA, WALT, AMARO: RAZA BAT? 

群雄 听 了 ， 心 里 都 是 一 震 ， 均 想 他 二 人 的 徒弟 张 三 、 李 四 武功 已 如 此 了 得 ， 他 二 人 自然 更 是 出 神 入 化 ， 深 不 可 测 ， 所 修 习 的 当然 不 会 是 寻 
常 拳 脚 ， 必 是 最 高 深 的 内 功 ， 这 内 功 一 练 错 ， 小 则 走火 入 魔 ， 重 伤 残废 ， 大 则 立时 毙命 ， 最 是 要 紧 不 过 。 

只 听 龙 岛 主 道 ， “我 二 人 发 觉 不 对 ， 立 时 停 手 ， 相 互 状 难 剖析 ， 钻 研 其 中 道理 。 也 是 我 二 人 资质 太 差 ， 而 图 解 中 所 示 的 功夫 又 太 深奥 ， 以 
致 再 钻研 了 几 个 月 ， 仍 是 疑难 不 解 。 恰 在 此 时 ， 有 一 稻 海 盗 船 飘 流 到 岛 上 ， 我 兄弟 二 人 将 三 名 盗 糙 杀 了 ， 对 余 众 分 别 审讯 ， 作 恶 多 端的 一 一 处 
死 ， 其 余 受 人 庄 胁 之 徒 便 留 在 岛 上 。 我 二 人 商议 ， 所 以 钻研 不 通 这 份 古诗 图 解 ， 多 半 在 于 我 二 人 多 年 练武 ， 先 入 为 主 ， 以 致 把 练功 的 路 子 都 想 
错 了 ， 不 如 收 几 名 弟子 ， 论 他 们 来 想 想 。 于 是 我 二 人 从 盗 伙 之 中 ， 选 了 六 名 识字 较 多 、 秉 性 聪颖 而 武功 低微 之 人 ， 分 别 收 为 徒弟 ， 也 不 传 他 们 
内 功 ， 只 是 指点 了 一 些 拳术 剑 法 ， 便 要 他 们 去 参 研 图 解 。 

“ 哪 知 我 的 三 名 徒 儿 和 木 兄弟 的 三 名 徒 儿 参 研 得 固然 各 不 相同 ， 其 而 同 是 我 收 的 徒 儿 之 间 ， 三 人 的 想法 也 是 大 相 径 庭 ， 木 兄弟 的 三 名 徒 儿 
亦 复 如 此 。 我 二 人 再 仔细 商量 ， 这 份 图 解 是 从 李 太白 的 一 首 古 诗 而 来 ， 我 们 是 粗鲁 武人 ， 不 过 略 通 文 墨 ， 终 不 及 通 儒学 者 之 能 精通 诗 理 ， 看 来 
若非 文武 双全 之 士 ， 难 以 真正 解 得 明白 。 于 是 我 和 木 兄弟 分 入 中 原 ， 以 一 年 为 期 ， 各 收 四 名 弟子 ， 收 的 或 是 满腹 诗 书 的 儒生 ， 或 是 诗 才 敏捷 的 
名 士 。” 

他 伸手 向 身 穿 黄 衣 和 青衣 的 七 八 名 弟子 一 指 ， 说 道 ， “不 眶 诸位 说 ， 这 几 名 弟子 若 去 应 考 ， 中 进士 、 点 翰林 是 易如反掌 。 他 们 初时 来 到 父 
客 岛 ， 未 必 蕴 是 甘心 情愿 ， 但 学 了 武功 ， 又 去 研习 图 解 ， 却 个 个 死心 塌 地 的 留 了 下 来 ， 都 觉得 学 武 练功 远 胜 于 读书 做 官 。” 

群雄 听 他 说 ，“ 学 武 练功 远 胜 读书 做 官 。” 均 觉 大 获 我 心 ， 许 多 人 都 点 头 称 是 。 

龙 岛 主 又 道 ，“ 可 是 这 八 名 士 人 出 身 的 弟子 一 经 参 研 图 解 ， 各 人 的 见地 却 又 各 自 不 同 ， 非 但 不 能 对 我 与 木 兄弟 有 所 启发 ， 议 论 纷 经 ， 反 而 
让 我 二 人 越 来 越 糊涂 了 。 

“我 们 无 法 可 施 ， 大 是 烦恼 ， 若 说 弃 之 而 去 ， 却 又 无 论 如 何 狠 不 起 心 。 有 一 日 ， 木 兄弟 道 ， “当今 之 日 ， 说 到 武 学 之 精 博 ， 无 过 于 少林 高 
億 妙 稼 大 席 。 哨 人 何不 靖 他 老人 家 前 来 指 教 一 番 ? ”我 道 ，“ 妙 谤 大 师 隐居 十 余年 ， 早 已 不 问世 事 ， 就 只 怕 请 他 不 到 。” 木 兄弟 道 。 “我 们 何 
不 抄录 一 两 张 图 解 ， 送 到 少林 寺 去 请 他 老人 家 过 目 ? 倘 车 妙 详 大 师 置 之 不 理 ， 只 怕 这 图 解 也 未 必 有 如 何 了 不 起 的 地 方 。 咱 们 兄弟 也 就 不 必 再 去 
理会 这 劳 什 子 了 。， 我 道 ，“ 此 计 大 妙 ， 咱 们 不 妨 再 录 一 份 ， 送 到 武当 遇 茶 道 长 那里 。 少 林 、 武 当 两 派 的 武功 各 擅 胜 场 ， 这 两 位 高 人 定 有 卓 
见 。，“ 当 下 我 二 人 将 这 图 解 中 的 第 一 图 照 式 绘 了 ， 图 旁 的 小 字 注 解 也 抄 得 一 字 不 漏 ， 亲 自 送 到 少林 寺 去 。 不 眶 各 位 说 ， 我 二 人 初时 发 见 这 份 
古诗 图 解 ， 略 加 参 研 后 便 大 喜 若 狂 ， 只 道 但 须 按 图 修 习 ， 我 二 人 的 武功 当世 再 无 第 三 人 可 以 及 得 上 。 但 越 是 修 习 ， 越 是 疑难 不 解 ， 待 得 决意 去 
少林 寺 之 时 ， 先 前 那 秘籍 自 珍 、 坚 不 示人 的 心情 ， 早 已 消 得 干 干净 净 ， 只 要 有 人 能 将 我 二 人 心中 的 疑 团 死结 代为 解 开 ， 纵 使 将 这 份 图 解 公 诸 天 
TF, REHT. 

“到 得 少林 寺 后 ， 我 和 木 兄 弟 将 图 解 的 第 一 式 封 在 信封 之 中 ， 请 知客 僧 递交 妙 谤 大 师 。 知 客 僧 初时 不 肯 ， 说 道 妙 谤 大 师 闭关 多 年 ， 早 已 与 
外 人 不 通 音 问 ， 我 二 人 便 各 取 一 个 蒲团 坐 了 ， 堵 住 了 少林 夺 的 大 门 ， 直 坐 了 七 日 七 夜 ， 不 令 寺 中 僧人 出 入 。 知 客 僧 无 奈 ， 才 将 那 信 递 了 进去 。 


群雄 均 想 : “他 说 得 轻描淡写 ， 但 要 将 少林 寺 大 门 堵 住 七 日 七 夜 ， 当 真 谈何容易 ? 其 间 不 知 经 过 了 多 少 场 龙争虎斗 。 少 林 群 僧 定 是 无 法 将 
他 二 人 逐 走 ， 这 才 被 迫 传 信 。” 

龙 岛 主 续 道 ，“ 那 知客 僧 接 过 信封 ,我 们 便 即 站 起 身 来 ， 离 了 少林 寺 ， 到 少 室 山 山脚 等 候 。 等 不 到 半 个 时 尾 ， 妙 谤 大 师 便 即 赶 到 ， 只 
同 : “在 何 处 ? ° 木 見 弟 道 : “还 得 去 请 一 个 人 。” 妙 说 大 师 道 : 不错， 要 请 轧 茶 ! ”“ 三 人 来 到 武当 山上 ， 妙 详 大 师 说 道 ， “我 是 少林 寺 
ik, ENMBR. ”不 等 通报 ， 直 逆 进 内 。 想 少林 寺 妙 席 大 师 是 何等 名 声 ， 武 当 弟子 谁 也 不 敢 拦 阻 。 我 二 人 跟随 其 后 。 妙 详 大 师 走 到 愚 茶道 长 
清 修 的 苦 茶 斋 中 ， 拉 开架 式 ， 将 图 解 第 一 式 中 的 诸 般 姿 式 演 了 一 遍 ， 一 言 不 发 ， 转 身 便 走 。 昌 茶道 长 又 惊 又 喜 ， 也 不 多 问 ， 便 一 齐 来 到 侠客 岛 
„Es 

“ 妙 详 大 师 娴 熟 少林 诸 般 绝 艺 ， 愚 茶道 长 剑 法 通 神 ， 那 是 武林 中 众 所 公认 的 两 位 顶尖 儿 人 物 。 他 二 位 一 到 岛 上 ， 便 去 揣摩 图 解 ， 第 一 个 月 
中 ， 他 两 位 的 想法 尚 是 大 同 小 异 。 第 二 个 月 时 便 已 歧 见 从 生 。 到 了 第 三 个 月 ， 连 他 那 两 位 早已 淡泊 自 甘 的 世 外 高 人 ， 也 因 对 图 解 所 见 不 合 ， 
起 争执 ， 甚 至 …… 甚 至 ， 唉 ! 竟 尔 动 起 手 来 。” 

群雄 大 是 话 异 ， 有 的 便 问 : “这 两 位 高 人 比武 较量 ， 却 是 谁 胜 谁 败 ? > 

龙 岛 主 道 : “ 妙 谤 大 师 和 愚 茶道 长 各 以 从 图 解 上 参 悟 出 来 的 功夫 较量 ， 拆 到 第 五 招 上 ， 两 人 所 悟 相同 ， 登 时 会 心 一 笑 ， 罢 手 不 斗 ， 但 到 第 
六 招 上 却 又 生 了 歧 见 。 如 此 时 斗 时 体 ， 转 瞬 数 月 ， 两 人 参 悟 所 得 始终 是 相同 者 少 而 相 异 者 多 ， 然 而 到 底 谁 是 谁 非 ， 识 高 熟 低 ， 却 又 难 言 。 我 和 
木 兄 弟 详 行 计 议 ， 均 觉 这 图 解 博大 精深 ， 以 妙 详 大 师 与 遇 茶 道 长 如 此 修 为 的 高 人 ， 尚 且 只 能 领悟 其 中 一 窒 ， 看 来 若 要 通 解 全 图 ， 非 集思广益 不 
可 。 常 言 道 得 好 : 三 个 臭 皮 匠 ， 抵 个 诸葛 亮 。 咱 们 何不 广 邀 天 下 奇 材 异 能 之 士 同 来 岛 上 ， 各 竭 心 思 ， 一 齐 参 研 ? 

“恰好 其 时 岛 上 的 “断肠 蚀 骨 腐 心 草 ” 开 花 ， 此 草 若 再 配 以 其 他 佐 使 之 药 ， 熬 成 热 粥 ， 服 后 于 我 辈 练武 之 士 大 有 补益 ， 于 是 我 二 人 派出 使 
者 ， 邀 请 当世 名 门 大 派 的 掌 门 人 、 各 教 教主 、 各 帮 帮 主 ， 来 到 小 岛 喝 碗 腊八 粥 ， 喝 过 粥 后 ， 再 请 他 们 去 参 研 图 解 。” 

他 这 番 话 ， 各 人 只 听 得 面 面 相 裔 ， 将 信 将 疑 ， 人 人 脸 上 神色 十 分 古怪 。 

IL THEM, 丁 不 四 大 声 道 : “如 此 说 来 ， 你 们 邀 人 来 喝 腊 八 粥 ， 纯 是 一 番 好 意 了 。” 

龙 岛 主 道 : “全 是 好 意 ， 也 不 见得 。 我 和 木 兄 弟 自 有 一 片 自私 之 心 ， 只 有 盼 天 下 的 武 学 好 手 群 集 此 岛 ， 能 助 我 兄弟 解 开心 中 疑 团 ， 将 武 学 之 
道 发 扬 光 大 ， 推 高 一 层 。 但 若 说 对 众 位 嘉宾 意 存 加 害 ， 各 位 可 是 想 得 左 了 。” 

丁 不 四 冷笑 道 : “你 这 话 岂 非 当 面 其 人 ? 倘若 只 是 邀 人 前 来 共同 钻研 武 学 ， 何 以 人 家 不 来 ， 你 们 就 杀人 家 满门 ? 天 下 哪 有 如 此 强 凶 霸道 的 
请 客 法 子 ?” 

龙 岛 主 点 了 点 头 ， 双 掌 一 拍 ， 道 : "DREIER! ” 便 有 八 名 弟子 转 入 内 堂 ， 每 人 捧 了 一 登 短 籍 出 来 ， 每 一 释 都 有 两 太 来 高 。 龙 岛 主 
道 : “分 给 各 位 来 宾 观 看 。” 众 弟子 分 取 德 籍 ， 送 到 诸 人 席 上 。 每 本 敌 册 上 都 有 黄 签 注 明 某 门 某 派 某 会 。 

丁 不 四 拿 过 来 一 看 ， 只 见 敌 上 写 着 “六 合 丁 氏 ” 四 字 ， 心 中 不 由 得 一 惊 ， “我 兄弟 是 六 合 人 氏 ， 此 事 天 下 少 有 人 知 ， 侠 客 岛 孤 悬 海外 ， 消 
息 可 灵 得 很 啊 。” 翻 将 开 来 ， 只 见 注 明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， 丁 不 三 在 何 处 干 了 何事 ，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， 丁 不 四 在 何 处 又 干 了 何事 。 虽 然 未 能 齐备 ， 但 
自己 二 十 年 来 的 所 作 所 为 ， 凡 是 华 华 大 者 ， 钴 中 都 有 书 明 。 

丁 不 四 额 上 汗水 沙沙 而 下 ， 偷 眼看 旁人 时 ， 大 都 均 是 脸 现 狼 狐 尴 众 之 色 ， 只 有 石 破 天 自 顾 喝 粥 ， 不 去 理会 摆 在 他 面前 那 本 注 有 “长 乐 
帮 ” 三 字 的 敌 册 。 他 一 字 不 识 ， 全 不 知 上 面 写 的 是 甚么 东西 。 

过 了 一 顿 饭 时 分 ， 龙 岛 主 道 : “ 收 了 赏 善 罚 恶 每 。” 和 群 弟子 分 别 将 钴 籍 收回 。 


Rê EMRE: “我 兄弟 分 遗 下 属 ， 在 江湖 上 打听 讯息 ， 并 非 胆敢 刺探 朋友 们 的 隐私 ， 只 是 得 悉 有 这 人 么 一 会 子 事 ， 便 记 了 下 来 。 凡 是 给 侠 
客 岛 某 灭 的 门派 帮会 ， 都 是 罪 大 恶 极 、 天 所 不 容 之 徒 。 我 们 虽 不 敢 说 替 天 行道 ， 然 而 是 非 善 恶 ， 却 也 分 得 清 清楚 楚 。 在 下 与 木 兄 弟 均 想 ， 我 们 
既 住 在 这 侠客 岛 上 ， 所 作 所 为 ， 总 须 对 得 住 这 “侠客 ”两 字 才 是 。 我 们 只 恨 侠客 岛 能 为 有 限 ， 不 能 尽 诛 普 天 下 的 恶 徒 。 各 位 请 仔细 想 一 想 ， 有 
哪 一 个 名 门 正派 或 是 行 侠 仗 义 的 帮会 ， 是 因为 不 接 邀 请 铜牌 而 给 侠客 岛 诛 灭 了 的 ? ” 

Ka SFA, CARE. 

kit: “因此 上 ， 我 们 所 杀 之 人 ， 其 实 无 一 不 是 罪 有 应 得 ……?” 

白 自在 忽然 插口 道 “河北 通州 肢 家 拳 服 老 拳师 聂 立 人 ， 并 无 甚么 过 恶 ， 何 以 你 们 将 他 满门 杀 了 ? ” 

kikti ART, FEE, við: “ 威 德 先生 请 看 。” 
de 那 短 册 缓 缓 向 白 自 在 “了 过 去 。 白 自在 伸手 欲 接 ， 不 料 那 筹 册 突然 间 在 空中 微微 一 顿 ， 猛 地 笔直 坠落 ， 在 白 自在 中 指 外 二 尺 之 处 跌 向 席 

白 自在 急忙 伸手 一 抄 ， 才 将 敌 册 接 住 ， 不 致 落 入 席 上 粥 碗 之 中 ， 当 场 出 丑 。 德 籍 入 手 ， 颇 有 重 甸 甸 之 感 ， 不 由 得 心中 上 暗 惊 ， “此 人 将 一 本 
厚 只 数 分 的 帐 筹 随手 掷 出 ， 来 势 甚 缓 而 力道 极 劲 ， 远 近 如 意 ， 变 幻 葛 测 ， 实 有 传说 中 所 谓 “ 飞 花 攻 敌 、 摘 时 伤 人 ”之 能 。 以 这 般 手 劲 发 射 暗 
器 ， 又 有 谁 闪 避 挡 架 得 了 ? 我 自称 “暗器 第 一 ”， 这 四 个 字 非 摘 下 不 可 。?” 

只 见 敌 面 上 写 着 “河北 通州 又 家 拳 ” 七 字 ， 打 开 憩 子 ， 第 一 行 触目 惊 心 ， 便 是 “庚申 五 月 初 二 ， 受 宗 台 在 沧州 郝 家 庄 奸 杀 二 命 ， Fe 
TIRJ BÊR” , BTBE “RATA, RIT UD RCRA ZK, مارد‎ ” RRA. B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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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R: “BEEBE Ma, MADE MARI,” MARGAR, BERIN, AF á, AMARA 3 IZE CS, 
也 是 飞 到 他 身 前 二 尺 之 处 ， 突 然 下 落 ， 手 法 与 龙 岛 主 一 般 无 异 。 白 自在 已 然 有 备 ， 伸 手 抄 起 ， 入 手 的 份量 却 比 先前 龙 岛 主 掷 钴 时 轻 得 多 了 ， 打 
了 开 来 ， 却 见 是 聂 家 的 一 本 帐 舌 。 

白 自在 少年 时 便 和 肢 老 拳师 相 答 ， 识 得 他 的 笔迹 ， 见 那 帐 夭 确 是 肢 老 源 师 亲笔 所 书 ， 一 笔 笔 都 是 银钱 来 往 。 其 中 一 笔 之 上 注 以 “可 杀 ” 两 
个 朱 字 ， 这 一 笔 帐 是 ，“ 初 八 ， 买 周 家 村 田 八 十 三 亩 二 分 ， 价 银 七 十 两 ” 白 自在 心 想 : “七 十 两 银子 买 了 八 十 多 亩 田 ， 这 田 买 得 忒 也 便宜 ， 其 
中 定 有 威逼 强 买 之 情 。” 

又 看 下 去 ， 见 另 一 笔 帐 上 又 写 了 “可 杀 ” 两 个 朱 字 ， 这 一 笔 帐 是 : “十 五 ， 收 通州 张 县 尊 来 银 二 千 五 百 两 。” 心 想 : “Sê MR 
义 道 ， 为 甚么 要 收 官府 的 钱财 ， 那 多 半 是 勾结 贪官 污 更 ， 欺 压 良 善 ， 做 那 伤 天 害 理 的 勾当 了 。” 

一 路 翻 将 下 去 ， 出 现 “ 可 杀 ” 二 字 的 不 下 五 六 十 处 ， 情 知 这 朱 笔 二 字 是 张 三 或 李 四 所 批 ， 不 由 得 掩 卷 长 叹 ， 说 道 , “知人 知 面 不 知心 ! 这 
爱 立 人 当真 可 杀 。 姓 白 的 倘若 早 得 几 年 见 了 这 本 帐 夭 ， 侠 客 岛 就 是 对 他 手下 留情 ， 姓 白 的 也 要 杀 他 全 家 。” 说 着 站 起 身 来 ， 去 到 张 三 身 前 ， 双 
手 捧 着 帐 敌 还 了 给 人 他， 说道， “MUR, ۱ ” 

转 头 向 龙 木 二 岛 主 瞧 去 ， 景 仰 之 情 ， 油 然而 生 ， 寻 思 : “侠客 岛 门下 高 弟 ， 不 但 武功 卓绝 ， 而 且 行事 周密 ， 主 持 公 道 。 如 何 赏 善 我 昌 不 
知 ， 但 罚 恶 这 等 公正 ， 赏 善 自 也 妥当 。“ 赏 善 罚 恶 ”四 字 ， 当 真是 名 不 虚 传 。 我 雪山 派 门下 弟子 人 数 虽 多 ， 却 哪里 有 张 三 、 李 四 这 等 人 才 ? 
唉 ，“ 大 宗师 ”三 字 ， 倘 再 加 在 白 自在 头 上 ， 宁 不 令 人 汗颜 ? ” 

龙 岛 主 似 是 猜 到 了 他 心中 的 念头 ， 微 笑 道 ， “ 威 德 先生 请 坐 。 先 生 和 久居 西域 ， 对 中 原 那 批 衣冠 禽兽 的 所 做 所 为 ， 多 有 未 知 ， 原 也 怪 先 生 不 
得 。” 白 自在 播 了 摇头 ， 回 归 己 座 。 

丁 不 四 大 声 道 : “如 此 说 来 ， 侠 客 岛 过 去 数 十 年 中 杀人 ， 都 是 那些 人 罪 有 应 得 ， 邀 请 武林 同道 前 来 ， 用 意 也 只 在 共同 参 研 武功 ? ” 

龙 木 二 岛 主 同时 点 头 ， 道 : “不 错 ! ” 

丁 不 四 又 道 : “ 那 为 甚么 将 来 到 岛 上 的 武林 高 手 个 个 都 害 死 了 ， 竞 令 他 们 连 尸 骨 也 不 得 还 乡 ? ” 龙 岛 主 摇头 道 ，“ 丁 先生 此 言 差 锋 ! 道路 
fe, BERE? ” 丁 不 四 道 : “ 依 龙 岛 主 所 说 ， 那 么 这 些 武林 高 手 ， 一 个 都 没有 死 ? 哈哈 ， 可 笑 啊 可 笑 。” 

龙 岛 主 仰天 大 笑 ， 也 道 : “哈哈 ， 可 笑 啊 可 笑 ? > 

丁 不 四 情 然 同道 : “有 甚么 可 笑 ? ” 龙 岛 主 笑 道 : “ 丁 先生 是 散 岛 贵客 。 丁 先生 既 说 可 笑 ， 在 下 只 有 随 声 附和 ， 也 说 可 笑 了 。” 

丁 不 四 道 : “三 十 年 中 ， 来 到 侠客 岛 喝 腊八 粥 的 武林 高 手 ， 没 有 三 百 ， 也 有 两 百 。 龙 岛 主 居然 说 他 们 尚 都 健在 ， 岂 非 可 笑 ? ” 

龙 岛 主 道 ,，“ 凡 人缘 有 寿 数 天 年 ， 大 限 既 届 ， 若 非 大 罗 金 仙 ， 硒 得 不 死 ? 只 要 并 非 侠客 岛 下 手 害 死 ， 也 就 是 了 。” 

丁 不 四 侧 过 头 想 了 一 会 ， 道 : “那么 在 下 向 龙 岛 主打 听 一 个 人 ， 有 一 个 女子 ， 名 叫 …… 名 叫 这 个 芳 姑 ， 听 说 二 十 年 前 来 到 了 侠客 岛 上 ， 此 
人 可 曾 健在 ? ” 龙 岛 主 道 ， “这 位 女 侠 姓 甚么 ? EXEL? 是 哪 一 个 门派 帮会 的 首脑 ? ”本 不 四 道 : “ 姓 甚 么 …… 这 可 不 知道 了 ， 本 来 是 应 该 


那 蒙 面 女子 突然 尖 声 说 道 ， “就 是 他 的 私 生 女 儿 。 这 姑娘 可 不 跟 爷 姓 ， 她 跟 娘 姓 ， 叫 作 梅 芳 关 。” 丁 不 四 脸 上 一 红 ， 道 : “嘿嘿 ， 姓 梅 就 
姓 梅 ， 用 不 着 这 般 大 惊 小 怪 。 她 …… 她 今年 约莫 四 十 岁 ……” 那 女子 尖 声 道 ， “甚么 约莫 四 十 岁 ? 是 三 十 九 岁 。” 丁 不 四 道 : “FR, HB, 
是 三 十 九 岁 。 她 也 不 是 甚么 门派 的 掌 门 ， 更 不 是 甚么 帮主 教主 ， 只 不 过 她 学 的 梅花 拳 ， 天 下 只 有 她 一 家 ， 多 半 是 请 上 侠客 岛 来 了 。” 

木 岛 主 摇头 道 ， “梅花 拳 ? 没 资格 。” 那 蒙 面 女子 尖 声 道 “梅花 拳 为 甚么 没 资格 ? 我 …… 我 这 不 是 收 到 了 你 们 的 邀 宴 铜牌 ? ” 木 岛 主 摇 
IE: “不 是 梅花 拳 。” 

龙 岛 主 道 : “ 梅 女 侠 ， 我 本 兄弟 说 话 简洁 ， 不 似 我 这 等 罗 唆 。 他 意思 说 ， 我 们 邀请 你 来 侠客 岛 ， 不 是 为 了 梅 女 侠 的 家 传 梅花 拳 ， 而 是 在 于 
你 两 年 来 新 创 的 那 套 剑 法 。 

J ê 从 来 无 人 见 过 ， 你 们 又 怎 地 知道 ? ”她 说 话 声音 十 分 尖锐 刺耳 ， 令 人 听 了 其 不 舒服 ， 话 中 含 了 惊奇 之 
意 ， 更 是 难听 。 

龙 岛 主 微微 一 笑 ， 向 两 名 弟子 各 指 一 指 。 那 两 名 弟子 一 个 着 黄 衫 、 一 个 着 青 衫 ， 立 即 踏 上 几 步 ， 躺 身 听 令 。 龙 岛 主 道 : “你 们 将 梅 女 侠 新 
创 的 这 套 剑 法 试 演 一 遍 ， 有 何不 到 之 处 ， 请 梅 女 侠 指正 。” 

两 名 弟子 应 道 : “是 。” 走 向 倚 壁 而 置 的 一 张 几 旁 。 黄 衫 弟子 在 几 上 取 过 一 柄 铁 剑 ， 青 衫 弟子 取 边 一 条 软 鞭 ， 向 那 姓 梅 女子 躺 身 说 
道 : “请 梅 女 侠 指 教 。” 随 即 展开 架 式 ， 纵 横 击 刺 ， 斗 了 起 来 。 厅 上 和 群 豪 都 是 见闻 广博 之 人 ， 但 黄 衫 弟子 所 使 的 这 套 剑 法 却 是 从 所 未 见 。 

那 女子 不 住 口 道 : “这 可 奇 了 ， 这 可 奇 了 ! 你 们 几时 偷 看 到 的 ? > 

石 破 天 看 了 数 招 ， 心 念 一 动 : “这 青 衫 人 使 的 ， 可 不 是 丁 不 四 和 爷爷 的 金龙 鞭 法 么 ? ”果然 听 得 丁 不 四 大 声 叫 了 起 来 : “MR, KE] J XES) 
法 出 来 ， 针 对 我 的 金龙 鞭 法 ， 那 是 甚么 用 意 ?” 那 青 衫 弟子 使 的 果然 正 是 金龙 鞭 法 ， 但 一 招 一 式 ， 都 被 黄 衫 弟子 的 新 奇 剑 法 所 克制 。 那 蒙 面 女 
子 冷 笑 数 声 ， 并 不 回答 。 

THRU RARE, TEDE: “ 想 凭 这 剑 法 抵挡 我 金龙 鞭 法 ， 只 怕 还 差 着 一 点 。” 一 旬 话 刚 出 口 ， 便 见 那 黄 衫 弟子 剑 法 一 变 ， 招 招 十 分 刁钻 古 
怪 ， 阴 毒 狠 辣 ， 简 直 有 点 下 三 小 味道 ， 绝 无 丝毫 名 家 风范 。 

丁 不 四 叫 道 : “Ar, సని! 那 是 甚么 剑 法 ? 旺 ， 这 是 泼妇 剑 法 。” 心 中 却 不 由 得 暗暗 吃惊 “倘若 真 和 她 对 敌 ， 陡 然 间 遇 上 这 等 下 作 打 


法 ， 只 怕 便 看 了 她 的 道 儿 。” 然 而 这 等 阴 毒 招数 究竟 只 能 用 于 偷袭 ， 不 宜 于 正大 光明 的 相 斗 ， 丁 不 四 心 下 虽 惊 讶 不 止 ， 但 一 面 却 也 暗自 欣 
Bi “这 种 下 流 撒 泼 的 招数 倘若 骤然 向 我 施 为 ， 确 然 不 易 挡 架 ， 但 既 给 我 看 过 了 一 次 ， 那 就 毫 不 足 晨 了 。 旁 门 左 道 之 术 ， 毕 竟 是 可 一 而 不 可 
再 。” 
u 

FR o 

TAMBÉ: “WEAR? ” WRI: “REMTISTERMZIONI!I” 高三 娘 子 笑 道 : “ 金 欧 鞭 法 妙 概 。 気 死 我 了 , VERT, A 
KRI! ” 连 叫 三 声 “ 气 死 我 了 ”， 学 的 便 是 那 日 丁 不 四 在 饭店 中 挑 峡 生 事 之 时 的 口吻 。 

那 青 衫 弟子 一 套 金 龙 凌 法 使 了 大 半 ， 突 然 挥 凌 舞 个 圈子 。 

黄 衫 弟子 便 即 收 招 。 青 衫 弟子 将 软 蒜 放 回 几 上 ， 空 手 又 和 黄 衫 弟子 斗 将 起 来 。 

BAH, OBR RR” MF, Vil: “ 丁 家 擒拿 手 。” 

原来 青 衫 弟子 所 使 的 ， 竟 是 丁 不 三 的 的 拿手， 甚么 “ 凤 尾 手 ”、“ 虎 爪 手 ”、“ 玉 女 措 针 ”、“ 夜 又 锁 喉 ”等 等 招式 ， 全 是 丁 琐 在 长 江 船 
上 曾经 教 过 他 的 。 丁 不 四 更 是 恼怒 ， 大 声 说 道 : “ 姓 梅 的 ， 你 冲 着 我 兄弟 而 来 ， 到 底 是 甚么 用 意 ? 这 …… 这 …… 这 不 是 太 也 莫名 其 妙 么 ? ”在 
他 心中 ， 自 然 知道 那 姓 梅 的 女子 处 心 积 虑 ， 要 报复 他 对 她 姊 姊 始 乱 终 弃 的 负心 之 罪 。 

眼见 那 黄 衫 弟子 克制 丁 氏 拳脚 的 剑 法 阴 狠 毒 辣 ， 甚 么 氛 阴 挑 腹 、 剂 目 惟 车 ， 无 所 不 至 ， 但 那 青 衫 弟子 尽 也 抵挡 得 住 。 

突然 之 间 ， 那 黄 衫 弟子 横 剑 下 削 ， 青 衫 弟子 跃 起 闪避 。 黄 衫 弟子 抛 下 手中 铁 剑 ， 双 手 拦腰 将 青 衫 弟子 抱 住 ， 一 张口 ， 咬 住 了 他 的 咽喉 。 

丁 不 四 惊 呼 : “ 啊 哟 ! ”这 一 口 似 乎 便 咬 在 他 自己 喉头 一 般 。 他 一 颗 心 鲜 鲜 乱 跳 ， 知 道 这 一 抱 一 咬 ， 配 合 得 太 过 巧妙 ， 自 己 万 万 躲避 不 


过 。 
నట o aa cară a ee cu intai dn 
原 行列 。 

姓 梅 的 女子 尖 声 说 道 ， “你 们 暗中 居然 将 我 手 创 的 剑 法 学 去 了 七 八成 ， 倒 也 不 容易 得 很 的 了 。 可 是 这 么 演 了 给 他 看 过 ， 那 …… 那 可 ……” 

丁 不 四 怒 道 “这 种 功夫 不 登 大 雅之 堂 ， 乱 七 八 糟 ， 不 成 体 统 ， 有 甚么 难 学 ? ” 白 自在 插口 道 ， “甚么 不 成 体 统 ? 你 姓 丁 的 倘若 乍 然 相 
遇 ， 手 忙 脚 乱 之 下 ， 身 上 十 七 八 个 宣 窗 也 给 人 家 刺 穿 了 。” 丁 不 四 怒 道 ， “你 倒 来 试 试 。” 白 自在 道 “总 而 言 之 ， 你 不 是 梅 女 侠 的 敌手 。 她 
在 你 喉头 咬 这 一 口 ， 你 本 领 再 强 十 倍 ， 也 决 计 避 不 了 。” 

姓 梅 的 女子 尖 声 道 ，“ 谁 要 你 讨好 了 ? RAM, 却 又 如 何 ? ” 白 自在 道 ，“ 差 得 远 了 。 我 夫人 不 在 此 处 ,我 夫人 的 徒 儿 却 到 了 侠客 
岛 上 ， 喂 ， 孙 女婿 ， 你 去 跟 她 比比 。” 

石 破 天 道 : “我 看 不 必 比 了 。” 那 姓 梅 女子 问 道 “你 是 史 小 以 的 徒 儿 ?” 石 破 天 道 ， “是 。” 那 女子 道 “怎么 你 又 是 他 的 孙女 媚 ? 没 
上 没 下 ， 乱 七 八 糟 ， 一 帘子 的 狗 杂 种 ， 是 不 是 ? 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A, REMI.” IRA TEZE, 忍 不 住 失 声 大 笑 。 

ABER: “ 够 了 ! ” 虽 只 两 个 字 ， 声 音 却 十 分 威严 。 那 姓 梅 女子 一 呆 ， 登 时 止 声 。 

龙 岛 主 道 : “ 梅 女 侠 这 套 剑 法 ， 平 心 而 论 ， 自 不 及 丁 家 武功 的 精 奥 。 不 过 梅 女 侠 能 自 创 新 招 ， 天 资 颖 悟 ， 这 些 招 术 中 又 有 不 少 异 想 天 开 之 
处 ， 因 此 我 们 邀请 来 到 敞 岛 ， 盼 能 对 那 古 诗 的 图 解 提 出 新 见 。 至 于 梅花 拳 么 ， 那 是 祖传 之 学 ， 也 还 罢了 。?” 

梅 女 侠 道 : “如 此 说 来 ， 梅 芳 姑 没 来 到 侠客 岛 ? ” 龙 岛 主 摇头 道 : “没有 。” 梅 女 侠 颓 然 坐 倒 ， 喃 喃 的 道 : “我 姊 姊 …… 我 姊 姊 临 死 之 
时 ， 就 是 挂念 她 这 个 女儿 ……” 

龙 岛 主 向 站 在 右 侧 第 一 名 的 黄 衫 弟子 道 ， “你 给 她 查 查 。” 

那 弟 子 道 : “是 。” 转 身 入 内 ， 捧 了 几 本 憩 子 出 来 ， 翻 了 几 页 ， 伸 手指 着 一 行 字 ， 朗 声 读 道 ， “梅花 拳 掌 门 梅 芳 姑 ， 生 父 姓 丁 ， 即 丁 …… 
(他 读 到 这 里 ， 含 糊 其 词 ， 人 人 均 知 他 是 免得 丁 不 四 难堪 〉……… 自 幼 随 母 学 艺 ， 十 八 岁 上 …… 其 后 隐居 于 阶 西 卢 氏 县 东 熊 耳 山 之 枯草 岭 。” 

丁 不 四 和 梅 女 侠 同 时 站 起 ， 齐 声 说 道 : “她 是 在 能 耳 山 中 ? 你 怎么 知道 ? ” 

那 弟子 道 : “我 本 来 不 知 ， 是 籍 上 这 么 写 的 。” 

丁 不 四 道 : “ 连 我 也 不 知 ， 这 筹 子 上 又 怎 知道 ?” 
上 
Ju Á o 

那 姓 梅 女子 道 : “原来 如 此 。 那 么 芳 姑 她 …… 她 是 在 能 耳 山 的 枯草 岭 中 …… ” 凝 目 向 丁 不 四 瞧 去 。 只 见 他 脸 有 喜 色 ， 但 随即 神色 黯然 ， 长 
叹 一 声 。 那 姓 梅 女子 也 轻 轻 叹息 。 两 人 均 知 ， 虽 然 获悉 了 梅 芳 姑 的 下 落 ， 今 生 今世 却 再 也 无 法 见 她 一 面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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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“侠客 行 ” 
龙 岛 主 道 ，“ 众 位 心中 尚 有 甚么 疑 窦 ， 便 请 直言 。” 


白 自在 道 ，“ 龙 岛 主 说 是 洲 我 们 来 看 古诗 图 解 ， 那 到 底 是 甚么 东西 ， 便 请 网 观 如 何 ?” 

龙 岛 主 和 木 岛 主 一 齐 站 起 。 龙 岛 主 道 “ 正 要 求教 于 各 位 高 明博 雅 姓 子 。” 

四 名 弟子 走 上 前 来 ， 抓 住 两 块 大 屏风 的 边缘 ， 向 旁 组 缓 拉 开 ， 露 出 一 条 长 长 的 甬道。 龙 林 二 岛 主 齐 声 道 ，“ 请 ! ”当先 领路 。 

群雄 均 想 ，“ 这 航道 之 内 ， 定 是 布 满 了 杀人 机 关 。” 不 由 得 都 是 脸 上 变色 。 白 自在 道 ， “LIE, ESITARE,” FUR 
道 ，“ 是 ! ” 白 自在 携 着 他 手 。 当 先 而 行 ， 口 中 哈哈 大 笑 ， 笑 声 之 中 却 不 免 有 些 赢 抖 。 余 人 料想 在 动 难 逃 ， 一 个 个 的 跟随 在 后 。 有 十 余人 坐 在 
捍 劳 始终 不 动 ， 侠 客 岛 上 的 众 弟 子 传 仆 却 也 不 加 理会 。 

白 自在 等 行 出 十 余 丈 ， 来 到 一 道 石门 之 前 ， 门 上 刻 着 三 个 斗 大 古 素 ， “侠客 行 ”。 

一 名 黄 衫 弟子 上 前 推 开 石 门 ， 说 道 ，“ 洞 内 有 二 十 四 座 石室 ， 各 位 可 请 随意 来 去 观看 ， 看 得 厌 了 ， 可 到 洞 外 散心 。 一 应 饮食 ， 各 石室 中 均 
有 置 备 ， 各 位 随意 取 用 ， 不 必 客气 。” 

丁 不 四 冷笑 道 : “一 切 都 是 随意 ， 可 客气 得 很 啊 。 就 是 不 能 “随意 离岛 ，， 是 不 是 ? ” 

龙 岛 主 哈哈 大 笑 ， 说 道 ，“ 丁 先生 何 出 此 言 ? 各 位 来 到 侠客 岛 是 出 于 自愿 ， 若 要 离 去 ， 又 有 谁 敢 强 留 ? 海滩 边 大 船 小 船 一 应 俱全 ， 各 位 何 
时 意欲 归 去 ， 尽 可 自 便 。” 

群雄 一 伍 ， 没 想到 侠客 岛 竞 然 如 此 大 方 ， 去 留任 意 ， 当 下 好 几 个 人 齐 声 问 道 : “我 们 现下 就 要 去 了 ， 可 不 可 以 ? ” 龙 岛 主 道 : “自然 可 以 
啊 ， 各 位 当 我 和 木 兄弟 是 甚么 人 了 ? BAVA, BRM, CUBR? ”群雄 心 下 一 宽 ， 均 想 : “既是 如 此 ， 待 看 了 那 古 诗 图 解 是 其 
NS ” 

FE NARRA, FULLEST BORN ARE, ARS AWAR JUNA JI, JW. RARA, FEDE 
Ar FIRNE BER, FTAA, IR MIRO EI MI EE, T= DUA EK PIR 

白 自在 陡然 见 到 一 人 ， 向 他 打量 片刻 ， 惊 道 ;“ 温 三 兄 ， 你 …… 你 …… 你 在 这 里 ? ” 

这 个 不 住 在 石室 中 打 图 的 黑 衫 老者 温 仁厚 ， 是 山东 八仙 剑 的 掌 门 ， 和 白 自在 交情 着 实 不 浅 。 然 而 他 见 到 白 自在 时 并 不 如 何 惊喜 ， 只 淡淡 一 
笑 ， 说 道 ; “怎么 到 今日 才 来 ? ” 

白 自在 道 。“ 十 年 前 我 听 说 你 被 侠客 岛 邀 来 喝 腊八 粥 ， 只 道 你 …… 只 道 你 早 就 仙 去 了 ， 曾 大 哭 了 几 场 ， 哪 知道 ……” 

温 仁厚 道 : “我 好 端 端 在 这 里 研习 上 乘 武 功 ， 怎 么 就 会 死 了 ? 可 惜 ， 可 惜 你 来 得 迟 了 。 你 轮 ， 这 第 一 句 “ 赵 客 绳 胡 继 ，， 其 中 对 这 
个 “ 衣 ” 字 的 注解 说 ，“ 衣 者 ， 西 域 之 人 也 。 新 唐 书 承 干 传 云 : 数 百人 习 音声 学 胡 人 ， 椎 着 前 彩 为 舞 衣 ……”” 一 面 说 ， 一 面 指 着 石壁 上 的 小 
字 注解 ， 读 给 白 自 在 听 。 
q ESRA. STE MERAN. EIR EWR, Alb SES BEFREIT DTA 

= 

温 仁厚 睡 目 道 ; “你 说 甚么 ? & KET OE, ENR ER, MIDARDA, MARSA T> 


一 二 ， 哪 里 还 能 分 心 去 理会 世上 俗 事 ? MARICA, AEE AZ, AMR BE? 要 解 通 这 一 句 ， 自 非 先 明白 这 
个 重要 关键 不 可 。” 

白 自在 转 头 看 壁 上 绘 的 果 是 个 青年 书生 ， 左 手 执 扇 ， 右 手 飞 掌 ， 神 态 甚 是 优雅 潇 酒 。 

温 仁 厚 道 : “ 白 兄 ， 我 最 近 揣摩 而 得 ， 图 中 人 儒雅 风流 ， 本 该 是 阴柔 之 象 ， 注 解 中 却说 “ 须 从 威 猛 刚 硬 处 着 手 ” ， 那 当然 说 的 是 阴柔 为 
体 、 阳 刚 为 用 ， 这 倒 不 难 明 白 。 但 如 何 为 “ 体 ”， 如 何 为 “用 ”， 中 间 实 有 极 大 的 学 问 。” 

白 自在 点 头 道 : “不 错 。 温 兄 ， 这 是 我 的 孙女 婚 ， 你 瞧 他 人 品 还 过 得 去 罢 ? NF, UR FR. 7 

ARRE, ACERA, MIA: MT. > 

温 仁 厚 道 : “ 好 , 好 ! ”但 正 眼 也 没 向 他 瞧 上 一 眼 ， 左 手 学 着 图 中 人 的 姿 式 ， 右 手 突然 发 掌 ， 呼 的 一 声 ， 直 击 出 去 ， 说 道 : “ 左 阴 右 阳 ， 
多 半 是 这 个 道理 了 。?” 石 破 天 心 道 : “这 温 三 爷爷 的 掌 力 好 生 了 得 。” 

白 自在 诵读 壁 上 所 刻 注 解 : “庄子 说 剑 篇 云 ，“ 太 子 日 : BENNA, HERA ER ML, ALA. Abs: SH 
之 织 ， 谓 粗 绢 无 文理 也 。” 温 兄 ，“ 线 胡 ” 二 字 应 当 连 在 一 起 解释 ，“ 线 胡 ” 就 是 粗 烽 简 陋 ，“ 线 胡 幼 ”是 说 他 头 上 所 戴 之 织 并 不 精致 ， 并 非 
说 他 戴 了 胡 人 之 幼 。 这 个 “ 胡 ” 字 ， 是 糊 里 糊涂 之 糊 ， 非 西域 胡 人 之 胡 。” 

温 仁厚 摇头 道 , “不 然 ， 你 看 下 一 句 注 解 : TERA: SM. È: RO, A, ALMA. RÆ BRALLA, 可以 粗 
陋 ， 也 可 精致 。 前 几 年 我 曾 向 凉 州 果 雪 门 的 掌 门 人 康 昆 请 教 过 ， 他 是 西域 明 人 ， 于 胡 人 之 事 是 无 所 不 知 的 。 他 说 胡 人 武士 冠 上 有 继 ， 那 形状 是 
这 样 的 ……” 说 着 蹲 了 下 来 ， 用 手指 在 地 下 画图 示 形 。 

石 破 天 听 他 二 人 议论 不 休 ， 自 己 全 然 不 懂 ， 石 壁 上 的 注解 又 一 字 不 识 ， 听 了 半天 ， 全 无 趣味 ， 当 下 信步 来 到 第 二 间 石 室 中 。 一 进门 便 见 剑 
气 纵横 ， 有 了 七 对 人 各 使 长 剑 ， 正 在 较量 ， 剑 刃 撞击 ， 铮 铮 不 绝 。 这 些 人 所 使 剑 法 似乎 各 不 相同 ， 但 变幻 奇 巧 ， 显 然 均 极 精 奥 。 

只 见 两 人 拆 了 数 招 ， 便 即 罢 斗 。 一 个 白 须 老 者 说 道 : “老弟 你 刚才 这 一 剑 设 想 虽 奇 ， 但 你 要 记得 ， 这 一 路 剑 法 的 总 纲 ， 乃 是 “ 吴 钩 霜 雪 
明 ” 五 字 。 吴 钩 者 ， 弯 刀 也 ， 出 剑 之 时 ， 总 须 念念不忘 “ 弯 刀 ”二 字 ， 和 否则 不 免 失 了 本 意 。 以 刀 法 运 剑 ， 那 并 不 难 ， 但 当 使 直 剑 如 弯 刀 ， 直 中 
有 曲 ， 曲 中 有 直 ， 方 是 “ 吴 钩 霜 雪 明 ”这 五 个 字 的 宗 由 。?” 

另 一 个 黑 须 老 者 摇头 道 : “大 哥 ， 你 却 忘 了 另 一 个 要 点 。 

你 瞧 壁 上 的 注解 说 : 鲍 照 乐府 ，“ 锦 带 佩 吴 钩 ”， 又 李 贺 诗 云 : “男儿 何不 带 吴 钩 ”。 这 个 “ 佩 ” 字 ， 这 个 “ 带 ” 字 ， 才 是 诗 中 最 要 紧 的 
关键 所 在 。 吴 钩 虽 是 弯 刀 ， 却 是 佩带 在 身 ， 并 非 拿 出 来 使 用 。 那 是 说 剑 法 之 中 当 隐 含 吴 钩 之 势 ， 圆 转 如 意 ， 却 不 是 真 的 弯曲 。” 那 白 须 老者 
道 “AMPA. RABEN, WGA, REAR CRW, ATES MAAR, BARE? ” 

石 破 天 不 再 听 二 人 争执 ， 走 到 另外 二 人 身边 ， 只 见 那 二 人 斗 得 极 快 ， 一 个 剑 招 凌厉 ， 着 着 进攻 ， 另 一 个 却 是 以 长 剑 不 住 划 着 圆圈 ， 将 对 方 
剑 招 尽数 挡 开 。 又 然 间 铮 的 一 声响 ， 双 剑 齐 断 ， 两 人 同时 向 后 跃 开 。 

那 身材 魁梧 的 黑 脸 汉子 道 ， “这 壁 上 的 注解 说 道 : 白居易 诗 云 : “ 勿 轻 直 折 剑 ， 犹 胜 曲 全 钓 ” 。 可 见 我 这 直 折 之 剑 ， 方 合 石 壁 注 文 原意 。 


” 


另 一 个 是 个 老道 ， 石 破 天 认 得 他 便 是 上 清 观 的 掌 门 人 天 虚 道 人 ， 是 石 庄 主 夫妇 的 师兄 。 石 破 天 心 下 凉 凉 ， 生 怕 他 见 了 自己 便 会 生气 ， 哪 知 
他 竟 似 没 见 到 自己 ， 手 中 拿 着 半截 断 剑 ， 只 是 摇头 ， 说 道 : ““ 吴 钩 霜 雪 明 ”是 主 ，“ 犹 胜 曲 全 钩 ” 是 宾 。 哈 宾 夺 主 ， 必 非 正道 。” 

石 破 天 听 他 二 人 又 宾 又 主 的 争 了 半天 ， 自 己 一 点 不 懂 ， 举 目 又 去 瞧 西 首 一 男 一 女 比 剑 。 

这 男女 两 人 出 招 十 分 缓慢 ， 每 出 一 招 ， 总 是 比 来 比 去 。 有 时 男 的 侧 头 凝 思 半 易 ， 有 时 女 的 将 一 招 剑 招 使 了 八 九 遍 犹 自 不 休 ， 显 然 二 人 不 是 
夫妇 ， 便 是 兄妹 ， 又 或 是 同门 ， 相互 情谊 极 深 ， 正在 齐心 合力 的 钻研 ， 绝 无 半 句 争执 。 

石 破 天 心 想 : “ 跟 这 二 人 学 学 ， 多 半 可 以 学 到 些 精妙 剑 法 。” 慢 慢 的 走 将 过 去 。 

只 见 那 男子 凝神 运气 ， 手 剑 斜 刺 ， 刺 到 半途 ， 便 即 收回 ， 摇 了 摇头 ， 神 情 甚 是 泪 史 ， 叹 了 口气 ， 道 ，“ 总 是 不 对 。” 

那 女 子安 奈 他 道 : “ 远 哥 ， 比 之 五 个 月 前 ， 这 一 招 可 大 有 进 境 了 。 咱 们 再 想 想 这 一 条 注解 : “ 吴 钩 者 ， 吴 王 阁 庐 之 宝刀 也 。 ”为 甚么 吴 王 
阅 庐 的 宝刀 ， 与 别人 的 宝刀 就 有 不 同 ? ” 那 男子 收 起 长 剑 ， 诵 读 壁 上 注解 道 : ““ 吴 越 春秋 云 : ARERR, 20 ۳ ۳۹۲۳/۵۵ SE: 能 
AERA, ALA. 

REME RHR: MAHAREZERE, ARIF, చ IMERAERA, ATRENEZE, RA 
杀 死 了 自己 的 两 个 儿子 。” 那 女子 道 : “我 猜想 这 “残忍 ”二 字 ， 多 半 是 这 一 招 的 要 诀 ， 须 当下 手 不 留 余 地 ， 纵 然 是 亲生 儿子 ， 也 要 杀 了 。 否 
则 壁 上 的 注释 文字 ， 何 以 特地 注 明 这 一 节 。?” 

MANTA MAA VA, VIRA, AUARERTZN, BRAHE, REMITA. BER, AME 
上 密密麻麻 的 刻 满 了 字 ， 但 见 千 百 文字 之 中 ， 有 些 笔 划 宛 然 便 是 一 把 长 剑 ， 共 有 二 三 十 把 。 

这 些 剑 形 或 横 或 直 ， 或 撒 或 捧 ， 在 识字 之 人 眼中 ， 只 是 一 个 字 中 的 一 笔 ， 但 石 破 天 既 不 识字 ， 见 到 的 却 是 一 把 把 长 长 短 短 的 剑 ， 有 的 剑 尖 
朝 上 ， 有 的 向 下 ， 有 的 斜 起 欲 飞 ， 有 的 横 掠 欲 量 ， 石 破 天 一 把 剑 一 把 剑 的 瞧 将 下 来 ， 瞧 到 第 十 二 柄 剑 时 ， 突 然 间 右 肩 “ 巨 骨 穴 ” 间 一 热 ， 有 一 
股 热 气 春 春 欲 动 ， 再 看 第 十 三 柄 剑 时 ， 热 气 顺 着 经 脉 ， 到 了 “五 里 穴 ” 中 ， 再 看 第 十 四 柄 剑 时 ， 热 气 跟着 到 了 “ 曲 池 穴 ”中 。 热 气 越 来 越 盛 ， 
从 丹田 中 不 断 涌 将 上 来 。 

i RARA ai iati caiet ca a و‎ 
性 发 作 了 。” 

他 不 由 得 有 些 害怕 ， 再 看 石壁 上 所 绘 剑 形 ， 内 力 便 自行 按 着 经 脉 运行 ， 腹 中 热气 缓 缓 散 之 于 周身 穴道 ， 当 下 自 第 一 柄 剑 从 头 看 起 ， 顺 着 剑 
形 而 观 ， 心 内 存 想 ， 内 力 流动 不 息 ， 如 川 之 行 。 从 第 一 柄 剑 看 到 第 二 十 四 柄 时 ， 内 力也 自 “ 迎 香 穴 ” 而 至 “ 商 阳 穴 ”运行 了 一 周 。 他 暗自 寻 
EMI 

于 是 回 到 第 一 室 中 ， 只 见 白 自 在 和 温 仁厚 二 人 手中 各 执 一 柄 木 剑 ， 拆 几 招 ， 辨 一阵， 又 指 着 石壁 上 文字 ， 各 持 已 见 ， 互 指 对 方 的 廖 误 。 

石 破 天 拉 拉 白 自在 的 衣 袖 ， 问 道 ， “和 苑 爷 ， 那 些 字 说 些 甚么 ? ” 

A HER TILA. HERERO: “HT, HT! 白 兄 ， 你 武功 虽 高 ， 但 我 在 此 间 已 有 十 年 ， 难 道 这 十 年 功夫 都 是 白费 的 ? 总 有 些 你 没 领 
EE ERE A AER ا‎ IE ARESE neti ” 温 仁 厚 连连 摇 

石 破 天 听 得 二 人 争辩 不 休 ， 心 想 : “ 壁 上 文字 的 注解 如 此 难 法 ， 刚 才 龙 岛 主 说 ， 他 们 邀请 了 无 数 高 手 、 许 多 极 有 学 问 的 人 来 商量 ， 几 十 年 
来 ， 仍 是 弄 不 明白 。 我 只 字 不 识 ， 何 必 去 跟 他 们 一 同 伤 脑筋 ? > 
I A ee î 

形 。 

他 在 第 二 室 中 观看 二 十 四 柄 剑 形 ， 发 觉 长 剑 的 方位 指向 ， 与 体内 经 脉 暗合 ， 这 第 一 图 中 却 只 一 个 青年 书生 ， 并 无 其 他 图 形 。 看 了 片刻 ， 觉 
en 不 禁 多 看 了 一 会 ， 突 然 间 只 觉得 右 胁 下 “ 渊 腋 穴 ” 上 一 动 ， 一 道 热线 沿 着 “ 足 少 阳 胆 经 ”， 向 着 “日 
月 ”、“ 京 门 ” 二 穴 行 去 。 

他 心中 一 喜 ， 再 细 看 图 形 ， 见 构成 图 中 人 身上 衣 补 、 面 容 、 肩 子 的 线条 ， 一 笔 笔 均 有 贯 串 之 意 ， 当 下 顺 着 气势 一 路 观 将 下 来 ， 果 然 自己 体 


内 的 内 息 也 依照 线路 运行 。 寻 思 : “MR SAAR, BORE, BOA A. RRR RO0A WA, ZE 
右 无 事 ， 便 如 当年 照 着 木偶 身上 线路 练功 一 般 ， 在 这 里 练 些 粗 浅 功夫 玩 玩 ， 等 白 爷 爷 领会 了 上 乘 武 学， 咱们 便 可 一 起 回去 啦 。” 

当下 寻 到 了 图 中 笔法 的 源头 ， 依 势 练 了 起 来 。 这 图 形 的 笔法 与 世上 书画 大 不 相同 ， 笔 划 顺 逆 颇 异常 法 ， 好 在 他 从 来 没 学 过 写字 ， 自 不 知 不 
论 写字 画图 ， 每 一 笔 都 该 自 上 而 下 、 自 左 而 右 ， 虽 然 义 挑 是 自 上 而 下 ， 曲 撤 是 自 右 而 左 ， 然 而 均 系 斜 行 而 非 直 笔 。 这 图 形 中 却 是 自 下 而 上 、 自 
右 向 左 的 直 笔 其 多 ， 与 书画 笔 意 往往 截然 相反 ， 拓 拙 非凡 。 他 可 丝毫 不 以 为 怪 ， 照 样 习 练 。 换 作 一 个 学 写 过 几 十 天 字 的 蒙 童 ， 便 决 计 不 会 顺 着 
如 此 的 笔 路 存 想 了 。 

图 中 笔画 上 下 倒 顺 ， 共 有 八 十 一 笔 。 石 破 天 练 了 三 十 余 笔 后 ， 觉 得 腹 中 饥 馈 ， 见 石室 四 角 几 上 摆 满面 点 茶水 ， 便 过 去 吃喝 一 阵 ， 到 外 边 而 
所 中 小 解 了 ， 回 来 又 依 着 笔 路 照 练 。 

石室 中 灯火 明亮 ， 他 倦 了 便 倚 壁 而 睡 ， 饿 了 伸手 便 取 糕 饼 而 食 ， 也 不 知 过 了 多 少时 候 ， 已 将 第 一 图 中 的 八 十 一 笔 内 功 记 得 纯熟 ， 去 寻 和 白 自 
在 时 ， 已 然 不 在 室 中 。 

TIBA WUR. Mi: “$B, BB! ” 奔 到 第 二 宝 中 ， 一 眼 便 见 白 自在 手持 木 剑 ， 在 和 一 位 童 颜 短发 的 老道 斗 剑 。 两 人 剑 法 似乎 都 其 
钝 拙 ， 但 双 剑 上 发 出 喷 吐 声响 ， 乃 是 各 以 上 乘 内 力 注入 了 剑 招 之 中 。 只 听 得 呼 一 声 大 响 ， 白 自在 手中 木 剑 脱手 飞 出 ， 那 老道 手中 的 木 剑 却 也 断 
为 两 截 。 两 人 同时 退 开 两 步 。 

那 老 道 微微 一 笑 ， 说 道 ，“ 威 德 先生 ， 你 天 授 神力 ， 老 道 甘 拜 下 风 。 然 而 咱们 比 的 是 剑 法 ， 可 不 是 比 内 力 。” 白 自在 道 ， “ 昌 茶 道 长 ， 你 
剑 法 比 我 高 明 ， 我 是 佩服 的 。 但 这 是 你 武当 派 世 传 的 武 学 ， 却 不 是 石壁 上 剑 法 的 本 意 。” 恩 茶道 人 全 起 笑容 ， 点 了 点 头 ， 道 ，“ 依 你 说 却 是 如 
何 ? ” 白 自在 道 ，“ 这 一 句 “ 吴 钧 霜 雪 明 ”这 个 “ 明 ” 字 ， 大 有 道理 ……” 

石 破 天 走 到 白 自在 身 畔 ， 说 道 ， “和 爷爷 ， 咱 们 回去 了 ， 好 不 好 ? ”和 白 自在 奇 道 ， “你 说 甚么 ?” 石 破 天 道 : “这 里 龙 岛 主 说 ， 咱 们 甚么 时 
候 想 走 ， 随 时 可 以 离 去 。 海 滩 边 有 许多 船上 只， 咱们 可 以 走 了 。” 白 自在 怒 道 ， “胡说 八道 ! 为 甚么 这 样 心急 ? ” 

石 破 天 见 他 发 怒 ， 心 下 有 些 害怕 ， 道 : “婆婆 在 那 边 等 你 呢 ， 她 说 只 等 到 三 月 初 八 。 倘 车 三 月 初 八 还 不 见 你 回去 ， 她 便 要 投 海 自尽 。” 白 
自在 一 性 , 道 : “三 月 初 八 ? 咱们 是 腊月 初 八 到 的 ， 还 只 过 了 两 三 天 ， 日 子 挺 长 着 呢 ， 又 怕 甚 么 ? 慢 慢 再 回去 好 了 。” 

ARRESE, ES E RIA PERENE ERA, HERK, BIRD, RAE CT ELE, BREAD > RVE E 
的 武 学 之 中 ， 实 无 丝毫 去 意 ， 总 不 能 舍 他 自 回 ， 当 下 不 敢 再 说 ， 信 步 走 到 第 三 座 石室 之 中 。 

一 路 进 石室 ， 便 觉 风声 劲 急 ， 却 是 三 个 劲 装 老者 展开 轻功 ， 正 在 迅速 异常 的 奔 行 。 这 三 人 奔 得 快 极 ， 只 带 得 满 室 生 风 。 三 人 脚下 追逐 奔 
跑 ， 口 中 却 在 不 停 说 话 ， 而 语气 其 是 平静 ， 足 见 内 功 修 为 都 是 其 高 ， 竞 不 因 疾驰 而 令 呼吸 急促 。 

只 听 第 一 个 老者 道 ，“ 这 一 首 “ 侠 客 行 ” 乃 大 诗人 李白 所 作 。 但 李白 是 诗 仙 ， 却 不 是 剑 仙 ， 何 以 短 短 一 首 二 十 四 句 的 诗 中 ， 却 含有 武 学 至 
理 ? ”第 二 人 道 ， “创制 这 套 武 功 的 才 是 一 位 震 古 烁 今 、 不 可 企及 的 武 学 大 宗师 。 他 老人 家 只 是 借用 了 李白 这 首 诗 ， 来 抒写 他 的 神奇 武功 。 咱 
们 不 可 太 钻 牛角 尖 ， 拘 泥 于 李白 这 首 “侠客行 ， 的 诗意 。” 第 三 人 道 ，“ 纪 兄 之 言 虽 极 有 理 ， 但 这 句 “ 银 蒂 照 白马 ，， 若 是 离开 了 李白 的 诗 
意 ， 便 不 可 索 解 。” 第 一 个 老者 道 ， “是 啊 。 不 但 如 此 ， 我 以 为 还 得 和 第 四 室 中 那 句 “ 讽 吉 如 流星 ， 连 在 一 起 ， 方 为 正解 。 解 释 诗 文 固 不 可 断 
章 取 义 ， 咱 们 研讨 武 学 ， 也 不 能 断章取义 才 是 。” 

石 破 天 暗 自 奇怪 ， 他 三 人 商讨 武功 ， 为 何不 坐 下 来 慢 慢 谈论 ， 却 如 此 足 不 停 步 的 你 追 我 赶 ? 但 片刻 之 间 便 即 明白 了 。 

只 听 那 第 二 个 老者 道 ， “你 既 自 负 于 这 两 句 诗 所 悟 比 我 为 多 ， 为 何 用 到 轻功 之 上 ， 却 也 不 过 尔 尔 ， 始 终 追 我 不 上 ? ”第 一 个 老者 笑 
道 ， “难道 你 又 追 得 我 上 了 ? ”只 见 三 人 越 奔 越 急 ， 衣 襟 带 风 ， 连 成 了 一 个 圆圈 ， 但 三 人 相互 间距 离 始终 不 变 ， 显 是 三 人 功力 相 若 ， 谁 也 不 能 
稍 有 超越 。 

石 破 天 看 了 一 会 ， 转 头 去 看 壁 上 所 刻 图 形 ， 见 画 的 是 一 匹 骏马 ， 昂 首 奔 行 ， 脚 下 云气 潮 漫 ， 便 如 是 在 天 空 飞行 一 般 。 

他 照 着 先前 法 子 ， 依 着 那 马 的 去 势 存 想 ， 内 息 却 毫 无 动静 ， 心 想 : “这 幅 图 中 的 功夫 ， 和 第 一 二 室 中 的 又 自 不 同 。” 

再 细 看 马 足下 的 云气 ， 只 见 一 团团 云雾 似乎 在 不 断 向 前 推 涌 ， 直 如 意欲 破 壁 飞 出 ， 他 看 得 片刻 ， 内 息 翻 涌 ， 不 由 自主 的 拔 足 便 奔 。 他 绕 了 
一 个 圈子 ， 向 石壁 上 的 云气 瞧 了 一 眼 ， 内 息 推动 ， 又 绕 了 一 个 圈 ， 只 是 他 没 学 过 轻功 ， 足 步 跟 踊 ， 瓷 式 牌 焉 斜 斜 的 十 分 拙劣 ， 奔 行 又 远 不 如 屠 
三 个 老者 迅速 。 三 个 老者 每 绕 七 八 个 圈子 ， 他 才 绕 了 一 个 圈子 。 

耳 边 采 隐 隐 听 得 三 个 老者 出 言 训 哮 : “哪里 来 的 少年 ， 竟 也 来 学 咱们 一 般 奔跑 ? 哈哈 ， 这 算 甚么 样子 ? ”“ 这 般 的 轻功 ， 居 然 也 想来 钻研 
石壁 上 的 武功 ? 嘿嘿 ! ”“ 人 家 醉 八仙 的 醉 步 ， 那 也 是 自 有 规范 的 高 明 武功 ， 这 个 小 兄弟 的 醉 九 仙 ， 可 太 也 滑稽 了 。” 

石 破 天 面 红 过 耳 ， 停 下 步 来 ， 但 向 石壁 看 了 一 会 ， 不 由 自主 的 又 奔跑 起 来 。 转 了 八 九 个 圈子 之 后 ， 全 神 贯 注 的 记忆 壁 上 云气 ， 那 三 个 老者 
的 读 笑 已 一 句 也 没 听 进 耳 中 。 

也 不 知 奔 了 多 少 圈子 ， 待 得 将 一 团团 云气 的 形状 记 在 心里 ， 停 下 步 来 ， 那 三 个 老者 已 不 知 去 向 ， 身 边 却 男 有 四 人 ， 手 持 兵 丸 ， 模 仿 壁 上 飞 
马 的 姿 式 ， 正 在 互相 击 刺 。 

这 四 人 出 剑 狠 辣 ， 口 中 都 是 念 含有 词 ， 诵 读 石壁 上 的 口诀 注解 。 一 人 道 ，“ 银 光 灿 烂 ， 鞍 自 平稳 。” 另 一 人 道 ，““ 照 ， 者 居 高 而 临 
下 ，“ 白 ， 则 蛟 洁 而 渊 深 。” 又 一 人 道 ，“ 天 马 行 室 ， 瞬 息 万 里 。” 第 四 人 道 ， “李商隐 文 。“ 手 为 天 马 ， 心 为 国 图 。” 韵 府 : “道家 以 手 为 
天 马 ”， 原 来 天 马 是 手 ， 并 非 真 的 是 马 。” 

石 破 天 心 想 ，“ 这 些 口诀 其 是 深奥 ， 我 是 弄 不 明白 的 。 他 们 在 这 里 练 剑 。 少 则 十 年 ， 多 则 三 十 年 。 我 怎 能 等 这 么 久 ? 反正 没 时 候 多 待 ， 随 
(HHI, BRET. ” 

当 下 走 到 第 四 室 中 , BLAME EMRE” WOR, hese. 

“侠客 行 ” 一 诗 共 二 十 四 句 ， 即 有 二 十 四 间 石 室 图 解 。 他 游行 诸 室 ， 不 识 壁 上 文字 ， 只 从 图 画 中 去 修 习 内 功 武术 。 那 第 五 名 “十 步 杀 一 
人 ，”， 第 十 句 “ 脱 剑 膝 前 横 ”， 第 十 七 句 “ 救 赵 挥 金 锤 ”， 每 一 句 都 是 一 套 剑 法 。 第 六 句 “千里 不 留 行 ”， 第 七 名 “ 事 了 拂 衣 去 ”， 第 八 
句 “ 深 藏身 与 名 ”， 每 一 句 都 是 一 套 轻 身 功夫 ， 第 九 句 “ 闲 过 信 陵 饮 ”， 第 十 四 名 “五 岳 倒 为 轻 ”， 第 十 六 句 “ 纵 死 侠骨 香 ”， 则 各 是 一 套 源 
党 之 法 。 第 十 三 句 “ 三 杯 吐 言 诺 ”， 第 十 八 句 “意气 素 需 生 ”， 第 二 十 句 “ 喧 赫 大 梁 城 ”， 则 是 吐 纳 呼 吸 的 内 功 。 

他 有 时 学 得 极 快 ， 一 天 内 学 了 两 三 套 ， 有 时 却 连 续 十 七 八 天 都 未 学 全 一 套 。 一 经 潜心 武 学 ， 浑 忘 了 时 光 流转 ， 也 不 知 过 了 多 少 日 子 ， 终 于 
修 毕 了 二 十 三 间 石 室 中 壁 上 的 图 谱 。 

他 每 学 完 一 幅 图 谱 ， 心 神 宁静 下 来 。 便 去 催促 白 自在 回去 。 但 白 自在 对 石壁 上 武 学 所 知 浙 多 ， 越 来 越 是 沉迷 ， 一 见 石 破 天 过 来 催 请 ， 便 即 
破 口 大 曼 ， 说 他 扰乱 心神 ， 耽 误 了 钻研 功夫 ， 到 后 来 更 是 挥 拳 便 打 ， 不 许 他 近 身 说 话 。 

石 破 天 无 奈 ， 去 和 范 一 飞 、 高 三 娘子 等 商量 ， 不 料 这 些 人 也 一 般 的 如 痴 如 狂 ， 全 心 都 沉浸 在 石壁 武 学 之 中 ， 拉 着 他 相 告 ， 这 一 名 的 诀窍 在 
何 处 ， 那 一 句 的 注释 又 怎么 。 

石 破 天 惕 然 心 惊 ， “ 龙 木 二 岛 主 邀 请 武林 高 人 前 来 参 研 武 学 ， 本 是 任 由 他 们 自 归 ， 但 三 十 年 来 竞 没 一 人 离岛 ， 足 见 这 石壁 上 的 武 学 迷人 极 
深 。 幸 好 我 武功 既 低 ， 又 不 识字 ， 决 不 会 像 他 们 那样 留恋 不 去 。” 因 此 范 一 飞 他 们 一 番 好 意 ， 要 将 石壁 上 的 文字 解 给 他 听 ， 他 却 只 听 得 几 名 便 
即 走 开 ， 再 也 不 敢 回头 ， 把 听 到 的 说 话 赶快 忘记 ， 想 也 不 敢 去 想 。 

届 指 计算 ， 到 侠客 岛 后 已 逾 两 个 半月 ， 再 过 得 数 天 ， 非 动身 回去 不 可 ， 心 想 二 十 四 座 石室 我 已 看 过 了 二 十 三 座 ， 再 到 最 后 一 座 去 看 上 一 两 
日 ， 图 形 若是 太 难 ， 便 来 不 及 学 了 ， 要 是 爷爷 一 定 不 肯 走 ， 自 己 只 有 先 回去 ， 将 岛 上 情形 告知 史 婆 婆 等 众人 ， 免 得 他 们 放心 不 下 。 好 在 任 由 移 
丛 留 岛 钻研 武功 ， 那 也 是 绝 无 凶 险 之 事 。 当 下 走 到 第 二 十 四 室 之 中 。 


走 进 室 门 ， 只 见 龙 岛 主 和 木 岛 主 盘 膝 坐 在 锦 垫 之 上 ， 面 对 石壁 ， 凝 神 苦 思 。 

石 破 天 对 这 二 人 心 存 敬 旦 ， 不 敢 走 近 ， 远 远 站 着 ， 举 目 向 石壁 瞧 去 ， 一 看 之 下 ， 微 感 失 望 ， 原 来 二 十 三 座 石 室 壁 上 均 有 图 形 ， 这 最 后 一 室 
却 仅 刻 文 字 ， 并 无 图 画 。 

他 想 : “这 里 没有 图 画 ， 没 甚么 好 看 ， 我 去 跟 和 爷爷 说 ， 我 今天 便 回 去 了 。” 想 到 数 日 后 便 可 和 阿 绣 、 石 清 、 闵 柔 等 人 见面 ， 心 中 说 不 出 的 
欢喜 ， 当 即 跪 倒 ， 向 两 位 岛 主 拜 了 几 拜 ， 说 道 : “多 承 二 位 岛 主 款待 ， 又 让 我 见识 石壁 上 的 武功 ， 十 分 感谢 。 小 人 今日 告辞 。?” 

龙 木 二 岛 主 浑 不 理 上 肾 ， 只 是 凝望 着 石壁 出 神 ， 于 他 的 说 话 跪拜 似乎 全 然 不 闻 不 见 。 石 破 天 知 道 修 习 高 深 武 功 之 时 ， 人 人 如 此 全 神 贯 注 ， 倒 
也 不 以 为 性 。 顺 着 二 人 目光 又 向 石壁 暴 了 一 眼 ， 突 然 之 间 ， 只 觉 壁 上 那些 文字 一 个 个 似 在 盘旋 飞舞 ， 不 由 得 感到 一 阵 坚 眩 。 

他 定 了 定神 ， 再 看 这 些 字 迹 时 ， 脑 中 又 是 一 阵 坚 有 眩 。 他 转 开 目 光 ， 心 想 : “ORES a N Hb TE, 者 上 一 眼 , (ERE? ”好 奇 心 起 ， 注 
目 又 看 ， 只 见 字 迹 的 一 笔 一 划 似 乎 都 变 成 了 一 条 条 曙 虹 ， 在 壁 上 里 里 欲 动 ， 但 若 凝 目 只 看 一 笔 ， 这 内 昱 却 又 不 动 了 。 

他 幼 时 独居 荒山 ， 每 人 逢 春日 ， 常 在 山 溪 中 提 了 许多 晴 时 ， 养 在 峰 上 积 水 而 成 的 小 池 中 ， 看 它们 生 脚 脱 尾 ， 变 成 青蛙 ， 跳 出 池塘 ， 阁 阁 之 声 
ii locală dii ia 
A, REF. 

他 看 了 和 良久， 陡 觉 背心 “至 阳 穴 ”上 内 息 一 跳 ， 心 想 : “ROR هک‎ MALA, HAAN BAR. ” A-SI, # 

心 “ 悬 枢 穴 ”上 又 是 一 跳 ， 然 而 从 “至 阳 穴 ”至 “ 勒 枢 穴 ”的 一 条 内 息 却 串 连 不 起 来 ， 转 目 去 看 第 三 条 晴 昨 ， 内 息 却 全 无 动静 。 

忽 听 得 身 旁 一 个 冷 冷 的 声音 说 道 : “ 石 帮主 注目 “ 太 玄 经 ”， 原 来 是 位 精通 晴 昱 文 的 大 方 家 。” 石 破 天 转 过 头 来 ， 见 木 岛 主 一 双 照 夕 如 电 
的 目光 正 瞧 着 自己 ， 不 由 得 脸 上 一 热 ， 忙 道 : “小 人 一 个 字 也 不 识 ， 只 是 瞧 这 些小 晴 时 十 分 好 玩 ， 便 多 看 了 一 会 。” 

AGERE: “这 就 是 了 ， 这 部 “ 太 玄 经 ”以 古 晴 昱 文 写成 ， 我 本 来 正 自 奇怪 ， 石 帮主 年 纪 轻 轻 ， 居 然 有 此 奇才 ， 识 得 这 种 古 奥 文字 。 
” 石 破 天 训 训 的 道 ，“ 那 我 不 看 了 ， 不 了 敢 打 扰 两 位 岛 主 。” 木 岛 主 道 , “你 不 用 去 ， 尽 管 在 这 里 看 便 是 ， 也 打扰 不 了 咱们 。” 说 着 闭 上 了 双 
目 。 

石破 天 待 要 走 井 , 却 想 如 此 便 即 高 去 , 只 恒 木島 主要 不 高 ※, BIRLA, ZA JE HH DE J م‎ RAR LIN, 小腹 上 的 “中 注 
穴 ” 突 然 剧 烈 一 跳 ， 不 禁 全 身 为 之 震动 ， 寻 思 : OREN RTE, IRENE, 就 能 返 久 大 跳 面 特 跳 。” PEREDA, AE 
昨 的 瞧 去 ， 遇 到 身上 穴道 猛烈 跃 动 ， 觉 得 甚 是 好 玩 。 

壁 上 所 绘 小 电 昱 成 千 成 万 ， 有 时 碰巧 ， 两 处 穴道 的 内 息 连 在 一 起 ， 便 觉 全 身 舒 畅 。 他 看 得 兴 发 ， 早 忘 了 木 岛 主 的 言语 ， 自 行 找寻 合适 的 师 
را‎ REALICE RIA AEE EER. 

FURI AN 要 閣 全身 数 百姓 穴 道 串 成一 条 内 息 , MERMA? 石室 之 中 不 见 天 日 ， 惟 有 灯火 ， 自 是 不 知 日 夜 ， 只 是 腹 饥 便 去‏ ظ) 
吃 面 ， 吃 了 八 九 餐 后 ， 串 连 的 穴道 渐 多 。‏ 

但 这 些小 晴 旦 似乎 一 条 条 的 都 移 到 了 体内 经 脉 穴道 之 中 ， 又 像 变 成 了 一 只 只 小 青蛙 ， 在 他 四 肢 百 通 间 到 处 跳跃 。 他 又 觉 有 趣 ， 又 是 害怕 ， 
只 有 将 几 处 穴道 连 了 起 来 ， 其 中 内 息 的 动荡 跳跃 才 稍 为 平息 ， 然 而 一 穴 方 平 ， 一 穴 又 动 ， 他 狂 似 着 迷 中 魔 一 般 ， 只 是 凝视 石壁 上 的 文字 ， 直 到 
倦 累 不 堪 ， 这 才 倚 墙 而 睡 ， 醒 转 之 后 ， 目 光 又 被 壁 上 生生 万 万 小 晴 时 吸 了 过 去 。 

如 此 阁 痴 迷 迷 的 钒 了 便 吃 ， 倦 了 便 睡 ， 余 下 来 的 时 光 只 是 瞧 着 那些 小 晴 时 ， 有 时 见 到 龙 木 二 岛 主 投向 自己 的 目光 其 是 奇异 ， 心 中 羞愧 之 念 
也 是 一 转 即 过 ， 随 即 不 复 留意 。 

也 不 知 是 哪 一 天 上 ， 突 然 之 间 ， 狐 觉 内 息 测 涌 澎 涯 ， 项 刻 间 冲破 了 七 八 个 窒 滞 之 处 ， 竟 如 一 条 大 川 般 急 速 流动 起 来 ， 自 丹田 而 至 头 项 ， 自 
头顶 又 至 丹田 ， 越 流 越 快 。 他 惊 性 失措 ， 一 时 间 没 了 主意 ，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， 只 觉 四 肢 百 通 之 中 都 是 无 可 发 泄 的 力气 ， 顺 手 便 将 “五 岳 倒 为 
轻 ” 这 套 掌 法 使 将 出 来 。 

掌 法 使 完 ， 精 力 愈 盛 ， 右 手 虚 执 空 剑 ， 便 使 “十 步 杀 一 人 ”的 剑 法 ， 手 中 虽然 无 剑 ， 剑 招 却 源源 而 出 。 

“十 步 杀 一 人 ”的 剑 法 尚未 使 完 ， 全 身 肌 肤 如 欲 胀 裂 ， 内 息 不 由 自主 的 依 着 “ 赵 客 绷 胡 继 ” 那 套 经 脉 运行 图 谱 转动 ， 同 时 手舞足蹈 ， 似 是 
大 欢喜 ， 又 似 大 苦恼 。“ 赵 客 绢 胡 继 ” 既 毕 ， 接 下 去 便 是 “ 吴 钩 霜 雪 明 ”， 他 更 不 思索 ， 石 壁 上 的 图 谱 一 幅 幅 在 脑海 中 自然 涌 出 ， 自 “ 银 鞍 照 
白马 ”直到 第 二 十 三 句 “ 谁 能 书 阁下 ”， 一 气 呵 成 的 使 了 出 来 ， 其 时 全 法 、 掌 法 、 内 功 、 轻 功 ， 尽 皆 合 而 为 一 ， 早 已 分 不 出 是 掌 是 剑 。 

待 得 “ 谁 能 书 阁下 ”这 套 功夫 演 完 ， 只 觉 气息 逆转 ， 便 自 第 二 十 二 名 “不 贿 世 上 英 ” 倒 使 上 去 ， 直 练 至 第 一 句 “ 赵 客 绢 胡 继 ”他 情不自禁 
的 纵 声 长 哺 ， 去 时 之 间 ， 谢 烟 客 所 传 的 炎炎 功 ， 自 木偶 体 上 所 学 的 内 功 ， 从 雪山 派 群 弟子 练 剑 时 所 见 到 的 雪山 剑 法 ， 丁 开 所 授 的 擒拿 法 ， 石 清 
夫妇 所 授 的 上 清 观 剑 法 ， 丁 不 四 所 授 的 诸 般 拳法 掌 法 ， 史 婆婆 所 授 的 金 乌 刀 法 ， 都 纷 至 洽 来 ， 涌 向 心头 。 他 随手 挥舞 ， 已 是 不 按 次 序 ， 但 觉 不 
LL ER 是 “ 脱 剑 膝 前 横 ” 也 好 ， 皆 能 随心 所 欲 ， 既 不 必 存 想 内 息 ， 亦 不 须 记忆 招数 ， 石 壁 上 的 千 百 种 招式 ， 自 然而 然 的 从 
心 

他 越 演 越 是 心 欢 ， 忍 不 住 哈哈 大 笑 ， 叫 道 ，“ 妙 极 ! ” 

忽 听 得 两 人 齐 声 喝采 : “果然 妙 极 ! ” 

石 破 天 一 惊 ， 停 手 收 招 ， 只 见 龙 岛 主 和 木 岛 主 各 站 在 室 角 之 中 ， 满 脸 惊喜 的 望 着 他 ， 石 破 天 忙 道 : AVO, MERE. 7 DB: “这 
番 可 糟糕 了 ， 我 在 这 里 乱 动乱 叫 ， 可 打扰 了 两 位 岛 主 用 功 。” 不 由 得 其 是 性 恐 。 

只 见 两 位 岛 主 满 头 大 汁 淋 注 ， 全 身 衣 衫 尽 湿 ， 站 身 之 处 的 屋 角落 中 也 尽 是 水 渍 。 

龙 岛 主 道 : “ 石 帮主 天 纵 奇 才 ， 可 喜 可 贺 ， 受 我 一 拜 。” 说 着 便 拜 将 下 去 。 木 岛 主 跟着 拜倒 。 

ABRI, a, EEK, RAKKAR, Wii: “两 位 如 此 …… 这 个 …… 客 气 ， 这 …… 这 可 折 杀 小 人 了 。?” 

龙 岛 主 道 : “BBE nasce 请 best 请 起 CRA » 

ఇసక 3k, ار‎ JU, Jù Aj CARPA EAT, ARS TFS, BEE. REM, AER. ARA: “两 位 怎么 
了 ? ” 忙 过 去 扶 着 龙 岛 主 坐 好 ， 又 将 木 岛 主 扶 起 。 龙 岛 主 摇 了 摇头 ， 脸 露 微笑 ， 闭 目 运 气 。 木 岛 主 双手 合十 ， 也 自行 功 。 

石 破 天 不 敢 打扰 ， 瞧 瞧 龙 岛 主 ， 又 瞧 瞧 木 岛 主 ， 心 中 惊 疑 不 定 。 过 了 良久 ， 木 岛 主 呼 了 一 口 长 气 ， 一 跃 而 起 ， 过 去 抱 住 了 龙 岛 主 。 两 人 搂 
抱 在 一 起 ， 纵 声 大 笑 ， 显 是 欢喜 无 限 。 

石 破 天 不 知 他 二 人 为 甚么 这 般 开 心 ， 只 有 陪 着 傻笑 ， 但 料想 决 不 会 是 坏事 ， 心 中 大 为 宽慰 。 

龙 岛 主 扶 着 石壁 ， 慢 慢 站 直 ， 说 道 : “ 石 帮主 ， 我 兄弟 闽 在 心中 数 十 年 的 大 疑 团 ， 得 你 今日 解 破 ， 我 兄弟 实 是 感激 不 尽 。” 石 破 天 
道 : “我 怎 地 …… 怎 地 解 破 了 ? ” 龙 岛 主 微笑 道 : “ 石 帮主 何必 如 此 谦 光 ? 你 参透 了 这 首 “ 侠 客 行 ” 的 石壁 图 谱 ， 不 但 是 当世 武林 中 的 第 一 
人 。 除 了 当年 在 石壁 上 雕 写 图 谱 的 那 位 前 辈 之 外 ， 只 怕 古 往 今 来 ， 也 极 少 有 人 及 得 上 你 。” 

石 破 天 甚 是 性 恐 ， 连 说 : “小 人 不 敢 ， 小 人 不 敢 。” 

龙 岛 主 道 “这 石壁 上 的 晴 旦 古文 ， 在 下 与 木 见 弟 所 识 得 的 还 不 到 一 成 ， 不 知 石 帮主 肯 赐 予 指教 公 ? ” 

石 破 天 瞧 瞧 龙 岛 主 ， స E E, RL_ARERE, 20 XE JL) Ran BACH, IPA OA ARA, já: RER RE Vi ANE 
Æ REKAR, PTET PIEDI: HARÁ AM (ERE Pe” fk AA, MALT. MR TÈ, 
rea XERE, 似 平 全 然 不知 , HE: “RUE TA? > 

FEM EIR: “RR AR BERNE RR RANA, SEAT, 那 久石 者 主 如何 能 通 解 全 篇 KALA?" 


HERE, DA RIME, SE FRA, WARK. ” 

龙 木 二 岛 主 一 齐 跳 了 起 来 ， 同 声 问 道 。“ 你 不 识字 ? ” 

石 破 天 播 头 道 ; “不 识字 。 我 …… 我 回去 之 后 ， 定 要 阿 绣 教 我 识字 ， 否 则 人 人 都 识字 ， 我 却 不 识 得 ， 给 人 笑话 ， 多 不 好 意思 。” 

龙 木 二 岛 主见 他 脸 上 一 片 淳 村 真诚 ， 绝 无 狗 昧 之 意 ， 实 是 不 由 得 不 信 。 龙 岛 主 只 党 脑海 中 一 团 混乱 ， 扶 住 了 石壁 ， 问 道 ， “你 既 不 识字 ， 
那么 自 第 一 室 至 第 二 十 三 室 ， 壁 上 这 许 许多 多 注释 ， 却 是 谁 解 给 你 听 的 ?” 

BAR: “ 没 人 解 给 我 听 。 白 爷爷 解 了 几 句 ， 关 东 那 位 范 大 爷 解 了 几 句 ， 我 也 不 伐 ， 没 听 下 去 。 我 …… 我 只 是 瞧 关 图形。 胡思乱想 ， 忽 
然 之 间 ， 图 上 的 云 头 或 是 小 剑 甚 么 的 ， 就 和 身体 内 的 热气 连 在 一 起 了 。” 

木 岛 主 道 。“ 你 不 识字 ， 却 能 解 通 图 谱 ， 这 …… 这 如 何 能 够 ? ” 龙 岛 主 道 。 “难道 密实 中 真有 天 意 ? 还 是 这 位 石 帮主 真有 天 纵 奇才 ? ” 

AMBER AE, Ml: “RIT, RET. AI, RRL! ” 龙 岛 主 一 呆 ， 登 时 也 明白 了 。 他 二 人 共处 数 十 年 ， 修 为 相 若 ， 功 力 亦 
复 相 若 ， 只 是 木 岛 主 沉默 寡言 ， 比 龙 岛 主 少 了 一 分 外 务 ， 因 此 悟 到 其 中 关 穿 之 时 ， 便 比 他 早 了 片刻 。 两 人 四 手相 握 ， 脸 上 神色 又 是 凄 楚 ， 又 是 
苦涩 ， 又 带 了 三 分 欢喜 。 

龙 岛 主 转 头 向 石 破 天 道 ，“ 石 帮主 ， 幸 亏 你 不 识字 ， 才 得 解 破 这 个 大 疑 团 ， 令 我 兄弟 死 得 卫 目 ， 不 致 抱 恨 而 终 。” 

石 破 天 播 了 播 头 ， 问 道 ， BA HAMAR? ” 

龙 岛 主 轻 轻 叹 了 口气 ， 说 道 ， “原来 这 许 许多 多 注释 文字 ， 每 一 名 都 在 故意 导 人 误 入 歧途 。 可 是 参 研 图 谱 之 人 ， 又 有 哪 一 个 表 不 去 钻研 注 
解 ? ” 石 破 天 奇 道 ，“ 岛 主 你 说 那 许多 字 都 是 没 用 的 ? ” 龙 岛 主 道 ，。“ 非 但 无 用 ， 而 且 大 大 有 害 。 倘 若 没 有 这 些 注解 ， 我 二 人 的 无 煞 心血 ， 又 
何 至 尽数 虚 耗 ， 数 十 年 苦 苦 思 索 ， 多 少 总 该 有 些 进 益 嗣 。” 

木 岛 主 呈 然 道 ; “原来 这 篇 “ 太 玄 经 ， 也 不 是 真 的 山 星 文 ， 只 不 过 …… 只 不 过 是 一 些 经 脉 穴道 的 线路 方位 而 已 。 唉 ， 四 十 年 的 光阴 ， 四 十 
年 的 光阴 ! ” 龙 岛 主 道 ，“ 白 首 太 玄 经 ! 兄弟 ， 你 的 头发 也 真是 雪白 了 ! ” 木 岛 主 向 龙 岛 主 头 上 瞧 了 一 眼 ，“ 嘿 ”的 一 声 。 他 虽 不 说 话 ， 三 人 
心中 无 不 明白 ， 他 意思 是 说 : “你 的 头发 何尝 不 白 ? ” 

龙 木 二 岛 主 相对 长 叹 ， 突 然 之 间 ， 显 得 苍老 异常 ， 更 无 半分 当日 腊八 宣 中 的 神采 威严 。 

石 破 天 仍 是 大 惑 不 解 ， 又 问 ，“ 他 在 石壁 上 故意 写 上 这 许多 字 ， 教 人 走 上 错 路 ， 那 是 为 了 甚么 ?” 

龙 岛 主 摇头 道 ， “到 底 是 甚么 居心 ， 那 就 难说 得 很 了 。 这 位 武林 前 辈 或 许 不 愿 后 人 得 之 太 易 ， 又 或 者 这 些 注释 是 后 来 另外 有 人 加 上 去 的 。 
这 往昔 之 事 ， 谁 也 不 知道 的 了 。” 木 岛 主 道 ， “或 许 这 位 武林 前 辈 不 喜 读书 人 ， 故 意 布下 圈套 ， 好 令 像 石 帮主 这 样 不 识字 的 忠厚 老实 之 人 得 
益 。” 龙 岛 主 叹 道 ， “这 位 前 非 用 心 深刻 ， 又 有 谁 推 起 得 出 ? 7 

石 破 天 见 他 二 人 神情 倦 候 ， 意 兴 第 索 ， 心 下 好 大 的 过 意 不 去 ， 说 道 ，“ 二 位 岛 主 ， 倘 若 我 学 到 的 功夫 确实 有 用 ， 自 当 尽数 向 两 位 说 知 。 咱 
们 这 就 去 第 一 座 石室 之 中 ， 我 一 一 说 来 ， 我 …… 我 ……" 我 决 不 敢 有 丝毫 隐瞒 。” 

龙 岛 主 苦笑 手头 ， 道 : “小 兄弟 的 好 意 ， 我 二 人 心 领 了 。 小 兄弟 宅 心 仁厚 ， 该 受 此 益 ， 日 后 领袖 武林 群 伦 ， 造 福 苍生 ， 自 非 鲜 浅 。 我 二 人 
这 一 番 心 血 也 不 算 白费 了 。” 木 岛 主 道 ; “ 正 是 ， 图 谱 之 谜 既 已 解 破 ， 我 二 人 心愿 已 了 。 是 小 兄弟 练 成 ， 还 是 我 二 人 练 成 ， 那 也 都 是 一 样 。” 

FIER BI: “那么 我 把 这 些小 姗 时 详 详细 细 说 给 两 位 听 ， 好 不 好 ? ” 

龙 岛 主 凄然 一 笑 ， 说 道 ，“ 神 功 既 得 传人 ， 这 壁 上 的 图 谱 也 该 功 成 身 退 了 。 小 兄弟 ， 你 再 瞧 瞧 。” 

石 破 天 转 身 向 石壁 蛤 去 ， 不 由 得 骇 然 失 色 。 只 见 石壁 上 一 片 片 石 局 正在 慢 慢 呐 落 ， 满 壁 的 出 昌文 字 也 已 七 零 八 落 ， 只 剩 下 七 八成 。 他 大 惊 
之 下 ， 道 ，“ 怎 …"… 怎 么 会 这 样 ?” 

EE: “小 兄弟 适 才 ……” 木 岛 主 道 : “此 事 慢 慢 再 说 ， 咱 们 且 去 聚会 众人 ， 宣 布 此 事 如 何 ? ” 龙 岛 主 登 时 会 意 ， 道 ，“ 其 好 ， 其 
好 。 石 帮主 ， 请 。” 

石 破 天 不 敢 先行 ， 跟 在 龙 木 二 岛 主 之 后 ， 从 石室 中 出 来 。 

龙 岛 主 传讯 邀请 众 宾 ， 召 集 弟 子 ， 同 赴 大 厅 聚 会 。 

原来 石 破 天 解 悟 石壁 上 神功 之 后 ， 情 不 自 禁 的 试 演 。 龙 木 二 岛 主 一 见 之 下 大 为 惊异 ， 龙 岛 主 当即 上 前 出 掌 相 邀 。 其 时 石 破 天 犹 似 着 魔 中 
B, MAR, ES ARE, RAZE, Je SUE BEE EDUARD, AE MILA 

BAR, RAMSAR, TEE, MARA AMARE. ARA ARIE, AR AMIA 
的 也 会 住 手 ， 但 二 人 均 要 试 一 试 这 壁 上 武功 到 底 有 多 大 威力 ， 四 党 翻 飞 ， 越 打 越 紧 。 他 二 人 掌 势 越 盛 ， 石 破 天 的 反击 也 是 越 强 ， 三 个 人 的 堂 风 
掌 力 撞 向 石壁 ， 竟 将 石壁 的 浮 面 都 震 得 酥 了 。 单 是 龙 木 二 岛 主 的 学力， 便 能 销毁 石壁 ， 何 况 石 破 天 内 力 本 来 极 强 ， 再 加 上 新 得 的 功力 ， 三 人 的 
掌 力 都 是 武 学 中 的 峰 峰 功夫 ， 锋 芒 不 显 ， 是 以 石壁 虽 毁 ， 却 并 非 立 时 破碎 ， 而 是 慢 慢 的 酥 解 跌落 。 

木 岛 主 知道 石 破 天 试 功 之 时 便 如 在 睡梦 中 一 般 ， 于 外 界 事物 全 不 知晓 ， 因 此 阻止 龙 岛 主 再 说 下 去 ， 免 得 石 破 天 为 了 无 意 中 损 坏 石壁 而 心中 
و‎ AED TA FRITTE, JE A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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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 宾客 纷纷 入 座 。 过 去 三 十 年 中 来 到 侠客 岛 上 的 武林 首领 ， 除 因 已 寿 终 逝 世 之 外 ， 都 已 聚集 大 厅 。 三 十 年 来 ， 这 些 人 朝夕 在 二 十 四 间 石 室 
中 来 来 去 去 ， 却 从 未 如 此 这 般 相聚 一 党 。 

龙 岛 主 命 大 弟子 查 点 人 数 ， 得 悉 众 宾 俱 至 ， 并 无 遗漏 ， 便 低 声 向 那 弟 子 吟 只 了 几 句 。 那 弟子 神色 刁 然 ， 大 有 惊异 之 态 。 

TE LR TMRARKAN, SHEFRH—A, KTER, FITAAMPBHTAR. 

龙 岛 主 走 到 石 破 天 身 旁 ， 低 声 道 ， “小 兄弟 ， 适 才 石 室 中 的 事情 ， 你 千 万 不 可 向 旁人 说 起 。 就 算是 你 最 亲近 之 人 ， 也 不 能 让 他 得 知 你 已 解 
HER FRA, JURE, EN" HURME: “BE, EEN. ” REH: “HEE: BERE 
Be MA GAME, FERE, TRAE, ROPER, MAMME BULLE, MPRA, RETI 
RETR. PARMA, HERE, SERRE, TERRE TERT.” HIR: “A. PUNERII, 8 

龙 岛 主 握 着 他 手 ， 低 声 道 ， “可 惜 我 和 木 兄弟 不 能 见 你 大 展 奇才 ， 扬 威 江湖 了 。” 木 岛 主 似 是 知 道 他 两 人 说 些 甚么 ， 转 头 瞧 着 石 破 天 ， 神 
色 间 也 是 充满 关注 与 屏 惜 之 塌 。 石 破 天 心 想 : “这 两 位 岛 主 待 我 这 样 好 ， 我 回去 见 了 阿 绣 之 后 ， 定 要 同 她 再 来 岛 上 ， 拜 会 他 二 位 老人 家 。” 
yg AER, HÁÐ, ERIE, ONE, HERR LR, BN BIA, NESE, AIBR, XWE 

To” 

群雄 一 听 之 下 ， 大 为 惊 骇 ， 纷 纷 相 询 : “为 甚么 ? ”“ 岛 上 出 了 甚么 事 ? ”“ 两 位 岛 主 有 何 见 教 ? ”“ 两 位 岛 主要 离岛 远 行 吗 ? ” 

众人 喧 杂 相 问 声 中 ， 突 然后 面 传 来 计 隆 隆 、 奢 隆隆 一 阵 阵 有 如 雷 响 的 爆炸 之 声 。 群 雄 立 时 住 口 ， 不 知 岛 上 出 了 甚么 奇 变 。 

龙 岛 主 道 ; “各 位 ， 响 们 在 此 相聚 ， 只 盼 能 解 破 这 首 “ 侠 客 行 ， 武 学 图 解 的 秘 奥 ， 可 惜 时 不 我 予 ， 这 座 侠客 岛 转眼 便 要 陆 沉 了 。” 

MEXR, AH: “AEA?” “RHEL? ”“ 火 山 爆 发 ?” 

“ 岛 主 如 何 得 知 ?” 

龙 岛 主 道 ，“ 适 才 我 和 木 兄弟 发 见 本 岛 中 心 即将 有 火山 喷发 ， 这 一 发 作 ， 全 岛 立时 化 为 火海 ， 此 刻 雷 声 隐隐 ， 大 害 将 作 ， 各 位 急速 离 去 


e 

REARS, MASTER. KERARHARLNRY, TT EZA, 也 不 育 就 此 高 去 。 

龙 岛 主 道 : “WERNE, MAES చ GEOR, 便 是 地震 不 起 , 火山 不 噴 , 留 在 此 同 也 元 事 可 六 了 。” 

群雄 听 得 石壁 已 毁 ， 无 不 大 惊 ， 纷 纷 抢 出 大 厅 ， 向 厅 后 石室 中 奔 去 。 

石 破 天 也 随 着 众人 同 去 ， 只 见 各 间 石 室 果 然 俱 已 震 得 倒塌 ， 壁 上 图 谱 尽 皆 损 毁 。 石 破 天 知 是 龙 木 二 岛 主 命 弟子 故意 毁 去 ， 心 中 好 生 过 意 不 
去 ， 寻 思 : “都 是 我 不 好 ， 冯 出 这 等 的 大 祸 来 。” 

早 有 人 瞧 出 情形 不 对 ， 石 室 之 毁 显 是 出 于 人 为 ， 并 非 地 震 使 然 ， 振 臂 高 呼 ， 又 群 相 奔 回 大 厅 ， 要 向 龙 木 二 岛 主 质问 。 

刚 到 厅 口 ， 便 听 得 哀 声 大 作 ， 群 雄 惊异 更 甚 ， 只 见 龙 木 二 岛 主 闭 目 而 坐 ， 群 弟子 围绕 在 二 人 身 周 ， 俯 伏 在 地 ， 放 声 痛 典 。 

石 破 天 吓 得 一 颗 心 似 欲 从 腔 中 跳 了 出 来 ， 排 众 而 前 ， 叫 道 : “ 龙 岛 主 、 木 岛 主 ， 你 …… 你 们 怎么 了 ? ”只 见 二 人 容 色 僵 滞 ， 原 来 已 然 逝 
世 。 石 破 天 回 头 向 张 三 、 李 四 问 道 : “两 位 岛 主 本 来 好 端 端 地 ， 怎 么 …… 怎 么 便 死 了 ? ” 张 三 鸭 咽 道 : “两 位 师父 逝世 之 时 ， 说 道 他 二 人 大 愿 
得 偿 ， 虽 离 人 世 ， 心 中 却 是 …… 却 是 十 分 平安 。” 

石 破 天 心 中 难过 ， 不 禁 避 出 声 来 。 他 不 知 龙 木 二 岛 主 突然 去 世 ， 一 来 年 寿 本 高 ， 得 知 图 谱 的 秘 奥 之 后 ， 于 世上 更 无 蒙 怀 之 事 ， 二 来 更 因 石 
న స ge 
页 、 ماه‎ o 

那 身 穿 黄 衫 的 大 弟子 拭 了 眼泪 ， 朗 声 说 道 : “ 众 位 嘉宾 ， 我 等 恩师 去 世 之 前 ， 遗 命 请 各 位 急速 离岛 。 各 位 以 前 所 得 的 “ 赏 善 罚 亚 ”铜牌 ， 
日 后 或 仍 有 用 ， 请 勿 随意 丢弃 。 他 日 各 位 若 有 为 难 之 事 ， 持 牌 到 南海 之 滨 的 小 渔村 中 相 治 ， 我 等 兄弟 或 可 相助 一 辟 之 力 。” 

群雄 失望 之 际 ， 都 不 禁 又 是 一 喜 ， 均 想 : “侠客 岛 群 弟子 武功 何等 厉害 ， 有 他 们 出 手相 助 ， 纵 有 天 大 的 祸患 ， 也 担当 得 起 。” 

那 身 穿 青 衫 的 大 弟子 说 道 : “海边 船只 已 备 ， 各 位 便 请 动 程 。” 当 下 群雄 纷纷 向 龙 木 二 岛 主 的 遗体 下 拜 作 别 。 

张 三 、 李 四 拉 着 石 破 天 的 手 。 张 三 说 道 : “兄弟 ， 你 这 就 去 罢 ， 日 后 我 们 当 来 探 你 。” 

石 破 天 和 二 人 别 过 ， 随 着 白 自在 、 范 一 飞 、 高 三 娘子 、 天 虚 道 人 等 一 干 人 来 到 海边 ， 上 了 海 船 。 此 番 回 去 ， 所 乘 的 均 是 大 海 船 ， 只 三 四 艘 
船 ， 便 将 群雄 都 载 走 了 ， 拔 锚 解 绕 ， 扬 帆 离 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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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一 “我 是 准 ?” 
在 侠客 岛 上 住 过 十 年 以 上 之 人 ， 对 图 谱 沉迷 已 深 ， 于 石壁 之 毁 ， 无 不 痛惜 。 更 有 人 自 她 自 艾 ， 深 悔 何不 及 早 抄录 摹 写 下 来 。 海 船 中 自 撞 其 


头 者 有 之 ， 自 揪 其 胸 者 有 之 。 但 新 来 的 诸 人 想到 居然 能 生还 故土 ， 却 是 欣慰 之 情 远 胜 于 忱 惜 了 。 


眼见 侠客 岛 渐渐 模糊 ， 石 破 天 突 然 想 起 一 事 ， 不 由 得 汗 流 淡 背 ， 顿 足 叫 道 , “糟糕 ， 糟 糕 ! BF, De REI LAB JL 


啊 ? » 


白 自在 一 惊 ， 大 叫 ，“ 啊 哟 ! ۳ RRHTT AND, Ù: “我 …… 我 不 …… 不 知道 ， 今 …… 今 天 是 几 月 初 …… 初 几 ? ” 

丁 不 四 坐 在 船舱 的 另 一 角 中 ， 问 道 : “甚么 几 月 初 几 ? > 

石破 天 同道 : “了 丁 四 爷爷， 你 记 不 记得 ， 咱 们 到 侠客 岛 来 ， 已 有 几 天 了 ? " 丁 不 四 道 : “一 百 天 也 好 ， 两 百 天 也 好 ， 谁 记得 了 ? ” 

石 破 天 大 急 ， 几 乎 要 流出 眼泪 来 ， 向 高 三 娘子 道 ; “咱们 是 腊月 初 八 到 的 ， 此 刻 是 三 月 里 了 罢 ? ”高 三 娘子 屈指 计算 ， 道 : “咱们 在 岛 上 


过 了 一 百 一 十 五 日 。 今 天 不 是 四 月 初 五 ， 便 是 四 月 初 六 。” 


石 破 天 和 白 自 在 齐 声 惊 呼 “是 四 月 ? ? ARTE: “自然 是 四 月 了 ! ” 

白 自在 手 胸 大 叫 ， “ 苦 也 , 苦 也 ! ” 

丁 不 四 哈哈 大 笑 ， 道 : “ 甜 也 ， 甜 也 ! ” 

BIXWE: “TMs, KEVT, MA AM AMARA, WEBI, 1-A XE HAN RI? 阿 绣 …… 阿 绣 也 说 要 投 


ee? TAR, 道 : “她 说 在 三 月 初 八 投 海 ? 今 …… 信 日 巳 是 四 月 ……” ER “REM, “EA? ” 


TAMBÉ: “小 众 在 三 月 初 八 投 海 ， 此 刻 已 死 了 二 十 儿 天 啦 ， 还 有 甚么 法 子 ? 她 脾气 多 硬 ， 说 过 是 三 月 初 八 跳 海 ， 初 七 不 行 ， 初 九 也 不 
三 月 初 八 便 是 三 月 初 八 ! 白 自 在 ， 他 妈 的 你 这 老 畜 生 ， 你 …… 你 为 甚么 不 早早 回去 ? 你 这 狗 养 的 老 贼 ! ” 

AA MERI, NIE: “不 错 ， 我 是 老 混蛋 ， 我 是 老 贼 。” 

丁 不 四 又 仙道 : “你 这 狗 杂 种 ， 该 死 的 狗 杂种 ， 为 甚么 不 早 些 回去 ? ” AWARE: “不 错 。 我 真 当 该 死 。” 

突然 一 个 尖锐 的 女子 声音 说 道 ， “ 史 小 以 死 也 好 ， 活 也 好 ， 又 关 你 甚么 事 了 ? 赁 甚么 要 你 来 骂人 ? > 

A IE AER E AS PE, (ELENA, 

白 自 在 却 怪 起 石破 天 来 : “你 既 知 婆婆 三 月 初 八 要 投 海 ， 怎 地 不 早 跟 我 说 ? 你 这 小 混蛋 太 也 糊涂 ， 我 …… 我 扭 断 你 的 脖子 。” 石 破 天 伤 心 


Ka, TEER, EEES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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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 中 旁人 劝 开 。 


到 第 三 天 傍晚 ， 远 远 望 见 海天 相 接 处 有 条 黑 线 ， 众 人 瞧见 了 南海 之 滨 的 陆地 ， 都 欢呼 起 来 。 白 自在 却 双眼 发 直 ， 尽 瞪 着 海中 用 波 ， 似 要 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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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AT BIT, AMARA, 依 稀 見 到 岸 上 情景 , BREA ORIN RI, LA HR, Ee, 岸辺 三 


棵 椰 树 ， 便 如 三 个 瘦长 的 人 影 。 他 想起 四 个 月 前 离 此 之 时 ， 史 婆婆 和 阿 绣 站 在 海边 相 送 。 今 日 自己 无 盖 归 来 ， 师 父 和 阿 绣 却 早已 葬身 鱼 腹 ， 己 


骨 无 存 了 ， 想 到 此 处 ， 不 由 得 泪水 潜 潜 而 下 ， 望 出 来 时 已 是 一 片 模糊 。 

海 船 不 住 向 岸 边 驶 去 ， 忽 然 间 一 声 呼 叫 ， 从 悬 炭 上 传 了 过 来 ， 众 人 齐 向 崖 上 望 去 ， 只 见 两 个 人 影 ， 一 灰 一 白 ， 从 岩 上 双双 跃 向 海中 。 

石 破 天 遥 见 跃 海 之 人 正 是 史 婆 婆 和 阿 绣 ， 这 一 下 惊喜 交集 ， 实 是 非 同 小 可 。 其 时 千钧一发 ， 哪 里 还 顾 到 去 想 何以 她 二 人 居然 未 死 ? 随手 提 
起 一 块 船 板 ， 用 力 向 二 人 落 海 之 处 掷 将 过 去 ， 跟 着 双 膝 一 弯 ， 全 身 力 道 都 聚 到 了 足 底 ， 扒 命 撑 出 ， 身 子 便 如 箭 离 弦 ， 激 射 而 出 。 

他 在 侠客 岛 上 所 学 到 的 高 深 内 功 ， 登 时 在 这 一 撑 一 跃 中 使 了 出 来 。 眼 见 船 板 落 海 着 水 ， 自 己 落 足 处 和 船 板 还 差 着 几 尺 ， 左 足 凌空 向 前 跨 了 
一 大 步 ， 已 踏 上 了 船 板 。 当 真是 说 时 迟 ， 那 时 快 ， 他 左 足 踏 上 船 板 ， 阿 绣 的 身子 便 从 他 身 旁 急 随 。 

石 破 天 左 辟 伸 出 ， 将 她 拦腰 抱 住 。 两 人 的 身 重 再 加 上 这 一 葫 之 势 ， 石 破 天 双 腿 向 海中 直 沉 下 去 ， 眼 见 史 婆 婆 又 在 左 侧 跌 落 ， 当 下 右 掌 急 
探 ， 在 她 背 上 一 托 一 带 ， 借 力 转 力 ， 使 出 石壁 上 “ 银 鞍 照 白马 ”中 的 功夫 ， 史 婆婆 的 身子 便 稳 稳 向 海 船 中 飞 去 。 

船上 众人 齐 声 大 呼 。 白 自在 和 丁 不 四 早已 抢 到 船 头 ， 眼 见 史 婆婆 飞 到 ， 两 人 同时 伸手 去 接 。 白 自在 喝道 : “EF! ” 左 掌 向 丁 不 四 拍 出 。 
丁 不 四 和 欲 待 回 手 ， 不 料 那 蒙 面 女子 伸 掌 疾 推 ， 手 法 甚 是 怪异 ， 号 噬 一 声 ， 丁 不 四 登 时 跌 入 海中 。 

便 在 此 时 ， 白 自在 已 将 史 婆 婆 接 住 ， 没 想到 这 一 飞 之 势 中 ， 包 含 着 石 破 天 雄 浑 之 极 的 内 力 ， 白 自在 站 立 不 定 ， 退 了 一 步 ， 喀 喇 一 声 ， 双 足 
将 甲板 踏破 了 一 个 大 洞 ， 跟 着 坐 倒 ， 却 仍 将 史 婆 婆 抱 在 怀 中 ， 牢 牢 不 放 。 

石 破 天 抱 着 阿 绣 ， 借 着 船 板 的 浮力 ， 消 到 船 边 ， 跃 上 甲板 。 

丁 不 四 幸好 识 得 水 性 ， 一 面 划 水 ， 一 面 破口大骂 。 船 上 水 手 抛 下 绳索 ， 将 他 吊 上 来 。 众 人 七 张 八 嘴 ， 乱 成 一 团 。 丁 不 四 全 身 湿 淋淋 地 ， 呆 
呆 的 瞧 着 那 蒙 面 女子 ， 突 然 叫 道 : “你 …… 你 不 是 她 妹子 ， 你 就 是 她 ， 就 是 她 自己 ! ” 

那 蒙 面 女子 只 是 冷笑 ， 阴 森森 的 道 : “你 胆子 这 样 大 ， 当 着 我 的 面 ， 况 敢 去 抱 史 小 恒 ! TD DUME: “你 aa 你 自己 就 是 ! 你 推 我 落 海 
这 一 招 …… 这 招 “ 飞 来 奇峰 ”， 天 下 就 只 你 一 人 会 使 。 

那 女子 道 ， “你 知道 就 好 。， ” 一 伸手 ， 揭 去 面 幕 ， 露 出 一 张 满 是 皱纹 的 脸 来 ， 只 是 肤色 极 白 ， 想 是 面 幕 遮 得 久 了 ， 不 见 日 光 之 故 。 

丁 不 四 道 : “XIR, SOR, RRM! 你 …… 你 怎么 骗 我 说 已 经 死 了 ? ” 

这 蒙 面 女子 姓 梅 ， 名 叫 梅 文 馨 ， 是 丁 不 四 昔 年 的 情人 。 两 人 生 了 一 个 女儿 ， 便 是 梅 芳 姑 。 但 丁 不 四 苦 恋 史 小 层 ， 中 途 将 梅 文 声 遗 弃 ， 事 隔 
数 十 年 ， 况 又 重逢 。 

OLEA FA) HET TAME, RA: “你 只 有 盼 我 早已 死 了 ， 这 才 快 活 ， 是 不 是 ? ” 丁 不 四 内 心 有 愧 ， 不 敢 挣扎 ， 苦 笑 
道 : “ 快 放 手 ! 众 英雄 在 此 ， 有 甚么 好 看 ? ” 梅 文 藤 道 : “我 偏 要 你 不 好 看 ! 我 的 芳 姑 昵 ? 还 我 来 ! ”本 不 四 道 : “ 快 放 手 ! 龙 岛 主 查 到 她 在 
熊 耳 山 枯 草 岭 ， 咱 们 这 就 找 她 去 。” 

MIR: “找到 孩子 ， 我 才 放 你 ， 若 是 找 不 到 ， 把 你 两 只 耳 傈 都 撕 了 下 来 ! ” 

吵 闸 声 中 ， 海 船 已 然 靠 岸 。 石 清 夫 妇 、 白 万 剑 与 雪山 派 的 成 自学 等 一 干 人 都 迎 了 上 来 ， 眼 见 白 自在 、 石 破 天 无 善 归 来 ， 史 婆婆 和 阿 乡 投 海 
得 救 ， 都 是 欢喜 不 尽 。 只 有 成 自学 、 齐 自 勉 、 梁 自 进 三 人 心 下 失望 ， 却 也 只 得 强 装 笑脸 ， 趋 前 道贺 。 

船上 众 家 英雄 都 是 归心 似 箭 ， 双 脚 一 踏 上 陆地 ， 便 纷纷 散 去 。 范 一 飞 、 吕 正平 、 风 良 、 高 三 娘子 四 人 别 过 石 破 天 ， 自 回 辽东 。 


白 万 剑 对 父亲 道 : “ 驳 ， 妈 早 在 说 ， 等 到 你 三 月 初 八 再 不 见 你 回来 ， 便 要 投 海 自 尽 。 今 日 正 是 三 月 初 八 ， 我 加 意 防 范 ， 哪 知道 妈 竟 突然 出 
手 ， 点 了 我 的 穴道 。 谢 天 谢 地 ， 你 若 迟 得 半天 回来 ， 那 就 见 不 到 妈妈 了 。” 白 自在 奇 道 : “甚么 ? 你 说 今日 是 三 月 初 八 ? ” 

白 万 剑道 ， “是 啊 , 今日 是 初 八 。” 白 自在 又 问 一 句 : “三 月 初 八 ? ” PESARE: “是 三 月 初 作 。” 白 自在 伸手 不 住 援 头 ， 道 : “我 
们 腊月 初 八 到 侠客 岛 ， 在 岛 上 耽 了 一 百 多 天 ， 怎 地 今日 仍 是 三 月 初 八 ? ” 白 万 食道 : “你 老人 家 忘 了 ， 今 年 头 二 月 ， 有 两 个 二 月 。” 

Ach, 白 自 在 悦 然 大 悟 , 抱 住 了 石 破 天 , 道 : “好 小 子 ， 你 怎么 不 早 说 ? BM, BB! 返 国 二 月 , RAMA! ” 

ABA: “甚么 叫 头 二 月 ? 为 甚么 有 两 个 二 月 ? ”和 白 自 在 笑 道 ; “你 管 他 两 个 二 月 也 好 ， 有 三 个 二 月 也 好 ， 只 要 老婆 没 死 ， 便 有 一 百 
个 二 月 也 不 相干 ! ”众人 都 放声 大 笑 。 

E AO 
儿 梅 芳 姑 啦 ! ” 

“ 梅 芳 姑 ” 三 字 一 出 口 ， 石 清 、 闵 柔 二 人 脸色 陡 变 ， 齐 声 问 道 :， “你 说 是 梅 芳 姑 ? 到 甚么 地 方 去 找 ? ” 

SÆ: “刚才 我 在 船 中 听 那 姓 梅 的 女子 说 ， 他 们 要 到 熊 耳 山 枯 草 岭 ， 去 找 他 们 的 私 生 女 儿 梅 芳 姑 。” 

HÆ: “ 谢 天 谢 地 ， 终 于 …… 终 于 打听 到 了 这 女子 的 下 落 ， 师 哥 ! 咱们 …… 咱 们 赶 着 便 去 。” 石 清点 头 道 “是 。” 

二 人 当即 向 白 自在 等 人 作 别 。 

HHERE: “大 伙 儿 热 热闹 六 的 ， 最 少 也 得 聚 上 十 天 半月 ， 谁 也 不 许 走 。” 

石 清 道 : “ 白 老 伯 有 所 不 知 ， 这 个 梅 芳 姑 ， 便 是 侄 儿 夫妇 的 杀 子 大 仇人 。 我 们 东 打 听 ， 西 寻访 ， 在 江湖 上 找 了 她 一 十 八 年 ， 得 不 到 半点 音 
讯 ， 今 日 既然 得 知 ， 便 须 急 速 赶 去 ， 迟 得 一 步 ， 只 怕 又 给 她 躲 了 起 来 。” 

白 自在 拍 腿 叹 道 : “这 女子 杀 死 了 你 们 的 儿子 ? 沁 有 此 理 ， 不 错 ， 非 去 将 她 碎 尸 万 段 不 可 。 你 的 事 就 是 我 的 事 ， 去 去 去 ， 大 家 一 起 去 。 石 
老弟 ， 有 丁 不 四 那 老 儿 护 着 那个 女 贼 ， 梅 文 世 这 老太婆 家 传 的 “梅花 源 ” 也 颇 为 厉害 ， 你 也 得 带 些 帮手 ， 才 能 报 得 此 仇 。” 白 自在 与 史 婆 婆 、 
阿 乡 动 后 重逢 ， 心 情 奇 佳 ， 此 时 任何 人 求 他 甚么 事 ， 他 都 会 一 口 答 允 。 

石 清 、 闵 柔 心 想 梅 芳 姑 有 了 丁 不 四 和 梅 文 声 撑 腰 ， 此 仇 确 是 难 报 ， 难 得 白 自 在 仗义 相助 ， 当 真是 求 之 不 得 。 上 清 观 的 掌 门 人 天 虚 道 人 坐 在 另 
一 舟 海 船 之 中 ， 尚 未 抵达 ， 石 清 夫妇 报仇 心切 ， 不 及 等 他 ， 便 即 启程 。 

石 破 天 自 是 随 着 众人 一 同 前 往 。 

不 一 日 ， 一 行人 已 到 能 耳 山 。 那 能 耳 山 方圆 数 百 里 ， 不 知 枯草 岭 是 在 何 处 。 众 人 找 了 数 日 ， 全 无 踪影 。 

白 自在 老大 的 不 耐烦 ， 怪 石 清道 ; “ 石 老 弟 ， 你 玄 素 双 剑 是 江南 剑术 名 家 ， 武 功 虽 然 及 不 上 我 老人 家 ， 也 已 不 是 泛泛 之 辈 ， 怎 地 会 连 个 儿 
子 也 保 不 住 ， 让 那 女 贼 杀 了 ? 那 女 贼 又 跟 你 有 甚么 仇 急 ， 却 要 杀 你 儿子 ? ” 

石 清 叹 了 口气 ， 道 : “此 事 也 是 前 世 的 冤 巷 ， 一 时 不 知 如 何 说 起 。” 

闵 柔 忽 道 ，“ 师 哥 ， 你 …… 你 会 不 会 故意 引 大 伙 儿 走 错 路 ? 

你 若是 真 的 不 想 去 杀 她 为 坚 儿 报仇 …… 我 …… 我 ……” 说 到 这 里 ， 泪 珠 儿 已 点 点 酒 向 胸襟 。 

白 自在 奇 道 : “为 甚么 又 不 想 去 杀 她 了 ? BY, 不 好 ! 石 老 弟 ， 这 个 女 贼 相貌 很 美 ， 从 前 跟 你 有 些 不 清 不 白 ， 是 不 是 ? ” 

石 清 脸 上 一 红 ， 道 : “ 白 老 伯 说 笑 了 。” 白 自在 向 他 瞪 视 半 易 ， 道 ， “一 定 如 此 ! 这 女 贼 吃醋 ， 因 此 下 毒手 杀 了 闵 女 侠 跟 你 生 的 儿 
Ff! ” 白 自在 着 到 自己 的 事 脑筋 极 不 清楚 ， 推 测 别人 的 事 倒 是 一 夹 便 中 。 

er ai en 那 姓 梅 的 女子 单 相思 ， 由 妒 生 恨 ， 迁 怒 到 孩子 身上 ， 我 …… 我 
那 苦 命 的 孩儿 ……” 


突然 之 间 ， 石 破 天 大 叫 一 声 ; “BR! ” 脸 上 神色 十 分 古怪 ， 又 道 : “怎么 …… 怎 么 在 这 里 ? ” 扱 足 向 左 首 一 座 山内 て 春 面 上 。 原 来 他 募 地 
里 发 觉 这 山岭 的 一 草 一 木 都 十 分 熟悉 ， 竟 是 他 自 幼 长 大 之 地 ， 只 是 当年 他 从 山岭 的 另 一 边 下 来 ， 因 此 一 直 未 曾 看 出 。 


他 此 刻 的 轻功 何等 了 得 ， 转 三 间 便 上 了 山岭， 绕 过 一 片 林子 ， 到 了 几 间 草 屋 之 前 。 只 听 得 狗 喘 声 响 ， 一 条 黄 狗 从 屋 中 奔 将 出 来 ， 扑 向 他 的 


肩头 。 石 破 天 一 把 搂 住 ， 喜 叫 ， “BIA, 阿 黄 ! 你 回来 了 。 我 妈妈 呢 ? ”大 叫 ， “妈妈 ， 妈 妈 ! ” 

只 见 草 屋 中 走出 三 个 人 来 ， 中 间 一 个 女子 面容 奇 丑 ， 正 是 石 破 天 的 母亲 ， 两 旁 一 个 是 丁 不 四 ， 一 个 是 梅 文 区。 

石 破 天 喜 叫 : “ 妈 ! ” 抱 着 阿 黄 ， 走 到 她 的 身 前 。 

| ” 

石 破 天 道 ， “我 ……” 忽 听 得 闵 和 柔 的 声音 在 背后 说 道 ，“ 梅 芳 类 ， 你 化 装 易 容 ， 难 道 便 眶 得 过 我 了 ? 你 便 是 逃 到 天 涯 …… 天 …… 涯 :…… 
我 …… 我 ……” 石 破 天 大 惊 ， 跃 身 闪 开 ， 道 ，“ 石 夫人 ， 你 …… 你 弄 错 了 ， 她 是 我 妈妈 ， 不 是 杀 你 儿子 的 仇人 。” 

石 清 奇 道 ，“ 这 女人 是 你 的 妈妈 ? > 石破 天道 , “是 啊 。 我 自 小 和 妈妈 在 一 起 ， 就 是 …… 就 是 那 一 天 ， 我 妈妈 不 见 了 ， 我 等 了 几 天 不 见 她 
回来 ， 到 处 去 找 她 ， 越 找 越 远 ， 迷 了 路 不 能 回来 。 阿 黄 也 不 见 了 。 你 瞧 ， 这 不 是 阿 黄 吗 ? ”他 抱 着 黄 狗 ， 十 分 欢喜 。 

石 清 转向 那 丑 脸 女子 ， 说 道 ，“ 芳 姑 ， 既 然 你 自己 也 有 了 儿子 ， 当 年 又 何必 来 杀害 我 的 孩儿 ? ”他 语 声 虽然 平静 ， 但 人 人 均 听 得 出 ， 话 中 
实 是 充满 了 苦涩 之 意 。 

那 丑 脸 女 子 正 是 梅 芳 姑 。 她 冷 冷 一 笑 ， 目 光 中 充满 了 怨恨 ， 说 道 : “我 爱 杀 谁 ， 便 杀 了 谁 ， 你 …… 你 又 管 得 着 么 ? ” 

石破 天道 : “ 妈 ， 石 庄 主 、 石 夫人 的 孩子 ， 当 真是 你 杀 死 的 么 ? 那 …… 那 为 甚么 ? ” 

梅 芳 姑 冷笑 道 : “我 爱 杀 谁 ， 便 杀 了 谁 ， 又 有 甚么 道理 ? ” 

闵 柔 缓 缓 抽出 长 剑 ， 向 石 清道 “ 师 哥 ， 我 也 不 用 你 为 难 ， 你 站 在 一 旁 罢 。 我 若是 杀 不 了 她 ， 也 不 用 你 出 手相 帮 。” 

石 清 皱 起 了 眉头 ， 神 情 甚 是 苦恼 。 

白 自 在 道 , “ 丁 老 四 ， 咱 们 话说 在 先 ， 你 夫妻 若是 乖乖 的 站 在 一 旁 ， 大 家 都 乖乖 的 站 在 一 旁 。 你 二 个 倘若 要 动手 助 你 们 的 宝贝 女儿 ， 石 老 
弟 请 我 白 自 在 夫妻 到 能 耳 山 来 ， 也 不 是 叫 我 们 来 瞧 热 六 的 。” 

丁 不 四 见 对 方 人 多 ， 突 然 灵 机 一 动 ， 道 ; “好 ， 一 言 为 定 ， 咱 们 大 家 都 不 出 手 。 你 们 这 边 是 石 庄 主 夫妇 ， 他 们 这 边 是 母子 二 人 。 双 方 各 是 
一 男 一 女 ， 大 家 见 个 胜 败 便 是 。” 他 和 石 破 天 动 过 几 次 手 ， 知 道 这 少年 武功 远 在 石 清 夫 妇 之 上 ， 有 他 相助 ， 梅 芳 姑 决 计 不 会 落 败 。 

闵 柔 向 石 破 天 瞧 了 一 眼 ， 道 , “小 兄弟 ， 你 是 不 许 我 报仇 了 ， 是 不 是 ? ” 

石 破 天 道 ，“ 我 .…… 我 …… 石 夫人 …… 我 ……” 突 然 双 膝 跪 倒 ， 叫 道 ，“ 我 跟 你 奢 头 ， 石 夫人 ， 你 良心 最 好 的 ， 请 你 别 害 我 妈妈 。” 说 着 
Eis, 史 史 有声 。 

梅 芳 姑 厉 声 喝道 ， “ 狗 杂 种 ， 站 起 来 ， 谁 要 你 为 我 向 这 贱 人 求情 ? ” 

闵 柔 突然 心 念 一 动 ， 问 道 ， “你 为 甚么 这 样 叫 他 ? 他 …… 他 是 你 亲生 的 儿子 啊 。 莫 非 …… 莫 非 ……” 转 头 向 石 清道 ，“ 师 哥 ， 这 位 小 兄弟 
的 相貌 和 玉 儿 十 分 相像 ， 葛 非 是 你 和 梅 小 姐 生 的 ? ”她 虽 身 当 此 境 ， 话 说 仍 是 斯 斯 文 文 。 

石 清 连忙 摇头 ， 道 ，“ 不 是 ， 不 是 ， 哪 有 此 事 ? ” 

白 自在 哈哈 大 笑 ， 说 道 ，“ 石 老弟 ， 你 也 不 用 束 了 ， 当 然 是 你 跟 她 生 的 儿子 ， 否 则 天 下 哪 有 一 个 女子 ， 会 把 自己 的 儿子 叫 作 “ 狗 杂种 ”? 
这 位 梅 姑娘 心中 好 恨 你 啊 。” 

闵 柔 弯 下 腰 去 ， 将 手中 长 剑 放 在 地 下 ， 道 , “你 们 三 人 团圆 相聚 ， 我 ……* 我 要 去 了 。” 说 着 转 过 身 去 ， 缓 缓 走 开 。 

石 清 大 急 ， 一 把 拉 住 他 的 手臂 ， 厉 声 道 ， “师妹 ， 你 车 有 疑 我 之 意 ， 我 便 先 将 这 贱 人 杀 了 ， 明 我 心迹 。” 闵 柔 苦笑 道 ，“ 这 孩子 不 但 和 玉 
儿 一 模 一 样 ， 跟 你 也 像 得 很 啊 。” 

石 清 长 剑 挺 出 ， 便 向 梅 芳 姑 刺 了 过 去 。 哪 知 梅 芳 姑 并 不 闪避 ， 插 胸 就 台 。 眼 见 这 一 剑 便 要 刺 入 她 胸中 ， 石 破 天 伸 指 弹 去 ， 铮 的 一 声 ， 将 石 
清 的 长 剑 震 成 两 截 。 

梅 芳 姑 惨 然 笑 道 ; “好 ， 石 清 ， 你 要 杀 我 ， 是 不 是 ?“ 

石 清道 ， “不错! 芳 姑 ， 我 明明 白白 的 再 跟 你 说 一 遍 ， 在 这 世上 ， 我 石 清心 中 便 只 闵 柔 一 人 ， 我 石 清 一 生 一 世 ， 从 未 有 过 第 二 个 女人 。 你 
心中 荐 是 对 我 好 ， 那 也 只 是 害 了 我 。 这 话 在 二 十 二 年 前 我 曾 跟 你 说 过 ， 今 日 仍 是 这 样 几 句 话 。” 他 说 到 这 里 ， 声 转 柔 和， 说 道 : “OW, AIL 
子 已 这 般 大 。 这 位 小 兄弟 为 人 正直 ， 武 功 卓绝 ， 数 年 之 内 ， 便 当 名 动 江湖 ， 为 武林 中 数一数二 的 人 物 。 他 驳 参 到 底 是 谁 ， 你 怎 地 不 跟 他 明 
=r? 

石 破 天 道 “是 啊 ， 妈 ， 我 爹爹 到 底 是 准 ? 我 …… 我 姓 甚么 ? 你 跟 我 说 ， 为 甚么 你 都 一 直 叫 我 “ 狗 杂 种 ”? 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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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为 此 。” 

石 清 喃 喃 的 道 : “你 自 毁 容貌 ， 却 又 何苦 ? > 

梅 芳 姑 道 : “当年 我 的 容貌, BIKR BIRYE? > 

石 清 伸 手 提 住 了 妻 子 的 手掌 , HELM, 道 : “二 十 年 前 ， 你 是 武林 中 出 名 的 美女 ， 内 子 容貌 虽然 不 恶 ， 却 不 及 你 。” 

梅 芳 姑 微 微 一 笑 ， 哼 了 一 声 。 

丁 不 四 却 道 : “是 啊 ， 石 清 你 这 小 子 却 也 太 不 识 好 歹 了 ， 明 知 我 的 芳 姑 相貌 美丽 ， 无 人 能 比 ， 何 以 你 又 不 爱 她 ? > 

石 清 不 答 ， 只 是 紧 紧 握 住 妻 子 的 手掌 ， 似 乎 生怕 她 心中 着 恼 ， 又 再 离 去 。 

梅 芳 姑 又 问 : “当年 我 的 武功 和 闵 柔 相 比 ， 是 谁 高 强 ? ” 

石 清道 ， “你 梅 家 拳 家 传 的 武 学 ， 又 兼 学 了 许多 希奇 古怪 的 武功 ……” 丁 不 四 插口 道 ， “甚么 希奇 古怪 ? 那 是 你 丁 四 符 爷 得 意 的 功夫 ， 你 
BERR, ORSI, RIMRRAZINI ” EN: “不错 ， 你 武功 妆 个 梅 二 守之 所 长 ， 当 时 内 子玉 得 上 清 现 全 学 的 丰 谤 ， 自 是 才 你 

梅 芳 姑 又 问 ， “然则 文学 一 途 ， 又 是 谁 高 ?” 

石 清道 ， “你 会 做 诗 填 词 ， 咱 夫妇 识字 也 是 有 限 ， 如 何 比 得 上 你 ! ” 

石 破 天 心 下 暗暗 奇怪 “原来 妈妈 文才 武功 甚么 都 强 ， 怎 么 一 点 也 不 教 我 ? 

梅 芳 姑 冷 笑 道 ， “想来 针线 之 巧 ， 毫 饪 之 精 ， 我 是 不 及 这 位 闵 家 妹子 了 。” 

石 清 仍 是 播 头 ， 道 ， “内 子 一 不 会 补 衣 ， 二 不 会 裁 衫 ， 连 炒 鸡蛋 也 炒 不 好 ， 如 何 及 得 上 你 千 伶 百 俐 的 手段 ? ? 

梅 芳 姑 厉 声 道 ， “那么 为 甚么 你 一 见 我 面 ， 始 终 冷 冰冰 的 没 半分 好 颜色 ， 和 你 那 闵 师妹 在 一 起 ， 却 是 有 说 有 笑 ? 为 甚么 …… 为 其 
么 ……” 说 到 这 里 ， 声 音 发 额 ， 其 是 激动 ， 脸 上 却 仍 是 木然 ， 肌 肉 都 不 稍 动 。 

石 清 绥 缓 道 ，“ 梅 姑娘 ， 我 不 知道 ， 你 样 样 比 我 闵 师 妹 强 ， 不 但 比 她 强 ， 比 我 也 强 。 我 和 你 在 一 起 ， 自 项 形 秽 ， 配 不 上 你 。” 

梅 芳 寻 出 神 半 易 ， 大 叫 一 声 ， 奔 入 了 草 房 之 中 。 梅 文 志和 丁 不 四 跟着 奔 进 。 

闵 柔 将 头 靠 在 石 清 胸口 ， 柔 声 道 ，“ 师 哥 ， 梅 姑娘 是 个 苦命 人 ， 她 虽 杀 了 我 们 的 孩儿 ， 我 …… 我 还 是 比 她 快活 得 多 ， 我 知道 你 心中 从 来 就 
只 我 一 个 ， 咱 们 走 罢 ， 这 仇 不 用 报 了 。” 石 清道 : “这 仇 不 用 报 了 ? > BRE: “ 便 杀 了 她 ， 咱 们 的 坚 儿 也 活 不 转 来 啦 。” 

忽 听 得 丁 不 四 大 叫 : “ 芳 姑 ， 你 怎么 寻 了 短 见 ? 我 去 和 这 姓 石 的 扒 命 ! ” 石 清 等 都 是 大 吃 一 惊 。 


只 见 梅 文 馨 抱 着 芳 姑 的 身子 ， 走 将 出 来 。 芳 姑 左 臂 上 袖子 返 得 高 高 地 ， 露 出 她 雪白 娇嫩 的 皮肤 ， 臂 上 一 点 猩 红 ， 却 是 处 子 的 守 宫 砂 。 梅 文 
ERIE: “ 芳 姑 守 身 如 玉 ， 至 今 仍 是 处 子 ， 这 狗 杂 种 自然 不 是 她 生 的 。” 

众人 的 眼光 一 齐 都 向 石 破 天 射 去 ， 人 人 心中 充满 了 疑 窦 : “ 梅 芳 姑 是 处 女 之 身 ， 自 然 不 会 是 他 母亲 。 那 么 他 母亲 是 谁 ? 父亲 是 谁 ? 梅 芳 姑 
为 甚么 要 自 认 是 他 母亲 ? ” 

石 清和 闵 柔 均 想 : “难道 梅 芳 姑 当年 将 坚 儿 所 去 ， 并 未 杀 他 ? 后 来 她 送 来 的 那 具 童 己 脸 上 血肉 模糊 ， 虽 然 穿着 坚 儿 的 衣服 ， 其 实 不 是 坚 
JL? 这 小 兄弟 如 果 不 是 坚 儿 ， 她 何以 叫 他 狗 杂 种 ? 何以 他 和 玉 儿 这 般 相像 ? ” 

石 破 天 自 是 更 加 一 片 迷茫 : “我 爹爹 是 谁 ? 我 妈妈 是 谁 ? 我 自己 又 是 谁 ?”” 

梅 芳 姑 既然 自尽 ， 这 许 许 多 多 疑问 ， 那 是 谁 也 无 法 回答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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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记 


由 于 两 个 人 相貌 相似 ， 因 而 引起 种 种 误会 ， 这 种 古老 的 传奇 故事 ， 决 不 能 成 为 小 说 的 坚实 结构 。 虽 然 莎 士 比 亚 也 曾 一 再 使 用 挛 生 兄弟 、 李 
生 姊 妹 的 题材 ， 但 那些 作品 都 不 是 他 最 好 的 戏剧 。 在 《侠客 行 》 这 部 小 说 中 ， 我 所 想 写 的 ， 主 要 是 石 清 夫妇 爱 怜 儿子 的 感情 ， 所 以 石 破 天 和 石 
中 玉 相 貌 相似 ， 并 不 是 重心 之 所 在 。 

一 九 七 五 年 冬天 ， 在 《明报 月 刊 》 十 周年 的 纪念 稿 《 明 月 十 年 共 此 时 》 中 ， 我 曾 引 过 石 清 在 庙 中 向 佛像 社 祝 的 一 段 话 。 此 番 重 校 旧 稿 ， 眼 
泪 又 滴 湿 了 这 段 文字 。 

各 种 牵强 附会 的 注释 ， 往 往 会 损害 原作 者 的 本 意 ， 反 而 造成 严重 障碍 。《 侠 客 行 》 写 于 十 二 年 之 前 ， 于 此 意 有 所 发 挥 。 

近来 多 读 佛经 ， 于 此 更 深 有 所 感 。 大 乘 般若 经 以 及 龙 树 的 中 观 之 学 ， 都 极力 破 斥 烦琐 的 名 相 戏 论 ， 认 为 各 种 知识 见解 ， 徒 然 令 修学 者 心中 
产生 虚妄 念头 ， 有 碍 见 道 ， 因 此 强调 “无 着 ”、“ 无 住 ”、“ 无 作 ”、“ 无 愿 ”。 政 见 固然 不 可 有 ， 正 见 亦 不 可 有 。《 人 金刚 经 》 云 : “ 凡 所 有 
相 ， 蕴 是 虚妄 ”，“ 法 尚 应 舍 ， 何 况 非 法 ”，“ 如 来 所 说 法 ， 丝 不 可 取 ， 不 可 说 ， 非 法 、 非 非法 ”， 丝 是 此 义 。 写 《侠客 行 》 时 ， 于 佛经 全 无 
认识 之 可 言 ，《 金 刚 经 》 也 是 在 去 年 十 一 月 间 才 开始 诵读 全 经 ， 对 般若 学 和 中 观 的 修学 ， 更 是 今年 春 夏 间 之 事 。 此 中 因缘 ， 殊 不 可 解 。 

一 九 七 七 "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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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请 ! >» “ 请 ! >» 


两 名 剑 士 各 自 倒转 剑 尖 ， 右 手 担 剑 柄 ， 左 手 措 于 右手 手背 ， 身 身 行 礼 。 

两 人 身子 尚未 站 直 ， 变 然 间 白 光 闪 动 ， 跟 着 铮 的 一 声响 ， 双 剑 相 交 ， 两 人 各 退 一 步 。 私 观 众人 都 是 “号 ”的 一 声 轻 呼 。 

青衣 剑 士 连 劈 三 剑 ， 锦 衫 剑 士 一 一 格 开 。 青 衣 剑 士 一声 叱 喝 ， 长 剑 从 左上 角 直 划 而 下 ， 势 劲 力 急 。 锦 衫 剑 士 身手 矫 捷 ， 向 后 跃 开 ， 避 过 了 
这 剑 。 他 左 足 刚 着 地 ， 身 子 跟着 弹 起 ， 刷 刷 两 剑 ， 向 对 手 攻 去 。 青 衣 剑 士 凝 立 不 动 ， 嘴 角 边 微微 冷笑 ， 长 剑 轻 摆 ， 挡 开 来 剑 。 

锦 衫 剑 士 突然 发 足 疾 奔 ， 绕 着 青衣 剑 士 的 溜溜 的 转动 ， 脚 下 越 来 越 快 。 青 衣 剑 士 凝视 敌手 长 剑 剑 从， 敌 剑 一 动 ， 便 挥 剑 击落 。 锦 衫 剑 士 忽 
而 左 转 ， 忽 而 右 转 ， 身 法 变幻 不 定 。 青 衣 剑 土 给 他 转 得 脑子 微 感 尝 上 腑 ， 喝 道 ， “你 是 比 剑 ， 还 是 逃命 ? ” 

刷 刷 两 剑 ， 直 削 过 去 。 但 锦 衫 剑 士 奔 转 其 急 ， 剑 到 之 时 ， 人 已 离开 ， 政 剑 剑 锋 总 是 和 他 身子 差 了 尺 许 。 

青衣 剑 士 回 剑 侧身 ， 右 腿 微 蹲 ， 锦 衫 剑 士 看 出 破绽 ， 挺 剑 向 他 左肩 疾 刺 。 不 料 青衣 剑 士 这 一 蹲 妃 是 诱 招 ， 长 剑 突 然 圈 转 ， 直 取 敌 人 咽喉 ， 
势 道 劲 急 无 伦 。 锦 衫 剑 士 大 骇 之 下 ， 长 剑 脱手 ， 向 敌人 心窝 激 射 过 去 。 这 是 无 可 奈何 中 同归于尽 的 打 法 ， 敌 人 若是 继续 进击 ， 心 窝 必定 中 剑 。 
当 此 情势 ， 对 方 自 须 收 剑 挡 格 ， 自 己 便 可 摆脱 这 无 可 挽救 的 绝境 。 

不 料 青衣 剑 士 况 不 挡 架 闪避 ， 手 腕 抖动 ， 号 的 一 声 ， 剑 尖 刺 入 了 锦 衫 剑 士 的 咽喉 。 跟 着 当 的 一 响 ， 掷 来 的 长 剑 刺 中 了 他 胸膛 ， 长 剑 落地 。 


住 扭曲 。 当 下 便 有 从 者 过 来 抬 开 尸首 ， 抹 去 地 下 血迹 。 

青衣 剑 士 还 剑 入 鞘 ， 跨 前 两 步 ， 躬 身 向 北 首 高 坐 于 锦 披 大 椅 中 的 一 位 王者 行礼 。 

RESI, ERA, AER, ARMS, MMS, MAE: “壮士 剑 法 精妙 ， 赐 金 十 斤 。” 青 衣 剑 士 右 膝 跪 下 ， 躺 身 说 
E: “ 谢 赏 ! ” 那 王 者 左手 一 挥 ， 他 右 首 一 名 高 高 瘦 瘦 、 四 十 来 岁 的 官员 喝道 : “吴越 剑 士 ， 二 次 比试 ! ” 

东 首 锦 衫 剑 士 队 中 走出 一 条 身材 魁梧 的 汉子 ， 手 提 大 剑 。 

这 剑 长 逾 五 尺 ， 剑 身 极 厚 ， 显 然 份量 甚 重 。 西 首 走出 一 名 青衣 剑 士 ， 中 等 身材 ， 脸 上 尽 是 剑 疤 ， 东 一 道 、 西 一 道 ， 少 说 也 有 十 二 三 道 ， 一 
张 脸 已 无 复 人 形 ， 足 见 身 经 百 战 ， 不 知已 和 人 比 过 多 少 次 全 了。 二 人 先 向 王者 屈膝 致敬 ， 然 后 转 过 身 来 ， 相 向 而 立 ， 躬 身 行礼 。 

青衣 剑 士 站 直 身 子 ， 脸 露 铬 笑 。 他 一 张 脸 本 已 十 分 丑陋 ， 这 人 么 一 笑 ， 更 显得 说 不 出 的 难看 。 锦 衫 剑 士 见 了 他 如 鬼 似 魅 的 模样 ， 不 由 得 机 伶 
伶 打 个 冷战 ， 波 的 一 声 ， 吐 了 口 长 气 ， 慢 慢 伸 过 左手 ， 搭 住 剑 柄 。 

青衣 剑 士 突 然 一 声 狂 叫 ， 声 如 狼 啤 ， 挺 剑 向 对 手 急 刺 过 去 ， 锦 衫 剑 士 也 是 纵 声 大 喝 ， 提 起 大 剑 ， 对 着 他 当头 劈 落 。 青 衣 剑 士 斜 身 闪 开 ， 长 
剑 自 左 而 右 横 削 过 去 。 那 锦 衫 剑 士 双手 使 剑 ， 一 柄 大 剑 舞 得 呼 呼 作 响 。 这 大 剑 少 说 也 有 五 十 来 斤 重 ， 但 他 招数 仍 是 迅捷 之 极 。 
sli ey ot aa EE 

比试 是 赢 定 了 。 

只 听 得 锦 衫 剑 士 一 声 大 喝 ， 声 若 雷 震 ， 大 剑 横 扫 过 去 。 青 衣 剑 士 避 无 可 避 ， 提 长 剑 奋 力 挡 格 。 当 的 一 声响 ， 双 剑 相 交 ， 半 截 大 剑 飞 了 出 
去 ， 原 来 青衣 剑 士 手中 长 剑 锋 利 无 比 ， 竟 将 大 剑 斩 为 两 截 ， 那 利 剑 跟 着 直 划 而 下 ， 将 锦 衫 剑 士 自 咽 喉 而 至 小 腹 ， 划 了 一 道 两 尺 来 长 的 口子 。 锦 
衫 剑 士 连声 狂 吼 ， 扑 倒 在 地 。 青 衣 剑 士 向 地 下 魁梧 的 身 形 凝 视 片 刻 ， 这 才 还 剑 入 坏 ， 届 膝 向 王者 行礼 ， 脸 上 掩 不 住 得 意 之 色 。 


王者 身 旁 一 位 官员 道 ， “壮士 剑 利 术 精 ， 大 王 赐 金 十 斤 。” 
青衣 剑 士 称 谢 退 开 。 

西 首 一 列 排 着 八 名 青衣 剑 士 ， 与 对 面 五 十 余 名 锦 衫 剑 士 相 比 ， 众 寒 之 数 甚 是 悬殊 。 

那 官员 缓 缓 说 道 ， “吴越 剑 士 ， 三 次 比 剑 ! ”两 队 剑 士 队 中 各 走出 一 人 ， 向 王者 行礼 后 相向 而 立 。 突 然 间 青 光 耀眼 ， 众 人 均 觉 寒气 袭 体 。 
但 见 那 青衣 剑 土 手 中 一 柄 三 尺 长 剑 不 住 额 动 ， 便 如 一 根 闪 闪 发 出 丝光 的 纵 带 。 那 官员 赞 道 ，“ 好 剑 ! ”青衣 剑 土 微微 躬 身 为 礼 ， 谢 他 称赞 。 那 
官员 道 ， “单打 独 斗 已 看 了 两 场 ， 这 次 两 个 对 两 个 ! ” 

锦 衫 剑 士 队 中 一 人 应 声 而 出 ， 拔 剑 出 靖 。 那 剑 明亮 如 秋水 ， 也 是 一 口 利 器 。 青 衣 剑 士 队 中 又 出 来 一 人 。 四 人 向 王者 行 过 礼 后 ， 相 互 行礼 ， 
跟着 剑 光 闪烁 ， 斗 了 起 来 。 这 二 对 二 的 比 剑 ， 同 伙 剑 土 互相 照应 配合 。 数 合 之 后 ， 吐 的 一 声 ， 一 名 锦 衫 剑 十 手中 长 剑 竞 被 敌手 前 断 。 这 人 极 是 
悍 勇 ， 提 着 半截 断 剑 ， 飞 身 向 敢 人 扑 去 。 那 青衣 剑 士 长 剑 办 处 ， 噬 的 一 声响 ， 将 他 右 璧 齐 肩 削 落 ， 跟 着 补 上 一 剑 ， 刺 中 他 的 心窝 。 

另外 二 人 元 自强 斗 不 休 ， 得 胜 的 青衣 剑 士 窥 伺 在 旁 ， 突 然 间 长 剑 递 出 ， 噬 的 一 声 ， 又 将 锦 衫 剑 士 手中 长 剑 削 断 。 另 一 人 长 剑 中 宫 直 进 ， 自 
敌手 胸膛 贯 入 ， 背 心 穿 出 。 

那 王者 呵呵 大 笑 ， 拍 手 说 道 ，“ 好 剑 ， 好 剑 法 ! 赏 酒 ， 赏 金 ! 咱们 再 来 瞧 一 场 四 个 对 四 个 的 比试 。” 

两 边 队 中 各 出 四 人 ， 行 过 礼 后， 出 剑 相 斗 。 锦 衫 剑 士 连 输 三 场 ， 死 了 四 人 ， 这 时 下 场 的 四 人 狠 命 相 扑 ， 说 什么 也 要 赢 回 一 场 。 只 见 两 名 青 
衣 剑 十 分 从 左右 夹击 一 名 锦 衫 剑 士 。 余 下 三 名 锦 衫 剑 士 上 前 邀 战 ， 却 给 两 名 青衣 剑 士 挺 剑 挡住 。 这 两 名 青衣 剑 十 取 的 纯 是 守 势 ， 招 数 严密 ， 竟 
一 招 也 不 还 击 ， 却 令 三 名 锦 衫 剑 士 无 法 过 去 相 援 同伴 ， 余 下 两 名 青衣 剑 士 以 二 对 一 ， 十 余 招 间 便 将 对 手 杀 死 ， 跟 着 便 攻 向 另 一 名 锦 衫 剑 士 。 

先前 两 名 青衣 剑 士 仍 使 旧 法 ， 只 守 不 攻 ， 挡 住 两 名 锦 衫 剑 土 ， 让 同伴 以 二 对 一 ， 杀 死敌 手 。 

旁观 的 锦 衫 剑 十 眼见 同伴 只 剩 下 二 人 ， 胜 负 之 数 已 定 ， 都 大 声 鼓 噪 起 来 ， 纷 纷 拔 剑 ， 便 欲 一 拥 而 上 ， 将 八 名 青衣 剑 士 乱 剑 分 尸 。 

那 官员 朗 声 道 ， “学 剑 之 士 ， 当 守 剑 道 ! ”他 神色 语气 之 中 有 一 股 凉 然 之 威 ， 一 众 饥 衫 剑 土 立时 都 静 了 下 来 。 

这 时 众人 都 已 看 得 分 明 ， 四 名 青衣 剑 填 的 剑 法 截然 不 同 ， 二 人 的 守 招 严密 无 比 ， 另 二 人 的 攻 招 却 是 凌厉 狠 辣 ， 分 头 合击 ， 守 者 缠 住 敌手 ， 
FAFA, EDA, BRAM. DUDE, RX న JE یرل ور‎ BIA RED Ai 
六 人 甚或 人 人 ， 也 能 取胜 。 那 二 名 守 者 的 剑 招 施展 开 来 ， 便 如 是 一 道 剑 网 ， 纯 取 守 势 ， 要 挡住 五 六 人 实 是 绰绰有余 。 

这 时 场 中 两 名 青衣 剑 士 仍 以 守 势 缠 住 了 一 名 锦 衫 剑 士 ， 另 外 两 名 青衣 剑 士 快 剑 攻击 ， 杀 死 第 三 名 锦 衫 剑 士 后 ， 转 而 向 第 四 名 敌手 相 攻 。 取 
守 势 的 两 名 青衣 剑 士 向 左右 分 开 ， 在 旁 掠 阵 。 余 下 一 名 锦 衫 剑 士 虽 见 败局 已 成 ， 却 不 肯 弃 剑 投降 ， 仍 是 奋力 应 战 。 突 然 间 四 名 青衣 剑 士 齐 声 大 
喝 ， 四 剑 并 出 ， 分 从 前 后 左右 ， 一 齐 刺 在 锦 衫 剑 士 的 身上 。 

A SERA, AVENE DI, SES E EI RE 
le PETALE, MOE BAAR. JL METHANE, APRA, BRM AHAN, MUS, ESA RRA 

eg 

那 王者 呵呵 大 笑 ， 鼓 掌 道 ，“ 好 剑 法 ， 好 剑 法 ! 上 国 剑 土 名 扬 天 下 ， 可 教 我 们 今日 大 开眼 界 了 。 四 位 剑 十 各 赐 金 十 斤 。” 

四 名 青衣 剑 士 一 齐 躬 身 谢 赏 。 四 人 这 么 一 弯 腰 ， 四 个 脑袋 摆 成 一 道 直 线 ， 不 见 有 丝毫 高 低 ， 实 不 知 花 了 多 少 功夫 才 练 得 如 此 划一 。 

一 名 青衣 剑 土 转 过 身 去 ， 兵 起 一 只 金 漆 长 茵 ， 走 上 几 步 ， 说 道 ，“ 淫 国君 王 多 谢 大 王 厚礼 ， 命 臣 奉 上 宝剑 一 口 还 答 。 此 剑 乃 散 国 新 铸 ， 谨 
供 大 王 玩赏 。” 

MERKU: “多谢 了 。 范 大 夫 ， 接 过 来 看 看 。” 

那 王 者 是 越王 勾践 。 那 官员 是 越 国 大 夫 范 艺 。 锦 衫 剑 士 是 越王 宫 中 的 卫士 ， 八 名 青衣 剑 士 则 是 吴 王 夫 差 派 来 送礼 的 使 者 。 越 王 昔日 为 夫差 
A KRM, HF ENEEFRM, HHH ORRERNALE, RUHE. A T RRS FED, EH HERR EME 
RSIS, AMZ, ABE ERROR. ARL, MLAS, DARRO MONE ROL, LOR 

WEDE LILY, BET ERKE, Au, Hehe, YP T IE 2E. ARABIEI IE IY, RE BEZA 
E ۳-26۷2 WER’ 的 一 声 , HRT. MIRIAM, RARE, 

EDA, ESIR E HW, BHM. “大 王 请 看 ! ”勾践 见 匣 中 铺 以 锦 级 ， 放 着 一 柄 三 尺 长 剑 ， 剑 身 极 消 ， 刃 上 宝 光 流动 ， 变 幻 不 
E, FARM “Hal! "EG ATOR, ANATTENE, PESAR, EM, OR باه لاک‎ 

头 几 。 

那 为 首 的 青衣 剑 士 从 怀 中 取出 一 块 轻 纱 ， 向 上 抛 起 ， 说 道 ， “请 大 王 平 伸 剑 刃 ， 剑 锋 向 上 ， 待 纱 落 在 剑 上 ， 便 见 此 剑 与 众 不 同 。” 有 眼见 一 
块 轻 纱 从 半空 中 球 款 扬扬 的 落 将 下 来 ， 越 王 平 剑 伸 出 ， 轻 纱 落 在 剑 上 ， 不 料 下 落 之 势 并 不 止 软 ， 轻 纱 竞 已 分 成 两 鼎 ， 缓 组 落地。 原来 这 剑 已 将 
轻 纱 划 而 为 二 ， 剑 刃 之 利 ， 实 是 匪夷所思 。 殿 上 殿下 ， 采 声 雷 动 。 

青衣 剑 土 说 道 ，“ 此 剑 虽 薄 ， 但 与 沉重 兵器 相 碰 ， 亦 不 折断 。” 

BE: “WAR, BERR. ” WA: “A! ”双手 托 上 剑 匣 ， 让 勾践 将 剑 放 入 匣 中 ， 倒 退 数 步 ， 转 身 走 到 一 名 锦 衫 剑 土 面前 ， 取 剑 
HE, Dili: “RAN! 咱们 试 试 ! ” 

那 锦 衫 剑 士 射 身 行礼 ， 拔 出 佩 剑 ， 举 在 空中 ， 不 敢 下 击 。 

Win: “BFI ” 锦 衫 剑 士 道 “是 ! ” 挥 剑 丑 下 ， 落 剑 处 却 在 范 贡 身 前 一 尺 。 范 荔 提 剑 向 上 一 氮 ， 噬 的 一 声 轻 响 ， 锦 衫 剑 十 手中 的 
SAAR. ۳۵5۵/۴ ۲ LEMAIRE, BREE BT, KALA BK, పగలిన. CARATS FE 

ROM, ఈత BERBER. 

ABU: “ESI, AOL. AA FEROE RF, RESIDE TF, RE FIMO A. 

ALPEN KS, DRM ei, REHA, SET eh, 道 : “怎样 ? ” 

JE: 未 必 尽 加 送 人 人 之 精 , PARERI, KORMERZE. (MUL, BES. BODE, R 
国武 士 群 战 之 术 ， 妙 用 孙武 子 兵 法 ， 臣 以 为 当今 之 世 ， 实 乃 无 敌 于 天 下 。” 色 践 沉吟 道 ， “夫差 派 这 八 人 来 送 宝剑 ， 大 夫 你 看 是 何 用 意 ? ” 范 
孝道 ，“ 那 是 要 咱们 知 难 而 退 ， 不 可 起 侵 吴 报仇 之 心 。” 

勾践 大 怒 ， 一 弯 身 ， 从 匣 中 抓 起 宝剑 ， 回 手 一 挥 ， 察 的 一 声响 ， 将 坐 椅 平 平整 整 的 切 去 了 一 截 ， 大 声 道 ， “ 便 有 千 难 万 难 ， 勾 践 也 决 不 知 
难 而 退 。 终 有 一 日 ， 我 要 擒 住 夫 差 ， 便 用 此 剑 将 他 脑袋 砍 了 下 来 ! ”说 着 又 是 一 剑 ， 将 一 张 檀 木 椅子 一 劈 为 二 。 

HENIN: “ 恭 喜 大 王 , REXE! 7 ARBRE: “眼见 吴 国 剑 士 如 此 了 得 ， 又 有 甚么 喜 可 贺 ? ” ji: CORED TAN 
难 ， 也 决 不 知 难 而 退 。 大 王 既 有 此 决心 ， 大 事 必 成 。 眼 前 这 难事 ， 还 须 请 文大 夫 共 同 商议 。” 勾 践 道 ，“ 好 ， 你 去 传 文大 夫 来 。” 

HET RE, MERKARI, ATEN IZMIR. IRE, OH RGA, SRILA AR. 

BARA, NAMB, ARUN, PEMA, 往 往 出 人 意表 , MA LEME “BHAT” . RAILS, VENA 
క బయట. WILT, DREW: “OR AAMT, A MM “一 个 人 有 与 众 不 同 的 行为 ， 凡 
人 必 笑 他 胡 闪 ， 他 有 高 明 独 特 的 见解 ， 良 人 自 必 吕 他 糊涂 。 你 们 又 怎 能 明白 范 先 生 呢 ? > 

便 亲 自前 去 拜访 。 范 划 吉 而 不 见 ， 但 料 到 他 必定 去 而 复 来 ， 向 兄长 借 了 衣冠 ， 穿 戴 整 齐 。 果 然 过 了 几 个 时 辰 ， 文 种 又 再 到 来 。 两 人 相 见 之 


后 ， 长 谈 王 霸 之 道 ， 投 机 之 极 ， 当 真是 相 见 恨 晚 

两 人 都 觉 中 原 诸 国 暮 气 沉沉 ， 楚 国 邦 大 而 乱 ， 眼 前 霸 兆 是 在 东南 。 于 是 文 种 辞去 官位 ， 与 范 芝 同 往 吴 国 。 其 时 吴 王 正 重用 伍 子 宵 ， 言 听 计 
从 ， 国 势 好 生 兴旺 。 

文 种 和 范 荔 在 吴 国 京城 姑 苏 住 了 数 月 ， 眼 见 伍子胥 的 种 种 兴 革 措施 确 是 才 识 卓越 ， 自 己 未 必 能 胜 得 他 过 。 两 人 一 商量 ， 以 越 国 和 吴 国 邻 
近 ， 风 俗 相似 ， 虽 然 地域 较 小 ， 却 也 大 可 一 显 身手 ， 于 是 来 到 越 国 。 色 践 接见 之 下 ， 于 二 人 议论 才 具 颇 为 赏识 ， 均 拜 为 大 夫 之 职 。 

后 来 勾践 不 听 文 种 、 范 芝 劝 谏 ， 兴 兵 和 吴 国 交战 ， 以 石 买 为 将 ， 在 钱塘 江 边 一 战 大 败 ， 勾 践 在 会 稽山 被 围 ， 几 乎 亡国 丈 身 。 勾 践 在 危急 之 
中 用 文 种 、 范 艺 之 计 ， 买 通 了 吴 王 身 边 的 奸臣 太 宁 伯 万， 替 越 王 陈 说 。 吴 王 夫 差 不 听 伍 子 悄 的 忠 谏 ， 答 多 与 越 国 讲 和 ， 将 勾践 带 到 吴 国 ， 后 来 
又 放 他 归 国 。 其 后 勾践 卧薪尝胆 ， 决 定 复仇 ， 采 用 了 文 种 的 灭 吴 九 术 。 

那 九 术 第 一 是 尊 天 地 ， 事 鬼神 ， 令 越王 有 必 胜 之 心 。 第 二 是 赠送 吴 王 大 量 财 币 ， 既 使 他 习 于 奢侈 ， 又 去 其 防 越 之 意 。 

第 三 是 先 向 吴 国 借 粮 ， 再 以 燕 过 的 大 谷 归还 ， 吴 王 见 谷 大 ， 发 给 农民 当 谷 种 ， 结 果 稻 不 生长 ， 吴 国 大 饥 。 第 四 是 赠送 美女 西施 和 郑 旦 ， 使 
吴 王 迷 恋 美 色 ， 不 理 政事 。 第 五 是 赠送 巧 折 ， 引 诱 吴 王 大 起 宫室 高 台 ， 耗 其 财力 民力 。 第 六 是 贿赂 吴 王 左右 的 奸臣 ， 使 之 败坏 朝政 ， 第 七 是 离 
间 吴 王 的 忠臣 ， 终 于 迫 得 伍 子 悄 自杀。 第 八 是 积蓄 粮草 ， 充 实 国家 财力 。 第 九 是 铸造 武器 ， 训 练 士卒 ， 待 机 攻 吴 。 

八 术 都 已 成 功 ， 最 后 的 第 九 术 却 在 这 时 遇 上 了 重大 困难 。 

眼见 吴 王 派 来 剑 土 八 人 ， 所 显示 的 兵 丸 之 利 、 剑 术 之 精 ， 实 非 越 国武 十 所 能 匹敌 。 

范 蕊 将 适 才 比 剑 的 情形 告知 了 文 种 。 文 种 皱眉 道 ，“ 范 贤 弟 ， 吴 国 剑 土 剑 利 术 精 ， 固 是 大 患 ， 而 他 们 在 群 斗 之 时 ， 善 用 孙武 子 遗 法 ， 更 是 
难 破 难当 。” 范 匣 道 ，“ 正 是 ， 当 年 孙武 子 辅佐 吴 王 ， 统 兵 破 楚 ， 攻 入 吕 都 ， 用 兵 如 神 ， 天 下 无 敌 。 虽 齐 普 太 国 ， 亦 苹 其 锋 。 他 兵法 有 言 
ù: BREA] MOAT, BAR, IRA MBE. LALA, WEEZER, AR. ° KLASA, A+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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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ZIN, 二 人 到 了 越 王 面前 , AA RAJ E INA ECU Jn RN AO), TE HA. 

过 了 良久 ， 勾 践 抬 起 头 来 ， 说 道 ， “文大 夫 ， 当 年 吴 国 有 干将 葛 邪 夫妇 ， 善 于 铸 剑 。 我 越 国 有 良 工 欧 治 子 ， 铸 剑 之 术 ， 亦 不 下 于 彼 。 此 时 
干将 、 莫 那 、 欧 冶 子 均 已 不 在 人 世 。 吴 国有 这 等 铸 剑 高 手 ， 难 道 我 越 国 自 欧 治 子 一 死 ， 就 此 后 继 无 人 吗 ? > XEME: “ 臣 闻 欧 治 子 传 有 弟子 二 
人 ， 一 名 风 胡 子 ， 一 名 薛 烛 。 风 大 子 在 楚 ， 薛 烛 尚 在 越 国 。” 勾 践 大 喜 ， 道 : KRR ERR, IBAN, DIE TR. 

” 文 种 遵 命 而 退 。 

次 日 清 展 , HERO, HANMER. 

ARE LEER, WEQ: MIREA T ZE E Zû, BUR. KEOEAMRE, AVORIO,” EREK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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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YE DRZLRE RMR, REM, CORR. RHR, RADA, ER. SR. 

后 来 吴 王 阔 庐 以 鱼 肠 剑 遗 专 诸 刺 杀 王 僚 。 淇 卢 剑 落 入 水 中 ， 后 为 楚 王 所 得 ， 秦 王 闻 之 ， 求 而 不 得 ， 兴 师 击 楚 ， 楚 王 始终 不 与 。 

薛 烛 襄 道 ，“ 先 师 曾 言 ， 五 剑 之 中 ， 胜 邪 最 上 ， 纯 钓 、 湛 卢 二 剑 其 次 ， 鱼 肠 又 次 之 ， 巨 阅 居 未 。 铸 巨 计 之 时 ， 金 锡 和 铜 而 离 ， 因 此 此 剑 只 
是 利 剑 ， 而 非 宝剑 。” 勾 践 道 ， “然则 我 纯 钓 、 巨 六 二 剑 ， 不 敌 吴 王 之 胜 邪 、 鱼 肠 二 剑 了 ? ” HERDE: 

“小 人 死罪 总 小 人 直言 。” 义 践 抬头 不 语 ， 从 苹 籽 这 句 话 中 ， 已 知 越 国 二 剑 自 非 吴 国 二 剑 之 敌 。 

范 蕊 说 道 ，“ 你 既得 传 尊 师 之 术 ， 可 即 开 炉 铸 剑 。 铸 将 几 口 宝剑 出 来 ， 未 必 便 及 不 上 吴 国 的 宝剑 。” 苹 烛 道 ，“ 回 豪 大 夫 ， 小 人 已 不 能 铸 
剑 了 。” 范 艺 道 ，“ 却 是 为 何 ?”” 薛 烛 伸 出 手 来 ， 只 见 他 双手 的 拇指 食指 俱 已 不 见 ， 只 剩 下 六 根 手指 。 薛 烛 黯 然 道 ， “ 铸 剑 之 劲 ， 全 会 拇指 食 
Bs DADA, SERAN. > 

勾践 奇 道 : KR FI, BANKANA?" RAE. “ROU, BANANA 7” RN, 道 

“你 的 师兄 ， 那 不 是 风 胡 子 么 ? 他 为 甚么 要 割 你 手指 ? IN, RESIZE, AOR, MF, BORER AN GÆÐI 
”勾践 自 加 推测 ， 薛 烛 不 便 说 他 猜 错 ， 只 有 默然 不 语 。 

ABE: “寡人 本 要 派 人 到 楚 国 去 召 风 胡子 来 。 他 怕 你 报仇 ， 或 许 不 敢 回来 。” 薛 烛 道 : “大 王 明 鉴 ， 风 师兄 目下 是 在 吴 国 ， 不 在 楚 国 。 
”勾践 微微 一 惊 ， 说 道 ， “他 …… 他 在 吴 国 ， 在 吴 国 干 甚么 ? ” 

薛 烛 道 “三 年 之 前 ， 风 师兄 来 到 小 人 家 中 ， 取 出 宝剑 一 口 ， 给 小 人 观看 。 小 人 一 见 之 下 ， 登 时 大 惊 ， 原 来 这 口 宝剑 ， 乃 先 师 欧 治 子 为 想 
国 所 铸 ， 名 日 工 布 ， 剑 身上 文 如 流水 ， 自 柄 至 尖 ， 连 绵 不 断 。 小 人 曾 听 先 师 说 过 ， 一 见 便 知 。 当 年 先 师 为 楚 王 铸 剑 三 口 ， 一 日 龙 渊 、 二 日 泰 
阿 、 三 日 工 布 。 楚 王 宝 爱 异 常 ， 岂 知 竟 为 师 哥 所 得 。” 

దలకు “想必 是 楚 王 赐 给 你 师兄 了 。” 

PERDE: “PURE, ALD, RAAT RAE. TRA, RZ, AT PREP E 2j, MP, TEM EN 
中 得 此 宝剑 。 后 来 回 吴 之 后 ， 听 到 风 师 兄 的 名 字 ， 便 叫 人 将 剑 送 去 楚 国 给 他 ， 说 道 此 是 先 师 遗 泽 ， 该 由 风 师兄 承受 。” 

勾践 又 是 一 惊 ， 沉 吟 道 ，“ 伍 子 月 居然 舍得 此 剑 ， 此 人 真 乃 英雄 ， 真 乃 英雄 也 ! ”突然 间 哈哈 大 笑 ， 说 道 : “幸好 夫差 中 我 之 计 ， 已 逼 得 
HAHA, MN, MI” 

EZ, HERB. MÆTA, ۰ 

“FER LA EST, BEA? ” A: “ 风 师 兄 言 道 ， 当 时 伍子胥 只 说 仰 幕 先 师 ， 别 无 所 求 。 风 师兄 得 到 此 剑 后 ， 心 下 
感激 ， 寻 思 伍 将 军 是 吴 国 上 婴 ， 赠 我 希 世 之 珍 ， 岂 可 不 去 当面 另 谢 ? 于 是 便 去 到 吴 国 ， 向 伍 将 军 致谢 。 伍 将 军 待 以 上 宾 之 礼 ， 蔡 风 师兄 置 下 房 
舍 ， 招 待 得 极 是 客气 。” 勾 践 道 : “伍子胥 叫 人 为 他 卖命 ， 用 的 总 是 这 套 手段 ， 当 年 叫 专 诸 刺 王 僚 ， 便 是 如 此 。” 

RON: “大 王 料 事 如 神 。 但 风 师 兄 不 懂得 伍 子 月 的 阴谋 ， 受 他 如 此 厚 待 ， 心 下 过 意 不 去 ， 一 再 请 问 ， 有 何 用 已 之 处 。 伍 子 宵 总 说 “జి 
下 枉 驾 过 吴 ， 乃 是 吴 国 嘉宾 ， 岂 敢 劳动 尊 驾 ? ” 

MR: “EFER, ” 薛 烛 道 “大王 明 见 万 里 。 

风 师 兄 终于 对 伍子胥 说 ， 他 别 无 所 长 ， 只 会 铸 剑 ， 承 蒙 如 此 厚 待 ， 当 和 铸造 几 口 希 世 的 宝剑 相 赠 。 

勾践 伸手 在 大 腿 上 一 拍 ， 道 ， “着 了 道 儿 啦 ! ” 薛 烛 道 ; 

“ 那 伍 子 销 却说 ， 吴 国宝 剑 已 多 ， 也 不 必 再 铸 了 。 而 且 铸 剑 极 耗 心力 ， 当 年 干将 莫邪 铸 剑 不 成 ， 莫 邪 自 身 投入 剑 炉 ， 宝 剑 方 成 。 这 种 惨 
事 , 万 万 不可 再 行 。” GRA: “他 当真 不 要 风 胡 子 链 剑 ? 那 可 奇 了 。” 薛 烛 道 : “当时 风 师 兄 也 觉 奇 怪 。 一 日 伍 子 宵 又 到 宾馆 来 和 风 师兄 
闲谈 ， 说 起 吴 国 与 北方 齐 晋 两 国 争霸 ， 吴 士 勇 悍 ， 时 占 上 风 ， 便 是 车 战 之 术 有 所 不 及 ， 车 与 之 以 徒 兵 步 战 ， 所 用 剑 戟 却 又 不 够 锋 锐 。 风 师兄 便 
与 之 谈论 铸造 剑 戟 之 法 。 原 来 伍 子 硝 所 要 铸 的 ， 不 是 一 口 两 口 宝剑 ， 而 是 千 口 万 口 利 剑 。” 

勾践 登 时 省 悟 ， 忍 不 住 “ 啊 哟 ”一 声 ， 转 眼 向 文 种 、 范 莫 二 人 了 蛤 去 。 只 见 文 种 满 脸 焦虑 之 色 ， 范 匣 却 是 呆 呆 出 神 ， 问 道 ，“ 范 大 夫 ， 你 以 
为 如 何 ? > ARFS BARN ÆR, 别 说 此 人 已 死 ， 训 算 仍 在 世上 ， 也 终究 逃 不 脱 大 王 的 掌心 。” 

勾践 笑 道 ， “嘿嘿 ， 只 怕 寡 人 不 是 伍 子 峭 的 对 手 。” 范 划 道 ，“ 伍 子 稍 已 被 大 王 巧 计 除去 ， 难 道 他 还 能 奈何 我 越 国 吗 ? > 

色 上 践 呵 呵 大 笑 ， 道 “这 话 倒 也 不 错 。 薛 烛 ， 你 师兄 听 了 伍子胥 之 言 ， 便 助 他 铸造 利 剑 了 ? > Biol: “EE. PUTA FÆRT 


Rît A AR و‎ eer Dã AA 
IE: “原来 如 此 。” 

BE: “ 铸 得 一 年 ， 风 师 哥 劳 阅 过度， 精力 不 支 ， 便 向 伍子胥 说 起 小 人 名 字 ， 伍 子 悄 备 下 礼物 ， 要 风 师 哥 来 召 小 人 前 往 吴 国 ， 相 助 风 师 
లైన ATRIO, EREZIE AWA, గ. 
iA. 

AMS: “SK ER. ES ENE E AS E E 再 碗 ま 了 小 人 
四 根 手 指 ， 好 教 小 人 从 此 成 为 废人 。?” 

ARNE, HRM: “下 次 捉 到 风 胡 子 ， 定 将 他 斩 成 肉 获 。?” 

文 种 道 ，“ 薛 先生 ， 你 自己 虽 不 能 詹 剑 ， 但 指点 剑 折 ， 咱 们 也 能 铸 成 千 口 万 口 利 剑 。” 薛 烛 道 ， ERICA: BOI, RA, ME 
精 铜 在 越 ， 良 锡 在 吴 。” 

UE: “伍子胥 早已 派兵 守住 锡山 ， 不 许 百姓 采 锡 ， 是 不 是 ? ” 薛 烛 脸 现 惊异 之 色 ， 道 : “ 范 大 夫 ， 原 来 你 早 知道 了 。” 

AR: “我 只 是 猜测 而 已 ， 现 下 伍子胥 已 死 ， 他 的 遗 命 吴 人 未 必 遵 守 。 高 价 收购 ， 要 得 良 锡 也 是 不 难 。?” 

ARE: “然而 远 水 救 不 着 近 火 ， 待 得 采 铜 、 炼 锡 、 造 炉 、 铸 剑 ， 铸 得 不 好 又 要 从 头 来 起 ， 少 说 也 是 两 三 年 的 事 。 如 果 夫 差 活 不 到 这 人 么 
和 久 ， 岂 不 成 终生 之 恨 ? > 

27۳۳+ sið: “是 。 臣 等 当 再 思 良 策 。 

Wa ELEK. U. KENTA, سر همه‎ en 96008 ”想到 这 里 ， 胸 口 一 阵 隐 隐 发 痛 ， 脑 海中 立刻 出 现 了 那个 惊 
丽 影 。 

那 是 浣 纱 溪 畔 的 西施 。 是 自己 亲 去 访 寻 来 的 天 下 无 双 美 女 夷 光 ， 将 越 国 山 水 灵气 集 于 一 身 的 娇娃 夷 光 ， 自 己 却 亲 身 将 她 送 入 了 吴 富 。 

从 会 稽 到 姑 苏 的 路 程 很 得 ， 只 不 过 是 几 天 的 水 程 ， 但 便 在 这 短 短 的 几 天 之 中 ， 两 人 情 根 深 种 ， 再 也 难 分 难 售 。 西 施 卑 洁 的 脸庞 上 ， 垂 着 两 
颗 珍 珠 一 般 的 泪珠 ， 声 音像 若 耶 溪 中 温柔 的 流水 : “ 少 伯 ， 你 答应 我 ， 一 定 要 接 我 回来 ， 越 快 越 好 ， 我 日 日 夜 夜 的 在 等 着 你 。 你 再 说 一 遍 ， 你 
氷 錠 永 近 不 会 忘 了 我 。” 

ART, BANISH. EKER, REREAD. DARKENS, KREISEN 
SI MESAS 

他 在 街 上 漫步 ， 十 八 名 卫士 远 远 在 后 面 跟着 。 

突然 闻 长 街 西 首 传 来 一 阵 吴 歌 合唱 : “我 剑 利 今 敌 形 胆 ， 我 剑 捷 今 敌 无 首 ……?” 

八 名 身 穿 青衣 的 汉子 ， 手 臂 挽 着 手臂 ， 放 喉 高 歌 ， 旁 若 无 人 的 大 踏步 过 来 。 行 人 都 避 在 一 旁 。 那 正 是 昨日 在 越 言 中 大 获 全 胜 的 吴 国 剑 士 ， 
显然 是 喝 了 酒 ， 在 长 街 上 横冲直撞 。 

WEE TASK, PUSE ZE NN TI JH e 

NA REASI LER J jW RAHIBI. A ARE, REE, WÈ: “你 …… 你 是 范 大 夫 …… 哈 哈 ， 哈 哈 ， 哈 哈 ! ” 

范 艺 的 两 名 卫士 抢 了 上 来 ， 挡 在 范 划 身 前 ， 喝 道 ; “不得 元 礼 , WFT! ” 八 名 剑 士 纵 声 大 笑 ， 学 着 他 们 的 音调 ， 笑 道 : “MER N 
FI! ”两 名 卫士 抽出 长 剑 ， 喝 道 : “大 王 有 命 ， 冲 撞 大 夫 者 斩 ! ” 

为 首 的 吴 国 剑 士 身子 播 摇晃 晃 ， 说 道 : “ 斩 你 ， 还 是 斩 我 ? ” 

CEDE: “这 是 吴 国 使 臣 ， 虽 然 无 礼 ， 不 能 跟 他 们 动手 。” 

正 要 说 : “让 他 过 去 ! ”突然 间 白 光 闪 动 ， 两 名 卫士 齐 声 惨 呼 ， 跟 着 当当 两 声响 ， 两 人 右手 手掌 随 着 所 握 长 剑 都 已 掉 在 地 下 。 

那 为 首 的 吴 国 剑 士 缓 缓 还 剑 入 鞘 ， 满 脸 傲 色 。 

范 艺 手下 的 十 六 名 卫士 一 齐 拔 剑 出 鞘 ， 团 团 将 八 名 吴 国 剑 士 围 住 。 

为 首 的 吴 士 仰天 大 笑 ， 说 道 : “我 们 从 姑 苏 来 到 会 稽 ， 原 是 不 想 再 活着 回去 ， 且 看 你 越 国 要 动用 多 少 军 马 ， 来 杀 我 吴 国 八 名 剑 士 。” 说 到 
最 后 一 个 “ 士 ” 字 时 ， 一 声 长 清 ， 八 人 同时 执 剑 在 手 ， 背 靠背 的 站 在 一 起 。 

WED: “小 不 忍 则 乱 大 谋 ， 眼 下 我 国 准 备 未 周 ， 不 能 杀 了 这 八 名 吴 士 ， 致 与 夫差 起 峡 。” 喝 道 : “这 八 位 是 上 国 使 者 ， 大 家 不 得 无 
从 ， 退 开 了 ! ”说 着 让 在 道 旁 。 他 手下 卫士 都 是 怒气 填 唐 ， 眼 中 如 要 喷 出 火 来 ， 只 是 大 夫 有 令 ， 不 敢 违 抗 ， 当 即 也 都 让 在 街 边 。 

八 名 吴 士 哈哈 大 笑 ， 齐 声 高 歌 ， “我 剑 利 今 敌 形 胆 ， 我 剑 捷 今 敌 无 首 ! ” 

忽 听 得 昱 昱 羊 叫 ， 一 个 身 穿 浅 绿 衫 子 的 少女 赶 着 十 几 头 山羊 ， 从 长 街 东 端 走 来 ， 这 群 山羊 来 到 吴 士 之 前 ， 便 从 他 们 身边 绕 过 。 

一 名 吴 士 兴 犹 未 尽 ， 长 剑 一 挥 ， 将 一 头 山羊 从 头 至 肚 ， 齐 为 两 半 ， 便 如 是 划 定 了 线 仔细 切 开 一 般 ， 连 鼻子 也 是 一 分 为 二 ， 两 天 羊 身分 倒 左 
右 ， 剑 术 之 精 ， 实 是 骇人听闻 。 七 名 吴 士 大 声 喝采 。 范 芳心 中 也 忍 不 住 叫 一 声 : “好 剑 法 ! ” 

那 少女 手中 竹 棒 连 挥 ， 将 余下 的 十 几 头 山羊 赶 到 身后 ， 说 道 : “你 为 甚么 杀 我 山羊 ? ”声音 又 娇嫩 ， 又 清脆 ， 也 含有 几 分 愤怒 。 

那 杀 羊 吴 士 将 溅 着 羊 血 的 长 剑 在 空中 连连 虚 劈 ， 笑 道 : 

“小 姑娘 ， 我 要 将 你 也 这 样 劈 为 两 半 ! ” 

Pe Kn و‎ Ku A In Kê 

那 少女 道 : “就 算 喝 醉 了 酒 ， 也 不 能 随便 欺 侮 人 。 
|۱9 SI, A MARINTTA, 只 是 瞧 你 这 么 漂亮 ， 可 当真 舍不得 。” 七 名 吴 士 一 

HFH AR 

WENA MT REKIRK, BRM, AGRA, AMR, AAA, DIA, XM: “姑娘 ， 快 过 来 ! ” 那 少女 转 
XH: “ET! ” 

那 吴 国 剑 士 长 剑 探 出 ， 去 割 她 腰带 ， 笑 道 : “ 那 也 ……” 

只 说 得 两 个 字 ， 那 少女 手中 竹 棒 一 拌 ， 惟 在 他 手腕 之 上 。 那 剑 士 只 觉 腕 上 一 阵 剧 痛 ， 哈 哪 一 声 ， 长 剑 落地 。 那 少女 竹 棒 挑 起 ， 怕 影 微 闪 ， 
已 刺 入 了 他 左 眼 之 中 。 那 剑 士 大 叫 一 声 ， 双 手 氟 住 了 眼睛 ， 连 声 狂 吼 。 

这 少女 这 两 下 轻 轻 巧 巧 的 刺 出 ， 戳 腕 伤 目 ， 行 若 无 事 ， 不 知 如 何 ， 那 吴 国 剑 士 竟 是 避让 不 过 。 余 下 七 名 吴 士 大 吃 一 惊 ， 一 名 身材 魁梧 的 吴 
士 提起 长 剑 ， 剑 尖 也 往 少 女 左 眼 刺 去 。 剑 招 咯咯 有 声 ， 足 见 这 一 剑 劲 力 十 足 。 

那 少女 更 不 避让 ， 竹 棒 刺 出 ， 后 发 先 至 ， 号 的 一 声 ， 刺 中 了 那 吴 士 的 右 肩 。 那 吴 士 这 一 剑 之 劲 立时 卸 了 。 那 少女 竹 棒 挺 出 ， 已 剑 入 他 右 眼 
之 中 。 那 人 杀 猪 般 的 大 啤 ， 双 拳 乱 挥 乱 打 ， 眼 中 鲜血 小 小 而 下 ， 神 情 甚 是 可 人 怖 。 

这 少女 以 四 招 惟 睹 两 名 吴 国 剑 士 的 眼睛 ， 人 人 眼见 她 只 是 随手 挥 刺 ， 对 手 便 即 受伤 ， 无 不 管 然 动容 。 六 名 吴 国 剑 士 又 惊 又 怒 ， 各 举 长 剑 ， 
閣 那 少女 国 在 壇 心 。 

SIR, REZO ERM TA Ce FEAL, AA ARE J PP RAEI, FS Re I, (E AER 202‏ لام تا 
法 ， 不 由 得 又 惊 又 喜 ， 待 见 六 名 剑 士 各 挺 兵 刃 围 住 了 她 ， 心 想 她 剑术 再 精 ， 一 个 少女 终 是 难 敌 六 名 高 手 ， 当 即 朗 声 说道 : “ 吴 国 众 位 剑 士 ， 六‏ 


个 打 一 个 ， 不 怕 坏 了 吴 国 的 名 声 ? HES JIB, BE! NF, TAN BROT, BÆT REALE, 

那 少女 冷笑 道 ，“ 六 个 打 一 个 ， 也 未 必 会 赢 ! ”左手 微 举 ， 右 手中 的 竹 棒 已 向 一 名 吴 士 眼中 惟 去 。 那 人 举 剑 挡 格 ， 那 少女 早已 兜 转 竹 棒 ， 
稚 向 另 一 名 吴 士 胸口 。 便 在 此 时 ， 三 名 吴 士 的 长 剑 齐 向 那 少女 身上 刺 到 。 那 少女 身 法 灵巧 之 极 ， 一 转 一 侧 ， 将 来 剑 尽数 避 开 ， 喉 的 一 声 ， 挺 棒 
截 中 左 首 一 名 吴 士 的 手腕 。 那 人 五 指 不 由 自主 的 松 了 ， 长 剑 落地 。 

十 六 名 越 国 卫士 本 欲 上 前 自 外 夹击 ， 但 其 时 吴 国 剑 士 长 剑 使 开 ， 已 然 幻 成 一 道 剑 网 ， 青 光 闪烁 ， 那 些 越 国 卫士 如 何其 得 近 身 ? 

却 见 那 少女 在 剑 网 之 中 际 忽 来 去 ， 浅 绿色 布 衫 的 衣 袖 和 带子 飞扬 开 来 ， 好 看 已 极 ， 但 听 得 “ 啊 哟 ”、 哈 哼 之 声 不断 ， 吴 国 众 剑 士 长 剑 一 柄 
柄 落地 ， 一 个 个 的 退 开 ， 有 的 举 手 按 眼 ， 有 的 蹲 在 地 下 ， 每 一 人 都 被 刺 睹 了 一 只 眼睛 ， 或 伤 左 目 ， 或 损 右 目 。 

那 少女 收 棒 而 立 ， 娇 声 道 ，“ 你 们 杀 了 我 羊 儿 ， 赔 是 不 赔 ? ” 

八 名 吴 国 剑 土 又 是 惊 驴 ， 又 是 导 怒 ， 有 的 大 声 吃 哮 ， 有 的 全 身 发 拌 。 这 八 人 原 是 极为 勇 悍 的 武士 ， 即 使 给 人 砍 去 了 双手 双 足 ， 也 不 会 害怕 
示弱 ， 但 此 刻 突然 之 间 为 一 个 牧羊 少女 所 败 ， 实 在 摸 不 着 半点 头脑 ， 震 骇 之 下 ， 心 中 都 是 一 团 混乱 。 

那 少女 道 : “你 们 不 赔 我 半 儿 ， 我 连 你 们 另 一 只 眼睛 也 惟 睹 了 。” 八 剑 士 一 听 ， 不 约 而 同 的 都 退 了 一 步 。 

RM: AA, RARE IA MEME! 7 DKIN, Me “RAI REFER, A 
一 只 就 够 了 。” 

范 蕊 向 卫士 道 ，“ 护 送 上 国 使 者 回 宾馆 休息 ， 请 医生 医治 伤 目 。” 众 卫士 答应 了 ， 派 出 八 人 ， 挺 剑 押送 。 八 名 吴 土 手 无 兵 丸 ， 便 如 打败 了 
MAR, EINER. 

MEDE LIL, 同道 “姑娘 尊 姓 ? ” 那 少女 道 ， “你 说 甚么 ? ? jini: RA? ” 那 少女 道 , “我 叫 阿 青 ， 你 叫 甚么 ?” 

EMME, Dl: “乡下 姑娘 ， 不 懂 礼法 ， 只 不 知 她 如 何 学 会 了 这 一 身 出 神 入 化 的 剑术 。 只 须 问 到 她 的 师父 是 谁 ， 再 请 她 师父 来 教练 
Bh, TKR? ”想到 和 西施 重逢 的 时 刻 指 日 可 期 ， 不 由 得 心口 登 时 感到 一 阵 热 烘 烘 的 暖 意 ， 说 道 ， “我 叫 范 艺 。 姑 娘 ， 请 你 到 我 家 吃 
饭 去 。” 阿 青 道 ，“ 我 不 去 ， 我 要 赶 羊 去 吃 草 。” 范 艺 道 ，“ 我 家 里 有 大 好 的 草地 ， 你 赶 羊 去 吃 ， 我 再 赔 你 十 头 肥 羊 。” 

阿 青 拍手 笑 道 ，。 “你 家 里 有 大 草地 吗 ? 那 好 极 了 。 不 过 我 不 要 你 赔 羊 ， 我 这 羊 儿 又 不 是 你 杀 的 。” 她 足下 地 来 ， 抚 摸 被 割 成 了 两 天 的 羊 
4, ERE: “好 老 白 ， 乖 老 白 ， 人 家 杀 死 了 你 ， 我 …… 我 可 救 你 不 活 了 。” 

范 划 吟 只 卫 士 道 ，“ 把 老 白 的 两 站 身子 儿 了 起 来 ， 去 埋 在 姑娘 屋子 的 旁边 。” 

阿 青 站 起 身 来 ， 面 类 上 有 两 滴 泪 珠 ， 眼 中 却 透 出 喜悦 的 光芒 ， 说 道 ，“ 范 医 ， 你 …… 你 不 许 他 们 把 老 白 吃 了 ? ” DH: “HARRY. 
是 你 的 好 老 白 ， 乖 老 白 ， 谁 都 不 许 吃 。” 阿 青 叹 了 口气 ， 道 ， “你 真 好 。 我 最 恨 人 家 拿 我 的 羊 儿 去 宰 来 吃 了 ， 不 过 妈 说 ， 羊 儿 不 卖 给 人 家 ， 我 
RSK. 7 WE: 

TAÐ, BN AÐRAR, MÆ, — ABE > MEXE, ICH, Mil: “PLEA.” 

PIEZA, 又 当 街 抱 住 了 他 , EREK, MÆLTI, RA.‏ 0و 

TF, 似 平生 情 逢 休 天 上 下 凡 的 仙女 , 一 循 身 便 不 見 了 , ZET USK ıl 2ê యారు, MR, FER 

BAER 2F AE NI RIN AIS, BOR: METER, METIDO ” IA, WW: “ 我 正 嫌 屋 子 太 大 , HA 
下 吉米 人 好 不 好 ? 你 家 时 还 有 什么 人 ? ” WIN “MARMARA. FRANK. RIGUBIMIAZIO TRA. 

RA, A NED, FER HE. PANEL PERIE A. EE O 
BRECHEN WEN, TRATES IRE, ERB. 

ali MSRM DI, REBEN. KR, ERR EDNAN, 考 世 色 全然 不 憶 , 笑子 同道 : “ 阿 青 姑娘 ， 教 你 剑术 的 那 位 师父 是 谁 ? ” 

阿 青 睁 着 一 双 明 汶 的 大 眼 ， 道 ， “什么 剑术 ? గంతు” అతుకు “PRIA THOR, KABRA ADAT, JI 
是 谁 教 你 的 ? ” 阿 青 摇头 道 ，“ 没 有 人 教 我 ， 我 自己 会 的 。” 范 艺 见 她 神情 坦率 ， 实 无 丝毫 作伪 之 态 ， 心 下 暗 异 “难道 当真 是 天 降 异 
A? ”说 道 ， “你 从 小 就 会 玩 这 人 竹 棒 ?” 

HH: CRETA, BEBE, EA ARIE LEE, RIVALI, HEEE. AT TEXT A, RAM. E) 
他 总 是 打 到 我 ， 我 打 不 着 他 。 我 们 天 天 这 样 打 着 玩 ， 近 来 我 总 是 打 到 他 ， 惟 得 他 很 痛 ， 他 可 截 我 不 到 。 

他 也 不 大 来 跟 我 玩 了 。” 

ÆR, IM: “ 白 公 公 住 在 哪里 ? 你 带 我 去 找 他 好 不 好 ? ” 阿 青 道 ，“ 他 住 在 山里 ， 找 他 不 到 的 。 只 有 他 来 找 我 ， 我 从 来 没 去 找 过 
fo > ti: “我 想见 见 他 ， 有 没有 法 子 ?” 

阿 青 沉吟 道 ，“ 咽 ， 你 跟 我 一 起 去 牧羊 ， 咱 们 到 山 边 等 他 。 就 是 不 知道 他 什么 时 候 会 来 。” 叹 了 口气 道 ，“ 近 来 好 久 没 见 到 他 啦 1 > 

OM: “为 了 越 国 和 夷 光 ， 跟 她 去 牧羊 却 又 怎 地 ? ”便道 ，“ 好 啊 ， 我 就 陪 你 去 牧羊 ， 等 那 位 白 公公 。” 寻 思 : “这 阿 青 姑娘 的 剑 
术 ， 自 然 是 那 位 山中 老人 白 公公 所 教 的 了 。 料 想 白 公公 见 她 年 幼 天 真 ， 便 装 作 用 人 竹 棒 跟 她 闹 着 玩 。 他 能 令 一 个 乡下 寻 娘 学 到 如 此 神 妙 的 剑术 ， 
请 他 去 教练 越 国 武 寸 ， 破 吴 必 会 ! ” 

请 阿 青 在 府中 吃 了 饭 后 ， 便 跟随 她 同 到 郊外 的 山里 去 牧羊 。 他 手下 部 属 不 明 其 理 ， 均 感 骇 怪 。 一 连 数 日 ， 范 翘 手 执 竹 棒 ， 和 阿 青 在 山野 间 
牧羊 唱歌 ， 等 候 白 公公 到 来 。 

第 五 日 上 [， 文 种 来 到 范 府 拜 访 ， 见 范 府 换 吏 面 有 忧 色 ， 问 道 , “ 范 大 夫 多 日 不 见 ， 大 王 颇 为 挂念， 命 我 前 来 探望 ， 葛 非 范 大 夫 身 子 不 适 
么 ? ” 那 换 吏 道 ，“ 回 襄 文 大 夫 ;， 范 大 夫 身 子 并 无 不 适 ， 只 是 …… 只 是 ……” 文 种 道 : “只 是 怎样 ? ” 那 挨 更 道 : “文大 夫 是 范 大 夫 的 好 友 ， 
我 们 下 吏 不 敢 说 的 话 ， 文 大 夫 不 妨 去 劝 劝 他 。” 文 种 更 是 奇怪 ， 问 道 :，“ 范 大 夫 有 什么 事 ? ” 

那 损 吏 道 ，“ 范 大 夫 迷 上 了 那个 …… 那 个 会 使 竹 棒 的 乡下 姑娘 ， 每 天 一 早 便 障 着 她 去 牧羊 ， 不 许 卫士 们 跟随 保护 ， 直 到 天 黑 才 回来 。 小 更 
有 公务 请 示 ， 也 不 敢 前 去 打扰 。” 

文 种 哈哈 大 笑 ， 心 想 : “ 范 贤 弟 在 楚 国之 时 ， 楚 人 都 叫 他 范 疯子 。 他 行事 与 众 不 同 ， 原 非 俗人 所 能 明白 。” 

这 时 范 艺 正 坐 在 山坡 草地 上 ， 讲 述 楚 国 湘 妃 和 山 鬼 的 故事 。 阿 青 坐 在 他 身 昱 凝神 倾听 ， 一 双 明 亮 的 眼睛 ， 目 不 转瞬 的 瞧 着 他 ， 和 忽然 问 
道 ，“ 那 湘 妃 真是 这 样 好 看 么 ? 7 

范 蕊 经 轻 说 道 ，“ 她 的 眼睛 比 这 溪水 还 要 明亮 ， 还 要 清澈 ……” 阿 青 道 ， “她 眼睛 里 有 鱼 游 么 ?” 范 匣 道 ，“ 她 的 皮肤 比 天 上 的 白云 还 要 
柔和 ， 还 要 温 软 ……” 阿 青 道 : “难道 也 有 小 鸟 在 云 里 飞 吗 ?” 范 蕊 道 ， “她 的 嘴唇 比 这 杂 小 红 花 的 花 准 还 要 娇嫩 ， 还 要 鲜艳 ， 她 的 嘴唇 湿 湿 
的 ， 比 这 花 六 上 的 露水 还 要 晶莹 。 湘 妃 站 在 水 边 ， 倒 影 喘 在 清流 的 湘江 里 ， 江 边 的 鲜花 羞 居 得 都 枯 攻 了 ， 鱼 儿 不 敢 在 江 里 游 ， 生 怕 和 弄 乱 了 她 美 
丽 的 倒影 。 她 白雪 一 般 的 手 伸 到 湘江 里 ， 柔 和 得 好 像 要 溶 在 水 里 一 样 ……” 

阿 青 道 ，“ 范 匣 ， 你 见 过 她 的 是 不 是 ? 为 甚么 说 得 这 样 仔细 ? ” 

范 蓝 轻 轻 叹 了 口气 ， 说 道 ，“ 我 见 过 她 的 ， 我 蟾 得 非常 非常 仔细 。” 

他 说 的 是 西施 ， 不 是 湘 妃 。 

各 芭 他 输 向 着 北方 眼光 占 过 了 一 条 流浪 滔 的 大 江 ，。 这 美丽 的 女 妇 是 在 寻 苏 城中 吴 王 富里 ， 她 这 时 候 在 做 什么 ? REREREA? J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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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TA: “Gua! 你 的 胡子 很 奇怪 ， 给 我 摸 一 摸 行 不 行 ?” 

HEN: IRENE, AREE? 

阿 青 说 ，“ 范 匣 ， 你 的 胡子 中 有 两 根 是 白色 的 ， 真 有 趣 ， 像 是 我 羊 儿 的 毛 一 样 。” 

范 蕊 想 :分 手 的 那天 ， 她 伏 在 我 户 上 燃 注 ， 泪 水 湿 透 了 我 半边 衣衫 ， 这 件 衫 子 我 永远 不 洗 ， 她 的 泪痕 之 中 ， 又 加 上 了 我 的 眼泪 。 

BTL: “TEM, BULLI TREE, 好 不 好 ? 我 轻 轻 的 拔 ， 不 会 弄 痛 你 的 。” 

„ES: SERA TERRE, SRRISIIRZE, BAKK. CARAT, ZEYLEW EN, 
这 么 漂 游 一 辈子 。 

突然 之 间 ， 关 下 微微 一 痛 ， 阿 青 已 拔 下 了 他 一 根 胡 子 ， 只 听 得 她 在 格格 娇 笑 ， 莫 地 里 笑 声 中 断 ， 听 得 她 喝道 “你 又 来 了 ! ” 

绿 影 闪 动 ， 阿 青 已 激 射 而 出 ， 只 见 一 团 绿 影 、 一 团 白 影 已 迅捷 无 伦 的 缠 斗 在 一 起 。 

EAM: “ 白 公公 到 了 ! ”眼见 两 人 斗 得 一 会 ， 身 法 渐渐 缓 了 下 来 ， 他 忍 不 住 “ 啊 ” 的 一 声 叫 了 出 来 。 

和 阿 青 相 斗 的 竟然 丰 是 人 ， 而 是 一 头 白 猿 。 

这 白 狼 也 拿 着 一 根 竹 棒 ， 和 阿 青 手中 竹 棒 纵 横 挥 舞 的 对 打 。 这 白 猿 出 棒 招 数 巧妙 ， 劲 道 凌 历 ， 竹 棒 刺 出 时 带 着 呼 呼 风 声 ， 但 每 一 棒 刺 来 ， 
总 是 给 阿 青 拆 解 开 去 ， 随 即 以 巧妙 之 极 的 招数 还 击 过 去 。 

数 日 前 阿 青 与 吴 国 剑 十 在 长 街 相 斗 ， 一 棱 便 截 睹 一 名 吴 国 剑 圭 的 眼睛 ， 每 次 出 棒 都 一 式 一 样 ， 直 到 此 刻 ， 范 莫 方 见 到 阿 青 剑术 之 精 。 他 于 
剑术 虽然 所 学 不 多 ， 但 常 去 临 观 越 国 剑 士 练 剑 ， 剑 法 优 劣 一 眼 便 能 分 别 。 当 日 吴越 剑 士 相 斗 ， 他 已 看 得 括 舌 不 下 ， 此 时 见 到 阿 青 和 白 猿 斗 剑 ， 
手中 所 持 虽 然 均 是 竹 棒 ， 但 招 法 之 精 奇 ， 吴 越 剑 士 相 形 之 下 ， 直 如 儿戏 一 般 。 

白 独 的 竹 棒 越 使 越 快 ， 阿 青 却 时 时 凝 立 不 动 ， 偶 尔 一 棒 刺 出 ， 便 如 电光 急 闪 ， 双 得 白 猿 接连 倒退 。 

阿 青 将 白 猿 逼 退 三 步 ， 随 即 收 棒 而 立 。 那 白 猿 双手 持 棒 ， 身 子 飞 起 ， 挟 着 一 股 劲 风 ， 向 阿 青 疾 刺 过 来 。 范 划 见 到 这 般 猛 恶 的 情势 ， 不 由 得 
大 惊 ， 叫 道 ， “小心! ” 却 见 阿 青 横 棒 挥 出 ， 拍 拍 两 声 轻 响 ， 白 猿 的 竹 棒 已 掉 在 地 下 。 

白 猿 一 声 长 哺 ， 跃 上 树 梢 ， 接 连 几 个 纵 跃 ， 已 窗 出 数 十 丈 外 ， 但 听 得 哺 声 凌厉 ， 渐 渐 远 去 。 山 谷 间 猿 哺 回 声 ， 良 久 不 绝 ，。 

阿 青 回 过 身 来 ， 叹 了 口气 ， 道 ， “ 白 公公 断 了 两 条 手臂 ， 再 也 不 肯 来 跟 我 玩 了 。” 范 壳 道 ， “你 打 断 了 它 两 条 手臂 ? ” 阿 青 点 头 道 ，“ 今 
天 白 公 公 弛 得 很 ， 一 连 三 次 ， 要 扑 过 来 刺 死 你 。” 

WEB: “EMER? WHA? ” 阿 青 摇 了 摇头 ， 道 ; 

BARS. KRR ETRMEBETE, REIR AAA RRA. ” 

第 二天 早 情 , TERA, UTA, AÐRAR NOT. RAIN N XA Hadê), RSIS 
模仿 她 的 剑 法 。 

但 没 一 个 越 国 剑 士 能 挡 到 她 的 三 招 。 

阿 青竹 棒 一 动 ， 对 手 若 不 是 手腕 被 惟 ， 长 剑 脱手 ， 便 是 要 害 中 棒 ， 委 顿 在 地 。 

第 二 天 ， 三 十 名 剑 士 败 在 她 的 棒 下 。 第 三 天 ， 又 是 三 十 名 剑 士 在 她 一 根 短 竹 棒 下 腕 折 臂 断 ， 狼 狐 败退 。 

到 第 四 天 上 ， 范 荔 再 要 找 她 去 会 斗 越 国 剑 士 时 ， 阿 青 已 失 了 踪影 ， 寻 到 她 的 家 里 ， 只 余下 一 间 空 屋 ， 十 几 头 山羊 。 范 茧 派遣 数 百名 部 属 在 
会 稽 城内 城 外 ， 荒 山野 岭 中 去 找寻 ， 再 也 砚 不 到 这 个 小 姑娘 的 踪迹 。 

八 十 名 越 国 剑 士 没 学 到 阿 青 的 一 招 剑 法 ， 但 他 们 已 亲眼 见 到 了 神 剑 的 影子 。 每 个 人 都 知道 了 ， 世 间 确 有 这 样 神奇 的 剑 法 。 八 十 人 将 一 丝 一 
忽 勉强 捉摸 到 的 剑 法 影子 传授 给 了 旁人 ， 单 是 这 一 丝 一 忽 的 神 剑 影 子 ， 越 国武 士 的 剑 法 便 已 无 敌 于 天 下 。 

HME AL, BRT EFNA. 

三 年 之 后 ， 色 践 兴 兵 伐 吴 ， 战 于 五 湖 之 昱 。 越 军 五 千 人 持 长 剑 而 前 ， 吴 兵 道 击 。 两 军 交 锋 ， 越 兵 长 剑 闪烁 ， 吴 兵 当 者 披 靡 ， 吴 师 大 败 。 

吴 王 夫差 退 到 余杭 山 。 越 兵 追击 ， 二 次 大 战 ， 吴 兵 始终 挡 不 住 越 兵 的 快 剑 。 夫 差 兵 败 自杀 。 越 军 攻 入 吴 国 的 都 城 姑 苏 。 

范 划 亲 领 长 剑 手 一 千 ， 直 冲 到 吴 王 的 馆 娃 宫 。 那 是 西施 所 住 的 地 方 。 他 带 了 几 名 卫士 ， 奔 进 官 去 ， 叫 道 : “ 夷 光 , 夷 光 !” 

他 奔 过 一 道 长 廊 ， 脚 步 声 发 出 清 朗 的 回声 ， 长 廊下 面 是 空 的 。 西 施 脚步 轻盈 ， 每 一 步 都 像 是 弹琴 鼓 瑟 那样 ， 有 美妙 的 音乐 节拍 。 夫 差 建 了 
这 道 长 廊 ， 好 听 她 奏 着 音乐 般 的 脚步 声 。 

在 长 廊 彼 端 ， 音 乐 般 的 脚步 声响 了 起 来 ， 像 欢乐 的 锦 瑟 ， 像 清和 的 瑶 琴 ， 一 个 轻柔 的 声音 在 说 :，“ 少 伯 ， 真 的 是 你 么 ?” 

çü BEN FI EW, Bið: ÆR, AR! 我 来 接 你 了 。” 

他 听 得 自己 的 声音 晰 号 ， 好 像 是 别人 在 说 话 ， 好 像 是 很 远 很 远 的 声音 。 他 跟 跑 跑 跑 的 奔 过 去 。 

长 廊 上 乐 声 繁 音 促 节 ， 一 个 柔软 的 身子 扑 入 了 他 怀 里 。 

春 夜 溶 溶 。 花 香 从 园 中 透 过 帘子 ， 球 进 馆 娃 宫 。 范 艺 和 西施 在 倾诉 着 别 来 的 相思 。 

Zi WR IEI Bl A JL JHI! BAI E N. 

RAH: “PRAT MSG, RRS IT lie? > 

西施 笑 着 摇 了 摇头 ， 她 有 些 奇怪 ， 怎 么 会 有 羊 叫 ? 然而 在 心爱 之 人 的 面前 ， 除 了 温柔 的 爱 含 ， 任 何其 他 的 念头 都 不 会 在 心中 停留 长 入。 她 
慢 慢 伸手 出 去 ， 担 住 了 范 荔 的 左手 。 炽 热 的 血 同时 在 两 人 脉 管 中 迅 速 流动 。 

突然 间 ， 一 个 女子 声音 在 静夜 中 响起 : “ఆతు! 你 叫 你 的 西施 出 来 ， 我 要 杀 了 她 ! ” 

范 蓝 陡 地 站 起 身 来 。 西 施 感到 他 的 手掌 忽然 间 变 得 冰冷 。 

范 划 认 得 这 是 阿 青 的 声音 。 她 的 呼声 越过 馆 娃 宫 的 高 墙 ， 际 了 进来 。 

“ji, BE, RERU, ERT. REKA. ” 

ji di ER, ERR: “她 为 甚么 要 杀 夷 光 ? 吏 光 可 从 来 没 得 罪过 她 ! ” 莫 地 里 心中 一 亮 ， 云 时 之 间 都 明白 了 : 

“她 并 不 真是 个 不 懂事 的 乡下 姑娘 ， 她 一 直 在 喜欢 我 。” 

RIN, HEE, 

EWA, RK, RAGS DMB, VSR, RM, HO. PR LEE EB 
民 的 都 是 冷汗 ， 觉 到 他 的 手掌 在 发 拌 。 

如 果 阿 青 要 杀 的 是 他 自己 ， 范 蓝 不 会 害怕 的 ， 然 而 她 要 杀 的 是 西施 。 

«Sii, BE! 我 要 杀 了 你 的 西施 ， 她 逃 不 了 的 ! ” 

阿 青 的 声音 忽 东 忽 西 ， 在 宫 墙 外 传 进来 。 

JE TE, VUE: “REZIONTA. ” NORTE, PUENTES. 

十 八 名 卫士 跟随 在 他 身后 。 阿 青 的 呼声 人 人 都 听见 了 ， 耳 听 得 她 在 宫 外 直 呼 破 吴 英 雄 范 大夫 之 名 ， 大 家 都 感到 十 分 话 异 。 


Tue SIE TIZIA, ARH, IRAE, 不 見 有人 , DEDE: “RIF, OLR, RAB. ” MEDIA, WEN 
道 : “ 阿 青 姑娘 ， 多 时 不 见 ， 你 可 好 么 ? ” TETATHER. RSET RA, MARIA. 

AKU DE, IEA PARE ఎ SF E. 

他 回 到 西 序 面 前 , AAT TOK. EMME, WERTE. MENS IR, వ J BA: 

“ 令 一 个 宫女 假装 夷 光 ， 让 阿 青 杀 了 她 ? RAHM ARE, EHRE, AREA? 阿 青 来 时 ， 我 在 她 面前 自杀 ， 求 她 饶 了 
夷 光 ? 调 二 千 名 弓箭 手 守 住 宫 门 ， 阿 青 若 是 硬 冯 ， 那 便 万 箭 齐 发 ， 射 死 了 她 ? ”但 每 一 个 计策 都 有 破绽 。 

阿 青 于 越 国 有 大 功 ， 也 不 忍 将 她 杀 死 。 他 性 性 的 鸭 着 西施 ， 心 头 忽然 感到 一 阵 温 暖 : “我 二 人 就 这 样 一 起 死 了 ， 那 也 好 得 很 。 我 二 人 在 临 
死 之 前 ， 终 于 是 聚 在 一 起 了 。” 

时 光 缓 缓 流 过 。 西 施 觉 到 范 芳 的 手掌 温暖 了 。 他 不 再 害怕 ， 脸 上 露出 了 笑容 。 

破晓 的 日 光 从 窗 中 照射 进来 。 

暮 地 里 富 门 外 响起 了 一 阵 吃喝 声 ， 跟 着 哈 哪 哪 、 哈 哪 哪 响声 不 绝 ， 那 是 兵 刃 落地 之 声 。 这 声音 从 宫 门 外 直 响 进来 ， 便 如 一 条 极 长 的 长 蛇 ， 
飞快 的 游 来 ， 长 廊 上 也 响起 了 兵 刃 落地 的 声音 。 一 千 名 甲 士 和 一 千 名 剑 士 阻 挡 不 了 阿 青 。 

只 听 得 阿 青 叫 道 : “ 范 匣 ， 你 在 哪里 ?” 

să GR T ~ER, HIRE: “ 阿 青 ， 我 在 这 里 。”‏ تا 

“里 ” 字 的 声音 甫 绝 ， 哈 的 一 声响 ， 门 帷 从 中 裂 开 ， 一 个 绿 衫 人 飞 了 进来 ， 正 是 阿 青 。 她 右手 竹 棒 尖端 指 住 了 西施 的 心口 。 

她 凝视 着 西施 的 容光 ， 阿 青 脸 上 的 杀气 渐渐 消失 ， 变 成 了 失望 和 诅 丧 ， 再 变 成 了 惊奇 、 羡 幕 ， 变 成 了 崇敬 ， 喃 喃 的 说 : Re REA 
这 …… 这 样 的 美女 ! 范 茵 ， 她 …… 她 比 你 说 的 还 …… 还 要 美 ! ” 纤 腰 扭 处 ， 一 声 清 啸 ， 已 然 破 窗 而 出 。 

WME CRANE, MAR, RGR, RAS. 

数 十 名 卫士 急 步 奔 到 门 外 。 卫 士 长 躬 身 道 : “XAWER? ” 

WRIA TRF, MILET FE. SUIE AIE, JE: 

“咱们 换 上 许 民 的 衣衫 ， 我 和 你 到 太湖 划船 去 ， 再 也 不 回来 了 。” 

西施 眼中 闪 出 无 比 快乐 的 光臣， 忽然 之 间 ， 微 微 感 起 了 周 头 ， 伸 手 捧 着 心口 。 阿 青 这 一 棒 虽 然 没 戳 中 她 ， 但 棒 端 发 出 的 劲 气 已 刺 伤 了 她 心 


两 千年 来 人 们 都 知道 ，“ 西 子 捧 心 ”是 人 间 最 美丽 的 形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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